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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 - 量”重疊的同形異構現象

看漢語名詞短語內兩類定語的範疇對立

郝  琦

首都師範大學

提要

本文從“一 -量”重疊的同形異構現象出發，分析漢語名詞短語中的兩類定語——數量定
語和屬性定語——的不同句法表現和語義屬性。漢語中的“一 -量”重疊是歧義格式，可
表達個體接續意義（微風吹落一片一片的樹葉）和形態描摹意義（小張只吃一片一片的

魚肉），在這兩種意義下該格式表現出一系列句法差異。本文基於這些句法差異，論證

個體接續義的“一量一量 a”與數量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構造相同，該格式可進一步
緊縮為“一量量”和“量量”，而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 b”是數量短語“一 -量”經
ABAB式重疊派生出的狀態詞。這一同形異構現象反映出名詞短語結構中數量定語和屬性
定語的範疇對立：作為數量定語的“一量一量 a”表達事物的總體性質（單調維度性質），
句法上位於名詞的內論元位置；而作為屬性定語的“一量一量 b”表達事物的個體性質（非
單調維度性質），句法上位於名詞的附接語位置。本文的分析也能夠幫助解決量詞重疊現

象的派生來源問題。

關鍵詞

“一 -量”重疊，量詞重疊，同形異構，數量定語，屬性定語

© 2026 郝琦。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 -禁止改作 4.0國際協議授權。

DOI: 10.65961/crcl-2026-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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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一個典型的二語習得偏誤實例引發的問題

筆者關注現代漢語中的“一 -量”重疊問題，起因是在短視頻平臺上看到一個十
分有趣的二語偏誤實例。這一偏誤例來自短視頻博主“我是郭傑瑞”，其作品主題是

介紹中美等國生活文化、對比中美差異。博主 2022年 2月 24日在微博平臺發佈短視
頻作品“亞洲鯉魚氾濫逼瘋美國人”，1主要內容是：為緩解美國當地河流中的鯉魚氾

濫，由中國人開設的鯉魚製品加工廠製作若干產品推向美國市場。以下是這一短視頻

作品中的真實對話片段：

(1) 郭傑瑞： （拿著刮魚鱗的工具）（這是）中國來的禮物……

 工廠廠主： 刮魚鱗的。
 郭傑瑞： 對。

 工廠廠主： 我們也用這個，差不多。
 郭傑瑞：  這個我從來沒用過。哇，它真的好用！我們的超市沒有這個，

因為美國人只吃一塊一塊魚，不吃這個一條魚。

以上語篇中的劃線句不合語法，正確的表達應為“美國人只吃一塊一塊的魚，不

吃一條一條的魚 /整條的魚。”從表面來看，造成偏誤的原因是“一 -量”重疊格式“一
塊一塊”之後缺失“的”字。然而，“一 -量”重疊格式並非不能直接與名詞組合，
以下是二者之間不出現“的”字的真實語料：

(2) a.  負的電流體是由微粒構成的，正好像海灘是由沙粒構成或者房子是由一塊
一塊磚砌成的一樣。（北京大學 CCL語料庫，2下文簡稱 CCL）

 b.  確實，荒漠的地方，杳無人煙，而一塊一塊綠洲，卻是令人驚奇的“人間
樂園”。（北京語言大學 BCC語料庫，3下文簡稱 BCC）

那麼，如何分析語篇（1）中劃線句的癥結所在？我們認為，這裡出現偏誤的深層
原因是，“一量一量的名”這一格式是歧義格式，其中的“的”字只在一種意義下可

以刪除。該格式的歧義性可示例如下：

(3) a. 秋天到了，走在街上，看到微風吹落一片一片的樹葉。
 b. 小張只吃一片一片的魚肉，從不吃整條的魚。

1 視頻鏈接：https://weibo.com/5626136031/LgVX3E4NI。
2 網址：https://cclcorpus.pku.edu.cn/ 。
3 網址：https://bcc.bl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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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a）中“一片一片”表達的是數量意義，“一片一片的樹葉”猶言“一片又一片
的樹葉、一片接著一片的樹葉”，這是通過描寫事物個體接續出現的狀態反映個體數

量之多，本文將這一意義稱為“個體接續解讀”；例（3b）表達的是屬性意義，“一
片一片的魚肉”是與“整條的魚”相對而言的，重疊形式“一片一片”通過描摹事物

的存在形態對中心語名詞進行限定性修飾，本文將這一意義稱為“形態描摹解讀”。

在個體接續解讀下，“一量一量的名”中的“的”字可以刪除（微風吹落一片一片樹

葉，亦見例（2）中的真實語料 4）；相反，在形態描摹解讀下，“的”字不能刪除（*小
張只吃一片一片魚肉）。語篇（1）中的劃線句正是“一量一量的名”取形態描摹解讀的
情況，因此這裡“的”字不出現是不合語法的。

實際上，“一量一量的名”的以上兩種解讀對應著一系列句法表現差異。本文

將系統性地揭示這些差異，並且論證，“一量一量”這一格式表現出同形異構現象：

取個體接續解讀的“一量一量 a”與數量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構造相同（因此
是一種偽重疊），該格式可進一步緊縮為“一量量”和“量量”兩種形式（宋玉柱

1981a）；取形態描摹解讀的“一量一量 b”是數量短語“一 -量”經 ABAB式重疊而
派生出的狀態詞（因此是真正的重疊）。這一同形異構現象反映出名詞短語結構中數

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對立：作為數量定語的“一量一量 a”表達事物的總體性質，而作
為屬性定語的“一量一量 b”表達事物的個體性質，這兩種定語在不同的句法層次上實
現不同的語義功能。因此，“一量一量”的歧義性對於分析漢語名詞短語內不同性質

的定中關係有重要意義。本文的分析也能夠幫助解決量詞重疊現象的派生來源問題。

2. 前人研究述評

對於與量詞相關的重疊問題，目前學界關注的焦點在量詞自身的重疊上（宋玉柱  
1981b；郭繼懋  1999；Zhang  2013；隋娜、胡建華  2017；等等，本文將在第 6節討論
量詞重疊問題），專文討論“一 -量”重疊的研究較少。系統討論這一問題的是宋玉
柱（1981a），該研究的核心觀點可以總結為以下兩點：

第一，“一量一量”格式簡縮自“一量又一量”，並且可以進一步簡縮為“一量

量”，這三種語法形式具有近似的語法分佈和平行的語法意義；“一量量”在主語、

4 一位匿名審稿人指出，“的”字省略的句子都有較強的文學性語體特徵，而出現“的”字的句
子則傾向於用在口語交際中。筆者贊同這一判斷。這一語體分佈差異，或許與語體對韻律構造

的選擇有關：漢語正式語體偏好“[σσ][σσ]”這樣的左右平衡的複合音步（馮勝利  2010；劉麗媛  
2024），如“消極怠工、進行改寫”；而“[一量 ][一量 ]”的音步模式正好符合平衡複合的特點（相
反“[一量 ][一量的 ]”左右不平衡）。此外，數量定語後的“的”通常具有主觀性色彩（車飛、
宗守雲  2026），這或許也造成帶“的”的格式傾向於出現在非正式語體。重要的是，形態描摹
解讀下的“的”在任何語體下都不可刪除，說明這兩種解讀的句法表現對立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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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語和狀語位置上還可以進一步簡縮為“量量”，也能表達平行的語法意義。這四者

之間表義的平行性，宋文以量詞“陣”為例展示如下：

(4) a.  爺爺一直沒有作聲，他臉上掠過一陣又一陣的陰雲，他的心裡正翻騰著一
場急風暴雨。（黎汝清《海島女民兵》）（宋玉柱  1981a: 14）

 b.  一陣一陣咕咕的機關槍聲，有時被風吹斷，有時候又被風吹送過來。（管
樺《三支火把》）（宋玉柱  1981a: 14）

 c.  燥熱的風夾著砂礫，在無邊無際的戈壁灘上橫衝直撞，卷來一陣陣炙人的
熱浪。（袁鷹《戈壁水流長》）（宋玉柱  1981a: 15）

 d.  這天，從早晨起來就刮大風。陣陣的白沙，打著人們的臉，……（孫犁《風
雲初記》）（宋玉柱  1981a: 15）

(5) 例（4）中四種語法形式之間的派生關係
 一陣又一陣  ↔  一陣一陣  ↔  一陣陣  ↔  陣陣

第二，以上四種格式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表達的意義也不盡相同。具體來說，在

主語位置表達“每一”的意義：

(6) a.  隔著窗戶上的玻璃，能看到院子的木頭垛，一根根又粗又直好質量。（浩
然《金光大道》）（宋玉柱  1981a: 2）

 b.  雲嬌也笑了，擺著雙手說：“俗話是俗話，我人兒不巧，生下來的小子，
可一個一個是傻子。”（李滿天《水向東流》）（宋玉柱  1981a: 4）

宋文指出，以上兩例中，“一根根”相當於“每一根”，“一個一個”相當於“每

一個”。

在謂語、賓語、補語、定語四個位置上表達“多”的意義：

(7) a. 謂語： 從此，從壩橋來的楊柳，在天南地北生根發芽，一行又一行，一片
又一片。（袁鷹《風帆》）（宋玉柱  1981a: 10）

 b. 賓語： 在一條條大路上，運送糞肥的膠輪馬車，連成一串串，揚著黃霧，
搖著車鈴。（林青《大豆搖鈴的時節》）（宋玉柱  1981a: 8）

 c. 補語： 河灘上的雪，被大風卷絞得一坨一坨的。（梁斌《紅旗譜》）5（宋

玉柱  1981a: 8）

5 這一例其實是“形態描摹”解讀。實際上，只有表達形態描摹意義的“一 -量”重疊格式才能作
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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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定語： 我們把楊嫂叫到屋裡來，指給她看一堆一堆深紫色的桑葚，她總是
做出驚喜的樣子說：“這樣多，這樣好！”（巴金《楊嫂》）（宋

玉柱  1981a: 5）

宋文認為，以上各例中，“一 -量”重疊及其派生格式表達的都是“多”的意義，例如，
（7d）中“這樣多”呼應前文的“一堆一堆”，說明該格式表達數量之“多”。

在狀語位置上表達“逐一”（例（8））或“聯綿”（例（9））：

(8) a.  不管有多少沙山，我們總有一天把它們一個個吃掉。（《光明日報》
1973年）（宋玉柱  1981a: 3）

 b.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魯迅《從百草園到
三味書屋》）（宋玉柱  1981a: 5）

 c.  他一口又一口地咽著唾沫水，潤濕著乾枯的喉嚨。（柳青《創業史》）（宋
玉柱  1981a: 10）

(9) a. 雪花，一團團地往下落。（浩然《珍珠》）（宋玉柱  1981a: 13）
 b.  秧苗出息得一片翠綠、蔥茂、可愛，綠茸茸的毯子一樣，一塊一塊鋪在秧

床上。（柳青《創業史》）（宋玉柱  1981a: 13）

宋文將“聯綿”定義為個體“接連不斷”，“包括橫的（空間上的）接連不斷和縱的（時

間上的）接連不斷”（宋玉柱  1981a: 13）；依我們的理解，“逐一”和“聯綿”的差
異在於，前者表達個體前後相繼但在時間和空間上不重疊，後者表達個體接連不斷且

同時同地可出現多個個體。

我們認為，宋玉柱先生的研究準確地揭示出了“一 -量”重疊格式“一量一量”
與“一量又一量”“一量量”“量量”等格式之間的派生關係，並且細緻、準確地歸

納出了四者在不同句法位置上所實現的多種具體意義，對數量格式的重疊問題有重要

的理論啟發意義。然而，這一研究沒有關注到以下重要問題：

（一）沒有揭示出“每一、多、逐一、聯綿”等具體意義背後的格式核心義。我

們認為，對於宋文談及的各類用法來說，“一 -量”重疊格式的核心義歸納為“個體
接續”更為合適，“每一、多、逐一、聯綿”等意義都是基於這一核心義產生的（亦

見郭繼懋  1999）。其中，“每一”的意義來源於主語位置上名詞的周延解讀傾向，漢
語中平行的現象是，光桿名詞出現在主語位置上時一般取周延解讀，而在賓語位置上

沒有這一解讀傾向，例如：

(10) a. 蘋果我吃了。
 b. 我吃了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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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例（10b）來說，只要說話人吃了任意量的蘋果，該句就為真；然而，例（10a）
傾向於解讀為說話人吃了語境中的所有蘋果。我們認為，上文例（6）中“一根根”“一
個一個”的“每一”解讀，也來源於主語位置所帶來的周延解讀傾向，而非“一 -量”
重疊格式自身的意義。實際上，當“一 -量”重疊格式及其派生格式作定語時，如果
定中結構整體位於主語位置，有時也能帶來“每一”解讀，如：

(11) a.  幹警把張宗玲帶到他住的宿舍，讓他把自己的鎖全部打開，一把把鎖很順
利地被打開了，……（CCL）

 b.  從此，石門一屆一屆的領導班子“咬定柑桔不放鬆”，開展大規模的丘崗
地開發。（CCL）

例（11）中的現象說明，“一 -量”重疊格式的“每一”解讀不是格式自身的意義，
而是漢語中主語論元的普遍解讀傾向。

其次，“多”的意義實際上是個體接續的伴隨義，因為個體一個接一個出現的場

景，暗含著個體數量多這一信息。宋文認為這一意義在謂語、賓語、補語、定語四個

位置上出現，實際上，“一 -量”重疊格式用於主語（見例（6））和狀語（見例（8）、
例（9））位置上時，我們也能體會到事物個體數量多的意義。

此外，狀語位置上的“聯綿”和“逐一”是個體接續的兩種具體實現方式：“一 -
量”重疊格式所表達的個體接續意義本身不要求這種接續狀態出現在同一時空下，因

此，這一意義所描述的場景既可以是多個個體同時同地出現的“聯綿”狀態，也可以

是個體前後獨立出現的“逐一”狀態。實際上，在狀語外的其他句法位置，“一 -量”
重疊及其派生格式所描繪的場景也有“聯綿”和“逐一”兩種可能性。例如：

(12) a.  定語位置上的聯綿： 歌者說，孩子的淚水不丟人。我回答，可剛剛流下我
的面頰，就變成了一顆又一顆的冰珠了。（CCL）

 b.  定語位置上的逐一： 她用暮年之餘熱，溫暖著一顆又一顆孤寂的心靈。
（CCL）

綜上，“一 -量”重疊格式的核心義（之一）是個體接續意義，“多”的意義是該意
義的伴隨義，“聯綿”和“逐一”意義是該意義兼容的兩種場景，“每一”的意義則

是該意義與主語位置互動產生的綜合義。6

6 核心義指的是特定語法形式的不同用法之間所共用的意義，即語法形式自身的意義；綜合義指的
是語法形式的核心義與語法形式所處環境互動產生的整體意義。相關討論可參吳芸莉（2018）、
郭銳（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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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沒有揭示出“一 -量”重疊格式中蘊藏的最重要的意義對立——個體接續
義和形態描摹義的對立。實際上，對於後一種意義來說，“一量一量”不能替換為“一

量又一量”“一量量”“量量”等格式（見第 3節）。這就意味著，此時“一量一量”
另有其派生來源。由於沒有揭示出這一對立，我們就難以按照宋文的思路對一些現象

做出合理的解釋。例如，宋文發現“一量量”不能充當補語，但並未做出具體解釋；

實際上，這是因為“一量量”格式只編碼個體接續意義，而補語位置只兼容形態描摹

意義的狀態詞。

因此，下文將在宋玉柱（1981a）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個體接續解讀和
形態描摹解讀下“一 -量”重疊格式的句法表現和派生來源的差異，以期揭示該格式
中蘊藏的同形異構現象。

3. 個體接續解讀和形態描摹解讀對應的六項句法表現差異

本節選取“一量一量的名”格式為基點進行討論。這是因為，這一格式既能表達

個體接續義，也能表達形態描摹義，是典型的同形異構格式。重複反映其歧義性的例

（3）如下：

(3') a. 秋天到了，走在街上，看到微風吹落一片一片的樹葉。（個體接續解讀）
 b. 小張只吃一片一片的魚肉，從不吃整條的魚。（形態描摹解讀）

我們發現，在以上兩種解讀下，“一量一量的名”格式至少有六項句法差異：

差異一：重疊項之間能否插入副詞“又”。在個體接續解讀下，兩個“一 -量”
之間可以插入副詞“又”（微風吹落一片又一片的樹葉）；而在形態描摹解讀下，該

格式中不能插入“又”（*小張只吃一片又一片的魚肉）。

差異二：第二個重疊項中的“一”能否刪除。只有在個體接續解讀下，“一量一量

的名”可以刪除第二個“一”從而緊縮為“一量量的名”（微風吹落一片片的樹葉）；

形態描摹解讀下該格式不能做這樣的緊縮（如：?小張只吃一片片的魚肉 7）。

差異三：“的”字能否刪除。“一量一量的名”中的“的”字，在該格式取個體

接續解讀時可以刪除（微風吹落一片一片樹葉），8但是在形態描摹解讀下不能刪除

7 筆者調查發現，存在一部分普通話母語者能夠接受這一表達，為謹慎起見，這裡用“ ? ”標識合
法度。這類母語者多來自冀魯官話區和東北官話區，因此這一語感分歧或許反映了方言間的差

異，有待未來研究。
8 這種格式限於文學性語體，見腳注 2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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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張只吃一片一片魚肉）。本文第 1節介紹的偏誤實例，反映的就是“一量一量
名”格式無法獲得形態描摹解讀的事實。

通過差異一、二可知，“一量又一量的名”“一量量的名”兩種格式只能取得個

體接續解讀；同樣，這兩種格式中的“的”字也可以刪除（微風吹落一片又一片樹葉 /
一片片樹葉）。

差異四：數詞是否限於“一”。我們發現，對於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一量

的名”來說，其中的數詞“一”是固定不變的，不能替換為其他數詞，“微風吹落兩

片兩片的樹葉”只能強迫得到非常不自然的形態描摹解讀。差異三揭示出刪除了“的”

字的“一量一量名”格式只能取個體接續解讀，因此該格式更適於展示其中的數詞限

於“一”這一事實：“微風吹落兩片兩片樹葉”顯然不合語法。

與之對立，表達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其中的“一”可以替換為其他數詞。

以下是我們在真實文本語料中找到的數詞不為“一”的例子：9

(13) a.  當你走進呼家堡的時候，你會發現，正如路人所言，這裡的村舍的確是一
排一排、一棟一棟的，看去整齊劃一，全是兩層兩層的樓房。（CCL）

 b. 書頁間露出的半截半截的卡片，表明這些書並不是什麼裝飾品。（CCL）

差異五：能否與數量詞 /數量短語共現。我們發現，表達個體接續意義時，“一

量一量（的）名”之前不能出現“很多、許多”這樣的數量詞 10或“數 -量”短語（*
微風吹落很多 /一大堆一片一片樹葉）。相反，表達形態描摹解讀時，“一量一量的名”
之前可以出現數量詞或數量短語。以下是我們找到的真實文本語料：

(14) a. 下邊一路壁上，掛了許多一束一束的乾藥草，還有兩個乾葫蘆。（BCC）
 b.  他叫我隨他一道，打開大櫃門，拉開一個大抽屜，裡面裝滿了一抽屜一紮

一紮的新鈔票。（CCL）
 c.  將來要是能有一種像液晶屏一樣的，一張一張的“電子紙”，既能滿足

實體感，可擦除可永久鎖定，也可以與電子設備無縫連接，說不定會有

市場。（BCC）

9 一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疑問：是否所有單音節的數詞都能進入該格式？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因
為完全可以仿照例（13a）造出“三層三層的樓房”“四層四層的樓房”等用法。也就是說，只
要“數 -量”在語義上能夠用於描摹事物存在的某種形態，理論上就能進入該格式。

10 “數量詞”指句法功能相當於“數 -量”短語的詞，如“很多、若干、大量、所有”等，將這類
詞獨立為一個詞類的動因，參郭銳（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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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六：能否變換為“是……的”結構。個體解讀解讀的“一量一量的名”無法

變換為“名是一量一量的”格式，如例（3a）若變換為“（被微風吹落的）樹葉是一
片一片的”，則只能強迫得到（並不自然的）形態描摹解讀。只有個體接續解讀的“一

量又一量”和“一量量”更適於說明這種變換的不合法性：“*樹葉是一片又一片的 /
一片片的”。

相反，形態描摹解讀的“一量一量的名”可以變換為“名是一量一量的”，如例

（3b）可以變換為“（小張平日裡吃的）魚肉是一片一片的”。

在真實文本語料中，我們也找到了很多形態描摹義“一量一量”位於“是……的”

結構中的例子，如：

(15) a.  再比如，有一種葉兒分叉的小草，莖上的草葉是一對一對的，分開叉成剪
狀，中間是一個小小的鼓結，這就是“剪子鼓棵”了。（CCL）

 b.  再說了，人總有老的時候，萬一咱們老了死了，以後的孩子都是一個一個
的，連個親人幫襯都沒有。（CCL）

我們認為，以上列舉的差異一至差異四能夠反映“一 -量”重疊格式有不同的派
生來源，而差異五和差異六則表明這兩種來源的“一 -量”重疊格式在名詞短語結構
中實現為兩種不同語義性質的定語。以下兩節分別論述這兩方面的問題。

4. “一 - 量”重疊格式的兩種派生來源

4.1. 我們的工作假設

我們在第 2節曾介紹，宋玉柱（1981a）在“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一量量”
“量量”四種句法格式之間建立起了如下圖所示的派生關係：

圖 1  宋玉柱（1981a）建立的派生關係

 簡縮 簡縮 簡縮
 一量又一量 一量一量 一量量 量量
 繁複 繁複 繁複

宋玉柱先生的觀點有深刻的合理性，也大體為本文所採納。然而，圖 1所示的派
生關係仍有修正的必要和拓展的空間：第一，這一系列派生關係只適用於取個體接續

解讀的相關格式，不適用於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第 3節中展示的語言事實能
夠說明這一點；第二，“簡縮”“繁複”的說法略顯籠統，無法明確格式間具體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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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制；第三，這些派生關係還缺乏基於一定方法論的具體論證。為避免上述問題，

對於句法格式之間派生關係的論證，本文秉持如下工作假設：句法格式甲和乙之間具

有派生關係，需滿足條件（A）二者的句法形式可用該語言中已證實存在的句法派生
機制進行關聯，（B）二者的基礎意義相同，或意義差異可用派生機制解釋，（C）二
者的句法分佈完全相同，或者存在可解釋的微小差異。

4.2. 個體接續義“一 - 量”重疊格式派生來源分析

第 3節差異一至差異四已經能夠較為清晰地揭示個體接續義的“一量一量 a”和
“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間的派生關係（“一量量”進一步派生出“量量”格式

的分析留待第 6節展開）。在上述工作假設的指導下，我們論證這些句法格式的派生
關係如下：

（A）這些句法形式可用該語言中已證實存在的句法派生機制進行關聯。先說“一
量又一量”和“一量一量 a”之間的關聯。在漢語中，“A又 B”作為一種帶標記的
並列格式，可在一定韻律條件下（A、B均為雙音節形式時）刪略並列標記即連接性
副詞“又”，得到無標記並列格式“AB”，例如形容詞並列格式“高大又威猛”可以
刪略“又”得到“高大威猛”。相應地，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一量 a”可分析
為數量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刪略連接性副詞“又”派生而來的。

再說“一量一量 a”和“一量量”之間的關聯。在漢語中，“一 -量”短語中的數
詞“一”可在一定句法環境和韻律條件下刪除，例如，當“一 -量”位於動詞賓語位
置時，數詞“一”可以刪除（我買了斤大米）。根據李豔惠、馮勝利（2015），這裡
之所以發生“一”的刪除，是因為當“一 -量”位於動詞賓語位置且讀音較輕時，序
列“V-一 -量”在韻律層面會（選擇性地）重組為一個音系成分並被緊縮為一個音步，
這一重組和緊縮過程使得數詞“一”受到擠壓而完全丟失。我們認為，從“一量一

量 a”到“一量量”，也是兩音步形式的“一量一量 a”在韻律層面（選擇性地）緊縮
為一音步而丟失“一”的過程。這樣分析的依據是，以上兩種現象在韻律上存在至少

兩項平行表現。一是量詞必須是單音節形式，請比較：

(16) a. 我 [foot買了斤 ][foot大米 ]；*我 [foot買了公斤 ][foot大米 ]；
 b. [foot一斤斤 ][foot（的）大米 ]；*[foot一公斤公斤 ][foot（的）大米 ]。

之所以存在這一限制，是因為韻律緊縮的目的在於將雙音步的“[footV了 ][foot一量 ]”
/“[foot一量 ][foot一量 ]”緊縮為單音步的“[footV了量 ]”/“[foot一量量 ]”，如果量詞
是雙音節的，那麼緊縮後的形式超越了漢語中一個音步的音節數限制（小於等於三個

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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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平行表現是，“一 -量”被緊縮之前，其前一音步或後一音步承載重音。
先看“V了一量”：緊縮或者發生在其後名詞承載對比重音或自然重音之時（李豔惠、
馮勝利  2015: 5–9），或者發生在 V自身承載對比重音之時：11

(17) a. 後一音步名詞承載對比重音：我 [foot借了本 ][foot'書 ]，不是畫冊。
 b. 後一音步名詞承載自然重音：我 [foot借了本 ][foot'書 ]。
 c. 前一音步動詞承載對比重音：書我沒買到，去朋友那兒 [foot'借了本 ][foot舊的 ]。

我們發現，“一量一量 a”緊縮為“一量量”，發生在平行的韻律環境下：或者
是被緊縮的“一量”的後一音步承載重音，典型環境是“一量（一）量 a”作定語，
其後名詞是對比焦點，見例（18a）；或者“一量（一）量 a”自身成為焦點，此時重
音在第一個“一量”之上，即重音位於被緊縮音步的前一音步，典型環境是“一量

（一）量 a”作方式狀語，見例（18b）：

(18) a. 後一音步承載重音：生產隊賣出的是 [foot一斤斤 ][foot'大米 ]，不是麵粉。
 b. 前一音步“一量”承載重音：你需要 [foot'一條條 ]去核對原文。

上述韻律環境共性反映出，這一緊縮現象的觸發因素本質上是信息結構帶來的韻

律重組：當“一量”前後的音步因成為焦點而承載重音時，較輕的“一量”可以併入

前一音步。12

（B）這些句法形式的語法意義相同。“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
均表達“一個接著一個”的個體接續意義，這一點不必再多說。這一語法意義實際上

來源於連接性副詞“又”。在漢語中，重複副詞“又”連接兩個相同的實詞時，能夠

帶來同一類事物的個體接續出現的意義，例如動詞短語“看了又看、嘗了又嘗”表達

相同的動作前後接續。

（C）這些句法形式的分佈完全相同，或者存在可解釋的微小差異。表達個體接
續意義的“一量一量 a”“一量又一量”“一量量”有著完全相同的句法分佈，三者
均可作主語、作賓語、作謂語、直接作定語、帶“的”作定語、直接作狀語、帶“地”

作狀語。舉例如下：

11 李豔惠、馮勝利（2015: 5–9）認為“一 -量”的緊縮僅發生在前一音步輕、後一音步重的“前輕
後重”環境，但據我們的語感，例（17c）這種“前重後輕”的環境也能允准“一 -量”的緊縮。

12 李豔惠、馮勝利（2015）指出，“V-（了 -）一 -量”緊縮為“V-（了 -）量”只發生在非正式語
體中；而“一量一量 a”緊縮為“一量量”，據我們觀察，對語體無特殊選擇性。這一差異如何
解釋，留待未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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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量一量 a”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若電、汽車長時間不來，莫在站牌下愣等，來車定如火車，一列

一列首尾銜接，你於距站牌左側三十米處靜候，便可輕鬆登車，且往往比

頭車快。（CCL）
 b.  作賓語：後來啊，輔導員換了一個一個，我們在他們互相接手工作的空隙

中學會了偶爾睡懶覺，偶爾不去上課，偶爾上課玩玩手機……（CCL）
 c. 作謂語：我陪著她慢慢地走。路燈一盞一盞，柔和而明亮。（CCL）
 d.  直接作定語：從此，一批一批大學生接踵而至，她的客廳成了青年之家。

（CCL）
 e.  帶“的”作定語：他接到一疊一疊的來信，這些信的內容是可以想像的。

（CCL）
 f. 直接作狀語：他慢慢將飛鏢一把一把插回腰帶。（CCL）
 g.  帶“地”作狀語：我和同學們一顆一顆地數，比較著它們的光芒，看哪顆

星星最亮。（CCL）
(20) “一量又一量”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倫敦舊書商威爾遜的藏書票藏品又多又精，自己還印製好幾款仕

女圖藏書票，有一次問他為什麼一款又一款盡是仕女圖？（CCL）
 b.  作賓語：鄭淵潔汗流浹背，連擦把汗的時間都沒有，簽了一本又一本。

（CCL）
 c.  作謂語：正是放暑假的時候，逛商場的學生們一撥又一撥，格外引人注目。

（CCL）
 d.  直接作定語：為了逃避波泰蒂耶里魔鬼般的訓練，阿加西折斷了一把又一

把球拍。（CCL）
 e.  帶“的”作定語：她望著從眼前飄落的櫻瓣，不禁看得癡了。一瓣又一瓣

的櫻花從頂上繽紛飄落，好似下著櫻雨般的美麗。（BCC）
 f.  直接作狀語：在小小的售貨店裡，她一頂又一頂試遍了所有的帽子，而他

則耐心地在旁邊饒有興味地看她。（CCL）
 g.  帶“地”作狀語：俯身檯燈下，她一本又一本地捧讀所有描寫昆侖山的文

學作品。（CCL）
(21) “一量量”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近水處，卻是一大片狗尾草，一叢叢都在吐著大蓬的絮子，迎風

搖曳，在烈日下，白得發亮。（CCL）
 b.  作賓語：1985年的春天，張賀林辦學的決心下定後，學校叫個什麼名字，

他整整想了一天一夜，抽了 5包煙，頭髮抓掉了一綹綹，才起了個“阜陽
鄉鎮企業學校”的名字。（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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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作謂語：如今梯田一層層，山嶺穿上了綠衣裳。（CCL）
 d.  直接作定語：人類通過對自己文化能力的提高和建設，相繼戰勝了一種種

“身外飛來”的疾病。（CCL）
 e.  帶“的”作定語：晚江把一盞盞的酒擺到托盤上，聽外面一個花兒、一個

少年正明著吵嘴，暗著調情。（CCL）
 f.  直接作狀語：一天，兩天，直到一個月，眼看著犛牛一頭頭死去，牧民們

仍然只相信轉動經筒，圍著寺廟求神免災。（CCL）
 g.  帶“地”作狀語：各種顏色的漂白布和染色布，正一箱箱地裝車發運。

（CCL）

綜上，“一量一量 a”和“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間的派生機制可圖示如下：

圖 2  “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之間的派生機制

 （信息結構觸發的）

 並列副詞隱現 韻律緊縮
 一量又一量 一量一量 a 一量量

4.3. 形態描摹義“一 - 量”重疊格式派生來源分析

第 3節中列舉的差異四顯示，對於形態描摹義的“一 -量”重疊即“一量一量 b”
來說，其中的數詞不限於“一”，因此嚴格來說該格式應命名為“數 -量”重疊，“一 -
量”重疊只是它的一種（最常見的）具體形式。也就是說，該格式是以“數 -量”短
語為基式，經歷 ABAB式重疊得到的，這種重疊本質上是一種構造狀態詞 13的重疊現

象。同樣以本節開頭做出的工作假設為方法論證如下：

（A）兩種句法形式可用該語言中已證實存在的句法派生機制進行關聯。實際上，
漢語中雙音節句法形式 AB經歷 ABAB式重疊成為狀態詞的現象十分普遍，基式 AB
可能是各種語類，如擬聲詞“轟隆”（聽到轟隆轟隆的聲音）、狀態詞“通紅”（臉

蛋凍得通紅通紅的），雙音節形容詞也可以通過不完全 ABAB式重疊即“A裡 AB”
模式構造狀態詞，如“糊塗”（糊裡糊塗）。平行地，形態描摹義的“數 -量”重疊
本質上就是以“數 -量”短語為基式構造 ABAB式狀態詞的句法過程。

13 也稱“狀態形容詞”，如“乾乾淨淨、黑乎乎、通紅、筆直”等。關於這類詞的語法性質，參朱
德熙（1956）和郭銳（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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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兩種句法形式的語法意義相同。實際上，當帶“的”作定語時，“數 -量”
短語和其 ABAB重疊式均可以表示事物的某種屬性，從而帶來對名詞的限定性修飾，
如“兩層的樓房”和“兩層兩層的樓房”。關於這一點，第 5節還將繼續深入論述。

（C）句法分佈方面，ABAB式“數 -量”重疊格式與其基式即“數 -量”短語
有較大的分佈模式差異，但與一般的狀態詞分佈幾乎相同，除了上文已頻繁列舉的

帶“的”作定語外，14還可以帶“的 2”作謂語、帶“的 2”作補語、直接作狀語、帶

“的 2/地”作狀語等（參朱德熙  1956），舉例如下：

(22) “一量一量 b”除帶“的”作定語外的句法分佈
 a.  帶“的 2”作謂語：由於經過數百年風吹雨打，板縫之間已經形成一個個豁

口，留下的城牆一垛一垛的，排列整齊，伸向遠方，殘缺有序，遠遠看去

就象一排飽經蒼桑的老人在訴說著遠久的歷史。（CCL）
 b. 帶“的 2”作補語：她的眉毛又粗又黑，頭髮燙得一卷一卷的。（CCL）
 c. 直接作狀語：一次上傳多張照片看不清，兩張兩張上傳。（CCL）
 d.  帶“的 2/ 地”作狀語：這輪船頗大，是專備湖裡用的，設備很整潔，船面

上一列一列的排了許多椅子備旅客坐。（CCL）

綜合例（19）至例（22），“一量一量 a”“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一量一
量 b”這四種格式的句法分佈可總結為下表：

表 1  本節所討論的四種格式的句法分佈模式

一量又一量 一量一量 a 一量量 一量一量 b
作主語 ＋ ＋ ＋ －

作賓語 ＋ ＋ ＋ －

作謂語 ＋ ＋ ＋ ＋（的 2）

作補語 － － － ＋（的 2）

直接作定語 ＋ ＋ ＋ －

帶“的”作定語 ＋ ＋ ＋ ＋

直接作狀語 ＋ ＋ ＋ ＋

帶“地”作狀語 ＋ ＋ ＋ ＋

14 “數 -量”重疊格式作定語是限制性定語，但一般的狀態詞作定語是描寫性定語，此外，“數 -量”
重疊格式可以分佈於“是……的 3”結構，一般的狀態詞不具有這些分佈（朱德熙  1956）。為何
“數 -量”重疊格式具有偏離一般狀態詞的這兩種表現，我們還不能給出解釋，留待未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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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句法分佈模式再次表明，將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又一量”“一量

一量 a”“一量量”分析為具有派生關係的系列格式，與表達形態描摹意義的“一量
一量 b”對立起來，能夠得到語言事實的充分支持。

綜合上述分析，“一量一量 b”的派生來源可圖示如下：

圖 3  “一量一量 b”的派生來源

 構造 ABAB式狀態詞
 一量（數量） 一量一量 b

5. “一 - 量”重疊格式的結構歧義反映兩類定語的範疇對立

在第 4節中，我們利用第 3節列舉的差異一至差異四，論證了“一 -量”重疊格
式具有如下結構歧義：表達個體接續義的“一量一量 a”派生自“一 -量”短語的並列
格式“一量又一量”，即此時的“重疊”源於並列性副詞“又”的隱現，是一種偽重

疊現象，且雙音步的“一量一量 a”在特定的韻律結構中還可進一步緊縮為單音步的
“一量量”；表達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 b”實際上是雙音節的“數 -量”短語經
歷 ABAB式重疊構造出的狀態詞。

從兩者各自的派生來源可推知，在名詞短語結構中，“一量一量 a”及其派生格
式與一般的數量名結構中的“數 -量”短語位置相同，而“一量一量 b”則與一般的
屬性定語位置相同。實際上，第 3節列舉的差異五和差異六反映的就是這一點。差異
五顯示，“一量一量 a”及相關派生格式不能與數量詞或“數 -量”短語共現，而“一
量一量 b”則可以與數量詞或“數 -量”短語共現，這直接說明了“一量一量 a”本質
上就是一種數量定語。差異六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一量一量 a”不能進入“是……
的”結構，相反“一量一量 b”可以進入“是……的”結構，而一般的數量定語和屬
性定語的也表現出平行的差異（朱德熙  1956）：

(23) a. 數量定語：*蘋果是三個的 /許多的 /大部分的。15

 b. 屬性定語：蘋果是大個的 /紅色的 /酸的。

實際上，已有很多研究指出，“數 -量”短語自身就有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兩種
分佈（Jiang 2008；Li 2013；金晶  2016；張福通、李旭平  2019），舉例如下：

15 可以說“蘋果是很多的”，但這裡的“的”是表達確認語氣的“的”，不是“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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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 數量定語：他一口氣吃了五磅的西瓜。
 b. 屬性定語：他每次只挑五磅的西瓜，三磅的不要。

在上述例句中，當“五磅”作數量定語時，指的是西瓜的總重量，而作屬性定語時，

指的是單個西瓜的重量。

數量定語之後的“的”不強制出現，並且當“的”出現時，其後中心語名詞不能

承前刪略；相反，屬性定語之後的“的”強制出現不能刪除，並且這個“的”可以允

准中心語名詞承前刪略（Li 2013；金晶  2016）。16舉例如下：

(25) 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之後“的”的強制性差異
 a. 數量定語：他一口氣吃了五磅西瓜。
 b. 屬性定語：*他每次只挑五磅西瓜，三磅的不要。
(26) 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後中心語承前省略的差異
 a. 數量定語：*西瓜，他一口氣吃了五磅的。
 b. 屬性定語：西瓜，他每次只挑五磅的，三磅的不要。

有趣的是，“一量一量 a”及其派生格式與“一量一量 b”展現出完全平行的對立。
首先，“一量一量 a”以及“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後的“的”字不強制出現，而“一
量一量 b”之後的“的”字強制出現，相關論述已見第 3節差異三；其次，“一量一
量 a”以及“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後出現“的”時，中心語名詞不能承前刪略，
而“一量一量 b的”之後的中心語名詞可以承前刪略。舉例如下：

(27) a. *蘋果，小張吃完了一袋又一袋的 /一袋一袋的 /一袋袋的。
 b. 蘋果，小張吃完了一瓣一瓣的，留下了整隻的。

這種平行性進一步說明，“一 -量”重疊格式與一般的“數 -量”短語一樣，可
以分佈於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兩種句法位置。

16 Li（2013）對上述現象的解釋是：屬性定語之後的“的”是修飾語標記“的 3”（朱德熙 
1961），而數量定語之後的“的”是一種後句法的音系插入成分，之所以插入“的”，是為了在
音系層面表徵“數 -量”成分的焦點地位，因此只有“數 -量”成為焦點時才出現；這種後句法
操作在發生時機上晚於名詞刪略——如果在句法上已發生名詞的承前刪略，就意味著“數 -量”
成分在音系層面已經具有了獨立的地位，那麼“的”字插入也就失去了促使其發生的音系動因。

因此，Li指出，嚴格來說，並不是“的”字插入不能允准名詞刪略，而是名詞刪略不能允准“的”
字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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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上看，這兩類定語的句法位置和語義解讀均有顯著差異。Schwarzschild
（2006）在英語中對這一句法語義差異的本質做出了深刻的揭示。英語中“數詞 -單
位詞”短語如“four feet”（四呎）在名詞結構中也有兩種分佈：一是與名詞形成偽部
分結構（pseudo-partitive），如“four feet of string”（四呎繩子），二是與名詞形成屬
性修飾結構，如“four-foot string”（四呎的繩子）。在這兩種結構中，“數詞 -單位詞”
短語測定的物理量有顯著的本體性質差別：在偽部分結構中，“four feet”指的是事物
的總長度，在屬性修飾結構中，“four-foot”指的是事物個體的長度。Schwarzschild
用單調性（monotonicity）概括這兩種測量維度的區別：總長度的量隨著事物自身數
量的增加而單調遞增，如“four feet of string”加“four feet of string”是“eight feet 
of string”；而個體的長度卻不隨事物數量的增加發生改變，如“four-foot string”加
“four-foot string”不是“eight-foot string”，而只是“(two) four-foot strings”。

Schwarzschild進一步指出：句法方面，表個體長度的“four-foot”是名詞的屬性
修飾語，即名詞的附接語，證據是其中的單位詞“foot”沒有數的形態變化，這是附
接語環境的典型特點（對比“three-year old children”）；而表總長度的“four feet”
是名詞的某種內論元，其語義角色可以刻畫為“測量者”，由功能中心語 of引入，其
語類標籤 Schwarzschild記為Mon，即單調性的前三個字母，以表徵其語義屬性，four 
feet位於 Spec MonP位置。

本文揭示的“一 -量”重疊格式的異構現象，在語義上完全平行於英語“數詞 -
單位詞”短語的兩種解讀，即事物總量和事物個體屬性；二者在句法表現上也表現出

顯著對立，如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 b”強制要求修飾語標記“的 3”出現，說明這

一句法 -語義鏈結具有跨語言的平行表現。平行地，“一量一量 a”“一量一量 b”這
兩種同形異構格式的句法分佈可依照 Schwarzschild的方案表徵如下：

(28) “一 -量”重疊格式的兩種句法分佈
 a. 一片（又）（一）片（的 p）落葉 b. 一片一片的 3魚肉

  MonP NP

  Spec Mon’ ModP NP
 一片又一片 魚肉

 一片一片 Mon NP AdjP Mod
 一片片 ∅ （的 p）落葉 一片一片 的 3

6. 拓展：量詞重疊的同形異構現象

量詞重疊（個個都好 |朵朵葵花向太陽）是如何派生出來的？對於這一問題，第 2
節介紹的宋玉柱（1981a）給出了一項十分有代表性的分析。該研究認為，“量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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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派生自“一量”短語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即“量量”位於系列簡縮操作“一

量又一量→一量一量→一量量→量量”的末端，這四個格式表義的平行性，參第 2節
例（4）。

然而，從第 4節提出的工作假設出發，我們發現，“量量”的派生來源並沒有這麼
單純。從句法分佈的角度看，“量量”的分佈模式雖然基本平行於“一量（又）（一）

量”，但也有重要差異。“量量”格式具有以下句法分佈：作主語、作謂語、直接作

定語、帶“的”作定語、直接作狀語、帶“地”作狀語。舉例如下：

(29) “量量”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工人們說：“過去一人一把尺，把把不準確；現在是一人一把尺，

把把都一致。”（BCC）
 b.  作謂語：這時正值天色傍晚，四顧茫茫，足下山路崎嶇、頭上霞雲朵朵，

遠望煙霧藹藹之中，果有兩松挺立青翠魁偉。（CCL）
 c.  直接作定語：杯杯清涼可口的泉水，更增添了工人們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幹

功。（CCL）
 d.  帶“的”作定語：院圍豔麗的玫瑰，叢叢的花木都經過湯姆精心栽種和修

剪。（CCL）
 e.  直接作狀語：“波地”的一聲，宙斯將全身勁力爆出，把小蛇震得截截斷

碎。（CCL）
 f.  帶“地”作狀語：在劇情發展中，終於層層地剝去了“阻力”的外殼，而

顯露出支助的實際力量，成全了愛的願望。（CCL）

刪去不相干的形態描摹義“一量一量 b”，將“量量”的句法分佈情況補入第 4
節的表 1，得到：

表 2  “量量”與“一量（又）（一）量”句法分佈比較

一量又一量 一量一量 a 一量量 量量

作主語 ＋ ＋ ＋ ＋（多）

作賓語 ＋ ＋ ＋ －

作謂語 ＋ ＋ ＋ ＋（四字格）

作補語 － － － －

直接作定語 ＋ ＋ ＋ ＋（四字格為主）

帶“的”作定語 ＋ ＋ ＋ ＋（少）

直接作狀語 ＋ ＋ ＋ ＋（四字格為主）

帶“地”作狀語 ＋ ＋ ＋ ＋（少）



1047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從上表展示的對應情況可知，“量量”與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又）（一）

量”表現出兩點差異：

（一）“量量”作謂語限於四字格形式（霞雲朵朵 |鼓樂陣陣 |鮮花束束），且這
種四字格都有較強的書面語色彩。在定語和狀語位置上，“量量”與其後的中心語絕

大多數情況下也形成四字格（種種現象 |節節敗退）。馮勝利（2010）、劉麗媛（2024）
指出，漢語正式語體的基本韻律構造是“[footσσ] [footσσ]”這種左右平衡（均為雙音節）
的複合音步，典型例子如“消極怠工、進行改寫、準確把握、務實之舉”等。因此，“量

量”在除主語外的句法位置的四字格要求，反映出從“一量量”到“量量”的緊縮，

本質上是語體驅動的複合音步構造過程。17

（二）“量量”表現出十分明顯的主賓語不對稱現象——“量量”獨立作主語的

例子在語料庫中十分普遍，出現頻率遠遠高於“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
獨立作主語的情況，同時“量量”絕不充當賓語，這也與“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
“一量量”不同。我們認為，這一主賓語不對稱的現象反映出“量量”還有另外一種

派生來源，即獨立作主語的“量量”並非來自於“一量量”的緊縮。

當“量量”格式獨立出現在主語位置，其功能一般是回指前文中的名詞成分，或

者作為小主語複指同一小句中的大主語，舉例如下：

(30) “量量”作主語起回指功能舉例
 a. 她使用半自動步槍 60秒打 40發子彈，發發 10環。（CCL）
 b. 他寫了一封又一封信，封封遭到拒絕。（CCL）
(31) “量量”作主語起複指功能舉例
 a.  應試教育下的家長個個心急如火，孩子學習成績成為家庭的頭等大事，而

且，也要列入家庭的重要經濟支出計劃。（CCL）
 b. 肉好功夫高的，成品片片完整，乾香鮮辣，蒜香撲鼻。（CCL）

以上各例中，“量量”作為主語表達分配性的全稱量化意義——先行詞的每個個體都

具有謂語所表達的屬性。

第 2節中提到，“一量一量 a”及其派生格式在主語位置也能取得“每一”的解讀，
這種解讀實際上是個體接續意義和主語位置互動產生的綜合義。那麼，相同的邏輯是

17 感謝匿名審稿人提供相關分析思路和前人文獻。實際上，除作主語這一分佈外（這一分佈另有派
生來源，見下文），“量量”在其他句法位置上也有正式體的要求，這進一步說明“一量量”到

“量量”的韻律過程是語體驅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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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平行地用於分析例（30）（31）中的現象呢？我們認為不能。首先，這種平行性
在賓語位置無法建立起來，“一量（又）（一）量”也能在賓語位置表達回指 /複指（當
然在賓語位置無周延解讀），但“量量”絕不出現在賓語位置。其次，這種平行性得

不到使用頻率的支援：“量量”在主語位置作回指詞 /複指詞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是“量
量”最為典型的用法，但“一量（又）（一）量”獨立作論元表達回指 /複指的用例
在語料庫中較為稀少，如果認為二者獨立作論元是平行的現象，很難解釋為何存在如

此大的使用頻率差異。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這種平行性也得不到意義表達的支持，

隋娜、胡建華（2017: 30）指出，在以下兩種用法中，“量量”格式所表達的數目存在
差異：18

(32) a. 河裡生長著朵朵蓮花。
 b. 那河中的蓮花，朵朵停靠著一隻蜻蜓。

例（32a）中“朵朵”表達的實際上就是本文所說的個體接續意義，這一意義一定附帶
著數目“多”的伴隨義（回看第 2節），即場景中的蓮花一定是很多朵；但是在例
（32b）所描述的場景中，蓮花的數目可以是兩三朵這種小數目。

我們贊同隋、胡文的語感判斷。語料庫中的真實語料也能支持這一判斷：

(33) a. 來，咱們再痛飲三杯，杯杯見底兒，底兒不乾的受罰！（CCL）
 b.  愛人嫌煙霧太大，問：“你點了兩盤還不夠，怎麼盤盤兒都是兩頭點，兩

頭冒煙？”（CCL）

上述現象反映出，當“量量”格式獨立作主語時，其分配性全稱量化意義是該格

式自身的語法意義，並不是個體接續意義與主語位置互動產生的綜合義。因此，“量

量”格式實際上也是一種同形異構格式，表達個體接續義的“量量 a”派生自“一量
又一量”的一系列緊縮，而全稱量化意義的“量量 b”另有其派生來源。

實際上，在漢語中，單音節名詞的重疊也能表達分配性的全稱量化意義，舉例

如下：

18 例（32b）中的句子，隋、胡文中的原句是“朵朵蓮花上都有一隻綠色的蜻蜓”，在我們的語感裡，
這句話依然有“多量”意義。我們認為，只有在回指 /複指用法裡，“量量”表達的才是真正的
分配量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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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 記者在採訪時所看到的春節後開往廣東的包車幾乎車車超載。（CCL）
 b.  洋山大隊改進評工記分辦法，並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之後，進一步推動了生

產，出現了隊隊爭上游，人人爭出勤的新氣象。（BCC）
 c.  更直接地說，就是：罵聲、怨聲、讚聲，聲聲都聽；好事、難事、窩囊事，

事事都幹。（CCL）
 d.  對此，馬鴻鳴把這形象地比喻為“千手佛”，即長起千隻手，手手都稱雄。

（CCL）

例（34）列出的名詞重疊現象和全稱義的量詞重疊現象之間存在一系列平行性：
（一）表義方面，二者都表達分配到個體的全稱量化意義；（二）韻律方面，二者的

基式都必須是單音節形式；（三）分佈方面，二者都只能用於主語位置；（四）用法

方面，二者都用為回指詞或複指詞。19此外，這兩種重疊格式在語篇中常常形成對舉

關係：

(35) a.  於是乎桌桌開懷暢飲、人人放聲高歌，彼此都一掃往日的矜持和端莊，熱
鬧呀。（BCC）

 b.  5年來，小到像霍憲庭這樣一家一戶的事，大到涉及百萬市民利益的事，
市政府都通過市長公開電話這條熱線，基本做到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

音。（CCL）

上列對舉現象的存在，能夠佐證這兩種重疊現象派生自同一種句法機制。

名詞和量詞的共性是什麼？ Chierchia（1998）基於漢語中普遍的光桿名詞論元現
象，指出漢語的名詞應分析為實體詞；而另一方面，量詞也有實體詞的用法，例如：

(36) a. 蘋果論個賣還是論斤賣？
 b. 小攤上有成堆的花生。

上例中，量詞作動詞“論、成”的賓語，指涉作為一類抽象實體的單位。

19 一位匿名審稿人提出，在他的語感裡，名詞重疊並不強制用作回指詞或複指詞，但就我們搜集的
真實語料來看，名詞重疊幾乎總是回指或複指用法（參考例（34）（35）中的句子），唯一的例
外可能是“人人”（如：保護環境，人人有責），這很可能是“人人”這一格式獨有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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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上例舉的名詞重疊和量詞重疊，本質上都是單音節實體詞重疊，這種重

疊得到帶有複指 /回指功能的全稱量化詞。

綜合上述分析，量詞重疊格式的同形異構可以圖示如下：

圖 4  量詞重疊的同形異構

 （信息結構觸發的） （語體觸發的）

 並列副詞隱現 韻律緊縮 韻律緊縮
 一量又一量 一量一量 a 一量量 量量 a
 單音節實體詞重疊構造全稱量化詞

 量 量量 b

7. 結論

本文的主要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一）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 -量”重疊格式（一片一片的樹葉）派生自數量
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的名）”（一片又一片的樹葉），因此是一種偽重疊現象；

該格式在特定信息結構或語體環境下可進一步緊縮派生出“一量量（的名）”（一片

片的樹葉）和“量量（的名）”（樹葉片片墜落），後者即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量詞

重疊格式，本質上也是偽重疊。（宋玉柱  1981a）這一系列格式在漢語名詞短語中充
當數量定語，表達中心語名詞的單調維度性質（總體性質），句法上是名詞的測量義

內論元。

（二）表達形態描摹意義的“一 -量”重疊格式（一片一片的魚肉）和表達全
稱量化意義的量詞重疊格式（魚肉片片完整）是真正的重疊現象：前者由基式“一 -
量”經歷 ABAB式重疊派生而來，其中的數詞不限於“一”（兩層兩層的樓房 |半
截半截的卡片），這一派生過程反映的是重疊雙音節詞彙或短語構造狀態詞的句法

機制，漢語中平行的現象如重疊雙音節擬聲詞構造狀態詞（轟隆→轟隆轟隆），該

重疊形式在漢語名詞短語中充當附接語，表達中心語名詞的非單調維度性質（個體

性質）；後者由基式“量”經歷 AA式重疊派生而來，反映的是重疊單音節實體詞
構造全稱量化詞的句法機制，漢語中平行的現象如重疊單音節名詞表達全稱量化意

義（人人有責 |事事關心），這種全稱量化詞只能獨立作主語論元，起到複指或回
指功能。

綜合全文的分析，我們在與量詞相關的重疊（與偽重疊）現象中，發現了兩組同

形異構格式。全文的觀點可總起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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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各類包含量詞的“重疊”格式之間的派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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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egorical Contrast between Two Types of Modifiers 
in Chinese Noun Phrases: A Study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Homonymy in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Qi Hao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tructural homonymy in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analyzing two types of modifiers within Chinese noun phrases – quantificational and attributive 
– with respect to their distinct syntactic behaviours and semantic properties. The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is an ambiguous construction that encodes either the meaning of “sequential 
individuation” (e.g., Weifeng chuiluo yi-pian-yi-pian de shuye ‘The breeze blew down the 
leaves one by one’) or the meaning of “appearance depiction” (e.g., Xiao Zhang zhi chi yi-pian-
yi-pian de yurou ‘Xiao Zhang only eats fish in thin slices’). These two interpretations exhibit 
systematic syntactic differences. Building on these syntactic contrasts, we argue that the “yi-Cl-
yi-Cl a” with sequential-individuation reading derives from a reduced form of the coordinative 
quantificational structure “yi-Cl you yi-Cl”, which can further condense into “yi-Cl-Cl” and “Cl-
Cl”. In contrast, the “yi-Cl-yi-Cl b” with appearance-depiction reading is a state adjective derived 
via ABAB-style reduplication of the Num-Cl phrase “yi-Cl”. This structural homonymy reflects 
a fundamental categorial opposition between quantificational and attributive modifiers in noun 
phrase structure: “yi-Cl-yi-Cl a” (as a quantificational modifier) expresses collective properties of 
entities, occupying the syntactic postion of the internal argument of NP, whereas “yi-Cl-yi-Cl b” (as 
an attributive modifier) encodes individual properties, occupying an adjunct postion of NP. Our 
analysis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derivational origins of bare 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Cl-Cl).

Keywords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bare 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structural homonymy, quantificational 
modifier, attributive mod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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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猜測行為及其認識立場標記“我猜”

方清明 i*、陳  鈺 i, ii

華南師範大學 i、廣西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ii

提要

文章認為“猜測”是一種與推理、判斷並列的重要的認知行為，猜測行為具有不確定性、

主觀性、快速自動性、易出錯等特徵。漢語猜測動詞具有 [+不確定性 ][+趨果性 ][+證據
不充分性 ]等語義特徵，句法上一般不接受否定刻畫，也無程度之別；既可以與低確信情
態成分共現，也可以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我們通過 200個對話用例描寫“我猜”類立
場標記，發現不同序列位置上“我猜”的功能不盡相同。起始位置“我猜”用於回應與繼

續相關話題，表達推斷性發現或結論；中間位置“我猜”用於插入或擴展相關話題，引出

一個新的推測性結論；末尾位置“我猜”作為追補成分，用於補充相關話語，明示話輪結

束。“我猜”後續小句主要是表達概率的事件小句。整體上，“我猜”具有委婉緩和功能。

“你猜”“你猜怎麼著”具有交互主觀功能。文章認為，立場標記並非預先準備好的，而

是在話語序列中構建的，在主體間對話交織中浮現的。

關鍵詞

猜，猜測，我猜，認識立場標記，話語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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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方梅（2005）指出，認證義動詞帶有“到、完”這類準時體標記的動詞如果有
謂詞賓語，一般為一個短語，其中的一個例子是“我猜到你今天會來，而且還不是

一個人來”。方文認為“猜”是認證義動詞，並描寫其帶後續小句的特點。金世穎

（2006）認為“猜測”具有 [+心理活動 ][+可能性 ][–根據 ]等特徵，但我們認為
這並不準確，“猜測”在話語中，並非一定沒有根據。姚雙雲（2024）提出可以從
“行為本位”進行口語語法研究，並對行為進行了層級分類，其中在推理行為中提

及猜測。

多部詞典對猜測動詞有基礎性釋義和辨析，如張壽康、林杏光（2002: 97）列出了
“猜”的多種搭配情況。王還（2005: 79）認為“猜”在口語中最常用，不能做主語、
賓語，不能受定語修飾；“猜測”可以做主語、賓語；“猜想”除推測，還表示估計、

想像，可做主語、賓語，並可用於科學推測命題。馬燕華、莊瑩（2002: 177）認為“估
計”是根據客觀存在的情況，對大事小事的未來進行推測，還可以做名詞，指預測的

結果；“猜”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一般是對小事的設想，也可以是已經知道結果的情

況下故意問別人。

近年來，學界對“我 +認知 /感知動詞”充當認識立場標記的情況進行了多角度
深入研究，涉及“我覺得、我看、我認為、我相信、我想、我以為、我知道”等。相

關重要成果，漢語的如陶紅印（2003），郭昭軍（2004），劉麗豔（2006），徐晶凝（2012, 
2020, 2022, 2023），方清明、萬世姣（待刊）等。國外英語的如 Schiffrin（2007 [1987]: 
295–309）對 I mean的經典考察，Aijmer（1997）、Simon-Vandenbergen（2000）、Fetzer
（2008, 2014）對 I think的持續研究。此外，Kärkkäinen（2007）從話語標記、話語組
織對 I guess進行了細緻描寫。上述研究成果加深了人們對這類標記的認識，不過客觀
而言，我們發現仍有個案值得深入探討。就目力所及，漢語學界尚未深入系統考察認

識立場標記“我猜”的語用功能。

綜上，本文聚焦以下三個問題：1）漢語猜測行為的一般性特徵；2）漢語猜測動
詞的句法、語義特徵；3）漢語裏“我猜”的認識立場標記功能。

2. 漢語裏的猜測行為與猜測動詞

2.1. 漢語裏的猜測行為

《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117）把“猜”解釋為“根據不明顯的線索或憑想像尋找正確的解答”。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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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操作性的定義，我們認為“猜測”就是在不充分或缺乏確定證據的情況下，

憑藉有限線索、主觀經驗或直覺，對事物的真相、原因、結果或未來狀態做出或然

性的推測。

猜測與推理、判斷都涉及個人心理，但嚴格意義來說三者的內涵有較大不同。

在認知心理學上，“推理”是“指個人在思維時根據已有經驗去從事新的推論解釋

的心理歷程”（張春興編  2019: 387），推理強調邏輯過程和充分前提，一般來說結
論的確定性也較強。如“根據這些腳印和指紋，推出嫌疑人身高約 180cm”，該例
的“推出”就不好替換為“猜出”。“判斷”是“根據價值標準或是非標準對人、事、

物所作出的善、惡或對、錯等選擇的心理歷程”（張春興編  2019: 410），判斷是對
事物情況的斷定（金岳霖主編  1979: 69），判斷需要一定標準，並給出確定的看法
或結論。如“根據上述證據，法官認為嫌疑人有罪”，該例中的“認為”就不能替

換為“猜測”。

那什麼是“猜測”呢？我們認為猜測是一個心理思維過程，它與“推理”“判斷”

相關，如漢語有“猜測”“推測”“推斷”等語義相互關聯的詞語。但值得注意的是，

猜測本身並不是推測或判斷，而是與推測、判斷並列的思維形式。根據卡尼曼（2012: 
3–11），大腦有兩套系統，直覺性的“系統 1”和理性的“系統 2”。“猜測”大致
屬於“系統 1”，易出錯，不確定性強，但是快速、自動。而“推理”“判斷”大致
屬於“系統 2”，講究有效性、真實性、正確性，但與此同時也較為緩慢、耗力。由
此可見，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猜測”是當個體面臨不確定性時，無法或不願進行

完整的邏輯推理、判斷時，轉而採用一種更為快速、更為省力的心理運作過程，它可

以用來填補“不知道”的信息空白，從而形成一個暫時的結論。猜測行為具有不確定

性、主觀性、自動性、快速性、易出錯等特徵。

2.2. 漢語猜測動詞的語義特徵

漢語裏猜測動詞大致包括“猜、猜測、猜度、猜想、揣測、揣摸、揣摩、揣想、

估測、估計、推測、預測、預計”等，本節以動詞“猜”“猜測”為主要對象，必要

時也會涉及其他猜測動詞。

第一，猜測具有不確定性。戴耀晶（2001）指出，猜度句的語義特點是不確定。
只有具備不確定性內涵的對象才可能充當猜測的賓語。根據張壽康、林杏光（2002: 
97）分析，“猜”的賓語可分為以下五類：1）內心意圖，如“目的、想法、心理、心
事、意思、意圖、用心、用意、真意”等；2）事情狀態，如“根由、來龍去脈、內幕、
內情、內容、實情、原因、真相、蛛絲馬跡”等；3）與人有關的，如“話語、年齡、
身份、職務、職業”等；4）結果類，如“答案、成績、分數、後果、結局、結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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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運氣”等；5）事情變化，如“減少、降低、提高”等。上述五類賓語都或多或少
蘊含不確定性。下面相關用例：

(1) a. 多方猜測普里戈任墜機之謎。| 普里戈任墜機之謎引多方猜測。1

 b. *多方懷疑普里戈任墜機之謎。| *普里戈任墜機之謎引多方懷疑。
 c. *多方相信普里戈任墜機之謎。| *普里戈任墜機之謎引多方相信。
(2) a. 多方猜測普里戈任墜機與暗殺有關。
 b. 多方懷疑普里戈任墜機與暗殺有關。
 c. 多方相信普里戈任墜機與暗殺有關。
(3) a. 你猜猜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b. *你懷疑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c. *你相信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d. 你覺得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分析例（1）–（2）可知，“普里戈任墜機”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語言表達層面
卻有不同選擇。如“……之謎”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猜測”可以與其搭配，而“懷

疑”“相信”不能與其搭配，如例（1）。“懷疑”與“相信”均需要說出具體事由，
如“與暗殺有關”等，如例（2）。猜測動詞與疑問小句能自然共現，因為疑問小句本
身就是不確定的，如例（3）。

第二，猜測具有趨果性。即猜測往往與結果的產生與否有關，形式表現就是，猜

測動詞經常與結果類成分搭配。肯定式有“猜出、猜出來、猜到、猜得出、猜得透、

猜對了、猜著了、猜中了”，否定式有“猜不出、猜不出來、猜不到、猜不透”。檢

索“北京語言大學 BCC語料庫”發現，肯定形式的“猜出”“猜到”“猜中”頗為高
頻，它們都強調猜測結果的達成性，即通過猜測行為，得出說話人之前未知的結論或

答案。否定形式的“猜不出”“猜不透”也較為高頻，它們表達說話人由於某種原因，

認知受阻或對象複雜，從而導致無法得到某種結果。“猜”一般不與普通補語成分搭

配，如不說“猜好、猜壞、猜不好”等。

第三，猜測的證據不充分性。即人們可以有根據地猜測，也可以毫無根據地猜測。

如“猜謎”“猜謎語”中的“猜”表示猜測行為，屬於概率遊戲，可以不需要線索或

思考。猜測行為不是嚴格的邏輯推理行為，也不是準確的判斷行為。表現在搭配上就

1 相關語料來自“北京語言大學 BCC語料庫 ·對話”（簡稱“BCC·對話”）、中國傳媒大學“媒
體語言語料庫”（簡稱“MLC”）以及我們自己搜集的日常口語語料，共計 200例，舉例時均標
記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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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們可以說“大膽猜、胡猜、胡亂猜、亂猜、盲目地猜、任意猜、隨便猜、隨

意猜、無端猜測”，但是一般不說“亂肯定、隨便判斷、隨意推測”等。猜測不一定

需要證據，說話者可能基於他人影響或單純出於意願而做出某些猜測行為，因此猜測

也具有快捷性特徵。

2.3. 漢語猜測動詞的句法特徵

“猜測”一般不接受否定刻畫。相比較而言，“相信”類動詞可以受肯定和否定

刻畫，並可以構成程度等級連續統，如“特別相信、非常相信、相信、不太相信、不

相信”。“猜”與“相信”不同，首先，它不接受否定刻畫，一般不受否定詞限制，“我

不猜”“我沒猜”等否定形式的頻率極其低頻。如我們可以說“我猜明天是個晴天”，

但是一般不說“我不猜明天是個晴天”。人們的心理默認不啟動猜測行為，只有在某

種事物、行為或話語等的刺激下，人們需要啟動“猜測”時，猜測行為才可能出現，

這時自然以肯定形式出現。如果啟動猜測的同時，又否定這種啟動，那麼認知上是矛

盾的。如“我不猜明天是個晴天”這種否定性行為，在人們的內心是默認的，無需說

出的，況且說出“我不猜明天是個晴天”不能提供交際價值，現實情況下基本不用“我

不猜 +小句賓語”。較為特殊的情況是，明確在猜測語境下，當“猜”充當實義動詞，
用於針對性回答時可以出現否定形式，如“A：你猜不猜”“B：我不猜”這類用法。
這是 B主動控制“猜”或“不猜”這一行為。

猜測動詞也無程度之別，一般不受程度副詞修飾。不說“*不太猜測、*非常猜
測、*很猜測、*特別猜測、*有些猜測、*最猜測”。但可以對猜測的次數、時間
進行量化，如“猜了半天、猜了很多次、猜了很久、猜兩次、猜一次、反覆猜、一

直猜”等。

猜測既可以與低確信情態成分共現，也可以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如例（4）和
例（5）：

(4) 吧、不一定、大概、或許、可能、也許、應該
(5) 百分之百、會、就是、肯定、一定 2

2 我們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猜測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存在兩種情況，一是“猜”位於高確
信情態成分之前，如“（我）猜百分之百、（我）猜會、（我）猜就是、（我）猜肯定、（我）

猜一定”等；二是高確信情態成分插入“我”與“猜”之間，如“我百分之百猜、我會猜、我就

是猜、我肯定猜、我一定猜”等。前者的總體頻率遠遠高於後者，且前者“我猜”粘合在一起，

表示主觀推斷或發現，漸漸虛化。後者的“猜”基本都是實義動詞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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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猜測本身就有不確定性，因此例（4）的共現用例很好理解。那為何例（5）
的用例也很合理呢？徐晶凝（2012）探討“我覺得”時，已經敏銳指出“我覺得”自
身表低確信，但在語篇中，它卻並非總是用於引出低確信的看法。低確信的“我覺得”

與它所在上下文情態成分的“高確信”，這是看似矛盾的現象。

我們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不止發生在“我覺得”上，也發

生在“我猜”上，如例（5）。我們以例（5）中的“（我）猜一定”為例，“猜”
具有 [+不確定 ]的語義特徵，而“一定”卻是確定的，那為何可以說“猜一定”，
如“我猜一定會贏”。“猜一定”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在實際使用中卻非常自然。

這啟發我們，儘管“猜”和“一定”都與確信度相關，它們都參與話語的認識立場

表達，但是它們很可能處於話語的不同層次和維度。認識立場是通過不同層次，如

認識情態標記、證據性標記、評價性辭彙及情感標記共建的。下面進一步看“猜一定”

共現的實例：

(6) a. 他贏了。
 b. 他會贏。
 c. 他一定會贏。
 d. 他猜一定會贏。
 e. 我猜他一定會贏。
  我猜，他一定會贏。
  我猜呀，他一定會贏。
  他一定會贏，我猜哈。

分析上述例句，（6a）是一個命題，客觀陳述一個已然的事實，與此形成對比的
是，（6b）–（6e）都不是客觀陳述，且都不是已然時態，都不能添加表實現的助詞
“了”。（6b）表示主觀認定；（6c）中的“一定”加強了這種主觀認定；（6d）中
的“他猜”說明這種主觀認定的來源是猜測，而不是基於某種前提條件進行的推理、

判斷，因此“猜”與“一定”能共現，表面看似矛盾，實際上因使用層次不同，而能

和諧共現。不同句法位置反映出不同的語義及語用功能，因此“我猜”在句子中的位

置是解釋其高層謂語化和立場標記功能的重要線索。（6e）中“猜”高層謂語化，“我
猜”凸顯言者視角，已經虛化為立場標記。“猜”與“一定”共現，二者的分工不同，

“猜”用於建立推測性、主觀性框架。“一定”用於表達確定性、必然性認識。“猜”

和“一定”這種看似矛盾的共現，說明語言不是邏輯命題的簡單堆砌，而是一個基於

認知和交際的複雜動態生成過程。我們可以認為，“我猜”用於構建一個大的認知立

場，其後續部分可以出現其他立場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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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從句法、語義特徵來看，漢語猜測動詞具有不確定性、趨果性、表現證據

的不充分性，一般不接受否定刻畫，也沒有程度之別。“我猜”既可以與低確信情態

成分共現，也可以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

3. 漢語裏“我猜”認識立場標記功能

3.1. “我猜”從實義的主謂結構到認識立場標記

“我猜”在語法化進程中仍保留著原始辭彙意義的痕跡，語義並未完全漂白

（bleached），其虛化並不徹底。如“我猜猜、我猜測、我猜出來了、我猜到了、我
猜對了、我猜了又猜、我猜想、我猜一下、我猜中了”等實例中“我”為主語，“猜”

為謂語，具有實義動詞用法，表示猜測。這些用例中的“我”和“猜”都還保留著字

面意義。

不過，“我猜”發生虛化是不爭的事實。曹秀玲（2010）集中探討了“我 /你 V”
從主謂結構到話語標記的演變情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猜”也經歷了從主謂結

構虛化為認識立場標記的過程。“我猜”的虛化主要表現如下。

“我猜”的固化與虛化具有高頻效應，高頻是保證某個成分固化的前提條件。

我們檢索“BCC語料庫 ·對話”，漢語裏指涉說話者自身的立場標記較多，頻率如
表 1：

表 1  相關立場標記的頻率表現

序號 動詞 我 +動詞 你 +動詞 他 +動詞

1 想 1898275 我想 206584
（10.88%）

你想 94419
（4.97%）

他想 3444
（0.18%）

2 知道 849174 我知道 72049
（8.48%）

你知道 48952
（5.76%）

他知道 2075
（0.24%）

3 覺得 554540 我覺得 19354
（3.49%）

你覺得 36593
（6.6%）

他覺得 1635
（0.29%）

4 以為 166344 我以為 48510
（29.16%）

你以為 19955
（12%）

他以為 473
（0.28%）

5 猜 100413 我猜 17450
（17.38%）

你猜 45695
（45.51%）

他猜 45
（0.04%）

6 相信 75340 我相信 12286
（16.31%）

你相信 1922
（2.55%）

他相信 33
（0.04%）

7 認為 24912 我認為 3571
（14.33%）

你認為 3077
（12.35%）

他認為 176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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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上看，表 1的數據都較為龐大，這些心理認知動詞都是口語中的超高頻詞語，
其中指涉說話者自身的第一人稱立場標記——如“我猜”“我覺得”“我認為”“我

相信”“我想”“我以為”“我知道”均是口語中的超高頻立場類短語。“我猜”有

17450例，“你猜”有 45695例。“我猜”這種超高頻共現，為固化連用和虛化奠定
了堅實基礎。

從句法位置來看，以前文（6e）為例，“我猜”其位置漸漸左移，其轄域越來
越大，其受單句的約束就越來越小，主觀性也越來越強。“‘我猜’從句內主謂結構，

到句首，再到句首前位”（方清明  2019: 136），還可以用於句末。作為認識立場標記
的“我猜”，不再是對句子的某部分進行主觀性評價，而是對整個句子命題的主觀評

價。動態句法觀認為“語言的某個句法結構的線上排列是有限的，當某一成分膨脹，

另一部分就很有可能被擠兌”（方清明  2012: 49）。“我猜”的虛化也是由於其他句
法成分的膨脹、擠兌造成的。

從語義、語用功能上看，“我猜 +小句”中的“我猜”發生了明顯虛化。在“我
猜 +小句”中，“我猜”不再是主要成分，“猜”由實義動詞、主要動詞虛化為背景
動詞，表示主觀立場。“我猜”之後不能加“了、著、過”結構助詞，不能帶“一下、

很久”時量成分。“我猜”不再表達具體行為的猜測，而是引出主觀認定的後續句，

並同時表明這個心理歷程是說話者個人的、主觀的，而非基於確鑿證據的。

從插入成分來看，“我猜 +小句”結合緊密，並無明顯的“主謂結構鬆散”（朱
德熙  1982: 95）特點。少量成分可以插入，如“我老猜、我心裏猜、我一直猜”等，
但一般不說“*我倒猜、*我還真猜、*我也是猜”。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述插
入成分都能插入“我覺得”。此外，“我猜 +小句”中，其後可以有停頓，也可以加
相關語氣詞。

從語音韻律上看，“我猜 +小句”中“我猜”可以被編碼為一個獨立的“語調單
位”（Tao 1996）。在“我猜”表達中，儘管說話者用“我”來指自身，但主語“我”
還是發生了一定的指稱弱化，表現在語音上，“我”一般不重讀，聲調特徵並不實足

飽滿。

虛化的“我猜”符合認識立場標記的常規判斷，如：1）常用於話語起始位置
（Schiffrin 2007 [1987]: 32）；2）表達一種主觀性和程式性意義，對其進行刪除，不影
響句子命題意義；3）作用於語用層面，與語境密切相關；4）能夠組織會話進程，搭
建認識立場框架。要說明的是，實義的“我猜”與認識立場標記“我猜”二者並非替

代與被替代關係，而是並行使用的互補關係，因為二者自身還有其獨特的語義、語用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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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猜”的認識立場標記功能

所謂話語標記（discourse markers）是指“話語層面的標記手段，是依存於前言後
語、劃分說話單位的界標”（任紹曾  2007: 14）。“我猜”有話語標記用法，本文直
接稱為認識立場標記。“我猜”主要是標記信息的主觀猜測性，協調交際中的認知立

場和人際互動。本節聚焦“我猜”在日常真實互動中的用法。

首先看不同位置上“我猜”的分佈，如表 2：

表 2  “我猜”話輪位置使用情況

起始位置 中間位置 末尾位置

用例 114 75 11
百分比 57% 37.5% 5.5%

3.2.1. 不同序列位置上“我猜”的功能

“不同序列位置上語言形式的話語功能有差異”（朱軍  2025: 2）。Kärkkäinen
（2007）亦指出，英語“I guess”處於話輪首位時，它通常為即將表明的立場或較長
的觀點序列構建框架；處於話輪次位時，則預示另一位說話者將提出不同視角。表 2
顯示，漢語裏的“我猜”常用於話輪起始和中間，較少用於話輪末尾。

第一，話輪起始的“我猜”：回應與繼續相關話題，表達推測性發現或結論。我

們觀察到的語料顯示，在多個話輪序列中，“我猜”通常不用於第一個話輪，而用於

回應話輪。“我猜”在回應話輪中用於起始位置，不僅標誌著一個新話輪的啟動，更

意味著承接上一個話輪、繼續相關話題。例如：

(7) G：自己的房本和戶口本一直在兒媳婦手裏攥著，這是要幹什麼啊。
 M：戶口本是因為要每月換煤氣，所以自己一直拿著。
 G：兒媳婦總是找理由拿著自己的戶口本，說不這樣，戶口本能拿得回來嗎。
 M：肯定是老太太指使的，為什麼要這樣，感覺自己被欺騙了。
 ……

 F：我猜他們就是要賣房，猜測，一切陰謀都是為了賣房子。
 G：他們就是要霸佔房屋，他們是要把房子賣了。（四月飛絮，2008.04.20）

在詞語搭配層面可以說“任意猜測、無端猜測”，但是在即時話語層面，“我猜”

往往基於上一話輪提供的信息進行推測，是一種有因猜測，表現出一種弱證據性、非

親歷性。在話語中，說話者會比較關注證據來源，一個“有根據的猜測”遠比一個“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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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猜測”更適切。“我猜”大致可以解釋為“根據先前話輪、背景信息、當前語境或社

會大環境等信息，說話人採用‘我猜’進行推測”。例（7）裏的“我猜”在話輪起始
位置，用於回應“關於房子的論述”，並基於上一話輪的信息作出新的推測。自然對話

具有時間上的即時性，話語的動態生成性，“我猜”體現了心理上的快速、省力運作的

特點。使用“我猜”與否，話語建構的效果不同。若不用“我猜”，那麼例（7）裏“他
們就是要賣房”為直接主觀判斷，而使用“我猜”，則明示了說話者的心理猜測過程。

第二，話輪中間的“我猜”：用於插入或擴展相關話題，引出一個新的推測性結

論。當一個話輪較長時，說話人講述事件時可以用“我猜”引入一個插入的新話題並

展開敘述。“這個話題可能構成一個相對於主故事線索及其發展軌跡的旁支序列或相

關題外敘述”（Kärkkäinen 2007: 203–204）。這時“我猜”接近傳信標記，用於開啟
稍微的離題或旁支序列，具有即時性、新近發生性。例如：

(8) 竇文濤：香江四少，你們倆到這來。
 梁文道： 他，再強調一遍。家輝很好，特別為我準備了，找到一本已經絕版

的，我猜應該是一個老版本的胡適的《四十自述》，很有意思，而

且他知道我喜歡胡適。

 竇文濤：遠東圖書。（鏘鏘三人行，2010.12.24）

例（8）中“我猜”用於話輪中間，插入一個旁支話題，即“找到一個老版本的胡
適的《四十自述》”。說話人用“我猜”標記上述話題是一個新的推測性結論，這也

與“猜”具有趨果性語義特徵有關。

第三，話輪末尾的“我猜”：用於補充相關話語，明示話輪結束。這類用例較少，

“我猜”具有話語收束性，語調上呈現降調趨勢。例如：

(9) A：為什麼小麥都已經低頭了，可是玉米苗還那麼小呢？
 B：種的時間不一樣吧，我猜。
 A：麥子是不是冬麥？是你老家嗎？
 B：應該是……冬麥吧。”（BCC語料庫 ·對話）

例（9）的“我猜”用於話輪末尾，補充說明相關話語來源於猜測。話輪末尾的“我
猜”是一種話語延伸（張文賢  2025），具有調節立場的功能。

3.2.2. 從後續小句看“我猜”的功能

我們對 200例“我猜”的後續小句數量進行了統計，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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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猜”帶後續小句情況

不帶 1個 2個 3個或以上
用例 11 122 38 29
百分比 5.5% 61% 19% 14.5%

分析表 3可知，第一，“我猜”有 5.5%的概率不帶後續小句，也就是用於話輪
末尾的情況，此時猜測內容出現在“我猜”之前，“我猜”用於回指前述命題。第二，

“我猜”有 61%的概率帶一個後續小句。第三，“我猜”有 33.5%的概率帶兩個或兩
個以上後續小句。這時候“我猜”對多個後續小句構成的一段話進行立場說明，為整

段話定下了主觀猜測的基調。例如：

(10) 主持人： 那我們有必要再說回來這 150年（刑期），因為麥道夫今年 71歲，
即便他能夠活到 100 歲的話，也只能再消受 29 年的刑期。咱們
揣測一下，美國之所以對他進行重判，希望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

目的？

 申志華： 我猜，覺得這個事情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是一個罪孽深
重的，麥道夫本人這樣子的做法，我覺得某種意義上要超過次

貸，因為他一開始就是處心積慮，所以他判這麼重的刑就是要告

誡老百姓，這個事情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我想通過這個能夠

達到這方面的目的吧。（新聞 1+1《麥道夫騙局，拷問的是誰？》
2009.06.30）

例（10）裏的“我猜”後的“長後續成分無法從句法上認定它們屬於內嵌成分，
因此很難用‘賓語’這個概念來說明它”（方梅  2005: 499）。

我們進一步對“我猜”後續小句的性質進行了分析，如表 4：

表 4  “我猜”後續小句的性質

概率事件 概率事件與評價兼有 評價小句

用例 176 22 2
百分比 88% 11% 1%

分析表 4可知，“我猜”的後續小句主要是表達概率的事件小句，部分是在表達
概率事件小句時兼有評價，很少帶純粹評價小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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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陳魯豫： 你認為世界上誰最時尚，最時尚的？就是世界上最時尚的男人，
女人。

 唐娜泰拉： 我覺得明星穿范思哲時裝穿的都不錯，男人，我猜應該有很多的
男人。

 陳魯豫：明白。（魯豫有約，2011.08.29）
(12) 黃歡：這個我估計是真的。
 主持人：你就猜吧。

 丁廣泉：這個村估計是真的。

 黃歡：我猜你是對的。

 主持人：他是真的。正確答案是？

 王柏林：我是真的。（鄉約，2012.03.02）

例（11）用例很典型，“我猜”的後續小句是“應該有很多的男人”，這是一
個概率事件小句，而非直接評價。巧合的是，例（11）中也有“我覺得”用例，它
帶後續小句“明星穿范思哲時裝穿的都不錯”，是一個評價小句，而非概率事件小句。

上例中的“我覺得”不太能替換為“我猜”，這說明“我猜”的後續小句主要表示

概率事件。由於概率事件中很可能也有評價，因此“我猜”後續小句有兩者兼有的

情況，如（12）“我猜”後續小句“你是對的”確實是個評價，但是整個話語也表
達猜測，因此“我猜”的後續小句兼有概率事件與評價功能。如果對評價取寬泛定義，

或許猜測也是一種評價，其重點不是對好壞、對錯的評價，而是一種對概率事件的

評價。

Van Valin（2005: 183）和 Guerrero（2008）從語言類型學角度指出，因賓語從
句類型的不同會帶來與主要動詞緊密度之間的差異，即賓語從句具有層級性。如從

事件層級來看，簡單性事件短語 > 並列性事件 > 序列性事件（sequential） > 非具體
性事件（“>”表示緊密度高於），“所謂控制度是指動詞對它引導的賓語小句的影
響程度，表現為引導賓語小句的動詞與其後續小句之間的共變關係”（方梅  2005: 
499）。共性方面，“我猜”與“我覺得”都屬於評價，都屬於較弱控制度等級。差
異方面，“我覺得”可帶多個評價小句、有多種停頓位置、可以易位。與之相比，“我

猜”多數時候帶一個概率事件小句、其後停頓較少、較少易位。“我猜”的控制度

要稍強於“我覺得”。3

3 值得注意的是，“覺得”與“猜”在作為實義動詞時亦有差異，“覺得”後一般不帶時體標記，
而“猜”後可以帶準時體標記“到、完”等，如可以說“我猜到、我猜完”，但一般不說“*我
覺得到、*我覺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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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我猜”具有委婉緩和功能

“猜”具有不確定性，低確信意味著話語留有餘地，因此“我猜”整體是具有委

婉緩和功能。例如：

(13) a. 你這樣做是錯的。
 b. 我猜你這樣做是錯的。
 c. 我猜這樣做可能會有點問題……（自擬）

例（13a）具有面子威脅性，是顯性斷言，語氣強硬，容易引發聽話人的反感。
例（13b）裏的“我猜”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種威脅性。例（13c）則採用了更加委
婉的策略，減弱話語的強加性，表達委婉與協商，主動降低說話人話語的確定性，

以維護和諧的對話氛圍，從而給雙方留有餘地。當話輪內容涉及觀點、建議、批評

或拒絕時，“我猜”可以起到緩和作用，使話語聽起來不那麼武斷、直接。表示委

婉緩和的“我猜”前後可以有相關低確信成分共現，如“吧、大概、或許、會不會、

可能、可能性、是吧、是不是、也許、應該、有可能”等。例（13c）出現的低確信
成分是“可能”。

3.2.4. “你猜”“你猜怎麼著”的交互主觀功能

我們統計的語料中，還發現“你猜”“你猜怎麼著”等標記表達了一種交互主觀

性功能（inter-subjectivity function），所謂“‘交互主觀性’就是在言語交際過程中說
話人對聽話人‘自我’的關注，即關注聽話人對所說內容可能持有的態度及其‘面子’

或‘形象需求’”（Traugott 2003: 128），表現為說話人在言語過程中會考慮聽話人
的交際背景與預期反應。“你猜怎麼著”主要是從聽話人視角進行言說，說話人認為

相關信息是聽話人所不知道的，這時說話人使用“你猜怎麼著”以開啟新話題，敘述

新信息。例如：

(14) 立新： 地面人員呢，也不知道飛機裏面出什麼事了，他們就按著自己應該有
的步驟過去之後，把這艙門一打開，打開之後，一看裏面那場面，啊，

怎麼這樣了？

 初陽：怎麼了？

 立新： 你猜怎麼著，裏面十幾個乘客打成一鍋粥了。（話裏話外，
2010.10.09）

(15) 宋洋： 我剛一出門，問咱們台同事，我說超市開門嗎？說不知道，可能今天
早下班，我說我去看看吧。結果你猜怎麼著？裏邊人山人海，超市最

多的人在哪兒？就是賣乾果的地方，大家都在買瓜子、夏威夷果。（城

市零距離——奧運會，200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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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4）說話人用“你猜怎麼著”，不僅告訴聽話人新信息“乘客打成一鍋粥”，
而且把這種新信息作為一種結果進行敘述。例（15）“你猜怎麼著”前面出現了“結
果”標記，且“裏面人山人海”是出乎說話人意外的信息，說話人把這個信息包裝成

新信息，並作為一種結果介紹給聽話人。上述用法的“你猜怎麼著”虛化程度很高，

相關構成成分的辭彙義幾乎完全虛化，它不是真讓對方猜測，也與疑問無關，說話人

使用該標記是為了引入後續信息內容，開啟新話題，吸引聽話人注意。因為是意外信

息，因此具有賣關子的意味。相對於聽話人而言，說話人把信息處理為新信息，具有

新信息發佈的優勢。“你猜我發現了什麼”“你猜我發現了啥”等相關短語，也有這

種主觀交互性。

饒宏泉（2025: 17）指出，“認識不對稱是驅動會話的關鍵，說話人往往需要假設
受話人的知識狀態，這種受話人設計使得說話人對受話人知識狀態的理解在話語形成

中至關重要，即瞭解相互都知道的和並非相互都知道的信息，是成功交際的關鍵”。

從知識狀態（姚雙雲  2024；饒宏泉  2025）看，“大家都知道、人們都知道、人所共知、
我們都知道、我們知道、眾所周知”等屬於共用知識標記語（劉雲、郭海瑞  2025）。
“我猜”顯然不是共用知識標記，它是說話人處於不完全 [K+]，而表達出推測性發現
或結論，此時聽話人的知識狀態有待確認。而“你猜怎麼著”是說話人處於 [K+]，而
向聽話人發佈信息或結論。說話人把聽話人當作 [K–]狀態，這有點類似於“你知道吧、
你知道嗎”等立場標記語。

4. 餘論

本文探討了漢語猜測行為的特徵。傳統的邏輯學（形式邏輯）、認知心理學教科

書一般都會探討推理、判斷，認為它們是思維的常見形式。本文認為“猜測”也是思

維的常見形式，儘管它不如推理、判斷那麼強調理性、嚴謹，也不講究有效性、真實

性、正確性，但是猜測行為具備啟動快速、省力的心理運作優勢。我們認為，猜測行

為應該作為與推理行為、判斷行為並列的一種普通思維形式，值得學界重視並繼續深

入研究。

關於猜測動詞，我們還可以從辭彙類型學角度考察。人類的語言中，肯否、疑信

語義程度不僅構成一個連續體，而且處於連續統中的詞語可以發生串用，語義上可以

轉換。即一個詞可以表達另外一個詞的意思。如“半信半疑、猜、猜測、猜想、猜疑、

否定、懷疑、肯定、相信”這些詞語裏，“半信半疑”顯示信與疑相關；“猜想”顯

示猜與想相關；“猜疑”這一構詞顯示猜與疑相關；“懷疑”一定程度上就是否定；“相

信”一定程度上就是肯定。普通話中“懷疑”既可表示不相信，也可表示猜測。方言

中亦有此現象，如江西浮梁方言中“疑懷”兼具懷疑與猜測雙重功能。祝曉宏（2016: 



1069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171–172）指出新加坡話語的“相信”具有猜測義用法。要說明的是，上述詞語串用往
往發生在相鄰詞語之間，跨距越大，可接受度越低。如“猜想”“猜疑”，這說明

“猜”與“想”“疑”距離較近。“猜信”不成詞，說明猜就不能信，信就不能猜，

二者語義相互抵牾。

本文通過描寫“我猜”立場標記的功能發現，立場標記的研究須放到更長的話語

序列中考察，這樣才能更加準確全面發現其話語功能。如本文將包含“我猜”言語行為

的話輪，擴展至上下毗鄰話輪，甚至延伸至特定情境下的整個言語活動。話輪展開過

程中，相關話語馬上得到參與者的解讀，而非待完全產出後方可理解（Lerner 1996）。
話語互動是話語參與人之間立場協商、線上修正的過程（assessment activity）。說話人
既與自我進行認知互動，又同步向聽話人公開其推理過程及對事態的發現。立場標記

並非預先準備好的，而是在話語序列中構建的，在主體間對話交織中浮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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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sing Behaviour in Chinese
and the Epistemic Stance Marker Wocai

Qingming Fangi and Yu Cheni, ii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 Guangxi College for Preschool Educationii

Abstract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guessing” is an important cognitive act on a par with reasoning 
and judgment, and the act of guessing is characterized by uncertainty, subjectivity, rapid 
automaticity, and error-proneness. Chinese conjecture verbs bear such semantic features 
as [+uncertainty], [+result-directedness], and [+insufficiency of evidence]. Syntactically, 
they generally resist negative characterization and exhibit no gradability; they can co-occur 
with both low-certainty and high-certainty modal elements. Drawing on 200 conversational 
examples, we examine the wocai-type epistemic stance marker and show that its function 
varies across sequential positions. In initial position, wocai responds to and continues the 
ongoing topic, expressing an inferential finding or conclusion. In medial position, it inserts 
into or expands the topic to introduce a new speculative conclusion. In final position, wocai 
acts as an afterthought that supplements the preceding discourse and explicitly signals turn 
completion. The clauses following wocai are primarily event clauses expressing probability. 
Overall, wocai serves a mitigating function, whereas nicai and nicai zenmezhao serve an 
intersubjective func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epistemic stance markers are not ready-
made; rather, they are constructed in the sequential organization of discourse and emerge 
from the interweaving of intersubjective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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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漢字為媒介的漢日語言接觸研究

——以漢語複合介詞“基於”為例

郝  洋 i、盛文忠 ii*

內蒙古工業大學 i、上海外國語大學 ii

提要

在語言接觸的影響下，近代以來複合介詞大量興起。其中有關依據義複合介詞“基於”

的來源脈絡仍待進一步考察。本文以日語漢文訓讀為起點，結合近代日譯漢書、漢譯日

書、英華辭典、英和辭典等歷史文獻資料，充分考察了漢日語言接觸過程中“基於”的產

生條件和契機。研究發現，在肯定外源說的基礎上，應將“基於”劃分為語言回流現象。

早期在漢字“本”的影響下，日語訓點資料以及與中國思想文化相關的本土文獻中出現

“motozuku（モトヅク）”，表記為“本ヅク”，直至 19世紀 60–70年代，其表記方式
發生轉變，逐漸使用漢字“基”。這一表記方式的轉變，通過英和辭典和漢譯日書促進了

漢語“基於”作為介詞用法的產生和發展。進一步深化了漢日語言接觸過程中漢字的重要

作用。

關鍵詞

“基於”，語言接觸，日語表記，回流，“motozuku（モトヅ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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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65961/crcl-2026-0051



1076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 引言

近代以來，漢語中複合介詞大量興起，其出現不僅豐富了漢語詞彙，更影響了漢

語整體結構的演變和發展，沈國威（2011: 147）提出，“體謂詞轉換的實現及複合式
介詞的使用使漢語的定語修飾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強。漢語定語修飾成分的複雜

化是漢語近代化進程中最具本質的變化，可以說很多重要的變化都是由此引起的”，

可見複合介詞的重要作用。因此，明確其演變脈絡和發展路徑是深入探討複合介詞功

能的必要前提。

目前，圍繞複合介詞的來源，學界主要有“內源說”和“外源說”兩種主張。外源

說又可根據來源語的差異分為“日化”和“歐化”。但相關研究仍集中在對“對於”、“關

於”等關聯對象義介詞的探討，如吳玉芝（2016）、陳彪（2017）、潘世文（2024）、
薛桂譚（2024）等。“基於”作為介引根據的複合介詞，雖然在現代漢語中大量使用，
但目前學界關注度並不高，仍處於內源說和外源說競爭的初級階段。

有關“基於”的內源說研究主要有汪如東（2009）、汪如東（2013）、張成進
（2014）等，主張介詞“基於”來源於動介跨層結構“基 +於”。外源說主要有王立
達（1958）、黃興濤（2002）、王翠（2017）等研究，提出“基於”是近代翻譯日語
的過程中創造的新詞。

首先，如張成進（2014: 3）中所述，清代以前“基”做動詞用法表示“起始，導
源”義。19世紀末才開始出現表示動作行為根據的介詞用法。這種短時間內的快速
發展不符合語言自身演變的漸進性。王翠（2017: 2）也提出，語法化、詞彙化是個漸
變的過程，需要經歷長期的緩慢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內迅速發展成熟。再者，

語法化與使用頻率密切相關，使用頻率越高，越容易虛化，語法化程度越高。然而事

實卻是，跨層結構“基＋於”的使用率並不高。綜上所述，本文贊同“基於”的產生

並非完全來自其自身演變。

另一方面，外源說的主張也並不充分。雖然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內源說對演變速

率的忽視，但缺少對漢日語言接觸的複雜性和完整性的關注。尤其忽視了日語借由漢

文訓讀吸納了大量漢語詞彙這一歷史事實。因此，有必要在外源說的基礎上，進一步

探討其作為“回流詞”的可能性。

全面考察漢日語言接觸過程中“基於”及相關表達在兩種語言中的使用情況，不

僅對探討複合介詞“基於”的起源有補充性價值，對於漢日語言接觸的基本方式和本

質認識也有重要意義。本研究結合文獻和辭典，通過考察漢日語中“基於”相關表達

的使用情況，試圖釐清該類詞的源流和路徑，探討語言接觸的潛在動因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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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漢日語言接觸階段劃分與文獻選擇

關於近代漢日語言接觸的分期問題，已有前人研究提出不同方案。如陳力衛

（2019: 23）提出漢日詞彙交流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並指出漢語書籍單向向日本輸出
的下限為 1875年。沈國威（2010: 23）提到，中國“新漢語詞”的形成分為五期，其
中 1880年以前的前三期為漢語影響日語時期，1895年以後的日語導入期則為日語進
入漢語的時期，處於中間的停滯期二者皆有可能。

本文沿襲前人研究，從影響主體和方向出發，將 1895年以前定為漢語影響日語主
導期，1895年之後視作日語影響漢語主導期。其中，漢語影響日語主導期跨越時間範
圍大，這一過程中主要影響媒介發生了轉變。在 16世紀以前，主要以典籍、佛經的傳
播為主。16世紀以後，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天文地理等西學書籍大量興起。這一
時期，西學書籍逐步成為漢語影響日語的主要媒介。據此，漢日語言接觸可分為兩大

時期，三個階段，具體如下。

第一時期：漢語影響日語主導期（1895年以前）

階段 1  以典籍佛經的傳播為主（16世紀以前）

階段 2  以漢語西學書籍的傳播為主（16世紀以後）

第二時期：日語影響漢語主導期（1895年以後）

階段 3  以日本書籍資料的傳播為主 

如上所述，漢日語言接觸前期以漢語對日語的影響為主導，下限為 19世紀 80年
代左右，後期主要為日語對漢語的影響，上限為 1895年。這一轉變不僅反映了漢日語
言之間的緊密關係，更催生了中→日→中語言回流現象的存在。即漢日語言接觸過程

中，存在一類語言現象，早期在古漢語中已有使用，日語通過與漢語的接觸，借用了

相關表達，而後在近代衍生出新的語義用法，又對漢語產生了影響。

對於這一語言現象，前人研究中早有關注，如高名凱、劉正琰（1958），王立達
（1958），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1959），王力（1980），沈國威（2010）
等均有相關記述和舉例。但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命名方式，“詞僑歸國”、“回歸詞”、“回

流外來詞”、“中日互動詞”等術語並行。其中，“回歸詞”和“回流外來詞”均來

自史有為（2000），該研究認為，如果該詞由日語回歸漢語，而仍保持借出時的原義，
這樣的詞應稱為“回歸詞”，而“回流外來詞”則經歷了日語的改造，如“經濟”、“革

命”等。本研究贊同對二者進行區分，並在史有為（2000）的基礎上，對漢語複合介
詞“基於”的演變脈絡進行梳理。另一方面，考慮到“回流外來詞”中，“回流”已

經包括了由日到中的傳遞過程，且對於“外來詞”一語，學界還存在音譯和意譯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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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省去“外來”，使用“詞彙回流”指中→日→中這一完整的漢日語言接觸過

程，使用“回流詞”指具有上述過程的詞彙。

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分別考察漢籍 /佛經訓點資料，近代日譯漢書和漢譯日書文
獻中，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和漢語“基於”及其相關表達的對應情況。此
外，本研究還參考中日大型歷史語料庫，近代英華辭典、英和辭典作為以上翻譯文本

的補充資料，力圖貫通文獻的時空縱深，系統性追蹤“基於”類表達在中日語言交流

過程中的流變軌跡。

3. 漢語對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影響

“外源說”主張日語動詞“motozuku（モトヅク）”及由其衍生出的複合助詞
“nimotozuite（ニモトヅイテ）”1促進了漢語“基於”的產生。前人研究如王立達

（1958）、王翠（2017）等均有所記述。對此本論文將在第 4小節進一步舉證說明。
本節將集中探討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出現和使用是否受到漢語的影響。

根據第 2小節的階段劃分，漢語對日語的影響，可以分為以漢文訓讀為媒介的第
一階段，和以近代日譯漢書為媒介的第二階段。3.1節和 3.2節將分別列舉各自時間範
圍內的文獻證據進行說明。3.3節將對早期日本本土文獻中出現的“motozuku（モトヅ
ク）”進行舉例說明。

3.1. 漢文訓讀對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出現的影響

日語動詞“motozuku（モトヅク）”2的表記方式較為複雜，根據《日本國語大辭

典（第二版）》3記載，有“本、原、源、厚、索、根、本附”等。其中“本”使用較

多，提及範圍最為廣泛，涉及《色葉字類抄》、《類聚名義抄》、《倭玉篇》等辭書。

根據築島裕（2009）記載，“motozuku（モトヅク）”多用於訓讀漢字“本”。如下
例（1）–（3）：

(1) 本生於巳。（五行大義元弘三年點）
(2) 莫不本乎五行。（五行大義元弘三年點）
(3) 本於《六經》。（文鏡秘府論保延四年點）

1 關於“nimotozuite（ニモトヅイテ）”這一類表達的命名方式，學界並未統一。除本文採用的“複
合助詞”，以及類似的“複合格助詞”之外，還有一部分學者將其中的動詞部分命名為“後置

詞”，如鈴木重幸（1972）、金子尚一（1983）、村木新次郎（1983）等。
2 從構詞法來看，日語動詞“motozuku（モトヅク）”可進一步分析為由“モト”與“ツク”複合
而成。

3 本文使用的《⽇本國語⼤辭典（第⼆版）》為 JapanKnowledge線上知識庫中收錄的電子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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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行大義》和《文鏡秘府論》分別於 1333年和 1138年添加訓點。除此之
外，築島裕（2009）還記載了 1134年的《三教指歸注長承三年點》、1241年的《古
文孝經仁治二年點》、1386年《法華經音訓至德三年點》等訓點資料中有關漢字“本”
訓讀為“motozuku（モトヅク）”的用例。

但是另一方面，訓點資料中並未見到“motozuku（モトヅク）”用來訓讀漢字
“基”的相關用例，這說明該階段漢文訓讀僅促成了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
的產生，但漢字“基”與“motozuku（モトヅク）”之間還未建立一定的關聯性。

3.2. 近代以前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使用

通過檢索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歷史語料庫（以下簡稱 CHJ語料庫）發現，在明治
維新以前，日語原創文本中已經出現了“motozuku（モトヅク）”，其使用最早可追
溯到 1712年的《養生訓》，如下例（4），意為依據某部經典，提出“陽有餘陰不足
論”的理論。該書是撰寫於江戶中期的公眾衛生書籍，作者貝原益軒是日本江戶時代

初期儒學家、博物學家、平民教育家，早年專講朱子學，晚年對朱熹提出懷疑，轉而

接近於唯物主義。本橋京子、魯兆麟（2009）也指出，《養生訓》一書中眾多觀點借
鑒了中國古代養生思想，包括儒家的“中庸”以及道家的“順其自然”等。

(4) 丹渓の陽有餘陰不足論は何の經に本づけるや、其本據を見ず。（養生訓 巻
第二 天地の理陽は一陰は二也）（翻譯：丹溪的“陽有餘陰不足論”是基於
哪一部經典呢？我未能找到依據。）

該時期有關“motozuku（モトヅク）”的用例並不多，在 CHJ語料庫中共檢索到
1800年以前用例共 5例，除《養生訓》外，其餘均來自 1732年的《駿台雜話》，如
下例（5）–（7）：4

(5) 何時によらず車を作り出すは、車の理常にほろびずしてある故に、それに
本づきて作り出すにあらずや。（駿台雑話 扁鵲薬匙をすつ）（翻譯：無論
何時造車，都是因為造車的原理始終存在，所以人們才能依據它製造出來，

難道不是這樣嗎？）

(6) 日月も約束のごとく運ればこそ、それに本づきて、上代に暦をも作り出し。
（駿台雑話 扁鵲薬匙をすつ）（翻譯：因為日月總是如約運行、分毫不差，
所以古人基於此，在上古時代就創造出了曆法。）

4 另外一例中“motozuku（モトヅク）”為“獲取，到達”義，與本文無關，故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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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ただ躬に省み内に求めて、心の誠に本づき給はば、下学の功積て上達せら
るべし。（駿台雑話 鬼神の徳）（翻譯：只要反躬自省、向內探求，以心中
的真誠為本，積累基礎學問，自然能夠通達高深的境界。）

上述 4例均出自《駿台雜話》，該書記敘了室鳩巢在駿台宅邸與門人講學的內容。
室鳩巢與貝原益軒同為日本江戶時期的儒學家，屬朱子學派。

另一方面，通觀上述例句，“motozuku（モトヅク）”的謂語用法和狀語用法各
佔一半。例（4）、（7）為句子謂語成分，例（5）、（6）中則作狀語，表示以前文
提到的造車原理，日月運行為依據繼續後續行為，與現代日語中複合助詞“nimotozuite
（ニモトヅイテ）”用法基本一致。

由此可見，“motozuku（モトヅク）”在日本原創文本中的早期用例均來自儒
學者，所涉及的作品也均受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綜上，在漢語影響日語主導

期的第一階段，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使用，來源於對漢文“本”字的訓
讀，直至江戶時期“motozuku（モトヅク）”的使用也與中國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面，
“motozuku（モトヅク）”在日語中發展出了狀語用法。

3.3. 近代日譯漢書中的對譯情況

前文探討了漢文訓讀和早期日文文獻中“motozuku（モトヅク）”的使用情況，
研究發現漢文訓讀對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產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且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在江戶時期已發展出狀語用法。但漢字“基”與
“motozuku（モトヅク）”的關係並不明晰。本節將繼續考察 19世紀 80年代以前，
在漢語影響日語主導期的第二階段，漢語“基於”和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
的對應情況。

本研究參考譚汝謙（1981），收集了 1895年以前的非文學類日譯漢書，總計 43
本，通過窮盡式調查，發現其中 4部作品的日譯本中有“motozuku（モトヅク）”相
關用例，共計 34例。原文和譯文的具體信息和例句分佈情況如下表 1所示。

表 1  近代日譯漢書中“motozuku（モトヅク）”用例出處

原本
原本

成書時間
原作者 譯本

譯本

成書時間
譯者 用例數

《瀛環志略》 1848年 徐繼畬 『俗解絵入瀛環史略』 1874年 平井正 1
《萬國公法》 1864年 丁韙良 『萬國公法釋義』 1868年 堤殼士志 10
《萬國公法》 1864年 丁韙良 『和訳萬國公法』 1870年 重野安繹 6
《格物入門》 1868年 丁韙良 『格物入門和解』 1877年 柳河春三等 17
總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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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otozuku（モトヅク）”與漢文訓讀資料一樣，仍然缺少“基”的相關形
式。只見“本”、“原”兩種表記方式。表記為“本”的用例佔據首位，共 29例，剩
餘 5例表記為“原”。主要承擔句子的謂語成分，如下例（8）–（10）：

(8) 原文：萬國之人莫不本此性法。（《萬國公法》第一卷第一章第九節發氏大旨）
 譯文： 萬國ノ人コノ天然ノ性法ニ本ツカサルコトナシ。5（『和訳万国

公法』）

(9) 原文：問燈爥之光原於何物（《格物入門》六編化學三第十七問）
 譯文：燈爉ノ光ハ何物ニ原ヤ（『格物入門和解』）

(10) 原文： 故其說本於英法，不本於公法也。（《萬國公法》第二卷第二章第十
節船隻行於大海均歸本國管轄）

 譯文：其説ハ英法ニ本ヅキ、公法ニ本ヅカズ。（『萬國公法釋義』）

值得注意，當漢語原文本中，“本”、“原”出現在連動句時，日語譯文則傾向

以連用形擔任句子的狀語成分。功能與現代漢語複合介詞“基於”基本一致。如下例

（11）、（12）：

(11) 原文： 竊思布氏所言國使之權利，分為二種：或本於天性，而不可犯；或本
於常例，而隨可改者。（《萬國公法》第一卷第一章第五節理同名異）

 譯文： 作者竊カニ思フニ。布氏カ言フトコロ。国使ノ権利分チテ二種トシ。
或ハ天然ノ性法ニ本ツイテ。犯スヘカラス。或ハ諸国ノ常例ニ本ツ

イテ。随テ改ムヘシト。

(12) 原文：則化學本於煉丹而所造愈備也。（《格物入門》六編化學四第六問）
 譯文：即チ化学ハ煉丹ニ本ヅキテ造ル所愈備ハレリ。（『格物入門和解』）

此外，在近代日譯漢書中，除了動詞“本”、“原”及相關動介短語“本於”、“原

於”等被譯作“motozuku（モトヅク）”外，更有“憑”、“按”等引介依據義的介
詞被譯作“motozuku（モトヅク）”，並主要對應連用形 Ⅱ，即譯作“nimotozukite（ニ
モトヅキテ）/ nimotozuite（ニモトヅイテ）”。上述日譯漢書中出現的 34例對譯例句
中，有如下 2例分別對應介詞“憑”、“按”。這一用法與現代日語中的“nimotozuite
（ニモトヅイテ）”，近現代漢語中“基於”的介詞用法一致，可見在該時期，日語

“motozuku（モトヅク）”在功能上已經發展成熟，不僅能承擔句子的謂語成分，還可
作修飾成分。但在該類文獻中，仍未見“基”與“motozuku（モトヅク）”對應的用例。

5 該例句中，“motozuku（モトヅク）”寫作“本ツ”，等同於“本ヅ”。古代日語在書寫無清濁
音標註符號，江戶以後濁點才逐漸普及。下例（11）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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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文：流輿源可平按此理設有何用（《格物入門》初編水上十三問）
 譯文： 流ト源ト平カナルベキ理ニ本ヅキテ用ヲナスベキ事アリヤ（『格物

入門和解』）

(14) 原文： 此合盟與憑盟而制之法，並盟約章程，憑國權而立者，即為國內無上
之法。（《萬國公法》第一卷第二章第二十四節美國係眾邦合一）

 譯文： 且此盟ヒ又ハ此盟ヒニ本ヅキテ制スルノ法ト並ビニ約个條ナドノ国
権ニ依リテ立ツ者ト之ヲ国内無上ノ法トス。（『萬國公法釋義』）

綜上所述，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最早出現於漢文訓讀文獻，用來訓讀
漢字“本”，但是，受到漢文原文用法的局限，“motozuku（モトヅク）”在訓點資
料中多為句子的謂語，出現在句末。日語中出現“motozuku（モトヅク）”一詞後，
幾乎同期發展出複合助詞“nimotozuite（ニモトヅイテ）”的用法，承擔句子的狀語
成分。在近代日譯漢文本中，“motozuku（モトヅク）”除對譯動詞“本”、“原”
外，也發展出對譯“憑”、“按”等依據義介詞的用法。但至此尚未見到日語“motozuku
（モトヅク）”表記為漢字“基”的相關用例。

4. 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對漢語的影響

4.1. 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表記的變化

根據前文調查可知，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受漢文影響而出現，一直以
來大多寫作漢字“本”，在近代日譯漢書中，偶爾出現漢字“原”的相關寫法。但並

未見到表記為“基”的相關用例。

通過調查“motozuku（モトヅク）”的書寫情況，可以瞭解到，漢字“基”這一
表記方式在考察文獻範圍內，最早出現於 19世紀 70年代後期。如下例（15）所示的
口語資料『よりあひばなし』。

(15) 自主自由の権とやら申す事に基づいての御所置と見へますが。（『よりあひ
ばなし』初編上）（翻譯：此舉看似是基於所謂“自主自由之權”的處理。）

下圖 1展示了 CHJ語料庫中“motozuku（モトヅク）”例句中，漢字“基”表記
佔比情況的歷時變化趨勢。19世紀 60、70年代開始短時間內快速攀升，直至 20世紀
初已幾近 100%。6

6 隨著語法化程度的加深，在 20世紀中葉，其主導地位逐漸被平假名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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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CHJ語料庫中漢字“基”表記的分佈情況 7

此外，還補充調查了部分近代英和 /和英辭典，結果顯示《英和對譯袖珍辭書》、
《和譯英辭書》、《附音插圖英和字彙》三部辭典中存在“motozuku（モトヅク）”
表記為“基”的相關內容。雖不是單獨條目，但用法與現代日語複合助詞“nimotozuite
（ニモトヅイテ）”，和現代漢語“基於”基本一致。時間上基本與上述文獻鎖定的

19世紀 70年代一致，具體內容如表 2所示。

表 2  英和 /和英詞典中“motozuku（モトヅク）”的詳細記錄 8

序號 辭典 編者 時間 記錄

1 英和對譯袖珍辭書 堀達之助 1862
From the best：ヨキ記錄者ヨリ（善キ記者ノ
書ニ基ヒテノ意）

2 和譯英辭書 高橋新吉等 1869
From the best：ヨキ記錄者ヨリ（善キ記者ノ
書ニ基テノ意）

3 附音插圖英和字彙 柴田昌吉等 1873 Ecclesiastically, adv. 法教ニテ。法教ニ基キテ

由此可見，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最早使用漢字“基”進行表記的例證
出現於 19世紀中後期。對於表記方式短時間內由漢字“本”為主導急遽轉向漢字“基”
這一現象，其背後也存在著語言演變的動因，具體將另作他文探討。但無論如何，表

記方式的轉變，漢字“基”表記的出現作為既定結果，在形式上與漢語複合介詞“基

7 對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歷史語料庫（CHJ語料庫）收錄的奈良到昭和時期的文獻進行檢索，發
現該語料庫中，該語料庫中，“motozuku（モトヅク）”一詞最早出現於 1712年，本圖展示了
1712年以來，各時間段內，“motozuku（モトヅク）”表記為“基”的佔比情況。從 1712年開始，
十年為一組，圖中年份為組中值。

8 《附音插圖英和字彙》中還有“基”的單獨條目，但對譯英語的實義動詞“build”和“hinge”，
與本文考察的依據義關係較遠，故不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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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立了關聯性。這也為漢日語之間依託漢字進行接觸和產生影響提供了可能性，

奠定了漢語“基於”和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關聯的基礎。

4.2. 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對漢語“基於”的影響

4.2.1. 英和辭典對英華辭典的影響

前文通過調查近代文獻和辭書，確定日語“基”表記出現於 19世紀中後期。
這一時期，英和辭典對英華辭典產生了重大影響。相關研究中也有所提及，如周菁

（2020）對近代英華詞典進行調查，發現“偉大”一詞最早出現於顏惠慶的《英華大
辭典》（1908），且使用數量高達22次，推測其可能取自日本辭典。陳力衛（2012）以“共
和”一詞為例，展示了在英和辭典的影響下，其對譯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並進一步指

出，《英華大辭典》（1908）、《英華合解辭彙》（1915）、《漢英新詞典》（1918）
等辭典的例言部分均明確記載，在編纂過程中參考了英和辭典。因此，有必要對英華

詞典中“基於”的使用情況進行調查，並對比英和辭典的出現時間，明確二者的影響

方向。

本文使用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開發的《英華字典資料庫》，調查了其中包

含“基於”的所有條目，結果顯示，漢外辭典中“基於”最早出現於顏惠慶的《英華大

辭典》，共 7例，且均出現在釋義和例句部分。具體記錄如下表 3所示。

表 3  顏惠慶《英華大辭典》中的“基於”

序號 條目 例句 漢語

1 Astrotheology
Theology founded on observation of the 
celestial bodies

基於觀測天象之神學

2 Experimental Derived from or founded on experiment 基於實驗的，自試驗得的
3 Empiric, Empirical Resting on experience, or experiment 基於經練的，歷練的

4 Patronymic
Derived from the name of a father or 
an ancestors

承姓氏的，父祖之名轉成的，

基於父祖之名的

5 Build To raise or rear 基於，倚靠，建立

6 Bottom To rest upon 立，基於，安置，安上

7 Base To put on a base or basis 基於，立基址，設，放

顏惠慶（1908）在例言八則部分，針對《英華大辭典》參考的文獻資料做如下解
說：“是編採用諸書。暨所參考，不下數十百種。有為中國教育會者。有為江南製造

局本者。有為嚴氏所著本者。有為英和字典本者”，明確表明其成書受到英和字典的

影響。據此，我們可以推測，近代英華辭典創作過程中，對英和辭典的借鑒，是漢語

介詞“基於”出現的重要契機。這條路徑與前人研究中主張的漢譯日書一起推動了漢

語複合介詞“基於”用法的固定和使用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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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漢譯日文本中“基於”的對譯

王翠（2017: 43）列舉了 20世紀早期新式報刊中漢語“基於”的用例，指出其與
日本的密切關係：“不僅大部出自留日學者之手，且絕大多數譯自日語，源出在日出

版報刊，如《民報》，《法政雜誌》，《新民叢報》等。”並且以《新民叢報》為例，

調查了“基於”所在的文本的翻譯情況，結果顯示，相比於原創作品，介詞“基於”

更多地出現在譯作中，且多出現在純譯文中。這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日語翻譯影響

了複合介詞“基於”的出現。但是作為翻譯促進語言接觸的直接證據，需要進一步關

注漢譯日文本中“基於”的對譯情況。

據此，本研究調查了部分近代漢譯日書，結果顯示，“motozuku（モトヅク）”
直接對譯為漢語“基於”的用例在 20世紀初已經出現，如 1901年王國維翻譯的《法
學通論》，該書由日本人磯谷幸次郎撰寫於 1896年。以及梁啟勳 1907年翻譯的松平
康國的《世界近世史》等。具體對譯情況如下例（16）–（19）所示：

(16) 原文：普通法は各国普通の法理に基づきたるものにして。
 譯文： 普通法基於各國普通之法理。（1901《法學通論》磯谷幸次郎著 王

國維譯）

(17) 原文：これ皆神意に基づきたるものと信認せり。
 譯文：皆以為基於神意。（1901《法學通論》磯谷幸次郎著 王國維譯）
(18) 原文：此れ全く羅馬ジヤスナニアン帝の意見に基きたるものあり。
 譯文： 此全基於羅馬若斯的尼安帝之意見者也。（1901《法學通論》磯谷幸

次郎著 王國維譯）
(19) 原文：これに基づく。
 譯文：實基於此。（1907《世界近世史》松平康國著 梁啟勳譯）

綜上所述，無論是近代英華字典中出現的“基於”，還是漢譯日書中“基於”的

使用，都與日語有密切關係，這與前人研究中提出的新興報刊中的日語相關用例呼應，

進一步證實了近代漢語“基於”一詞的使用是受到日語翻譯的影響。

5. 結語

本研究從遠及近依次考察了漢文訓讀資料、近代日譯漢書、漢譯日書、英和辭典、

英華辭典等漢日語言接觸相關的重要文獻資料，對漢語複合介詞“基於”的產生路徑

做了詳細梳理。中日之間的具體演變和交流關係如下圖 2所示。以 1895年為界，
1895年以前為漢語影響日語主導期，1895年以後為日語影響漢語主導期。位於中間
的三段加粗橫線代表漢日語言接觸的三個階段。時間線以上為漢語，以下為日語，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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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時間線的虛線箭頭為語言接觸的影響方式，未跨越時間線則代表語言內部自身的演

變條件。

圖 2  漢日語“基於”類相關表達的產生路徑

在漢日語言接觸第一時期的第 1階段，受到漢字“本”的影響，日語訓點資料中
開始出現“motozuku（モトヅク）”，但僅出現使用“本”進行表記的“motozuku（本
ヅク）”，並未建立與漢字“基”的關係。“motozuku（本ヅク）”進入日語後，不
僅作謂語使用，還可以以“nimotozuite/nimotozukite”的形式承擔句子的狀語修飾成分，
該功能等同於現代漢語中複合介詞“基於”。隨後在 19世紀中後期，英和辭典和明治
時期的文獻資料中陸續可見用漢字“基”表記“motozuku（モトヅク）”的用例，並且，
漢字“基”表記在“motozuku（モトヅク）”用例中的佔比短時間內快速增長。這一
現象對英華辭典和近代漢譯日書中“基於”的使用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顏惠慶

《英華大辭典》，以及《法學通論》，《世界近世史》等漢譯日書中，可見大量用“基

於”對譯“motozuku（モトヅク）”的用例，進一步證實了漢語“基於”作為介詞用
法的產生發展與日語關係密切。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考察了漢日語中複合介詞“基於”相關表

達的演變情況。依照漢日語言接觸的歷時發展路線，從漢日語兩方面收集文獻資料，

明確了漢語“基於”不是簡單的借詞，而是借由日語表記的轉變，以辭典和漢譯日書

為媒介，從漢語原有表達蛻變而來的詞彙回流現象。

傳統語法化路徑多關注單一語言內部的語義漂白與範疇轉移，而“基於”的演變

顯示，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演變對漢語“基於”的介詞化起到了關鍵催
化作用。這一發現拓展了語法化理論對外部動因的解釋力。其次，既有借詞研究多聚

焦於實詞或文化詞彙的借貸，而“基於”的案例表明，語法詞同樣可透過書面翻譯對

譯實現系統借用。此外，漢日語言接觸歷史淵遠長久，其影響關係不是單一的輸入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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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重視橫向交流的基礎上，仍需關注歷時發展脈絡，才能全面完整地呈現漢日語

之間的互動路徑，發掘語言演變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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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甲骨文中之“作”主要用作動詞，其後可接名詞性成分：後接一個名詞時，“作”表示“建

造”“鑄造”“建立”“擔任”“產生”等意義；後接兩個名詞成分時，“作”表達一種

“致使”義；“作”還可為名詞成分的定語。“作”之後又可接謂詞性成分，有兩種情況：

一是後接祭祀動詞或非祭祀動詞；二是後接主謂式；此時“作”表達“進行”“致使”義。

“作”之詞義演變與句法組配密不可分，“作”進入句法後與表達事件義的輕動詞共同作

用，顯現出不同的句法語義；其雙賓結構及“致使”義的產生更離不開輕動詞的句法運作。

辭例歸納為探討“作”的詞彙語義提供了充分的描寫，輕動詞理論則為句法語義提供了解

釋的視角與工具。在充分描寫語言事實的基礎上，進一步從理論層面探究其形成機制與內

在規律，才能深化對語言現象的認識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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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乍”及相關字有如下三組：1

A.  H20546、 H1404、 H31993

B.  H11525、 H31981、 H23586

C.  H20624、 H29690、 H37474

從字形上看，B比 A多“ ”形，而 C又比 B多了“攴”形。C可隸定作“𢼎”。徐

中舒（1989: 888）以為 A組“象作衣之初僅成領襟之形”，B組之“ ”則“象縫紉

之線跡”，C組所從之“攴”“象以手持針形”；陳年福（2019: 463）亦採用此說。朱
歧祥（2013: 5·330）以為“本象正在完成當中的衣服”。總而言之，就構形而言，上
舉三組字形皆體現“作衣之意”，本義當為“製作”。林義光（2012: 134）認為“即
作之古文”。王子楊（2013: 132）認為以上三組字形表現為不同組類的用字差異。學
界基本認同將上引諸字釋為“作”，但該字在甲骨卜辭中有哪些實際用法，不同學者

則有不同的意見，茲列舉如下：2

表 1  不同學者所歸納的“作”的意義

出處 用法

徐中舒
（1989: 888–889） ①作；②為也、興起也；③人名；④讀如則，連詞

崔恒昇
（2001: 174–175）

①製造；②釀造；③建立、建造；④鑄造；⑤編建；⑥人名；
⑦用為“祚”，祭祀名，賜福（一說用作“酢”，謝神之祭）；
⑧用為“則”，那麼；⑨作冊，職官名；⑩作方，方國名

陳年福
（2001: 60–61）

①製作；②興建；③從事（農事）；④作為、充當；⑤組建
或整治；⑥發生、發作；⑦始

郭鳳花
（2003: 30）

①製作；②建造；③從事、進行（農事）；④作為、充當；
⑤組建或整治；⑥發生、發作

王曉鵬
（2018: 285） ①作、造；②作為、當作

張玉金
（2024）

①製作；②建造、興建；③製造、為；④建立、創建；⑤開墾；
⑥興起、發動；⑦進行、舉行；⑧演奏

張宇衛
（2024） ①修作、興建；②產生、興起；③舉行、進行

1 字形引自劉釗等（2014: 203, 732–733）。本文所引甲骨卜辭來源及簡稱如下：H=甲骨文合集、
T=小屯南地甲骨、HD=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Y=英國所藏甲骨集。

2 為節省篇幅，只列出觀點出處及用法，相應辭例請查閱各家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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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金
（2025b）

①製作、釀造、鑄造；②建造、興建；③製造、為；④建立、
創建；⑤開墾；⑥興起、發動；⑦進行、舉行

陳年福
（2025: 264, 817–818）3 

①製作；②組建、制定；③興建、建造；④農作、耕作；⑤起
來、起身；⑥設立；⑦發生、產生；⑧活動、進行；⑨擔任、
充任；⑩開始；⑪初、剛剛；⑫變、改變；⑬疑連詞；⑭讀
“痄”；⑮人名；⑯演奏；⑰從事；⑱讀“柞”，指芟除草木

從上表不難看出，各家所歸納的“作”的用法數量不同，且有同有異，4尚無定論。其

中差異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對用法（或義項）概括的細密程度不同；二是對是否具有

某些用法存在分歧；三是對某些字是否應釋讀為“作”存有爭議。以上研究中在句法

方面以張玉金（2024, 2025b）、張宇衛（2024）的研究最為詳盡，在歸納甲骨文“作”
的義項的同時，對其句法表現也做了描寫，所不同的是張玉金側重描寫，而張宇衛則

做出了一定的解釋，但仍有值得商榷與深入解釋之處，如其認為“作”為非賓格動詞

（unaccusative verb）的觀點恐難成立。非賓格動詞有如下特點：（1）是不及物動詞（不
能指派賓格）；（2）表層結構的主語在深層語義上為受事或客體。而事實上，卜辭中
“作”的句法表現，並不符合以上特點，5“作”是二元及物動詞，具有指派賓格的能

力。詳實的描寫是句法研究的前提，但仍需更進一步的解釋，目前對甲骨文“作”的

一些句法表現仍缺乏解釋，如“作”為什麼可以帶雙賓語、“作”的不同用法之間的

演化關係是什麼、“作”的致使用法的來源等；本文將圍繞上述問題，從句法—語義

介面的角度對甲骨卜辭中“作”的用法及句法語義做一番探究。

1. “作”後接名詞性成分

1.1. 作 + NP

“作”後接一個名詞性成分，為“作”的賓語，受“作”的支配（dominate）。上
文已提到“作”之本義為“製作”，依據“作”所出現的實際語境，動詞“作”表現出“建

造”“鑄造”“建立”“擔任”“產生”等意義。下文將結合具體辭例予以分析。

3 ① – ⑮見於“乍”字下，⑯ – ⑱見於“𢼎”字下。“𢼎”字下本列有“開始”一義，因其也見於

“乍”字下，故不重複列出。
4 對同為動詞的“乍”，各家歸納其用法的細密程度亦有不同，如陳年福對不同用法的區分較為
細密，而王曉鵬的區分較為概括。此外，其他學者對“作”及相關卜辭亦有論說，將在下文適

當揭示。
5 張宇衛引用了楊作玲（2014: 272–278）對上古漢語傳世文獻中非賓格動詞“作”的分析，但需注
意的是，楊作玲分析的是“站起”與“興起”義的“作”，若將之擴大化用於其他意義上的“作”

進而認為是非賓格動詞，顯然是不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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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表示“建造”

卜辭中“作”表示“建造”的用法十分常見，搭配也較多，主要有如下一些表達：

作宀

(1) 辛未卜，乍（作）宀。（H22246，婦女類）

作邑

(2) 王乍（作）邑于牛鼎。（H20275，師小字）
(3) 己亥卜，內貞：王㞢（有）石才（在） 北東，乍（作）邑于之。

 王㞢（有）石才（在） ，乍（作）邑于之。

 乍（作）邑于 。（H13505，賓一）
(4) 庚午卜，內貞：王乍（作）邑，帝若。八月。
 庚午卜，內貞：王勿乍（作）邑在茲，帝若。

 貞：王乍（作）邑，帝若。八月。

 貞：<王 >勿乍（作）邑，帝若。（H14201，典賓）

作

(5) 辛 <卯卜，㱿貞：基 >方缶乍（作） ，不 ，其呍。

 辛卯卜，㱿貞：基方缶乍（作） ，不 ，弗呍。

 辛卯卜，㱿貞：基方 <缶 >乍（作） ，不 ，弗呍。

 辛卯卜，㱿貞：勿 基方 <缶 >乍（作） ，子商 < >。
 辛卯卜，㱿貞：勿 基方缶乍（作） ，子商 。四月。（H13514正甲，

賓組）

作宗

(6) □子卜，爭貞：乍（作）王宗。（H13542，賓三）
(7) 其乍（作）亞宗。（H30295，無名組）
(8) 甲辰 <卜 >：弜□才（在）茲乍（作）宗，若。（H34139，歷一）
(9) 叀大紤，其乍（作）宗。
 叀小紤。（HD292，子組）

例（9），朱歧祥（2020: 196）云“此卜問興建宗廟，是用大的斷絲抑小的斷絲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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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宮

(10) 壬子卜：子其告 ，既 丁。子曾告曰：丁族 宅，子其乍（作）丁雝（宮）

于 。

 壬子卜：子戠，弜告 ，既 于 <丁 >，若。
 壬子卜：子 于 ，弜告于丁。

 壬子卜：子內，其乍（作）丁雝（宮）于 。（HD294，子組）

朱歧祥（2020: 198）以為以上卜辭是關於為武丁興建行宮的，若此說可信，“作丁宮”
從句法上來說則可理解為“為武丁興建行宮”，“宮”為“作”之賓語，“丁”為受

益對象。

作寢

(11) 乙巳卜，𡧊貞：王去乍（作）𡨦（寢）。（H13568，賓三）

作官（館）

(12) 其乍（作）官（館）， 東？（HD113，子組）

朱歧祥（2020: 66）認為該辭是卜問花東子興建行館，並在行館以東捕魚。6

作

(13) □□卜：王其乍（作） 7梌于廄……吉。（H30266，無名組）
(14) 王其乍（作） 于旅□邑人，其受又（佑）。（H30267，無名組）
(15) 于杋宿，亡 。

 于𤰇乍（作） ，亡 。大吉。（T2152，無名組）

6 朱歧祥（2020: 262）云“其乍宮 東”意即“準備興建行館於 地以東”，其對同一辭條的解釋

雖前後不一致，但都將“作”理解為“興建”。
7 按，“ ”字又可作動詞用，如：

 (i) 於盂 ，不雨。

 (ii) 乙不雨。
 (iii) 茲不雨。（H30271）
 (iv) …… 于茲丘……（H30272）
 “ ”作動詞當為建造 這種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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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孝遂云“卜辭累見‘作 ’于某地，又祖妣亦多有‘ ’，乃宗廟類之建築”（于

省吾  1996: 3135），朱歧祥（2013: 5·228）亦云“用為宗廟類建築專名”，此說可從。

作𡧊𡧊

(16) 貞：乍（作）𡧊于𦫳。8

 貞：𢎥（勿）乍（作）𡧊于𦫳。（H1655反，典賓）
(17) 戊午卜，㱿貞：我勿乍（作）𡧊。（H15191，賓一）
(18) 甲戌卜，爭貞：我勿 自茲邑 𡧊巳乍（作），若。（H13525，賓一）9

關於“𡧊”字，10島邦男（2006: 589）認為應該是“家室或祠廟之義”；張玉金（1996）
認為“𡧊”的本義指“人待或人住的房子”，而“作”在這裡是“建造”的意思；

高島謙一（2004）認為“𡧊”指“賓館”或“宗廟”的意思，“作𡧊”即“建造賓

館或宗廟”。另，“作”可訓“為”，卜辭中又見“為𡧊”，如 H1288、H15179、
H15185–15188等。例（18），沈培（2015）指出可以肯定“𡧊”是相當於“寢”“室”

一類的建築，並認為“ 𡧊”是偏正結構，“ 𡧊巳作”為受事主語句，可以轉換為“巳

（改）作 𡧊”或“巳（改） 𡧊作”；方稚松（2021: 90）同意沈說，並云卜辭大意
是說“不要在茲邑建或設（某一建築形式），更改建造‘ 賓’這一建築形式，這樣，

帝是否會若”。

其他

(19) 其乍（作）龍于凡田，有大雨。（《安明》1828）11

(20) 其乍（作）龍于凡田，有雨。（H29990，無名組）
(21) 令尹乍（作）大田。
 勿令尹乍（作）大田。（H9472，典賓）
(22) 貞：乎（呼）乍（作） 12于專。

 勿乍（作） 于專。（H11274，典賓）
(23) 乍（作） 。（HB4351正，賓組）
(24) 其呼乍（作） 北。（HD85）

8 拓片模糊，陳年福（2010: 235）摹作“ ”，隸作“𦫳”。
9 與 H13526、H13527、H13528同文。
10 舊釋“賓”之字異體繁多，這裡僅指從宀從万（如“ ”“ ”）的一類字形。
11 引自張煒、詹鄞鑫（2001）。
12 曹錦炎、沈建華（2006: 1353）隸作“ ”，陳年福（2010: 1071）摹作“ ”，無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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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9）（20）“作龍”，許進雄（1991: 13）認為是“卜問建造土龍以祈雨的儀式”，
並提及董仲舒《春秋繁露》詳載建造土龍祈雨之事。《山海經 ·大荒東經》：“大荒
東北隅中，不得複上，故天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可得大雨。”《左傳 ·昭公
二十九年》：“龍，水物也。”《淮南子 ·說山訓》：“若為土龍以求雨。”例（21）“作
田”，彭邦炯（1997: 372）以為“所謂‘作大田’即建造大面積的土田”；張玉金（2024, 
2025b）以為指開墾田地。例（22）的“ ”字，學界有兩種隸定形，或作“圂”，或

作“ ”。從字形來看，囗中之“豕”的腹部有一橫筆貫穿。學者一般將之與《說文》

“圂”聯繫起來，如王襄、饒宗頤、胡厚宣、姚孝遂均從此說（于省吾  1996: 1584）。《說
文》：“圂，豕廁也。”“作圂”即營造豕舍。例（23）同版又有卜辭“勿禦于四
帚𣎆”，13從辭例看，“四 ”當指地點。“ ”與“ ”當為一字異體，從構形看，

該字或指某種建築物，張玉金（2025a）認為指酒窖。例（24），姚萱（2006: 125）
認為“ ”字有兩種分析的可能性：一是分析為從“ ”聲，讀為“臺”；二是分析

為“ ”“ ”二字合文，卜辭即“作臺 北”。姚氏認為第二種分析可能性較大。

無論哪種分析，“作”當為“建造”之意，朱歧祥（2020: 52）亦以為該條卜辭是關於
建築的。

第二，表示“鑄造”

“作”表示“鑄造”，後接樂器、武器名詞，如：

(25) 叀（惠）小乙乍（作）美庸用。（H27352，無名組）
(26) 万其𢼎（作）庸，丩惠……。（H31018，無名組）
(27) ……于盂 ，不冓大風。

 于翼日壬廼𢼎（作）庸，不冓大風。

 弜翼日壬，其風。（H30270，無名組）
(28) 甲戊卜：子乍（作）戚分卯于丁用（HD372，子組）
(29) 甲午卜：子乍 分卯其告丁若。

 甲午卜：子乍 分卯子弜告丁用若。（HD391，子組）
(30) 丁亥卜，大 < 貞 >：其鑄黃呂，乍（作）凡（盤），利，叀（惠）……

（H29687，何組）

張玉金（2021）說例（26）之“万”為主語，“𢼎（作）庸”即製作大鐘。對例（28）
卜辭的釋文及句讀，學界存有分歧，洪颺（2016: 287）作“子作戚分卯，[告 ]于丁，
亡 [以 ]。用”，朱歧祥（2020: 235）作“子乍（作）戉，分卯于丁？用”，認為該辭

13 又見 H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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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卜問花東子鑄造兵器，剖牲以獻武丁一事的吉否”。例（29）“ ”字《釋文》

作“玉”，姚萱（2006: 345）作“琡”，洪颺（2016: 287）作“戚”，朱歧祥（2020: 
246）作“戉”，以為“作”有“鑄造”意，言花東子製造斧鉞工具。例（30），燕耘
（1973）以為該條卜辭是說“用黃呂作盤”，14若此說可信，則“作”即“鑄造”之義；

張玉金（2025b）亦從此說。

第三，表示“建立”

“作”表示“建立”時主要用於官職、軍隊，如：

(31) 癸巳 <卜 >，□貞：……乍（作）多亞。（H21705，子組）
(32) <貞 >：……我乍（作）多亞。（H21707，非王圓體類和劣體類）
(33) 丁酉貞：王乍（作）三𠂤（師）：又（右）、中、𠂇（左）。（H33006，

歷二）

例（31）（32），李雪山（2001: 29–31）歸納卜辭中“亞”有 4種用法，“多亞”
指爵稱，並認為“作多亞”是說“建立多個亞也即多個諸侯”。例（33），趙誠（1988: 
82）認為“作”有“建立”的意思，此說影響甚大；沈長雲（1990）則認為“作”應為“興
起”或“徵發”之義。張玉金（2025b）認為（31）–（33）之“作”為“建立”之義。

第四，表示“產生”

卜辭“作”後可接表示“災禍”“憂患”一類的詞，這時侯“作”可理解為“產

生”“遭受”之義，如：

(34) 丙辰 <卜 >，貞：子雍不乍（作）㛸（艱），不殟。（H3122，賓出）
(35) 貞：子妾不乍（作）堇（艱）。（H22067，午組）
(36) 庚戌卜，貞：彗不乍（作）艱。（H7188，賓出）
(37) 其乍（作）害。
 其乍（作）害。

 其乍（作）害大示。（H34101，歷二）
(38) 戊辰卜：今日雝己夕其乎（呼） 工。大吉。

 弜乎（呼） 工，其乍（作）拇（吝）。

 …… 工於雝己……（T2148，無名組）
(39) 乙酉卜， 貞：我亡乍（作）口。（H21615，非王圓體類和劣體類）

14 原文發表時署名“燕耘”，後又收入林澐（1998: 44–45）。



1099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40) 丙戌，子卜，貞：我亡乍（作）口。（H21727，非王圓體類和劣體類）
(41) □子，子卜，朕在臣 <歸 >。
 丙子，子卜：唯丁乍（作）茲口。（H21740，子組）15

例（34）–（36）為“作艱”，高景成（2008: 389）說“作”有“產生、興起”義。“子
雍”為商王武丁之子。趙誠（2007）據花東卜辭認為子雍是一個活著的人。“子雍不
乍（作）㛸（艱）”不大可能是卜問在世的子雍是否會製造災禍，而應該理解為子雍

是否會產生（遭受）某種災禍。換言之，這種災禍是由神靈或外在因素導致發生在子

雍身上。例（37）（38）“作害”“作吝”即產生禍害、產生憂患。例（39）–（41）
“作口”，李學勤（1958）在討論“至口”時提及“作口”，云“是一種災禍的名稱，
意義不明”；沈培（1992）云“口”大概有“災害”意；王貴民（2001）明言“作口”
是一動賓詞組，以“作”有“興起”之義，因而將“作口”理解為“某種口舌和議論

的興起”。卜辭中有“亡口”與“亡疾”對卜的情形，這裡的“口”應表示災禍之類

的意思。張玉金（2025b）列舉了可出現於“作”後的 16個災咎義名詞，將“作”的
語義概括為“製造、為”；並提及“作”後可以帶雙賓語，一是成事賓語（即所製造

的災咎），二是對象賓語。16然而其認為“‘乍’後的當事賓語可以省略，這樣‘乍’

後就只剩下成事賓語”，“省略”必然要以一個結構為基礎，從其表述似乎是認為“作

+ NP2（災咎）”是在“作 + NP1（對象）+ NP2（災咎）”的基礎上衍生而來的。這一觀點有可商

榷之處。本文認為二者是兩個獨立的結構，並無省略或衍生關係。

第五，表示“擔任”

“作”後接“丁臣 ”，僅見於花東卜辭，如：

(42) 戊卜：子乍（作）丁臣 ，其作子艱。

 戊卜：子乍（作）丁臣 ，弗作子艱。（HD75，子組）

時兵（2007: 209）認為“ ”是“口”的異構，其理由有二：一是與“作茲口”文

例相同，二是據何琳儀（2003: 219）指出戰國文字中有“增繁無義偏旁”時增添“㫃”
的情況。但以上兩條理由值得商榷：首先，時兵所說文例相同是將上引花東卜辭與

H21740相比較來說的，後者作“丙子，子卜：唯丁作茲口”，與之文例並不相同；
其次，增添“㫃”而不區別意義是戰國文字的現象，不宜拿來衡量甲骨文。張宇衛

15 釋文據黃天樹（2006: 76）。
16 張玉金並未給出“作”後只跟災咎義名詞的具體例子，只給出了“作”後跟雙賓語且一個賓語為
災咎義名詞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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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認為“子乍（作）丁臣 ”是一完整的主謂結構，該結構整體作“其作子艱

/弗作子艱”的主語，其句法結構分析可備一說，但其認為“子乍（作）丁臣 ”的具

體語義尚不清楚。張玉金（2025b）同意釋“ ”為“中”之異體，表示“旗幟”，而

將“子作丁臣 ”理解為雙賓語結構，意即為丁臣製作旗幟。但問題是該對貞卜辭卜

問的焦點是是否會給花東子帶來艱困，為丁臣製作旗幟而給花東子帶來艱困，於辭意

難通。朱歧祥（2020: 47）對該條卜辭的處理有所不同。首先表現在句讀方面，將“其
作”“弗作”與後面的“子艱”之間點斷；其次，在“ ”後括注為“中”，顯然是

認為該字相當於“中”，云“‘臣中’指臣官集團的中官（官名專稱），或泛指眾臣

的核心長官，又簡稱作‘中’”，認為以上卜辭是卜問花東子出任“臣中”一職是否

會有艱困。其說較為合理。另，“作”在古書中亦有“擔任”之義，如《尚書 ·堯典》
“伯禹作司空”。

1.2. 作 + NP，“作”修飾 NP

卜辭中又見“作 + NP”作為一個整體跟在“㞢”“亡”之後的情況，如：

(43) 辛亥卜，王貞：㞢乍（作）𡆥。（H21299，師小字）
(44) 貞：𢀛方出，隹（唯）我㞢（有）乍（作）𡆥。（H6086，典賓）
(45) 辛卯卜，內貞：王㞢（有）乍（作）𡆥。

 卯卜，爭貞：王亡乍（作）𡆥。（H536，賓一）
(46) 貞：其㞢乍（作）害。（H17050，賓出）
(47) ……㞢乍（作）霾。（H19738，典賓）
(48) ……隹霾，㞢乍（作）……（H13469，賓組）

從例（44）不難看出，“𢀛方出”才是“𡆥”的致因。例（45）具體是誰給王導致的
憂患則不得而知，也不是該條卜辭所關心的焦點。例（48）沈長雲（1990）引《卜通》
418“隹霾有作”，以為“卜問是否有陰霾興布”。其所引卜辭斷句或有誤。依武亞帥
（2020）研究，卜辭存現動詞“㞢（有）”的賓語既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或動詞
短語。“亡”是一個動詞，指“沒有”；“作𡆥”應該理解為動詞作定語的偏正結構，

即“導致的憂患”。從句法結構上來說，“作 + NP”作為整體充當了“㞢”或“亡”的
賓語。以上“作”可理解為動詞直接做定語，義為“產生的”“導致的”。

1.3. 作 + NP1+ NP2

卜辭“作”後可接兩個名詞性成分，沈培（1992: 80）、楊逢彬（2003: 45–46）、
齊航福（2015: 117）稱為雙賓語句，並根據賓語性質分為兩種句式：一是作 + IO + 
DO；二是作 + DO + IO。其中 IO為間接賓語，DO為直接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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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 + IO + DO

從語義角色來說，IO所代表的名詞是動詞“作”所涉及的經事，DO所代表的名
詞是“作”的客體。齊航福（2015: 117）指出“‘作’字句中的表物成分大多是抽象
而且不好的事物”。如：

(49) 甲午貞：其令多尹乍（作）王𡨦。（H32980，歷二）
(50) 乙亥卜，出貞：乍（作）王寢，告……。（H24953，出一）
(51) 庚戌卜：乍（作）𠴵庚𥘥。

 乍（作）乍（作）𥘥。（H32030，歷二）
(52) 丙申卜，出貞：乍（作）小 日，叀癸。八月。（H23712，出一）
(53) □辰卜，王貞：千隹（唯）乍（作）余𡆥。（H21295，師小字）
(54) 癸亥卜，爭貞：洹弗乍（作）<茲邑𡆥 >。
 癸亥卜，爭貞：洹其乍（作）茲邑 < 𡆥 >。（H7853，典賓）
(55) 貞：千弗其乍（作） 方𡆥。（H8424，師賓間）
(56) 貞：不唯帝令乍（作）我𡆥。

 □貞：方 圍，唯帝令乍（作）我𡆥。三月。（《綴興集》83，典賓）17

(57) 貞：帝其乍（作）我孽。（H14184，賓組）
(58) □酉卜，㱿貞：帝其亦令乍（作）我 。

 貞：帝不亦令乍（作）我 。

 <王占 >曰：吉，其□。（《醉古集》100，典賓）
(59) 戊卜：矦奠其乍（作）子 。

 戊卜：矦奠不乍（作）子 。（HD284，子組）

例（49）（50）“作王𠴵”以及前引例（10）“作丁雝（宮）”都是指為王或丁建
造寢宮。（50）“作王寢”，張玉金（2025b）當作雙賓語，指“為時王建造寢宮”，18

但其將（51）（52）看作“乍 +定語 + V”結構，即將“𠴵庚𥘥”中的“𠴵庚”當

作“𥘥”的定語，理解為“𠴵庚的𥘥祭”、將“小 日”中的“小 ”當作“日”的

定語，理解為“小 的日祭”。本文以為，此說值得商榷。從句法結構來看，（51）
（52）與（50）一致，沒有理由有兩種處理方式。“作𠴵庚𥘥”即為𠴵庚舉行𥘥祭、“作

小 日”即為小 舉行日祭，均為雙賓語結構。（49）（50）的“王”與（51）（52）

17 引自方稚松（2022）。
18 張玉金（2025b）一文引了《東文》12一條卜辭“貞：<勿 >作 <父 >□宗”，認為該辭中的
“<父 >□”為“宗”的定語，義為“父□的宗廟”。按，“作 <父 >□宗”的句法結構與例
（56）“作王宗”一致，不應有兩種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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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𠴵庚”“小 ”都是間接賓語，即受益對象。19而例（53）–（59）則不同，其間
接賓語是受害對象。例（53）–（56）“作𡆥”、例（57）“作孽”均指造成災難或憂
患。例（58），方稚松（2022）云“作 ”即“作孽”。以上諸例中，“作”後緊跟

的是遭受災難或憂患的對象。一般將例（59）之“ ”釋作“齒”，但學界對其在上

述辭例中的理解稍有分歧，大體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表示“災禍”義，如孟世凱（2009: 
625）、陳年福（2019: 34）、20陳劍（2024）；二是認為齒指居所，如朱歧祥（2020: 
185）云“字或理解為上古居住之所。‘乍子 ’可能指興建花東子的住所”。張玉金

（2025b）贊同第一種解釋，但未給出有力論證。本文亦贊同第一種觀點，主要理由有
二：第一，H5658有卜辭云“王占曰：‘不吉，其以齒’”，“其以齒”是導致“不吉”
的原因，可知“齒”表示負面意義；又 H11006卜辭云“王夢，唯齒”，卜辭多見“王
夢，唯𡆥”，21辭例相同，可知“齒”當與“𡆥”之義相類。第二，上引 HD284為正
反對貞卜辭，根據 Serruys（1974）“其”字規則，“作子齒”應是占卜者不願意看到
的情形，亦可推知“齒”指不好的意思。22

第二，作 + DO + IO

與第一式不同的是，客體 DO緊跟動詞“作”，而經事 IO位於客體之後。這一式
的“作”字辭例相較第一式數量要少得多。如：

(60) 丁卜：施二牛禦伐，乍（作）𡧊妣庚。（HD236，子組）
(61) 庚寅卜，大貞：乍（作）喪小 ，終。八月。

 辛卯卜，大貞：乍（作） 小 ，亡榆（渝）。（《綴集》98 + H15432，23

 出一）

(62) <癸 >巳卜，大貞：乍（作） 小 ，徹……。（《合集》23586 +《合補》
7094 +《存補》7.3.1，24出一）

(63) <甲 >午卜，出貞：乍（作） 小 ，㞢徹示見，<弗 >大左。（H23709，
出一）

19 “王”受到的益處是寢宮，而“𠴵庚”“小 ”受到的益處是一種祭祀。前者具體，後者抽象。
20  陳年福在“齒”字下雖未收錄 HD284辭例，但收有類似“ ”之字；其所列第二個音義項云“卜

辭或用作‘齧’，讀作‘孽’，又災害義”。
21 如 H272、H456、H974、H1185、H10345等。
22 類似的對貞卜辭又如 H419“貞：其㞢來 <齒 >／貞：亡來齒”。
23 劉影《甲骨新綴第 196–199組》第 198組，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5212.html），訪問日期：2023年 11月 15日。
24 引自方稚松（202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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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0）姚萱（2006: 294）認為該條卜辭是說為建造“𡧊”這種建築而向妣庚祭祀；

時兵（2007: 97）認為據姚萱的解釋，則“作𡧊妣庚”可譯作“為妣庚建造一所迎接她

聖靈降臨的聖殿”，並指出“𡧊”為客體賓語、“妣庚”為受惠者賓語；齊航福（2015: 
119）亦採用了時兵對該條卜辭的譯法；朱歧祥（2020: 142–143）則有不同意見，認為
“賓”有“迎賓”之義，“作賓”指進行賓迎（迎神）的儀式。如前文所述，“𡧊”

是一種建築，“作𡧊妣庚”宜理解為為妣庚建造“𡧊”這種建築。沈培（1992: 85）也
提及例（61）（62），他肯定“小 ”是人名，但對“作 小 ”“作喪小 ”能否

看作雙賓語則有猶疑。按動詞語義特徵，雙賓語動詞包括三類：給予類、取得類、既

非給予類也非取得類。沈培（1992: 80）以“作”屬第三類。齊航福（2015: 119）認為
第一式中的“作”有“帶來”“帶給”意，可劃歸給予類，而認為第二式中的“作”

系為動用法，故二式可稱作“為動雙賓語”。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例（58）“作我 ”與例（61）–（63）“作 小 ”所表達

的事件較為接近，均涉及某一對象遭受災殃，但二者的句法形式不同：前者為“作 + 
IO + DO”，後者為“作 + DO + IO”。這說明甲骨文“作”的雙賓結構中，直接賓語
與間接賓語可以呈現不同的線性次序。根據 Goldberg（1995: 3）“語法形式無同義原
則”，“作我 ”與“作 小 ”在語義或語用上應該有微觀差異。例（58）對貞卜
辭的焦點是“令”抑或“不令”，“作我 ”是包含在焦點之內的；而例（61）–（63）
的焦點在辭末，如例（61）“終”“亡榆”才是焦點，“作 小 ”並非焦點所在。

但從現有有限的辭例看這種差異是否與賓語語序形成穩定對應，目前尚缺乏足夠材料

加以證明，其具體制約因素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2. “作”後接謂詞性成分

卜辭中“作”後面也可以接謂詞性成分，大體有兩種情況：一是直接跟 VP；二是
跟主謂結構，即 NP + VP。

2.1. 作 + VP

從詞義角度來說，甲骨文中的動詞可分為祭祀動詞與非祭祀動詞兩大類。“作”

後既可接以祭祀動詞為核心構成的謂詞短語，又可接以非祭祀動詞為核心構成的謂詞

短語。

第一，作 +非祭祀動詞

卜辭中，“作”後謂詞成分的核心為非祭祀動詞的例子如：

(64) 辛未 <貞 >：王乍（作）令戓不直。（H32877，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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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貞：今艸（早）王勿乍（作）从 <望 >乘伐下危，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
（H6506，典賓）

(66) <貞 >：乍（作）告疾于祖辛，正。（H13852，典賓）
(67) □□卜，貞：眾乍（作）耤，不喪□……（H8，賓三）
(68) 己 <醜 >卜，㱿貞：帝乍（作）伐……（H14185，典賓）
(69) ……<令 >黽乍（作）執。（H5947，典賓）
(70) 庚午卜，賓貞：旁方其 乍（作） 。（H6666，賓三）
(71) 貞： 歸，其乍（作）戎。（H6923，典賓）
(72) 辛卯卜，其乍（作）戎。（H7750，師賓間）
(73) 貞：曰子商至于 㞢乍（作） ， 。

 勿曰子商至于 㞢乍（作） ， 。（H6571正，賓一）
(74) 王乍（作）令㲋不橐。（H4499正乙，賓組）
(75) □□卜，□貞：令畢眔犬𢓊（延）乍（作）𠣬。五月。（H4636，賓出）
(76) 丁卯卜：王其乍（作）𢓜从茲，有正，王受祐。吉。 
 弜乍（作）𢓜，亡若。（H31230 + H31908 + H31895，無名組）25

(77) 癸酉，子卜，高乍（作）不若。（H21826，非王圓體類和劣體類）
(78) 丙卜：子其往灉𢻫，乃酓，於乍（作） 廼來？（HD16，子組）

例（64）“作”之後有表示役使義的動詞“令”。例（65），高島謙一（2013: 304）
認為“作”是一個表達“使令”義的顯性語素。26例（66）可以理解為作“告疾于祖辛”
這件事；例（67）可理解為眾人作“耤”這件事；例（68）可理解為帝發起了征伐這
件事；例（69）即進行執捕；例（70）“ ”，陳夢家（2016: 2）釋作“戎”，劉釗等（2014: 
719）亦釋“戎”，今從之。胡厚宣（1976）云“戎”有伐義，趙誠（2000: 9）以為
“表示征伐、暴亂之義”，孫亞冰（2003: 212）亦云有侵伐義。“戎”在卜辭中有
作動詞的用法。27“作戎”即進行征伐。學界對例（73）的釋讀分歧較大，主要有三處：
首先，“ ”“ ”字的釋讀存在分歧，有釋“丁”“囗（圍）”“城”等不同意見；

其次，“ ”與“㞢”的順序有不同安排，或“ ”在“㞢”前，或“㞢”在“ ”前；

25 拼合及釋文見黃天樹（2013: 326）。
26 高島謙一認為說“從”通過詞尾 *-s來表達使動的功能已“不再起作用”，因此需要一個顯性的
表達“使令”義的“作”。

27 參如下卜辭：
 (i) 戉其戎。
 (ii) 不 <隹 >戎。（H7748）
 (iii) 戊午卜，其戎。（H7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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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字有釋“山”“火”兩種意見。對此，王蘊智（2020）已有詳細的探討，
同意釋為“作火”，指一種作戰方法，即“火攻”。若此說可信，“作火”的句法結

構應理解為“火”名詞用作動詞以後再與“作”結合。例（74）“橐”字作“ ”，

劉釗等（2014: 386）釋作“橐”。該字又見於 H4284，王恩田（2021: 395）認為當讀
為“惰”，引申有遲緩義；張玉金（2025b）則認為“橐”有災禍義。例（75），張玉
金（2025b）讀“𠣬”為“耘”，意即命令畢和犬進行耕耘。例（76）“𢓜”有“來、

至”義，張玉金（2025b）以為“作𢓜”就是“進行格至”之義。例（77），高島謙一
（2013: 129）認為這裡的“不若”是受使役語素“作”限制的動詞片語。照以上分析，
例（78）“作 ”可理解為進行 這種活動。

從以上諸例不難看出，“作”的意義較虛，其有無並不影響句義的完整性，主要

起一種語法上的作用。高島謙一（2009: 67）認為“作”是一個使役語素，這種“作 + 
VP”結構表示“引起一個動作行為發生”。

第二，作 +祭祀動詞

卜辭中，“作”後謂詞性成分的核心為祭祀動詞的用例如：

(79) 庚辰卜，貞：衣（卒）升歲乍（作）餗自且（祖）乙至於丁。十二月。（H377，
賓出）

(80) 甲子卜，𡧊貞：乍（作）㞢于匕（妣）甲，正。（H13658，典賓）
(81) 甲子卜，𡧊貞：乍（作）㞢于妣甲，正。（H13658正，典賓）
(82) 乙酉卜，亙貞：乍（作）禦 庚，不殟。（H17086，典賓）
(83) 己卜：其𫹉三牛乍（作）祝，叀之用妣庚？用。一二

 己卜：其𫹉三牛乍（作）祝，叀之用妣庚？用。三（HD286，子組）28

(84) ……大乙、大丁、大甲，其乍（作） ，乍（作）豊庸，又 < 正 >。
（H27137，無名組）29

(85) 叀（惠）升公乍（作）豊庸，於又正，王受 <又 >。（H30961，何組）
(86) 其乍（作）豊又正。
 □乍（作）豊。（H31067，無名組）
(87) □□貞：日于且（祖）乙其乍（作）豊。（H32557，歷二）
(88) 丁卜：今庚其乍（作）豊， （速）丁酓（飲），若。一二

 丁卜：今庚其乍（作）豊， （速）丁酓（飲），若。三（HD501，子組）

28 釋文及句讀據朱歧祥（2020: 187）。
29 釋文及句讀據裘錫圭（2012: 40）。本文引用時改“豐”為“豊”。



1106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89) 禦牧于匕（妣）乙盧豕，匕（妣）癸彘，匕（妣）丁 ，匕（妣）乙 。

 乍（作）匕（妣）丁……

 禦眾于且（祖）丁牛，匕（妣）癸盧豕。

 禦且（祖）癸 ，且（祖）乙彘，且（祖）戊 。

 乍（作） 父乙 ，匕（妣）壬豚，兄乙豚，化彡。

 兄甲豚，父庚豕。（H31993，屯西子卜辭）
(90) 其乍（作） 于……（H30073，無名組）
(91) 弜乍（作） 。

 于喪，王弗每（悔）。（H30074，無名組）
(92) 癸……
 弜 （登），于之若。

 其乍（作） 才（在）二祼，王受又（佑）。

 于宗又正，王受又（佑）。

 叀（惠） 用祝，又正，王受又（佑）。

 弜 用祝。

 王賓。

 弜賓。（T2345，無名組）

裘錫圭（1992: 201）將例（84）（85）中的“ ”“ ”釋作“豐”，指一種大鼓，

並云：“卜辭中所說的‘作豐’‘作庸’，大概多數與《禮記》的‘作鐘鼓’同意，

是指作樂而言的。其中是否有應該當製作豐、庸講的，還需要研究。”可見，裘先生

理解的“作豐”應是演奏大鼓的意思，對於是否可理解為製作大鼓尚不確定。林澐

（1985, 2018）論證了古文字中“豐”“豊”本為不同的兩個字，認為卜辭該字應釋
作“豊”。釋“豊”之說為目前學界所接受，如劉釗等（2014: 300）、李學勤（2013: 
431–432）。30林澐（2018）指出“豊庸”可理解為“行禮時用的‘庸’”。甲骨卜辭
中除了“作豊庸”，還常見“作豊”，如例（86）–（88）。蔡鋒（2004）及朱彥民（2014: 
496）均認為“作豊”即釀造醴酒。例（87）先說“作豊”，又說“飲”，可見，將
“豊”當作“醴”講是能夠講通的。“作豊（醴）”有兩種理解的可能性：一是按照

字面理解為“製作（釀造）醴酒”；二是理解為舉行醴酒相關的祭祀儀式。本文以

為第二種理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首先，“豊”可被作為祭品來用，如：H15818“癸
未卜，貞：餗豊叀㞢酉（酒）”、31H30725“叀茲豊用 /弜用茲豊”、H32536“丙

30 李學勤先生主編《字源》中，“豊”“豐”字條由金國泰撰寫。
31 拓片原字形作“ ”，姚孝遂（1988: 363）摹作“ ”，釋文作“酒”；曹錦炎、沈建華（2006: 

1869）作“𫹉”；陳年福（2010: 1474）摹作“ ”，釋文作“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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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卜：叀新豊用 /叀舊豊用”、H27459“壬戌卜， 貞：王父甲□其豊，王受又（祐）”

等，裘錫圭（2012: 40）指出 H27459“其豊”應理解為“其用豊”，並說“卜辭裡這
種名詞作動詞用的情況很常見”。其次，“作”可用在動詞前，表示“舉行、進行”或“引

起某一動作行為”，前文已有論述。第三，從上舉卜辭來看，“作豊”之後有的有關於

是否“又正”“王受又”的卜問，這與通過舉行某種祭儀之後卜問是否能夠獲得禎祥、

佑助的習慣是相輔的。如果將“作豊”理解為釀造醴酒，則是卜問釀造醴酒之後是否

獲得禎祥、佑助，於情理似有隔閡難通之處。例（89）第 5條卜辭“作”後之“ ”字，

裘錫圭（1972）以為有可能是“禦疾”之“禦”的專字或“禦疾”的合文，例（88b）
“作”後應是省略了類似“ ”的動詞。例（90）（91）的“ ”字，姚孝遂以為用

為祭名（于省吾  1996: 1167）。“ ”與求雨之祭有關。“ ”字又見於 H30065“其
畐𠦪雨，在盂 ，有大雨”、H30075“小 叀豕 /叀羊”、H30444“叀 𫹉𠦪雨”，

從“ ”的句法分佈，不難看出“ ”應為動詞。“在盂 ”即在盂地舉行 祭；“小

叀豕”即卜問是否用豕進行小規模的 祭；“ ”與“𫹉”連用亦是明證。例（92）
“ ”字，姚孝遂以為當隸作“ ”，用作祭名（于省吾  1996: 2730）；朱歧祥（1989: 
365）云：“從人置於鼎彝之中，象烹人牲之形。《說文》字偽作 ，隸作鼐：‘鼎之

絕大者，從鼎乃聲。’卜辭用本義。字又泛指用鼎彝烹牲以祭之意。字兼用作動詞。”

陳劍（2008）釋作“肆”，卜辭中用作祭名或祭祀動詞，與“分解牲體”或“進所解
牲體”義有關。“作 ”可分析為“作”後接祭祀動詞“ ”。32

2.2. 作 + NP + VP

“作”之後可跟一個主謂結構，該主謂結構的核心動詞既可以是非祭祀動詞，也

可以是祭祀動詞。這一類結構在卜辭中相對較少。核心動詞為非祭祀動詞的例子如：

(93) 乙酉卜，內貞：子商 基方。三月。

 丙戌卜，內：我乍（作）基方 ……（H6570，賓一）
(94) □□卜，㱿貞：我其巳賓乍（作）帝降若？
 □□ <卜 >，㱿貞：我勿巳賓乍（作）帝降不若？（H6497，典賓）

高島謙一（2009: 70）將例（93）命辭譯作“我們將使基方製造”，可見，他是將“ ”

理解做“製造”義的。例（94）對貞卜辭曾一度引起了學界的爭論，觀點紛出。對辭

32 陳先生說到 T2276“尊進于 （祼）”的“ （肆）”與“作于二 （祼）”的“ （肆）”與《𩕢

卣》金文“于乃姑 （祼）”的“ （肆）”可能是同一種祭祀。從其表述可知，其將“作”視

為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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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的“作”的理解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將“作”理解為動詞，相當於“為”，如：

葉玉森以“作帝即作禘祭”（于省吾  1996: 3246）；于省吾（1943: 37）以“我其祀賓
乍”即“我其為巳賓”之倒語。二是以“作”與“帝（禘）”同義，以吳其昌（2008: 
302）為代表。三是以“乍”相當於“則”。胡光煒（1928: 21）認為卜辭假“乍”為
“則”，此觀點影響較大，遵從者較多，33如郭沫若（1983: 365）於“乍”前點斷，
讀“乍”為“則”，理解為連詞，侯敏（1983）亦同郭說。四是以“乍”為“酢”。唐
鈺明（1986）在“乍”後句讀，讀為“酢”，理解為祭名；張玉金（1999）句讀與唐鈺
明同，但將“巳賓乍”分析為動賓結構，即“巳”為祭祀動詞，“賓乍”為其賓語；

張玉金（2021: 106）說“‘巳賓乍’是指為人居所的建造而舉行祭祀”。本文傾向於
認為“作”仍具有動詞性，用於“帝降若／不若”之前，表示致使關係；前一分句“我

其祀賓／我勿祀賓”表示致因事件，後一分句“帝降若／帝降不若”表示相應的結果。

全辭大意是：我舉行祀賓，是否會因此使帝降若；我不舉行祀賓，是否會因此使帝降

不若。這樣理解既無須將“作”讀為“則”或其他字，也使“作”在句中具有明確的

句法語義功能，並可與其使役用法相聯繫（詳見後文分析）。

核心動詞為祭祀動詞的例子如：

(95) 乙丑王卜，貞： 巫九 ，乍（作）余 ， 廿告獻侯 冊廿……（H36345，
黃類）

(96) 甲午王卜，貞： （作）余𫹉，朕𠦪 ，余步，比侯喜正（征）人方。上下

示受余又 =（有祐）。不 （翦），𡆥（憂）。告于大邑商，<亡害 >
才（在） 。王占曰：“吉。”才（在）九月。遘上甲 ，隹（唯）十祀。

（H36482，黃類）
(97) 己卯卜，貞：羊二彘一，乍（作）余往。（《村中南》301）

例（95）（96）的“ ”“𫹉”為祭祀動詞，卜辭中又見“余作 ”這一表達，如“乙

丑王卜，貞： 巫九 ，余乍（作） ，启告侯田冊 方、羗方、羞方、轡方，余其

比侯田甾戔四封方”（H36528反）。張玉金（2025b）懷疑“余作 ”乃“作余 ”

之誤，認為“作”是為動用法，“作余 ”為雙賓語結構，其中“ ”為動詞充當受事

賓語，意即為我舉行 祭；34同理，以“作余𫹉”為“為我舉行𫹉祭”。此說值得商榷，

33 李孝定、彭邦炯、趙誠亦贊同此說，以上觀點可參見于省吾（1996: 3247–3253）。
34 張先生文中只說“余作 ”可能是“作余 ”之誤，可見其並不能肯定；且未能給出進一步的

證據。張先生之所以將“作余 ”理解為雙賓語，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提到甲骨文中第二人稱代詞

“余”一般只做主語和賓語，且“余”位於“作”之後，因此便把“余”分析為為動賓語。實際

上，將“余”視作主語也並不違背甲骨文“余”的語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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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有三：第一， 祭、𫹉祭通常以去世之人為祭祀對象，而這裡的“余”顯然指

活人。為活人舉行 祭、𫹉祭，不大合情理。第二，“作”為何有為動用法，缺乏進一

步解釋。第三，“ ”是動詞，為什麼可以充當“受事賓語”，也缺乏必要的解釋。本

文以為，這裡的“余 ”“余𫹉”均為主謂短語，整體充當“作”的補足語，
35其中

“余”為後一謂詞的主語，而非“作”的為動賓語。此時“作”的詞彙意義已較為

虛化，主要表示使役，即“作余 ”可理解為“使我進行 祭”，“作余𫹉”即“使

我進行𫹉祭”。例（97）“作余往”結構與之相同，即“使我前往”。關於這類結構
的句法語義，詳見後文。

3. “作”後不接任何成分

卜辭中，有少量“作”之後不跟任何成分的用例，如：

(98)  貞：勿求年我。
  貞：𠦪年于。

  貞：叀禦乍（作）。
  <貞 >：求 <年 >我 <宜 >。（H10127，典賓）
(99)  其其退彡日丁，弗乍（作）。
  弜退，戠。（H34445，歷一）
(100) 甲辰卜，疑貞：王賓夕祼至于翼（翌）夙祼不乍（作）。（H25460，出二）
(101) 乙卜：其又伐，于呂乍（作），妣庚各。
  乙卜：其又十鬯妣庚。
  乙卜：其又伐，于呂乍（作），妣庚各。（HD276，子組）
(102) 庚午卜：翼（翌）日辛萬其乍（作），不遘大雨。吉。（H30142，無名組）
(103) ……萬其乍（作）……36（H29690，無名組）

例（98）的“作”後雖未接任何成分，但實際上應為“作禦”，只不過以“叀”為
標記將“禦”前置了。例（99），張玉金（2025b）認為“作”之賓語當為“彡日丁”，
承前而省。例（100）“作”的賓語當為“夙祼”，亦前置於“作”。例（101），
姚萱（2006: 313）云：“此兩辭謂將要又伐於妣庚，如于呂地作此又伐，妣庚是否
會降臨。‘作’即‘作祝’‘作禦’之作。”時兵（2007: 208–209）將該條卜辭句

35 這裡說的“補足語”指形式句法中的 complement，而非傳統語法所說的“補語”。
36 該拓片字跡不清晰，曹錦炎、沈建華（2006: 3309）隸作“ ”，陳年福（2010: 2642）摹作“ ”，

隸作“𢼎”。



1110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讀為“其又伐于呂，乍（作）妣庚各”，並採納高島謙一關於“作”有使役用法的觀點，

將“乍（作）妣庚各”分析為使役結構，意即“使妣庚降臨”。朱歧祥（2020: 180）云：
“‘于呂作’，即‘作于呂’的移位元，‘作’字字形正像‘衣’的下半，本意為尚

未完成而正在完成當中的衣服。字引申有進行意。句意指到呂地進行殺牲迎神的活

動。”總而言之，這一類“作”的意義較虛，可以理解為“舉行”“進行”。從句法

上來說，也可以視為“作”後的謂詞性成分被提到了前面或被省略了。“祼不作”

相當於“不作祼”、“于呂作”是說“于呂作又伐”。前文引H31018有“萬其𢼎（作）

庸”，所以例（102）（103）的“作”後很可能省略了“庸”，張玉金（2025b）也
持此觀點。

4. “作”之句法運作及語義解釋

上文對卜辭中動詞“作”的意義及句法分佈做了客觀而詳盡的描寫。對語言事實

的歸納與描寫只是語法研究的基礎，還應進一步探究其句法機制及其背後的規律。就

本文所論“作”的句法語義來說，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解釋：一是“作”後跟名詞性

成分時，如何由“製作”義衍生出“建造”“鑄造”“建立”“擔任”“產生”等義，

以及這幾個意義之間是什麼關係？二是“作”後接謂詞性成分時為什麼會有“進行”

“使役”義？三是“作”為什麼可以帶雙賓語？本節將嘗試對以上問題予以解答。需

要說明的是，雙及物、與格及使役結構在形式句法學中均存在不同的分析方案。本文

無意對相關理論爭議作全面討論，也不認為所採分析是唯一可能的解釋，而是嘗試以

輕動詞理論作為一種分析框架，考察其能否對甲骨文“作”的若干句法語義現象作出

較為統一的說明。

4.1. “作”後接名詞性成分

根據形式句法學的觀點，詞彙性的實義動詞是謂語的核心成分，謂語的作用是表

達事件義，而事件義的表達離不開輕動詞。黃正德（2008）、鄧思穎（2010: 88）將表
示事件語義的輕動詞分為 BE、DO、BECOME、CAUSE。下面我們就借助於輕動詞理
論來闡釋甲骨文“作”字句的句法結構，同時對其語義演變作出解釋。卜辭中“作”

表示“建造”“鑄造”“建立”“產生”“擔任”之義的，有“作邑”“作庸”“作

三師”“作害”“作丁臣 ”，37其句法結構如下圖所示： 

37 為使句法樹簡潔清晰，暫省去辭例中不必要的成分，但不影響本文所探討的問題。後文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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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作 + NP”的句法結構圖

	 vP

	 DP	 v’

	 v	 VP
	 DO/BE
	 DP	 v’

	 V	 DP
	 作	 邑
	 庸
 三師
 害
 丁臣

“邑”“庸”“三師”“害”“丁臣 ”是實義動詞“作”的補足語，其事件語義屬

活動類（DO），只不過“作”支配對象的語義類別不同。38“丁臣 ”雖也是“作”

的補足語，但其上的輕動詞卻不是表示活動性的 DO，而是表示狀態的 BE。是輕動詞
的不同，導致“作丁臣 ”中“作”的語義解讀與上述其他情形有所不同。

詞義的演變與其在句中的使用息息相關，具體來說，是詞的搭配關係影響詞義的

發展。與及物動詞關係最為密切的則為其賓語論元。束定芳（2014: 53）指出“動詞可
以根據與其共現的名詞論元的不同而改變意義”。“作”之“建造”“鑄造”“建立”

“擔任”“產生”義都是與不同類型的賓語論元搭配時而衍生出的。高島謙一（2013）
即指出“作”後的名詞有兩類：一類物理 /具體的，一類是心理 /抽象的。“鑄造”“建
立”“擔任”“產生”四個義位均以“製作”為起點衍生而出，具體來說，“鑄造”

和“建立”是“製作”的方式，只是適用對象不同；從事於“製作”這種工作、工種，

即“擔任”，也可理解為主體處於“製作”的狀態；“製作”往往會產生製成品，“產

生”即側重於結果。因此，“鑄造”“建立”“擔任”“產生”均可看作“製作”義

在不同語境下的衍生義。本文開篇介紹到不同學者所歸納的“作”的義項各有不同，

一方面是對有些字詞的理解不同所致，如崔恒昇（2001: 174）將“作豐”釋為“作豊（醴
泉）”，進而認為“作”有“釀造”義；另一方面，主要是因為基於語料概括的疏密

38 張宇衛（2024）將“作 + NP（實體名詞）”的外部論元（主語）的語義角色分析為致事，這是
不合適的，實際應當是施事。表層結構上來看，施事、致事均佔據主語的位置，但二者在深層結

構中的句法位置是不同的。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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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不同罷了，如張玉金（2025b）依據“作田”這一表達認為“作”有“開墾”義；39

還有的是對同一意義的表述不同，如郭鳳花（2003: 30）的“發生”即本文的“產生”。

“作”後跟兩個名詞性成分時構成的雙賓式更離不開輕動詞的運作。馮勝利

（2016: 113–114）指出“凡是動詞後帶兩個賓語的必定存在輕動詞的運作：移位後兩
個動詞合併成一個的結果”。“作 + IO + DO”與“作 + DO + IO”在表層語序上有所
不同，可能反映了其句法組織方式的差異。下文嘗試分別對兩類結構作出分析，先以

“帝其作我孽”為例探討“作 + IO + DO”的句法運作及“致使”義的產生。本文採
用CAUSE、BECOME結構分析“帝其作我孽”一類句式，主要是基於其事件語義。“作
孽”並非典型的給予事件，而是致事者實施某一行為，使經事者進入遭受災殃的結果

狀態。因此，本文以 CAUSE表示致使關係，以 BECOME表示致使所產生的結果。如
下圖所示：40

圖 2  “作 + IO + DO”的句法運作示意圖

 vP2

	 DP	 v2’
 帝
 v2	 vP1

	 CAUSE
	 DP	 v1’

	 v1	 VP
	 BECOME
	 DP	 v’
 我
	 V	 DP
 作 孽

“孽”是“作”的補足語，“作孽”這個事件的施行者是“帝”，是致事；也就是說，

帝做了一件事，即“製造災殃”，產生了一個結果，即讓我遭受了這種災殃。圖中涉

及兩個輕動詞，CAUSE表示“致使”，“致使”一般會產生一定的結果，BECOME
這個輕動詞是表示致使所產生的結果。由於這裡的輕動詞無語音形式，促發了它們所

控制的下屬實義動詞“作”向上移位，最終形成表層的“帝作我孽”表達式。41

39 考慮到語義的傳承性及概括性，傳世文獻中“作”並無“開墾”一義，故本文未將之單獨析出。
40 這只是對該類結構的一種可能分析，並不排斥其他句法解釋。
41 馮勝利（2016: 162）對“帝其作我蘖”亦有簡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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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DO + IO”與上述結構有所不同，下文以“作 小 ”為例予以分析：

圖 3  “作 + DO + IO”的句法運作示意圖

	 vP2

	 DP	 v2’

	 v2	 vP1

	 CAUSE	
	 DP	 v1’

	 v1	 VP
	 BECOME
	 DP	 v’
 
 V PP
 作
 P DP
	 ∅ 小

“作 + DO + IO”是間賓位於直賓之後，此現象在文獻中非常少見，通常情況下，間
賓位於直賓之後時，間賓前一般有介詞引介，如《論語 ·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政”是“問”的真賓語，“孔子”是“問”所關涉的對象。在《史記 ·張釋之馮唐列
傳》“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句中，“上林尉”是“問”的對象，“諸禽獸簿”是“問”

的真賓語。42另外，鄧思穎（2003: 75–84）指出粵語中有“動詞 + DO + IO”的結構，
並認為它是一種省略了介詞的與格結構。結合上古漢語及粵語中相關與格格式，本文

暫將此類結構分析為帶有空介詞的與格結構，以說明其“作 + DO + IO”的表層語序。
如此則“作 小 ”中的“作”是以介賓結構為補足語的，只不過這個介詞為“空介

詞”；在輕動詞的運作下，動詞“作”上移，便形成了“作 小 ”的表層形式，其

表達的意思可理解為“某神靈（帝）作 （給）小 ”；同理，“作𡧊妣庚”即“某神

靈（帝）建造𡧊（給）妣庚”。“空介詞”可以實現為語音形式，即如“問政於孔子”

“告紂之罪於天”，雖二者的語音形式均實現為“於”，但有所不同，前一個“於”

引介信息的來源，後一個“於”表達信息向終點轉移。這裡的“空介詞”表達的是直

賓向間賓的轉移。

42 關於“問”的例句引自梅廣（2018: 431）。梅先生指出上古漢語的問告類動詞“問”“告”有用
介詞組和不用介詞組兩種結構，關於“告”的例句如《史記 ·魯周公世家》“告紂之罪於天”、《左
傳 ·隱西元年》“且告之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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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作”後接謂詞性成分

“作”後接謂詞性成分的結構中，“作”的作用是什麼，學界較少有人給予解釋。

郭鳳花（2003: 30）指出“作”帶謂詞賓語時表示“從事、進行、發生”等抽象詞義；
張玉金（2025b）在郭氏基礎上歸納為“進行、舉行”義，並認為“作”後所接的單
個動詞為“作”的賓語；李發（2015）認為是虛義動詞；張宇衛（2024）認為 VP
充當“作”的當事賓語，且此時的主語轉為致事，但未進一步解釋為何“作”可以以

VP作賓語以及致使義是如何產生的。高島謙一（2009）的觀點很有啟發性，認為謂詞
前的“作”是一個使役語素，其解釋還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指出“製造”與“使

役”在語義上有緊密聯繫。第二，認為使役結構中的動詞配價是變動的，是增價而不

是減價。這一論述與形式句法中輕動詞增價裝置原理一致。第三，認為“作 + VP”的
底層結構中，“作”後面隱含了一個 NP，且這個 NP與“作”前的主語同指；而“作
+ NP + VP”中的 NP與“作”前的主語不同指。因此，“作 + VP”中的“作”有“引
起”的意義，而“作 + NP + VP”中的“作”之“引起”義不明顯。然而，以上都只
是對謂詞性成分前“作”的句法意義的表述，依然沒有解釋為什麼“作”有“進行”

“引起”或“使役”的用法。43時兵（2007: 209）認為“作”字句從雙賓結構到使役結構
“肯定經歷了一個重新分析的過程”。本文承認“作”有“使役”義，且認為“使役”

義是從“製造”義衍生來的。這一點具有語言類型學上的證據，如英語“make”、德
語“machen”、荷蘭語“maken”、西班牙語“hacer”、法語“faire”、義大利語
“fare”、葡萄牙語“fazer”、韓國語“만들었다”、俄語“делать”、印地語“बनाना
（banaana）”等均既有“製作、製造”義，又有“致使”義。黃成龍（2014）指出表
示“做”的動作在東亞、東南亞、歐亞、大洋洲和非洲部分地區語言中均可表達致使

義；李靜波（2020）談及製作義動詞是致使標記的主要來源之一；袁善來（2024）考
察了壯侗語族語言“做”義動詞演變為致使標記的情形。需要指出的是，“作”的“製

作”義與“使役”義之間的語義聯繫，不僅得到跨語言材料的支持，其使役用法也可

以借助 CAUSE、BECOME等輕動詞結構予以解釋。下面再以“作帝降若”“作告疾
于祖辛”為例予以分析。

43 高島謙一（2013）提到“作”是一個“句法運符（grammatical operator）”，但未解釋是如何運
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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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作”後接謂詞成分的句法結構

	 vP2

	 DP	 v2’

	 v2	 vP1

 作

	 DP	 v1’

	 v1	 VP
	 BECOME
 作 DO	 DP	 v’
 帝

	 V	 DP
 降 若
 告 疾

“作帝降若”與“帝其作我孽”結構類似，只不過底層的實義動詞為“降”，且“若”

名物化後做了“降”的補足語。所不同的是，此時的“作”可以分析為顯性輕動詞，44

佔據了原來 CAUSE的位置，所以此時起“致使”作用的是“作”；實義動詞“降”
上移至表示結果的輕動詞 BECOME，“帝”上移至 vP1的指示語 DP，即獲得“作帝
降若”這一表層形式。同樣的分析也適用於“作余𫹉”“作余往”一類結構。其中

“余𫹉”“余往”均為主謂性成分，“余”是嵌入小句的主語，“作”則位於其上層，

表示使役義。因此，“作余𫹉”即“使我進行𫹉祭”，“作余往”即“使我前往”。

由此看來，“作 + NP + VP”中的 NP並非“作”的間接賓語，而是後一 VP的主語；
“作”以整個 NP + VP為補足語，表達使某一主體實施某一行為或進入某一狀態。
與“作帝降若”不同，“作告疾于祖辛”只有一層輕動詞“作 DO”，即只涉及上圖

vP1及其以下部分。此時的“作 DO”是一個表達活動性事件義的輕動詞，即“作”了

一件“告疾”的事，其並無致使義，因此，郭鳳花（2003: 30）、張玉金（2025b）
等認為這個“作”有“進行、舉行”之義；同時，這也就解釋了高島謙一（2013）
說“作 + VP”中的“作”表示“引起動作行為 V”，而在“作 + NP + VP”中“引起”
的意義就不明顯了。

44 司富珍（2018）稱之為“重式輕動詞”，現代漢語的“打”“搞”以及英語的“make”“take”“have”
即屬於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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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語

根據甲骨卜辭中動詞“作”的實際使用情況，同時考慮詞義的概括性和傳承性，

本文認為甲骨文“作”的義項可歸納為 7個：①建造；②鑄造；③建立；④產生；⑤
擔任；⑥從事、進行；⑦使役。其中① – ⑤是“作”的本義“製作”與不同的賓語論
元搭配時所產生的義位變體。在進入句法時，① – ④中的“作”構成的謂語成分表達
活動性動態事件（DO），而⑤中的“作”構成的謂語成分表達靜態性狀態事件（BE）。
⑥⑦的語義較虛，其中⑥中的“作”以謂詞性成分為補足語，“作”已然演變為一
個顯性輕動詞；⑦中的“作”涉及到表“致使”義輕動詞 CAUSE和表結果義輕動詞
BECOME的運作，因此而有了“使役”義。總而言之，基於現有材料來看，“作”本
為實義動詞，但隨著其搭配對象及句法運作，“作”的語義逐漸虛化，進而有了顯性

輕動詞的用法，其演變趨勢可圖示如下：

圖 5  “作”的語義演變路線圖

作 +具體名詞→作 +抽象名詞→“作”併入輕動詞→“作”語義虛化→“作”為顯性輕動詞

雖然學界對甲骨文的“作”已有一些研究，對其探討也在逐步深入，但以歸納、

描寫為主。對語言現象進行全面、細緻的歸納與描寫，是語法研究的重要基礎；在此

基礎上，還應進一步引入適當的理論工具，探究其句法機制及形成原因。語言學領域

有各種理論範式，為解釋語言現象提供了不同的理論工具。本文則嘗試以形式句法學

的輕動詞理論對甲骨文動詞“作”的句法語義做出解釋。馮勝利（2016: 124）指出“沒
有輕動詞理論之前，我們只能局限於具體的現象、作歸納工作，跳不出現象的藩籬看

到背後的本質和規律”。本文認為，輕動詞理論對“作”的句法語義提供了一種解釋

範式。輕動詞理論不僅能夠對甲骨文“作”字句作出合理的解釋，使之納入句法的普

遍原則，也為我們重新認識甲骨卜辭語法乃至先秦漢語語法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本文

對甲骨文“作”的用法、句法分布及語義類型所作的系統梳理，也可為今後從句法—

語義介面進一步探討其論元結構、句法派生及語義演變機制提供較為扎實的語料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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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BIs), zuo primarily functions as a verb and can be followed by nominal 
elements. When followed by a single noun, zuo conveys meanings such as ‘build’, ‘cast’, ‘establish’, 
‘assume’, or ‘produce’. When followed by two nominal elements, it expresses a causative meaning. 
Additionally, zuo can serve as an attributive modifier for nominal elements. Alternatively, zuo can 
precede predicate elements in two scenarios: first, when followed by sacrificial or non-sacrificial 
verbs; second, when followed by a 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e. In these cases, zuo signifies ‘conducting’ 
or ‘causing’.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zuo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its syntactic complements. 
Once integrated into syntax, zuo interacts with light verbs expressing event semantics, revealing 
distinct syntactic semantics. The emergence of its ditransitive structure and causative meaning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yntactic operations of light verbs. By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examples, this paper accounts for the lexical semantics of zuo, while employing light verb theory to 
explain its syntactic semantics. Ultimately,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only by building on a thorough 
description of linguistic facts and further investigating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internal 
regularitie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can we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linguistic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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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

雷衛豪

湖南師範大學

提要

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遵循“‘交叉’＞交互＞協同＞總括”的語法化鏈。“交”

由交叉義動詞通過隱喻映射演變為交互副詞，空間交叉的物理圖式投射至抽象交互關係；

交互副詞經轉喻弱化相互影響性，演變為表共同行動的協同副詞；最終在“主語抽象化 /
整體化”及“謂詞非動作化”的臨界環境中，再次通過轉喻實現“協同＞總括”的演變。

總括副詞“交”的部分形成路徑可從“互”“相”的平行演變得到佐證。跨語言證據進一

步驗證了路徑共性：楚科奇語交互標記“-wəly”源於交叉義動詞，鄂溫克語等語言中的相
關演變印證了“交互＞協同”這一演變路徑的類型學特徵，漢語方言“一起”“一下”等

詞的演變則凸顯“協同＞總括”的合理性。

關鍵詞

總括副詞，“交”，語法化，隱喻，轉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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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的用法多樣，在漢語史中有名詞、動詞、副詞、介詞、連詞等用法。前人

對於“交”的各種用法多有關注，如江藍生（2012）考察了“交”的連 -介詞用法，
指出“交”的連詞用法來源於其介詞用法；肖曉暉（2020）、董志翹（2024）對“交”
表“即刻”義時間副詞用法及其來源進行了考察；此外，姚振武（2015: 238）、董正
存（2020: 246）、李小軍（2021: 196）等均關注到“交”可以用作總括副詞，1但未對

總括副詞“交”的具體來源與形成過程展開詳細論述。本文考察發現，總括副詞“交”

在上古漢語 2時期已經形成，用法較為成熟，至中古、近代漢語中已經式微。本文擬在

前人研究基礎上，考察包括《今文尚書》《詩經》等傳世文獻和清華簡、睡虎地秦墓

竹簡等出土文獻在內的上古語料，3參考世界語言中的演變實例，總結總括副詞“交”

的形成過程，論述語義演變的認知機制。

2. 總括副詞“交”的歷史形成過程

《說文解字 ·交部》：“交，交脛也。從大，象交形。凡交之屬皆從交。”段玉裁《說
文解字注》：“交脛謂之交，引申之為凡交之偁……凡兩者相合曰交，皆此義之引申

叚借耳。”據此，前輩學者一般以“交叉、交錯”義作為“交”的各項語義演變的起

點，如李小軍（2021: 196）、董志翹（2024）等。 

李小軍（2021: 196）指出，“交”作總括副詞的用法來源於其“交叉、交錯”義
動詞用法，但二者中間存在一些尚未發現的中間環節。本文考察發現，二者之間確實

不是直接引申關係，而是經歷了交互副詞、協同副詞等中間階段，具體語法化路徑為：

交叉義動詞＞交互副詞＞協同副詞＞總括副詞。本節將對總括副詞“交”的這一歷時

形成過程進行論述，同時以“相”“互”的平行演變作為佐證。

2.1. 從“交叉”到交互

2.1.1. “交”表“交叉”義的用法及特徵

“交”表“交叉、交錯”義時，詞性為動詞，例如：

1 《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王力古漢語字典》等辭書均將“俱”或“皆”作為“交”的義
項之一。

2 本文採用學界一般看法，將“上古漢語”的時間範圍限定為西漢及以前。
3 上古漢語語料的選定以及時代界定參考胡波（2014: 16–26）、王誠（2018: 20–23）等，傳世文獻
資料來源於臺灣“中研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https://ancientchinese.ling.sinica.edu.tw/ASACC_
index/），出土文獻資料來源於中國古代簡帛字形、辭例數據庫（http://www.bsm.org.cn/zxcl/）和
“古音小鏡”網站古文字字形庫（http://www.kaom.net/），並與紙質文本進行了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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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詩經 ·秦風 ·小戎》）

《毛傳》：“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因此，“交韔二弓”意即“使二弓於韔中

交叉”。此例中，“交”具有 [+致使 ]的語義特徵，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使動用法”，
上古漢語中表示“交叉、交錯”的“交”多以這種用法出現在文獻中，又如下例中，“交

轡”意即“使轡（韁繩）交”：

(2) 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儀禮 ·既夕禮》）

同時，“交”也常用作不及物動詞，如下例中，“交”用於不及物小句：

(3)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虵交。（《儀禮 ·鄉射禮》）

動詞“交”的語義特徵可總結為兩點：其一，它總是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實體；

其二，這些實體在空間位置上發生了接觸、重疊、纏繞或相互穿過。陶紅印（1987: 
344）認為動作需要多個參與者參加才能實現、句法上要求複數名詞與之發生關係的動
詞是相互動詞，可見上古漢語中表示“交叉、交錯”的動詞“交”也是相互動詞。作

為相互動詞，“交”在句法上要求複數成分與之共現，語義上具備內在的交互性，這

為其後續向“互相”概念隱喻映射奠定了基礎。

2.1.2. “交”作交互副詞的用法及特徵

“交”表“互相”義時，是一個方式副詞（以下稱為“交互副詞”），通常置於

動詞之前作狀語，標示該動詞所表示的動作是由相關各方相互施加的。例如：

(4)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詩經 ·小雅 ·角弓》）
(5)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

鄭交質。（《春秋左傳 ·隱公三年》）

例（4）中，“交”與“相”均為表“互相”，“交相”為同義複詞，4“交相為瘉”

意即“互相殘害”；例（5）中，“交質”意即“互相派人為質”，“交”表“互相”。

4 楊樹達（2006: 124）釋此例中的“交相”曰：“此交、相連用，重言也。”可知“交相”是由同樣
表“互相”義的“交”和“相”構成的同義複詞。“交相”在意義上與“互相”等同，用法上也與

“互相”類似，一般都是用在謂語前作狀語，唐賢清（2006）指出，從歷史演變、主流用法、語言
類型學三個方面來看，“互相”“相互”都應認定為副詞，由此可知“交相”的詞性也是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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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用例中，“交”修飾的動詞都不帶賓語，且都不是內在具有交互性的動詞，這些

句子的交互性解讀都是由交互副詞“交”（或“交相”）的語法意義帶來的。

但是，交互副詞“交”也可以修飾交互性動詞，例如：

(6) 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
矣。（《韓非子 ·飾邪》）

上例中，“交”修飾相互動詞“爭（爭辯）”。從上古漢語中的用例來看，“交”

修飾的交互動詞一般僅限於表示“爭辯”“爭鬥”等含義的“爭”。

2.1.3. 從“交叉”到交互的演變

基於前文對“交”作“交叉”義動詞和交互副詞的分別考察，本文認為，二者之

間存在直接的語義演變關係。

語義上，“交叉”與“互相”兩個概念在語義核心上具有內在相似性。動詞“交”

的語義核心涉及至少兩個實體，並且這些實體在空間上發生了某種形式的匯合、接觸

或相互關聯。而副詞“互相”所表達的，正是動作在兩個或多個參與者之間的雙向或

多向性。因此，隱含在“交叉”概念中的“多方參與性”和“相互關聯性”，構成了

其能夠向“互相”義副詞演變的語義基礎。

認知上，動詞“交叉”的核心意象圖式可視為LINK（連接）圖式和CONTACT（接
觸）圖式的結合與擴展，它描繪了兩個或多個獨立實體在某個點（或多個點）發生物

理性的接觸、交叉、纏繞或連接的狀態，這一意象圖式本身就蘊含了“交互性”的雛

形。當這種表示物體空間關係的物理圖景隱喻性地應用於描述主體間的行為互動方式

時，“交”便獲得了表達“互相”的副詞功能。

“交”從表示具體物理動作的“交叉”義動詞，演變為表示抽象的相互作用關

係的交互副詞，其核心的演變機制是隱喻（metaphor）。Lakoff和 Johnson（1980: 
5）指出，隱喻的本質就是通過另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當前的事物。5 Heine et 
al.（1991: 102）認為，隱喻過程是語法化的“中心策略”，Bybee（2007）、
Traugott（2010）等也認為，“隱喻”是語義演變的機制之一。在語義演變過程中，
隱喻基於兩個概念中認知上的某種象似性（iconicity），將源域（source	domain）
內一個相對具體的概念投射（mapping）到目標域（target	domain）內的一個相對抽
象的概念。具體到“交”由“交叉”義動詞到交互副詞這一語義演變中，所構建的

5 原文為：“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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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隱喻可以表述為：“抽象的相互關係是物理的交叉形態”（ABSTRACT	
MUTUAL	RELATION	IS	PHYSICAL	INTERSECTION），其源域是具體的、可感知
的物理“交叉”行為或狀態，目標域是抽象的“相互”行為、關係或狀態。通過“抽

象交互是物理交叉”這一概念隱喻，源域“物理交叉”的結構特徵被系統地投射到

目標域“抽象交互”之上：

（一）源域中物理空間裡相互交叉的多個實體，被映射為目標域中抽象關係或行

為中的多個參與者。

（二）源域中實體在交叉過程中發生的相互接觸、支撐或影響，被映射為目標域

中參與者在交互過程中產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在隱喻映射的作用下，“交”的詞彙實義逐漸減弱，而其標示動作或事件

“交互性”的語法功能則相應增強。最終這種語法功能在頻繁使用中實現規約化

（conventionalization），“交”演變為一個交互副詞。

無獨有偶，漢語中另一個常用的交互副詞“互”，同樣具有“交叉、交錯”義動

詞用法。例如：

(7)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周禮 ·天官 ·司會》）
(8)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漢書 ·谷永傳》）

例（7）中，賈公彥疏曰：“相參交互攷一日之成。”例（8）中顏師古注曰：“盤
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可見以上兩例中的“互”都是表“交叉、交錯”

義動詞。

解惠全等（2008: 287）、劉雲峰（2023: 40）指出，“互”作交互副詞用法由表“交
叉、交錯”的動詞用法演變而來。“交”和“互”所具有的相同的引申路徑，可以窺

見“交叉”義動詞與交互副詞在語義上的內在關聯。

2.2. 從交互到協同

2.2.1. “交”作協同副詞的用法及特徵

前人早已注意到，“交”可表示“共同、一起”之義，古代字書韻書多訓“交”

為“共”，如《玉篇 ·交部》：“交，共也”，《廣韻 ·肴韻》：“交，共也”；歷
代訓釋材料則多以“俱”釋“交”，如《呂氏春秋 ·貴當》“皆交爭證諫”一句，高
誘注：“交，俱也”；當代大型辭書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將“俱；同時”設

為“交”的義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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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用作協同副詞，表示句子的動作行為是由主語所表示的動作主體共同發出

的。如：

(9) 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
故也。（《春秋左傳 ·襄公十一年》）

(10) 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晏子春秋 ·景公飲
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

“交”作協同副詞表“共同”時，與其作為交互副詞的用法既有聯繫，又有差異，

試比較以下兩例：

(11)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周、鄭交惡。（《春秋左傳 ·隱公三年》）

(12)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
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春秋左傳 ·昭公二十年》）

例（11）中，“周、鄭交惡”，杜預注：“兩相疾惡”，意即“周、鄭互相厭惡
對方”，“交”表“互相”；例（12）中，“齊、晉又交輔之”即“齊、晉又一起輔
助之”，“交”表“共同、一起”。郭銳（2017）已經指出，交互結構表達的是複數
事件，本文認為，“交”表“共同”時所指稱的事件同樣具有複數性，如上例（12）
“齊、晉又交輔之”可以分解為“齊輔之”和“晉輔之”兩個子事件，可见“交”表

“互相”和“共同”時均具有 [+複數事件 ]的語義特徵。差別在於，“交”表“互相”
時表達的複數事件分解出的子事件具有對稱性，兩個子事件的參與者在語義角色上也

存在對稱的施受關係（郭銳  2017），如上例（11）中“周、鄭交惡”可分解為“周
惡鄭”和“鄭惡周”兩個子事件，在這兩個子事件中，“周”和“鄭”均針對對方做

出相同的動作行為（“惡”）；而“交”表“共同”時，各個子事件平行而獨立發生，

不具備對稱性，事件參與者之間也不具有相互影響性，而是表現為共同關係（周曉君  
2018: 34）。

2.2.2. 從交互到協同的演變

本文認為，“交”作交互副詞和協同副詞兩種用法之間存在著演變關係，具體演

變路徑為：交互＞協同。

周曉君（2018: 149）指出，當兩種表相互義的成分（如交互副詞與相互動詞）共
現時，會產生語義羨餘，這就為交互副詞的語義演變創造了條件。此外，前已論及，

交互副詞指涉的事件的參與者之間存在對稱的施受關係，當所在小句是不及物小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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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謂語動詞是不及物動詞，無法指派施事和受事論元，事件參與者之間“互為施受”

的特徵不明顯，而“多方參與”這一更為概括的語義特徵則得以凸顯，“交”由此可

能被重新解讀為表示行動或狀態的“共同性”。例如：6

(13) 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
為君子也。（《墨子 ·非儒下》）

(14) 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
矣。（《戰國策 ·謂魏冉曰楚破秦》）

例（13）中，“兩暴交爭”即“兩暴互相爭鬥”，但由於“爭（爭鬥）”是相互
動詞，此句中“交”並未發揮交互副詞的作用，又由於“爭（爭鬥）”具有不及物性，

“互相爭鬥”只能分解為“暴（甲）與暴（乙）爭鬥”和“暴（乙）與暴（甲）爭鬥”

兩個子事件，此時“兩暴”之間“相互施為”的特點不明顯，因此“兩暴交爭”也可

以理解為“兩暴一起爭鬥”。例（14）也是如此，“齊、秦交爭”可以理解為“齊、
秦互相競爭”，也可以理解為“齊、秦一起競爭”。7

由此可知，“交”用在不及物的相互動詞充當謂語的句子中時，具備解讀為“共

同”義的可能。8當這一新的語義和功能逐漸實現規約化，“交”作協同副詞表“共同”

的用法就此形成。

在“交”從“交互”到“協同”的語法化過程中，轉喻（metonymy）機制扮演
了至關重要的角色。Lakoff和 Johnson（1980: 35）指出，轉喻就是用一個實體指代
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實體。9轉喻是語義演變的基本機制之一（Bybee	2007；Traugott	
2010等），如 Traugott和 König（1991）認為英語 since、德語 infolgedessen、法語
puisque、西班牙語 pues等原因連詞均由原先的時間連詞經轉喻語法化而來。在語義
演變過程中，轉喻不同於隱喻的跨域映射，它主要在同一個認知域內部運作，通過

6 前文指出，《左傳》中“交”已有典型的協同副詞用例，而例（13）（14）的年代晚於《左傳》，
屬於後現語料，彭睿（2020: 148–160）指出，在歷時語料不充足的情況下，可利用後現語料來推
溯歷時演變，這一做法的理論依據包括（ⅰ）語法化的裂變原則（divergence或 split）和並存原則
（layering），以及（ⅰi）語法化鏈歷時維度和共時維度的對應關係。彭睿（2020: 160–162）同時
指出，這種做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是因為認識到這一點，本文基於唐賢清等（2018）提出的
“普方古民外”立體研究法，儘可能地利用世界語言中的相關演變實例，以增強本文論述的各歷

時演變路徑的可靠性（詳見 3.1節）。
7 例（13）（14）與郭銳（2017）所舉“馬恩相互討論”的例子近似，郭銳（2017）指出這類相互
結構中的交互對象為介詞賓語，是非典型相互結構。

8 蒙古語中交互標記與不及物動詞搭配時，也能產生協同義，詳見下文 3.1.2節。
9 原文為：“using	one	entity	to	refer	to	another	that	is	related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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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概念實體指代同一域中的另一個相關實體，兩者之間通常存在某種鄰近性或關

聯性，正如吳福祥（2025: 9）所說：“‘轉喻化’作為一種演變機制，體現為一個
語義成分基於意義感知的鄰接性（contiguity）而發生變化，在性質上具有相關性和
索引性（indexical）。”

前文論及，“交”表“互相”和“共同”時具有相同的多主體參與的 [+複數事件 ]
語義特徵，因此，“交”的交互副詞和協同副詞用法都根植於一個共同的、更為寬泛

的概念域，即多主體參與事件。“交”由“交互”到“協同”的語義演變可以被視為

一種“方面代整體”或更精確地說是“特定互動模式代更泛化的參與模式”的轉喻。

在作為輸入端的“互相”義中，“交”不僅指明了有多個參與者，更突出了他們之間

行動的雙向性，這是多主體參與事件的一種特定表現形式。任何“互相”事件在更深

層面都是“多主體共同參與”事件，這種“共同參與”是“相互互動”的一個固有組

成部分或必要前提。轉喻的發生在於：語用過程中，由於句子謂語是不及物動詞，事

件參與者之間“互為施受”的關係不明顯，“多方參與”這一更為概括的語義特徵得

以凸顯，“交”所指稱的焦點從原先強調的“交互”這一特定方面，轉移到了更為基

礎和普遍的“共同參與”這一方面。這種基於概念相關性的焦點轉移促成了“交”由

指示具體的互動模式（“互相”）演變為對行為模式的概括（“共同”）。

漢語史中另外兩個常用交互副詞“互”和“相”同樣具有協同副詞用法。楊樹達《詞

詮》（2006: 110）“互”字條：“今言互相，因‘互相’又引申為‘群’字之義”。解
惠全等（2008: 287）指出，《詞詮》中所謂“群”字之義即“共同”義。《漢語大詞典》
將“並”設為“互”的義項之一。例如：

(15) 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後漢書 ·蔡邕傳》）
(16) 各體互興，分鑣并驅。（蕭統《文選 ·序》）

例（15）中，“災變互生”指“各種災禍變亂同時發生”，“互”表示“同時，一
起”；例（16）中，“互”與“並”形成對文，均表示“共同，一起”。

“相”同樣可以用為協同副詞，表示“共同、一起”等含義。唐賢清（2006: 6）
指出，“相”用作副詞時，有一種用法是表“共相”“相共”之義，表示“（複數主

語之間）彼此共同施事”，此即“相”的協同副詞用法。《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

典》分別將“共相”“共”設立為“相”的義項之一。例如：

(17)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
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孟子 ·離婁下》）

(18)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刼昭公。（《韓非子 ·內儲說下》）



1131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以上兩例中，“相”表示句子的動作行為是由主語所表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

共同發出的，如例（17）中“泣於中庭”的是“妻與妾”二人，例（18）中“戮力刼
昭公”的是“孟孫、叔孫、季孫”三人。

楊樹達（2006: 110）明確指出，“互”的協同副詞用法由交互副詞用法引申而來，
解惠全等（2008: 353）認為，“相”也經歷了從交互副詞到協同副詞的演變，由此可
見，“交”“互”“相”三個交互副詞共同經歷了“交互＞協同”的平行演變，其中

“交”與“互”更是共同具有“‘交叉’＞交互＞協同”的演變。

2.3. 從協同到總括

總括副詞與協同副詞在語義內涵和語法功能上均存在差異，如趙長才（2014: 
204）所說，總括副詞通常總是跟句中的論元成分相關，尤其是跟其前面的複數論元聯
繫緊密，是以總括的方式對複數論元進行強化；而協同副詞則跟後面的謂詞性成分聯

繫緊密，更側重于表示動作行為或狀態的協同方式。但由於二者都與複數論元相關聯，

都蘊含“若干主體均具有述語所表示的某一動作或狀態”的意義，且出現的語境和句

法位置也大致相同，因此當一個詞同時具備表協同和表總括兩種用法時，其在某些句

子中的具體含義往往難以判斷。相關辭書在處理這類詞時，往往僅為其設立一個義項

“俱”，而不作具體的區分和說明，正如本文考察的“交”。由於“俱”既可以理解

為總括副詞，也可以理解為協同副詞，這樣的處理顯然無法達到準確揭示詞義內涵的

目的。本小節將在對“交”用作協同副詞和總括副詞的用例進行嚴格區分的基礎上考

察“交”的總括副詞用法的來源。

2.3.1. “交”表總括與表協同的區分

當一個詞兼具總括和協同兩種用法時，要準確判定其在句子中的具體意義，除了

根據上下文進行推導，還可以根據總括副詞和協同副詞的搭配對象的不同，建立相關

形式標準，如趙長才（2014: 204）提出以下判斷標準：

（一）當某一副詞後跟繫詞時，該副詞是總括副詞而不是協同副詞；

（二）某副詞後跟助動詞，該副詞是總括副詞；某副詞前有助動詞，該副詞是協

同副詞；

（三）當某一副詞後跟存現動詞“在”“有”等時，該副詞是總括副詞。

楊榮祥（2017: 392）認為，“俱”修飾的 VP由形容詞性結構或名詞性結構充
當時，不表協同而是表總括。推而廣之，一個同時具備總括和協同兩種用法的副詞

修飾形容詞性結構或名詞性結構充當的謂語時，必然是表總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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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以上判斷標準，結合上下文，對“交”的總括與協同用法進行區分。

2.3.2. “交”表總括的用法及特徵

總括副詞在句法搭配上一般修飾謂詞性成分，語義指向上或前指，或後指，表示

與一定行為動作相關的主體（如施事、受事等）的範圍，或只限制行為動作本身而不

落實到具體對象上。上古漢語中，“交”表總括時語義一般前指，指向動作行為的施

事、受事、當事等，例如：

(19)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榆袂。（《莊子 ·漁父》）
(20) 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撲（樸），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

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韓非子 ·大體》）
(21)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今

文尚書 ·虞書 ·禹貢》）10

(22) 今秦萬乗之國，梁亦萬乗之國，俱據萬乗之國，交有稱王之名。（《戰國策 ·
秦圍趙之邯鄲》）

(23) 相與鬬，交傷，皆論不殹（也）？交論。（《睡虎地秦墓竹簡 ·法律答問》）

例（19）（20）中，“交”修飾性質形容詞“白”“樸”，所在小句為一個屬
性句，“交”表示“全、都”之義，語義前指謂語的當事“鬚眉”和“上下”；例

（21）中“庶士交正”一句，屈萬里（2011: 34）譯為“各處土地的優劣都已評定了”，
“交”用作總括副詞；例（22）中，“交”用在表示領有的動詞“有”之前，“交”
宜作“全、都”解，語義前指句子主語“秦國和梁國”；例（23）中，“交論”同“皆
論”，可知“交”也是表總括，語義指向動詞“論”的受事。

2.3.3. 從協同到總括的演變

協同與總括都與複數論元相關聯，因此二者存在密切的語義關聯，漢語史中許多

總括副詞都是來源於協同義動詞或協同副詞，如“皆”“並”“俱”等，本文認為，

“交”表總括的用法也是由其表協同的用法演變而來。

彭睿（2020: 63）指出，“臨界環境（critical	context）”為語法化過程中的語用推理
提供條件，語法化項在臨界環境中具有歧解性，臨界環境能夠使語法化項產生目標義。

“交”用作協同副詞時，一般修飾具體行為動作動詞，如例（10）（11）中“伐”“舉”

10 此例作為“交”用作總括副詞的經典用例，前人著述及各大辭書多有引用，但這一用例的時代需
進一步明確。綜合目前學界關於《尚書》的研究，基本可以認定《今文尚書》中《堯典》《皋陶

謨》《禹貢》等篇目是戰國中晚期的作品，因此此例應視為戰國中晚期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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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是因為協同副詞蘊含著時間上的同一性（趙長才  2014: 209），如表示“動作行
為的時間起始點相同”等意義，而具體動作動詞所表示的動作行為在時間上的起始點

比較明顯，容易感知（胡勇  2009: 101）。當協同副詞“交”在擴展（extension）機制
的作用下，搭配範圍擴大到抽象動詞時，由於動作行為的時間起始點不明顯，“交”

也難以被理解為共同義。此外，協同副詞“交”由“交叉”義動詞經“相互”義副詞

演變而來，“交”表示這些語義功能時所在小句的主語往往是數量為“二”的個體，

在語法化的滯留（persistence）原則影響下，協同副詞“交”也往往出現於主語數量
為“二”的句子中，當協同副詞“交”搭配的句子擴展為主語數量大於“二”時，其

共同義也相對弱化。總之，以上兩種情況可視為協同副詞“交”語法化的臨界環境，

“交”在這種臨界環境中產生歧解性，推動“交”表總括用法的形成，例如：

(24)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
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

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 ·
梁惠王上》）

(25) 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管子 ·
君臣上》）

上例（24）中的“交”，楊逢彬（2017: 4）認為宜理解為“同時、一道”，但訓
作“都”也未嘗不可，可見上例是“交”作“協同 /總括”兩解的典型用例。此例中
的“交”具有歧解性，原因在於此例中的“交”正處於其語法化的臨界環境中。“交”

所在句子主語為“上下”，雖然這一主語可切分為“上”和“下”兩個主體，但結

合句意可知，此處的“上下”是一個包括“王、大夫、士庶人”等在內的群體性名

詞主語，“征利”意即“徵求利益”，其動作性較弱，難以分析為主體間同時進行

的行為。例（25）也是如此，“上下交期於正”中的“期”意為“期望”，11屬於意

願範疇，動作性弱，因此此句既可以理解為“君臣上下共同期望公正（行事）”，也

可以理解為“君臣上下都期望公正（行事）”。

當“交”用在主語為抽象性事物的句子中時，由於主語具有 [+整體性 ][-自主性 ]的
語義特徵，“交”只能理解為總括副詞，標誌著“交”的總括義用法正式形成。例如：

(26)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
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老子 ·六十章》）

11 房玄齡注：“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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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
（《戰國策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

以上兩例的主語為抽象名詞“德”和“惡”，“交”只能作總括副詞解。

“交”從表協同到表總括的語義演變中，轉喻是其主要認知機制。其核心路徑可

以概括為：從描述“一個集合體內部成員間的共同行為”轉而指稱“該集合體的所有

成員（都參與該行為或處於該狀態）”。這是一種從描述行動的方式（共同互動）到

指稱行動的參與範圍（所有相關方）的認知視點轉換。這種從“方式”到“範圍”的

轉換，是基於兩者在事件框架中的“鄰近性”。一個涉及多方的“共同行動”，必然

包含“所有參與方”這一要素。在謂詞表達的行為動作性弱、主語具有整體性的臨界

環境中，由於說話者的意圖難以被理解為強調事件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方式，聽話人便

從“共同行動”的表像，解讀出“所有相關方均如此”的深層含義。當這種由轉喻導

致的新解讀被廣泛接受並擴展到協同副詞難以出現的語境中時（如主語為抽象事物、

謂語由形容詞或領有動詞充當），“交”由協同義到總括義的語義演變就最終完成。

“交”的總括用法形成後，也能用在謂詞為具體動作動詞以及主語可劃分為兩個

個體的句子中，但從上下文可以推知，這些用例中的“交”是總括副詞。如：

(28) 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
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戰國策 ·齊欲攻宋》）

(29) 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
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韩、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戰國策 ·
韓公仲謂向壽》）

(30) 甲、乙交與女子丙奸，甲、乙以其故相刺傷，丙弗智（知），丙論可（何）
殹（也）？毋論。（《睡虎地秦墓竹簡 ·法律答問》）

例（28）中，前已言及“齊陰重趙”“秦亦重趙”，因此“齊、秦交重趙”即“齊、
秦皆重趙”。例（29）意在強調韓、楚兩國均“走秦”的事實，因此“交”相當於“皆、
都”。例（30）中，“交”用在包含伴隨介詞“與”的事件小句中，但從句意可知，甲、
乙二人的行為並不具有同時性、共同性，反而，句子意在強調動作行為是甲、乙二人

分別施行，因此此例中的“交”只能理解為總括副詞。

前人考察發現，“相”也具有總括用法。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2012: 712）
指出，以下兩例中的“相”訓“胥”，與“皆”同義：

(31) 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
韓魏也。（《戰國策 ·秦攻趙于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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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漢書 ·五行志》）

“交”與“相”都具備交互副詞、協同副詞、總括副詞用法，這二者很可能同樣

經歷了“交互＞協同＞總括”的平行虛化。

綜上所述，上古漢語中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可以刻畫為：“交叉”義動詞

＞交互副詞＞協同副詞＞總括副詞。漢語史上另外兩個常用交互副詞“互”“相”分

別與“交”在語義演變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平行性，為本文所總結的“交”的語義演變

路徑提供了有力旁證。

3. 跨語言（方言）視角下總括副詞“交”的形成

3.1. 從跨語言（方言）視角看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的合理性

唐賢清等（2018）提出漢語歷史語法的“普方古民外”立體研究法，主張在漢語
歷史語法研究中廣泛運用現代漢語共同語、現代漢語方言、民族語言和境外語言中的

相關語言材料和理論方法，為漢語中的相關歷時演變提供線索和參照，增強演變路徑

論證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基於這一理論視角，本小節將利用世界語言中的相關材料，

佐證前文總結的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的合理性。

3.1.1. 從“交叉”到交互

楚科奇語（Chukchi）中的交互義詞綴 -wəly來源於動詞wəly-，該動詞具有包括“交
錯”在內的一系列含義（Skorik	1960:	147–148，轉引自 Nedjalkov	2007b:	1708）。如：

(33) ətri	 pojy-ə-wəly-ə-yʔɑt.
 他們 .ABS12 長矛 -交叉 -AOR.3PL
 （他們交叉了長矛。）

 （Nedjalkov	2007b:	1689）
(34) ləyen	 tɑη-ɑwjetkənkɑ	 nə-penrə-wəly-ə-qenɑt. 
 簡單地 默默地 IMPF-攻擊 -REC-3PL
 （（他們）只是默默地相互攻擊。）

 （Nedjalkov	2007b:	1708）

12 本文使用縮略符號及其含義：1PL：第一人稱複數；3PL：第三人稱複數；ABS：通格；ACC：
賓格；ADJL：形容詞化標記；AG：施事；ALL：向格；AOR：不定過去時；CONV：副動詞標記；
DAT：與格；EMPH：強調詞；IMPF：未完成時；IPFV：未完成體；LNK：連接詞；NFUT：非
將來時；NOM：主格；PAT：受事；PAST：過去時；PFV：完成體；PL：複數；PRS：現在時；
REC：交互；SOC：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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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e和Miyashita（2008）也指出，本身含有交互性的動詞可以演變為交互標記，
如日語中的 ɑu“相遇”、紐倫紐蘭語（Nyulnyulan）中的 wanj(i)“交換”等。

3.1.2. 從交互到協同

表示交互功能的語法標記往往可以同時表達協同（sociative）義，“交互 -協同”
多義（polysemy）模式在世界語言中廣泛存在，包括富圖納語（Futuna）、斐濟語
（Fijian）、湯加語（Tonga）等南島語系中的諸“海洋”（Oceanic）語（Lichtenberk 
2000: 31–58），以及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蒙古語族和滿 -通古斯語族中的相關語
言、尼日爾 -剛果語系的班圖語支的部分語言，還有日語、印尼語、阿依努語（Ainu）、
他加祿語（Tagalog）等（Nedjalkov	2007a:	272）。具體到我國的少數民族語言，包括
漢藏語系中侗台語族中的水語、黎語（韋學純  2020）、藏緬語族中的尼蘇話、乃蘇話、
納蘇話和阿哲話等彝語支語言（王成有  2003；曲木鐵西  2022）以及苗瑤語族中的黔
東苗語（唐巧娟  2024），還有阿爾泰語系中的突厥語族各語言、蒙古語族中的土族語、
東鄉語、達斡爾語等（宋佳  2023）。

宋佳（2023）指出，蒙古語中有專門的協同標記，但交互標記與不及物動詞一起
使用時也可以表示協同義，如下例中不及物動詞 kuju-“跑”和 xoːr-“熱鬧”帶上交互
標記“-ltu”後表示同動：

(35) [nair naːtam]	 pɔl-xɔ-tʊ,	 xuːxət-uːt	 kuju-ltu-tʃu,
  那達慕 成為 -ADJL-DAT 孩子 -PL 跑 -REC-CONV  
 ʊlʊs-ʊːt	 xoːr-ltu-nə.
 人（群）-PL 熱鬧 -REC-PRS
 （在那達慕的時候，孩子們四處跑動，人們（互相交談）熱鬧。）

 （宋佳  2023: 69）

Lichtenberk（2000: 58）認為，儘管由於缺乏歷史文獻，海洋語中“交互”與“協
同”之間的演變關係難以確定，但“複數性”是它們存在相關性的主要因素。Mithun
（1999: 93）以北美薩利什語系（Salishan）的努哈爾克語（Nuxalk）中“交互 -協同”
標記 -maxʷ為例，認為“交互＞協同”是原始北美語言中的演變路徑之一；Gerdts（2000: 
156）認為，同屬薩利什語系的哈爾魁梅林語（Halkomelem）中的後綴 -təl的協同用法
來源於交互用法；Nedjalkov（2007a: 245）也認為，語言中“交互 -協同”多義模式的
形成大多是由交互標記演變出協同功能，如以下來自鄂溫克語（Evenki）的例子：

(36) a. Bu	 kuηɑka-r-ve	 ana-ldə-re-p.
  我們 孩童 -PL-ACC 推 -SOC-NFUT-1PL
  （我們一起推那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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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u	 ana-ldə-re-p.
  我們 推 -SOC-NFUT-1PL
  （我們互相推搡。）
 （Nedjalkov	2007a:	278）

上例中，當協同義詞綴 -ldə所在小句的動詞不帶直接賓語時，詞綴 -ldə可作交互
義理解。Nedjalkov（2007a: 278）指出，詞綴 -ldə的協同義由交互義演變而來。

值得注意的是，卡拉恰伊 -巴爾卡爾語（Karachay-Balkar）中的交互標記 š不僅
能夠表示協同，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做“全部、許多（all,	many）”義解讀，例如：

(37) a. Eki-si	 dɑ	 səzəl-əš-əb	 ket-di-le.
  二 -他們的 EMPH 奔走 -REC-CONV 離去 -PAST-3PL
  （他們倆一起倉促離開了。） 
 b. Sabɑn	 išle-ge	 kir-iš-di-k.
  春天 工作 -DAT 進入 -REC-PAST-1PL
  （我們都開始了春天的農活。）
 （Nedjalkov	&	Nedjalkov	2007:	1003）

郭銳（2017）指出，現代漢語中的“互相”“相互”由交互義演變出“共同、一
起”等意義，例如：

(38) 三個和尚互相偷懶不願意去打水。（郭銳  2017: 444）
(39) 這種交往能鍛煉自己使對方開口的本領，尋找相互感興趣話題的本領。（郭

銳  2017: 444）

郭銳（2017）認為，以上兩例中的“互相”“相互”在語義上已經不表示對稱關
係，而是表示“一起、共同”（together,	both）等意義的共同關係。郭銳（2017）還為
這一演變路徑舉出維吾爾語和日語中的相關實例。此外，魏海平、黃英（2024）也指
出，藏緬語中的“交互 -協同”多義模式大多是交互義標記演變出協同功能。可見，
由交互到協同的演變具有鮮明的類型學特徵。

3.1.3. 從協同到總括

從協同到總括的演變，在漢語中極為常見，李宗江（1998）總結認為，“協同”
義是漢語總括副詞的重要語義來源，如“皆”“並”“俱”等在形成之前均經歷了協

同副詞階段。下面以漢語方言中的幾個用例對這一演變路徑進一步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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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是漢語方言中的常用總括副詞，江淮官話、西南官話、蘭銀官話、湘語、

贛語、南寧平話等方言中均見有用例，如： 

(40) 江淮官話（江蘇南京話）：
 不該走的一起不准走。（不該走的都不准走。）（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1999: 13）
(41) 湘語（湖南衡陽話）：
 一起來噠幾個人？（總共來了幾個人？）（田野調查）

李小軍（2021: 390）指出，“一起”的總括義來源於協同義。

“一下”是漢語方言中的一個常用總括副詞，廣泛見於湘語、贛語、西南官話等

方言中。例如：

(42) 西南官話（四川成都話）：
 剩下的白菜我一下買了。（剩下的白菜我都買了。）（許寶華、宮田一郎主

編  1999: 1）
(43) 贛語（江西吉水話）：
 把飯跟菜一下倒嘙。（把飯和菜都倒了。）（李桂蘭  2020: 304）

李桂蘭（2020）認為，江西吉水方言中的總括副詞“一下”來源於其協同用法，
且該演變路徑也適用於其他方言的“一下”。此外，蘭銀官話中的“一搭”、13中原

官話中的“一夥”和安化、邵陽等地的湘語中的“一路”（姜禮立  2025）等，都具有
“協同 -總括”多義模式，其演變路徑也可以構擬為“協同＞總括”。

3.2. 跨語言比較中的共性與差異

語義演變的跨語言共性，從宏觀層面看，體現在隱喻、轉喻、重新分析和類推

等機制的普遍使用以及單向性等原則的廣泛適用（Hopper	&	Traugott	2003:	39,	99;	
Traugott	2010）；從微觀層面看，許多演變路徑具有跨語言性，基於語法演變規則具
有跨語言共性的假設，Kuteva	et	al.（2019）總結了 500多條跨語言反覆出現的語法化
路徑。從上一節的考察可知，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

可以在世界語言中得到驗證，這為本文關於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的論述提供了

有力旁證，同時也展現了世界語言在語法化路徑上的共性。

13 此蒙邵明園老師告知，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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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已經注意到，漢語的語義演變路徑也可能存在異於普遍規律的情形，如吳福

祥（2005）發現，漢語中伴隨介詞往往演變為並列連詞，而英語等語言中的伴隨介詞
往往經工具介詞演變為方式介詞。在本文的考察中，漢語中的交互標記“交”和“互”

均由具有內在交互性的動詞演變而來，世界語言中雖然也有相同案例，但據 Nedjalkov
（2007a: 248）、Heine和Miyashita（2008）、Kuteva	et	al.（2019: 486），由身體名詞
（body）、“同伴（comrade）”義以及反身義（reflexive）、重複義（repetition）等
演變為交互義才是更具跨語言普遍性的演變路徑。Nedjalkov（2007a: 242–255）通過
廣泛地跨語言調查發現，世界語言中，交互標記常與反身義、重複義、協同義構成多

義模式，這四種意義的演變關係可圖示如下：

圖 1  世界語言中反身、交互、協同、重複義的語義關聯模式

 反身（reflexive） 交互（reciprocal） 協同（sociative）

 重複（iterative）

在 Nedjalkov（2007a: 248）列出的上述多義關聯模式中，漢語中僅存在“交互 -
協同”這一組關聯形式。此外，漢語中由協同到總括的演變屢見不鮮，這一演變路徑

在世界語言中卻幾乎未見報導。由此可見，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既

有跨語言共性，也體現出漢語語義演變的獨特之處。至於這種獨特性，是否受到漢語

的語言類型特徵影響，仍有待進一步考察。

4. 結語

通過內部擬測，結合跨語言（方言）考察獲得的外部證據，本文將上古漢語中總

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刻畫為：“交叉”義動詞＞表“互相”義的交互副詞＞表“共

同”義的協同副詞＞表“總括”義的總括副詞，如下圖所示：

圖 2  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示意圖

 隱喻 轉喻 轉喻
 交叉（動詞） 互相（交互副詞） 共同（協同副詞） 總括（總括副詞）

在總括副詞“交”的形成過程中，首先是交叉義動詞“交”通過隱喻映射演變為

交互副詞；交互義中內在的對稱性特徵在不及物小句中弱化，“多方參與”性凸顯，

“交”由此在轉喻的作用下演變為協同副詞；最終在“主語抽象化 /整體化”及“謂
詞非動作化”的臨界環境中，再次通過轉喻完成向總括副詞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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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的“交”與“相”“互”均是上古漢語常用交互標記，三者具有一定程

度的演化平行性，如“交”與“互”共同經歷了“‘交叉’＞交互＞協同”的演變，

“交”與“相”共同經歷了“交互＞協同＞總括”的演變。但“互”並未進一步演變

為總括副詞，而“相”在交互用法的基礎上還演變出偏指用法（呂叔湘  1990），這或
許與三者的本義不同有關，14“交”的本義是“交脛”，而“互”的造字本義是具有

相互交錯的結構特徵的絞繩器（劉雲峰  2023: 40），“相”的本義為“省視”，這體
現出語法化源概念對語法化終點的選擇性制約。

Hopper和 Traugott（2003: 96）指出，一個詞彙項的詞彙意義會“滯留”在語法化
後形成的語法項中，制約該語法項的分佈。總括副詞“交”形成之後，雖然也可以用

於總括“德”“惡”等抽象事物，但由於兩個個體的互動是最為典型的交叉事件，受

源義“交叉”的這一語義特徵滯留的影響，總括副詞“交”總括對象的數量往往都是

“二”，如前文所說的“上下”“須眉”等，這使得“交”的適用語境較為有限，無

法成為常用總括副詞而走向衰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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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結構及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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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形式上只有標準否定，量化詞或副詞會和否定標記產生轄域歧

義，而漢語則不會產生轄域歧義，英語雖然有轄域歧義，但可以通過句法手段分化歧義。

本文採用 NegP分裂的理論觀點分析藏語、漢語和英語之間否定的類型差異，認為藏語只
有極性否定，因此否定標記帶有極性否定的句法特徵卻兼有其他類型否定的語義，產生了

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現象；漢語只有量化否定；英語的否定詞“not”則屬於焦點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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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現象特點十分明顯，只有標準否定且標準否定具有轄域歧義，

漢語則沒有這種否定的轄域歧義現象，英語介乎漢語和藏語之間，既有標準否定的轄域

歧義，也有分化該歧義的句法手段。本文擬從此入手，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類型差異。

文章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語料描寫，歸納出藏巴哇話的否定特徵；第

二部分著重分析藏巴哇話否定轄域的歧義現象，並通過與漢語和英語的對比，分析藏

巴哇話的否定類型；第三部分引入 NegP分裂的理論觀點，分析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
的融合模式；第四部分在句法上解釋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認為造成漢語、藏語、英

語的否定類型差異的深層次原因，在於三者所選取的否定特徵的不同。

1. 語料描寫

藏巴哇話有兩類否定標記，但是基本的否定標記只有一種，即否定前綴。在結構

上藏巴哇話有兩種特點：只有標準否定一種形式，沒有構詞否定或成分否定等其他否

定形式；量化詞或副詞與否定標記之間存在轄域歧義，且缺乏分化歧義的句法手段。

1.1. 兩類否定標記

藏巴哇話 1有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negative verbs）兩種類型，否定前綴只有一
個語素，但是包含兩種變體 /ma-/和 /mə-/。它們可以出現在同一詞根上，並且沒有意
義上的對立，如例（1）。

(1) a. pjæ13	 ma-tsu13.
  理解 NEG-了
  “理解不了。”
 b. pjæ13	 mə-tsu13-ku44.
  理解 NEG-了 -DUR
  “理解不了。”
 c. tsʰɔ44	 ma-zo13.
  吵 NEG-做
  “別吵。”
 d. zɹ ̩44	 mə-zo13-ko52.
  準確 NEG-做 -DUR
  “不準確。”

1 藏巴哇話屬於卓尼藏語的次方言，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藏巴哇鎮上扎村，通常劃入
康方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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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前綴應用範圍較為普遍，在意義上涵蓋了陳述語氣的過去時或現在時（2）、
祈使語氣的禁止意義（3）。值得注意的是，陳述語氣中需要區分自主性謂詞和非自主
謂詞（non-volitive），否定前綴對於自主性謂詞有時態限制，僅限於過去時，如（2a）
（2b）；如果是非自主謂詞則沒有限制，如（2c）表示的是之前一直不吃，即沒有這
個習慣，這裡的謂詞只屬於非自主謂詞，表示客觀習慣，（2d）中的“沒吸煙”則既可
以是自主謂詞（最近主動選擇不吸烟）、也可以是非自主謂詞（之前一直沒有吸煙）。

(2) a. ma-tse13.
  NEG-尋 .PST
  “沒尋找。”
 b. ma-tso44.
  NEG-賣 .PST
  “沒賣。”
 c. de13	 ŋɐ13	 mə-tʂʰa13-kə52.
  這 1SG.ABS NEG-吃 .PRS-DUR
  “這我不吃。”
 d. kʰe52	 tsɹ ̩13pa52	 mə-tʰu13-ku52.
  3SG.ERG 煙 NEG-吸 -DUR
  “他沒吸煙。”
(3) a. mə-tsʰɹ ̩13.
  NEG-尋 .FUT2

  “別尋找。”
 b. mə-tsʰo13.
  NEG-賣 .FUT
  “別賣。”

否定性動詞 /mæ13/只能表示陳述語氣，和將來時搭配時只能否定自主性謂詞，表
示說話人的主觀意願，可以翻譯為“不”（4a）；和現在時搭配時表示存在或領有的
否定，翻譯為“沒”（4b）。這兩種用法都屬於親涉性（egophoricity），默認和陳述

2 藏語中有一部分動詞存在屈折形態，傳統文法概括為“三時一式”，即將來時、現在時、過去時
和祈使式，但是由於藏語中通常沒有嚴格的時態變化，目前藏語方言中“現在時”“將來時”又

基本合併，因此孫天心（Sun 1993）、邵明園（2014）等將原來“三時”的表述更正為“完整體”
和“非完整體”。藏巴哇話中個別動詞依然存在“現在”“將來”的分別，加之“藏語無時態”

的判斷似仍有商榷餘地，本文暫用原來的“三時一式”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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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第一人稱主語搭配，如果是其他人稱，則需要使用否定前綴（5），但是如果是在疑
問句或者轉述句中發生視角轉換，可用否定性動詞表示親涉性（6b）（6c）。

(4) a. ŋɐ13	 tø13-ɲi44	 mæ13.
  1SG.ABS 說 -PROS NEG.COP:EGO
  “我不說。”
 b. ŋɐ13	 kʰɐ13ʐɐ52	 mæ13.
  1SG.ABS 錢 NEG.EXIST:EGO
  “我沒有錢。”
(5) a. kʰe13	 tø13-ɲi44	 ma-ʐe13.
  3SG.ERG 說 -PROS NEG-COP
  “他不說。”
 b. kʰo52	 kʰɐ13ʐɐ52	 mə-na13.
  3SG.ABS 錢 NEG-EXIST
  “我沒有錢。”
(6) a. ŋɐ13	 tɕi13-tɕi44	 mæ13.
  1SG.ABS 去 -PROS NEG.COP:EGO 
  “我不去。”
 b. tɕʰi52	 tɕi13-tɕi44	 mæ13-ma?
  2SG.ERG 去 -PROS NEG.COP:EGO-Q
  “你不去嗎？”
 c. kʰo13	 ʂu44ku44	 mæ13-se52.
  3SG 紙張 NEG.COP:EGO-QUOT
  “他說他沒有紙。”

綜上，藏巴哇話中否定標記的用法可以歸納如下：

表 1  藏巴哇話否定標記的用法

自主性謂詞 非自主謂詞

過去時 現在時 將來時 存在 /領有 +親涉 其他情況

否定前綴 √ √ √
否定性動詞 √ √

在歷史來源方面，否定性動詞是否定前綴的熔合形式，並非基本的否定標記。

Payne（1985）指出大多數否定性動詞都來自於繫詞的否定形式（如斐濟語、土耳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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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尼亞語）。藏巴哇話中的否定性動詞 /mæ13/其歷時來源除了繫詞的否定式以外，
還有存在動詞的否定式。另外現代藏語方言中的否定性動詞也基本如此，分別來源於

藏文中否定前綴（mi-）和親涉式存在動詞（yod）的熔合形式以及否定前綴（ma）和
親涉式繫詞（yin）的熔合形式（Zeisler  2004）。3

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的一個重要不同在於，否定性動詞不能直接與動詞連用，

中間必須使用將行體（prospective）標記，而否定前綴可以直接用於謂語動詞上。由
於藏巴哇話中將行體只能和自主動詞（volitive）搭配，並且具有親涉性（egophoricity），
表示自我做某事的意願（intentionality），當它們又和否定性動詞組合，就會表示“我
不做某事的意願”。如在一個被邀請去對方家裡做客的語境中，用否定性動詞（7a）
導致沒有禮貌、語氣生硬，會讓對方覺得以後也不可能去，這是由謂語的意願性和親

涉性共同造成的；用否定前綴（7b）則會表現出委婉而又舒緩的語氣，潛在的意義是
現在沒時間去，一有時間就去做客，這是因為否定前綴不含有親涉性，（7b）通常與
非第一人稱主語搭配，表示“別來、沒來”等意義，用於第一人稱主語屬於標記性用

法，產生了委婉或降格否定的意義。4

(7) a. o13-tɕi44	 mæ13.
  來 -PROS NEG.COP:EGO
  “不來。”
 b. mə-o13.
  NEG-來
  “不來、別來、沒來。”

在句法上，否定性動詞可以單獨出現，有獨立的述謂功能（此時表示存在否定），

而否定前綴則不能。這種對立也證明，否定性動詞是否定標記與存在動詞的熔合形式，

體現出存在動詞的語法功能。

(8) a. mæ13.
  NEG.EXIST:EGO
  “沒有。”

3 劉丹青（2005）將否定詞與其他語素熔合（fusion）成新的否定詞項稱為否定標記的詞彙化或專
化（specialization），Dahl（1979）將其形容為否定的併合語子（portmanteau）的實現。

4 感謝審稿專家的意見，否定性動詞帶有親涉性，該語境（第一人稱主語）中使用否定性動詞是更為
自然的選擇，屬於非標記項，熟人之間不加客套會用（7a）；而否定前綴是與親涉性無關，在該語
境（第一人稱主語）中暗含示證意義，表示受到某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具有委婉拒絕的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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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mə-* (na13).
  NEG-*（EXIST）
  “沒有。”

因此，藏巴哇話的基本否定標記是否定前綴，後文中討論否定類型時，將不再涉

及否定性動詞。

1.2. 只有標準否定

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有兩種，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其句法分佈都有一定的規

律可循。上一節指出，否定性動詞屬於否定前綴和存在動詞或繫詞的熔合形式，其句

法分佈主要受到存在動詞或繫詞的影響，位於句末的中心謂語的位置。本節主要討論

否定前綴的句法分佈特點，以期得到藏巴哇話否定標記的句法分佈特點。

否定前綴的分佈位置通常和謂語動詞相關。如是單一的謂語動詞而無其他語法成

分，否定前綴出現在謂語之前，如例（9）；若是動詞和體標記的組合形式，只有當動
詞之後是完整體（prefective）/ta52/時，否定前綴出現在完整體之前，如例（10），其
他體標記如完成體（10b）或持續體（11），否定標記都是位於動詞上。為什麼只有完
整體可以添加否定前綴而完成體或持續體卻不行？藏巴哇話中完成體（prefect）都帶
有示證意義（evidentiality），5屬於句末助詞，結構上和謂語不屬於同一句法層次；而

持續體（durative）屬於黏附性的後綴，它有多種語音變體（11a）（11b），且不能添
加重音、只能弱讀，因此和否定前綴一樣，都需要附著於謂語動詞上。因此，藏巴哇

話體標記中，只有完整體屬於謂語動詞，準確來說，是助動詞。

(9) ŋɛ13	 ʂo44tɕi44	 ma-dɐ44.
 1SG.ERG 手機 NEG-看 .FUT
 “我沒看手機。”

(10) a. tʂʰa13	 tʰu13	 mə-ta52-tʂɻ ̩
52.

  酒 喝 NEG-PFV-PRF.FAC
  “酒沒喝完。”
 b. tʂʰa13	 mə-tʰu13-tʂɻɻ ̩̩

52.
  酒 NEG-喝 -PRF.FAC
  “酒沒喝。”

5 生成句法將句子的基本層次分為 VP-TP-CP，其中時態 T是小句的中心語，小句是時態短語 TP，
表達一個完整的命題；句末詞通常屬於 CP層，承擔如示證、疑問、焦點等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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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de13	 a44li44	 mə-tʂʰa13-kə52.
  這 貓 NEG-吃 .PRS-DUR
  “貓不吃這個。”
 b. tsɹ ̩13pa52	 mə-tʰu13-ku52.
  煙 NEG-吸 -DUR
  “沒吸煙。”

如果有情態助動詞，否定前綴則附著在情態助動詞之上（12）。另外動詞和輕動
詞（light verbs）組合時，否定前綴也是加諸輕動詞的位置，如（13）。如果是諸如連
謂結構（14a）、動補結構（14b）、使動結構（14c）等複雜謂語結構，否定前綴都出
現在第二個謂語上。無一例外，這些複雜謂語結構中主要謂詞都是在最後的動詞，這

符合藏語中心語居後的類型特徵。

(12) a. pa44	 mə-do13-ko52.
  掉 NEG-ASSU-DUR
  “掉不下去。”6

 b. sʰɨ44	 mə-dʑo13-ko52.
  遲 NEG-SPEC-DUR
  “不可能遲。”7

(13) tsʰɹ ̩13	 ma-dʑo13.
 找 .FUT NEG-去
 “別去找。”

(14) a. çʰo13wɐ52	 de13	 ço13	 mə-o13-tʂɻ ̩
52.

  旱獺 這 出 NEG-來 -PRF.FAC
  “這隻旱獺沒有出來。”8

 b. dʐu13	 de13	 dʝø13-li44	 mə-sɻ ̩
44-ŋɤ52.

  騾子 這 跑 -PART NEG-快 -DUR
  “這頭騾子跑得不快。”
 c. dʑo13	 ma-tʂu44.
  去 NEG-讓
  “沒 /別讓去。”

6 ASSU即 assumptive，表示客觀推理，屬於認識情態，略相當於英語的 would。
7 SPEC即 speculative，表示主觀猜測，同屬於認識情態，可信度最低，略相當於英語的 could。
8 這裡分析“連謂”“動補”的區分標準為前者沒有任何介引成分，後者需要補語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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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同一個連謂結構，在沒有助動詞的情況下否定標記黏附於第

二個動詞上（15a），如果後面有情態助動詞，否定標記則必須黏附於助動詞上（15b），
而不能位於連謂結構的第二個動詞上面（15c），因為在有助動詞的時候，助動詞是主
要的謂語動詞。

(15) a. ço13	 mə-o13-ko52.
  出 NEG-來 -DUR
  “出不來。”
 b. ço13	 o13	 mə-do44-ko52.
  出 來 NEG-ASSU-DUR
  “不能出來。”
 c. *ço13	 mə-o13	 do44-ko52.
  出 NEG-來 ASSU-DUR
  “可以不出來。”

對於比較結構的否定，否定標記位於形容詞上（16），而不能像漢語一樣位於比
較標記之前，這也體現出藏語的否定標記必須附著於主要的謂語性成分之上的特點。

(16) ŋi44	 na13so13	 tʂa13sɨ52=lɐ44	 mə-tʂʰe52-kə52.
 1SG.GEN 年齡 扎西 =COMPR NEG-大 -DUR
 “我的年齡不比扎西大。”

綜上所述，藏巴哇話否定標記只位於主要的謂語動詞之上，通常這個位置稱作“謂

頭”位置，是小句的中心語所在（徐杰  2006）。漢語的謂頭在主要的謂語動詞之前，
即位於主語和謂語之間，但是藏語屬於中心詞居後的語言，謂頭位於主要的謂語動詞

之後，句末助詞之前。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是前綴，因此附著於主要謂語動詞之前。

藏巴哇話否定標記只能位於謂頭的位置，因此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對於不能

充當謂語性成分的詞類，如後置詞短語（17a）、名詞（17b）、9非謂形容詞（17c）、10

副詞（17d）等，則不能被否定前綴否定，也沒有專門的構詞否定等特殊否定標記可供
使用，若要表達相應的否定意義，只能通過句法的手段來間接表達，如通過否定繫詞

或其他主要謂詞來實現，如例（18）所示。

9 對於名詞的否定是直接對於名詞的否定，形式上否定語素併入到名詞中，如“不科學”“不正義”
以及英語的 unemployment等，不包括否定性存在動詞對於名詞的否定。

10 非謂語形容詞如表形狀的 tʂʰɔ52（大）、a44ɲu44（小）以及顏色詞 mɛ44mɛ44（紅色）、kɛ44kʰɛ44（白

色）等，它們只能做名詞性成分的定語或者繫詞補足語，且不能被副詞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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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 *ma-tsʰa13te13=la44ka52-na52.
  NEG-炕 =上面 -LOC
  “不在炕上面。”

 b. *ma-bɐ13tsɐ52-tsɔ52.
  NEG-男人 -PL
  “不男人。”

 c. *ma-so13mɐ52,	 mə-ɲɨ44pʰɐ52.
  NEG-新 NEG-舊
  “不新不舊。”

 d. *ma-ŋɤ13mæ52	 tø44-ŋə52.
  NEG-好好地 說 -DUR
  “不好好說話。”

(18) a. tʂo44tsʰɛ44=la44ka52	 ma-ʐe13,	 tʂo44tsʰɛ44=wu13la52	 ʐe13.
  炕桌 =上面 NEG-COP 炕桌 =下面 COP
  “不是炕桌上，是炕桌下面。”
 b. bɐ13tsɐ52-tsɔ52	 ma-ʐe13.
  男人 -PL NEG-COP
  “不是個男人。”
 c. so13mɐ52	 ma-ʐe13,	 ɲɨ44pʰɐ52	 ma-ʐe13.
  新 NEG-COP 舊 NEG-COP
  “不是新的，不是舊的。”
 d. za13pe13	 mə-tø44-ŋə52.
  好好地 NEG-說 -DUR
  “不好好說話。”

綜上，藏巴哇話否定標記只能位於謂頭位置，沒有其他的否定形式，語法學界

將這種形式的否定稱為“標準否定”（standard negation），顧名思義即是句子否定
的典型形式，即對於陳述性的動詞性的主句（declarative verbal main clauses）的否定
（Miestamo 2005: 1）。11最典型的句子否定適用於最小且最基本的句子，如僅有一

個謂語和盡可能少的名詞短語、狀語，但這並不能作為判定標準否定的標準。Payne

11 有時候標準否定並非句子否定，如英語“? John often doesn’t pay taxes.”（Payne 1985: 201）。但
是這不足以忽視標準否定和句子否定的普遍對應關係，句子否定最普遍的表現形式是標準否定，

但是句子否定還可以通過量化詞、副詞的否定形式等途徑來實現；標準否定主要表達句子否定，

但是也可以表達成分否定。感謝審稿專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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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198）指出英語中形式上否定詞 not直接位於強制性助動詞（如 do/be）之後或
者是出現否定語綴形式（n’t），就屬於標準否定。我們發現，無論是強制性助動詞“do/
be”抑或是否定語綴形式“n’t”，它們都只能出現在時態句中，且位於英語的謂頭位
置。因此，標準否定的判定需要確定否定標記是否處於謂頭的位置。如本節前文所述，

藏巴哇話完全滿足此條件。而且在形態上，標準否定在大多數語言中都以否定前綴的

形式出現（Payne 1985: 226），藏語中也是如此。 

張新華、張和友（2013）認為否定詞主要用於名、動、形等實義範疇，不直接作
用於虛詞。標準否定則是將否定的直接作用對象限定為動詞性成分，其他成分的否定

則只能通過標準否定的句法形式間接表達。這其中值得關注的則是副詞和量化詞的否

定，構成了藏語藏巴哇話的第三個特點：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即下一小節的內容。

1.3. 否定轄域的歧義解讀

Payne（1985）指出，每種語言都至少有一種標準否定，但是並非所有語言都有對
於量化詞和副詞的否定形式。藏巴哇話中沒有量化詞和副詞的否定形式，相應的語義

是採用標準否定的形式表達的。首先我們將副詞分為飾謂副詞和飾句副詞兩種，在否

定句中兩者具有不同的表現。

飾謂副詞是修飾動作的方式等副詞，在否定句中它們只有一種解讀，即處於否定

轄域之內，根據輔重原則，它們成為句子焦點，繼而成為否定的對象。

(19) a. kʰe52	 ja13kʰo13	 ma-ja13.
  3SG.ERG 認真 NEG-學
  “他不認真學。”
 b. kʰe52	 kʰo13tçe52	 za13pe13	 mə-tø44-ŋə52.
  3SG.ERG 話 好 NEG-說 -DUR
  “他不好好說話。”

飾句副詞是表示時間、頻率等意義的副詞，在否定句中有兩種歧義解讀，一種是

處在否定轄域之內，成為否定的對象，即否定的寬域解讀（20a）；另一種則不在否定
轄域內，即否定的窄域解讀（20b）。相似的例句還有（21）。

(20) a. ŋa13	 ɲɹɹ ̩13me44-tça13=la52	 kʰa13pa52	 mə-so13, 
  1SG.ABS 日子 -完 =LOC 家 NEG-去
  tʂa44xu44=kɤ13tʂɻ ̩

52	 so13-pɛ52.
  次 =幾 去 -PRF.EGO
  “我不是天天回家，只去了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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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ŋa13	 ɲɹ ̩ɹ ̩13me44-tça13=la52	 kʰa13pa52	 mə-so13,
  1SG.ABS 日子 -完 =LOC 家 NEG-去
  tʂa44xu44=tʂɻ ̩

52	 je44	 mə-so13.
  次 =一 也 NEG-去
  “我天天不回家，一次也沒去。”
(21) a. ŋɛ13	 ɲɹ ̩ɹ ̩13me44-tça13=la52	 tʂʰa13	 mə-tʰu13.
  1SG.ABS 日子 -完 =LOC 酒 NEG-喝
  “我沒有每天喝酒 /我天天沒喝酒。”
 b. a44jæ13	 jã13ŋɤ52	 mæ13	 mə-tʰu13-ku44.
  孩子 經常 藥 NEG-喝 -DUR
  “孩子不經常吃藥 /孩子經常不吃藥。”

綜上所述，就藏語藏巴哇話的語料來看，否定現象有三個主要特點：首先，否定

標記有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兩種形式，前者是基本形式，後者是熔合形式；其次，

只有標準否定；最後，在對量化詞或副詞的否定方面，標準否定具有轄域歧義。

2. 否定的轄域問題

上節呈現了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特點，但是為什麼標準否定會產生轄域歧義，以

及對比漢語和英語，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是什麼？本節擬討論這些問題。

2.1. 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

標準否定會產生轄域歧義應與句子否定和焦點否定有關，標準否定和句子否定、

焦點否定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為了重新審視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首先分析句子否定在自然語言中的解讀過程。

通常一個簡單句就是一個命題，因此句子否定就對應著命題否定。但是自然語言中的

句子可以包含多個謂詞，每一個謂詞都可以成為單獨的命題，比如例句（22）“我慢
慢吃飯”包含三個謂詞（22a）：“我”“慢慢”“吃飯”，該句的語義刻畫應是“存
在一個個體‘我’，並且吃飯，並且慢慢地。”即一個小句實際上是三個簡單命題的

交集（22b），那麼邏輯上對於該小句的否定則是三種簡單命題否定形式的併集（22c），
即實際上只要否定其中的一個即可。具體要選擇哪一個選項，則要取決於焦點的解讀

（Payne1985: 199; Puskás 2012: 622; De Clercq 2013: 102）。通常根據輔重原則，主語
和謂語是小句的核心成分，而副詞作為修飾是輔助性成分，屬於自然焦點，天然地獲

得焦點解讀，成為否定的中心，因此例句（22）優先否定的是副詞“慢慢地”。因為
（22）中“慢慢地”屬於飾謂副詞，使得被修飾的謂語“吃飯”不會產生焦點解讀，
從而成為了預設，只有謂語“吃飯”為真，飾謂副詞“慢慢地”的真假才有討論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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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因此不會成為否定的中心。主語“我”則是謂語“吃飯”的預設（謂語是主語的

謂述，只有主語為真討論謂語的真假才有意義），因此更不會產生焦點解讀。

(22) 我慢慢吃飯。
 a. A=我，B=吃飯，C=慢慢。
 b. 原命題 =A∧ B∧ C
 c. 原命題的否定 =¬（A∧ B∧ C）=¬A∨ ¬B∨ ¬C（德摩根律）
 d. 原命題的否定 =A∨ B∨ ¬C（自然焦點的選擇）

如果是飾句副詞，如（23）中的“天天”，這樣整個句子的否定雖然在默認條件
下仍舊選擇“天天”為否定的焦點（23a）–（23d），但若有小句之外的語境因素，謂
語部分“吃飯”也可以獲得焦點解讀，成為否定的中心（23e），但是主語“我”依舊
是謂語的預設，不易產生焦點解讀，除非動用特殊的句法手段，如元語言否定。

(23) 我天天喝酒。
 a. A=我，B=喝酒，C=天天。
 b. 原命題 =A∧ B∧ C
 c. 原命題的否定 =¬（A∧ B∧ C）=¬A∨ ¬B∨ ¬C（德摩根律）
 d. 原命題的否定 =A∨ B∨ ¬C（自然焦點的選擇）
 e. 原命題的否定 =A∨ ¬B∨ C（語境產生的焦點）

由此，修飾句子的副詞在否定句中產生歧義解讀跟焦點的選擇有關，標準否定雖

然形式上是對整個句子的否定，但是具體的語義解讀需要焦點的參與，因此會產生否

定焦點的歧義現象。那麼標準否定究竟是句子否定還是焦點否定？或許我們可以認為，

如果句子的自然焦點是否定的焦點，那麼該句則是否定句，該句的否定即是句子否定；

反之，句子的焦點和否定的焦點不同，則該句仍是肯定句，該句的否定即是焦點否定

或成分否定。

我們上述的考慮在藏巴哇話中是可以找到例證的，除了 1.3節中所述的兩種副詞
以外，還有情態詞和量化詞可以說明。首先藏巴哇話中表達命題發生概率的推測情態

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副詞性的 /xa44pa52/，一種是助動詞性質的 /tço13-ko52/。對於副詞性
的，其語義解讀只能位於否定轄域之外（24a）；而對於助動詞性質的，則只能成為否
定的焦點（24b）。這是因為認識情態和修飾句子的副詞在語義上所起的作用相同，因
此否定焦點既可以選擇推測情態詞，也可以選擇謂語動詞。但是句法上助動詞又和副

詞不同，助動詞和題元動詞（即實義動詞）是句法上的中心語與補足語的關係（動賓

關係），而副詞和動詞的關係是修飾語和中心語的關係（狀中關係），因此對於助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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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tço13-ko52/而言，只有題元動詞為真，助動詞的討論才有意義，題元動詞為助動詞
提供了預設，助動詞屬於焦點，成為否定的中心；而對於副詞性的 /xa44pa52/而言，一
方面已經有助動詞形式的推測情態詞專門表達否定的寬域解讀（即“不可能”），另

一方面修飾句子的副詞本身可以表達否定的窄域解讀（即“可能不”），出於表達的

經濟性，副詞性的 /xa44pa52/成為否定的窄域解讀的專門形式，不再有歧義解讀。

(24) a. tʂa13sɹ ̩52	 xa44pa52	 mə13-o13-tʂɻ ̩
52.

  扎西 可能 NEG-來 -PRF
  “扎西可能不來。”
 b. tʂa13sɹ ̩52	 o13	 mə13-tço13-ko52.
  扎西 來 NEG-可能 -DUR
  “扎西不可能來。”

另外對於表示全稱量化的 /zɹ̩13kʷa13/，其轄域取決於其所修飾的成分。如（25）中
/zɹ̩13kʷa13/意為“全部”，既可以修飾主語，也可以修飾謂語，當主語是不可數的物質
時，/zɹ̩13kʷa13/修飾謂語，即屬於飾謂副詞，其解讀只能位於否定轄域之內做否定的焦
點，如（25a）的解讀，此時“酒”是不可數的物質名詞，屬於定指的集合，如（26）
中所給出的語境；但如果主語是可數的個體時，/zɹ̩13kʷa13/修飾主語，而主語屬於謂語
的預設，不會獲得焦點解讀，修飾主語的 /zɹ̩13kʷa13/也不能成為否定的焦點，因此其解
讀在否定轄域之外，如（25b）的解讀，此時“酒”是可數的個體名詞，所指為一瓶瓶
單獨包裝的酒，具體語境可見（27）。

(25) tʂʰa13	 zɹ ̩13kʷa13	 tʰu13	 mə-tsʰa13-tʂɻ ̩
52.

 酒 全部 喝 NEG-完 -PRF.FAC
 a. “酒沒有全部喝完。”（集合義）
 b. “酒全部沒喝完。”（分配義）
(26) tʂʰa13	 zɹ ̩13kʷa13	 tʰu13	 mə-ta44-tʂɻ ̩

52,
 酒 全部 喝 NEG-PFV-PRF.FAC
 tʂæ44ɳu44	 tʂɻ ̩

52-ɲɨ52-tʂɻ ̩
52	 la44-tʂɻ ̩

52.
 酒盅 一 -二 -INDF 剩下 -PRF.FAC
 “酒沒有全部喝完，剩了一兩盅。”

(27) tʂʰa13	 zɹ ̩13kʷa13	 tʰu13	 mə-ta44-tʂɻ ̩
52,

 酒 全部 喝 NEG-PFV-PRF.FAC
 tʂʷo13tsɹ ̩13-du13ji13=la44ka44-na52	 tʂʰa13	 zɹ ̩13kʷa13	 la44-tʂɻ ̩

52.
 桌子 -全部 =上面 -LOC 酒 全部 剩下 -PRF.FAC
 “酒全部沒有喝完，所有桌子上的酒全部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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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對比的是，作為天然可數的名詞做主語，/zɹ̩13kʷa13/則只能修飾它們，通常
不會產生歧義解讀，如（28）中的主語“羊”是可數的個體，所以 /zɹ̩13kʷa13/只能修飾
“羊”，焦點的解讀只能選擇謂語部分“上山”。例句（29）也證實了我們的猜測，
量化詞 /zɹ̩13kʷa13/無法成為否定的焦點，因為它不屬於修飾謂語或句子的狀語性成分。

(28) ʐa13ʐu13	 zɹ ̩13kʷa13	 ʐe13ŋo13	 mə-so13-tʂɻ ̩
52.

 羊 全部 山裡 NEG-去 -PRF
 “羊全部沒有上山。”

(29) ʐa13ʐu13	 zɹ ̩13kʷa13	 ʐe13ŋo13	 mə-so13-tʂɻ ̩
52,

 羊 全部 山裡 NEG-去 -PRF 
 *tçã13	 kɤ13tʂɻ ̩

13	 la44-tʂɻ ̩
52
.

  剛 幾個 剩下 -PRF.FAC
 “羊沒有全部上山，只剩下了幾隻。”

2.2. 與英語、漢語的比較

我們觀察到自然語言表達的否定句，其語義理解大多會有歧義，如（30）（31）
所示的英語中標準否定的轄域和量化詞或副詞的轄域之間的歧義解讀，但是漢語普通

話中沒有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因此可以用漢語分化這種歧義現象。

(30) John doesn’t often pay taxes. 
 (Payne 1985: 200) 
 a. 約翰不經常繳稅。（否定詞寬域解讀）
 b. 約翰經常不繳稅。（否定詞窄域解讀）
(31) Every student didn’t pass. 
 (Payne 1985: 203) 
 a. 不是每名學生都通過了。（否定詞寬域解讀）
 b. 每名學生都沒有通過。（否定詞窄域解讀）

英語中可以通過句法的方式分化歧義，如將否定詞和副詞同時提到句首來分化這

種轄域歧義（32b）（33b），此時句子焦點即否定詞之後的副詞，從而成為否定的對象，
產生否定轄域取寬域的唯一解讀。不同於標準否定（32a）（33a），這種處理否定標
記的句法方式被稱為焦點否定，焦點否定可以分化標準否定的歧義。

(32) a. Many students did not pass.
 b. Not many students passed. 
	 (Payne 1985: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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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 John doesn’t often pay taxes. 
  (Payne 1985: 200)
 b. Not often do I pay taxes. 
		  (Payne 1985: 205)

但是漢語的情況則較為特殊，出現了“線性否定”的現象，即漢語中否定詞的否

定轄域和其線性句法位置總是相關的，否定詞的轄域只包括其後的句法成分，如副詞

或量化詞出現在否定詞之前，如（34a）（35a），則不在否定轄域之內。因此，漢語
中不存在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或者說，漢語沒有標準否定，只有焦點否定。

(34) a. 我一直沒生病。
 b. 我沒一直生病。
 （呂叔湘  1985: 246）
(35) a. 他天天不上班。
 b. 他不天天上班。
 （呂叔湘  1985: 246）

綜合藏語（藏巴哇話）和英語、漢語的語料，三種語言的否定轄域和量化詞或副

詞的轄域互動可以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藏語中標準否定具有轄域歧義且句法上沒有

可以分化歧義的形式；英語中量化詞或副詞與標準否定有轄域歧義且可以通過焦點否

定分化該歧義；漢語中沒有標準否定也沒有轄域歧義。

表 2  標準否定與焦點否定的三種語言類型

藏語 英語 漢語

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 有 有 無

焦點否定 無 有 有

值得注意的是，英語有逐漸分析化的趨勢，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在逐漸減少，

產生了通過語序辨別轄域大小的趨勢。如否定詞和副詞的組合比較自由，否定詞位於

副詞之前屬於傳統語序類型，傾向於表示否定轄域大於副詞的語義轄域，同時否定詞

也可以位於副詞之後，表示否定轄域中不含副詞。對於量化詞也有類似的現象，英

語母語者將否定轄域佔廣域的情況稱為“不合邏輯式解讀”（the “illogical” NEG-Q 
reading, Neukom-Hermann 2016），並且人們在情感態度上傾向於通過語序辨別轄域，
但是語料庫統計表明，這種不合邏輯式的解讀在英語中仍舊佔一定的地位（Neukom-
Herman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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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 ??John often doesn’t pay taxes.
	 b. John doesn’t often pay taxes. 
	 (Payne 1985: 200)
(37)	a. All of its provisions do not directly concern us.
	 b. Not all of its provisions concern us directly. 
	 (Neukom-Hermann 2016: 80)

另外對於漢語，雖然沒有標準否定、只有焦點否定，但是焦點否定也可以造成歧

義解讀。這是由焦點的不同而決定的。雖然否定詞之後如果有量化詞或副詞與動詞短

語的時候不會產生歧義，因為量化詞或副詞本著輔重原則天然地獲得焦點解讀，從而

成為否定的對象，但是當否定詞之後有兩個動詞短語VP1和VP2時，如（38a）中的“蒙
著頭”和“睡覺”，焦點可以在這兩個動詞短語當中選擇，因此就會產生焦點否定的

歧義解讀，既可以是蒙著頭沒睡覺，也可以是睡覺時沒有蒙著頭。分化這種歧義的方

法是進一步縮小焦點的範圍，即限制否定詞之後的動詞短語數量，如（38b）（38c），
否定詞之後只有一個動詞短語，那麼該短語只能成為焦點，成為否定的中心。

(38) a. 張三昨天中午沒蒙著頭睡覺。
 b. 張三昨天中午蒙著頭沒睡覺。
 c. 張三昨天中午睡覺沒蒙著頭。
 （王曉娜  2024: 84）

這裡也簡略陳述句子焦點和否定焦點的關係。徐杰、李英哲（1993）認為否定的
焦點就是句子焦點，袁毓林（2000, 2018）、胡建華（2007）等認為否定的焦點並非句
子的焦點。至於否定焦點與句子焦點是否相同，這個話題如果跨語種地來看可能會明

晰一些。漢語中沒有標準否定，只有焦點否定，焦點否定的範圍僅限於短語內部而不

涉及整個句子，因此句子可以有句子的焦點，在被否定的短語內否定可以有否定的焦

點，二者並沒有直接關聯（徐杰、張帆  2024）。但是以藏語來說，藏語只有標準否定，
否定標記只出現於謂頭位置，因此否定的中心（即否定焦點）只能取決於句子的焦點。

至此，我們清楚了漢語、藏語和英語在否定類型上的不同，但是對這種類型差異

應該如何進行解釋？

3. 否定的內部結構

我們打算用 NegP分裂（Poletto 2008; Haegeman & Lohndal 2010: 199; De Clercq 
2013）來解釋上述漢語、英語以及藏語在否定現象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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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四種否定特徵

在納米句法和分佈式形態學框架下，NegP分裂是將否定詞 Neg分為四種，即極
性否定 PolNeg、焦點否定 FocNeg、程度否定 DegNeg和量化否定 QNeg。

極性否定的否定轄域是限定性的時態短語 TP，而焦點否定的轄域是 TP之下
的 vP，即不含時態成分的非限定性謂語。英語中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都用“not”表
示，但是區分起來也比較容易，可以通過肯定式附加問句、“也不”式附加語和“not 
even”附加語等句法測試來檢驗（Klima 1964），如例（39），當表示極性否定時，
附加疑問句只能用肯定形式（is she?），而表示焦點否定時，附加問句是否定形式
（isn’t she?）。這實際上反映了句子否定（sentential negation）和成分否定（constituent 
negation）12的區別（Klima 1964；Payne 1985；Zanuttini 1991；徐杰、張帆  2024）。

(39) Kim is not happy, is she/ isn’t she? 
	 (Horn 1989: 517)

另外，焦點否定還有其他的形式特徵，如副詞、量化詞等自然焦點 13或者特有的

強調重音（De Clercq 2013: 31）。例（40a）是 not和副詞、量化詞等連用，例（40b）
是帶有強調重音。

(40)	a. not long ago, not everybody, not very often
	 b. Kim is NOT VERY happy, isn’t she?
	 (De Clercq 2013: 31)

與極性否定、焦點否定不同，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都屬於構詞否定，如（41）
中 nonprofessional，否定標記 non只能否定 professional，而不能否定副詞 very。程度
否定和量化否定在英語中有不同的形式標記，程度否定用 non-表示，而量化否定用
in-/dis-/ir-/im-/il-等詞綴（同位語素）表示，如 inhuman、ir-relevant、im-mature、im-
portant、il-logical等，程度否定所構建的語義關係是“正”與“反”的二元關係，屬
於矛盾式否定，14如“科學”“非科學”，量化否定所構建的語義關係則是連續統式

12 成分否定在 Klima（1964）等文獻中還包括構詞否定，準確的稱呼應是非句子否定（non-sentential 
negation，見 Payne 1985）。

13 量化詞或副詞根據輔重原則（祁峰  2014: 47）成為句子焦點，也是否定的焦點。
14 按照邏輯關係可以將自然語言的否定分為矛盾式（contradictory negation）和反對式（contrary 

negation），矛盾式否定滿足排中律（the 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和矛盾律（the Law of 
Contradiction），要求兩者的交集為空、併集構成全集。反對式否定則不能滿足排中律，只能滿
足矛盾律，僅要求兩者的交集為空即可，可以同真或同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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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漸變關係，如漢語中的“科學”“偽科學”“不科學”“反科學”等，屬於反對式否定，

如英語中的 happy和 unhappy之間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42）。

(41) She is very nonprofessional. =She is [very [¬ professional]].
 (De Clercq 2013: 31)
(42) She is neither happy, nor unhappy. 
	 (De Clercq 2013: 35)

不同的否定特徵，其堆棧能力（Stacking）並不一樣，反映了它們之間的包含關係，
極性否定 PolNeg可以否定 FocNeg/DegNeg/QNeg，如（43），堆棧能力最高；而焦點否定
FocNeg不能否定極性否定，只能否定 DegNeg/QNeg；同理，程度否定 DegNeg只能否定量

化否定 QNeg，如“noninfinite/Nonunhappy”等；而量化否定 QNeg不能進一步否定其他

三類否定特徵。堆棧能力越高，反映了其句法層級越高。

(43)	She isn’t NOT unhappy.
	 (De Clercq 2013: 33)

最後不同的否定特徵所承擔的功能也不相同，極性否定表示對於一個命題的否決

（denial），焦點否定表示修飾（44a）或者對比（44b），程度否定表示二元性的分類
（classifying），量化否定表示在量級性的刻畫（characterizing）。

(44) a. a not very happy man, not long ago,
 b. John was not happy, but sad.
 (De Clercq 2013: 37)

綜合以上所述，否定分裂所涉及的四個否定特徵，分別在轄域、堆棧能力、語義

類型以及功能方面有不同的區分特徵，如表（3）所示。

表 3  NegP分裂中的四種否定特徵之比較（De Clercq 2013: 38）

否定標記 /性質 轄域位置 堆棧能力 語義類型 功能

極性否定（PolNeg） 限定性的謂語 FocNeg/DegNeg/QNeg

矛盾式

否決

焦點否定（FocNeg） 非限定性謂語 DegNeg/QNeg 對比或修飾

程度否定（DegNeg） 詞項 QNeg 分類

量化否定（QNeg） 詞項 無 反對式 刻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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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否定特徵融合模式

以上我們介紹了 NegP分裂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任一語言中，否定的特徵
都有且只有這四種，但是卻表現為自然語言否定現象的千差萬別，這是由於語音表徵

的不同所造成的，一些語言對於四種不同的否定特徵都有不同的語音形式（如希臘

語），也有的語言使用同一種語音形式表示四種不同的否定特徵（如捷克語），而用

來表示不同否定特徵的同一語音形式通常被稱為融合體（syncretism），自然語言否定
類型的不同可以用否定特徵融合模式來表示。

在藏語（藏巴哇話）中，如 1.1節所述，雖然有兩類否定標記，鑒於否定性動詞
是否定前綴與繫詞或者存在動詞熔合的形式，因此藏巴哇話中只有一種否定標記，即

否定前綴，故而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與捷克語相類似，由否定前綴同時表達極性否定

（45）、焦點否定（46）、程度否定（47a）和量化否定（47b）。

(45) kʰe52	 tçi13-tçi44	 ma-ʐe13.
 3SG.ERG 去 -PROS NEG-COP
 “他不去。”

(46)	dʐɐ13	 tʰu13-tçi44	 mə-ʐe13,	 tʂʰa13	 tʰu13-tçi44	 ʐe13.
 茶 喝 -PROS NEG-COP 酒 喝 -PROS COP
 “不是喝茶，是喝酒。”

(47) ŋɐ13	 tʂʰo13-li44	 mə-za13-kə52.
 1SG.ABS 跳舞 -PART NEG-好 -DUR
 “我跳舞跳得不好。”

 a. ‘I do not dance well.’（矛盾式否定）
 b. ‘I dance poorly.’（反對式否定）

另外，儘管只有標準否定一種否定標記，藏巴哇話也會出現不同否定語義的堆棧

現象，如（48），“不是不高興”是焦點或程度否定（“不是”）對於量化否定（“不
高興”）的堆棧。

(48) kʰo52	 sẽ13kʰa52	 mə-sʰɨ13-kə52,
 3SG.ABS 心 NEG-笑 -DUR
 sẽ13kʰa52	 mə-sʰɨ13-li44	 ma-ʐe13.
 心 NEG-笑 -COMP NEG-COP
 “他既不是高興，也不是不高興。”



1164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值得注意的是，藏巴哇話形式上不區分反對式和矛盾式否定，如（47），筆者沒
有發現有專門表達反對式否定或者隱性否定（inherent negation）如“差”這樣的詞彙，
母語者主要通過語用環境來區分反對式和矛盾式，如（47）中因為主語是第一人稱，
通常採用（47a）解讀，表示自謙的含義，如果是第三人稱主語，則多是（47b）解讀，
表示客觀評價。另外漢語中也不區分反對式和矛盾式，如“不高興”既可以表示“not 
happy”也可以表示“unhappy”等（De Clercq 2013: 52），但是漢語可以通過隱性否
定來表達反對式否定的意義，如“不喜歡”的反對式意義可以用“厭惡”來表達，而

藏巴哇話則沒有專門表達“厭惡”的詞彙。

另外，形式語言中矛盾式和反對式有著截然區分，但是自然語言的表現卻更為複

雜，兩者的區分並不明顯，在具體的語言使用中用矛盾式可以表達反對式的這種現象

其實相當普遍，只不過藏語的表現更為極端，在形式上也不區分這兩種否定類別。De 
Clercq（2013: 52）舉了漢語普通話的例子，“不”既可以表示矛盾式否定（49a），
也可以表示反對式否定（49b）；英語中也有類似的表達，如（50）所示。這種“矛盾
式包裝之下的反對式”是一種語用策略，可以通過用程度更泛化、語義相對模糊的矛

盾式表達程度更強、語義更精確的反對式，語氣上顯得更加中立和溫和，屬於語義部

門在邏輯形式（LF）對否定的重新分析（Horn 1989: 330–337; Leech 1983:101–102; De 
Clercq 2013: 95–99）。

(49) 她是不快樂。
 a. ‘She is NOT happy.’ 
 b. ‘She is unhappy.’
(50) I don’t agree ⇒ I disagree.
 (De Clercq 2013: 96)

至此，我們可以重新解釋藏語、漢語和英語在否定類型上的不同，並重新審視標

準否定和上述四種否定語素之間的對應關係。如果對於一種語言來說，四種否定特徵

都有不同的否定形式表示，那麼標準否定無疑對應著語義上的極性否定，語義上的焦

點否定對應著形式上的焦點否定（成分否定），形式上的構詞否定也可以按照意義的

不同分為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兩種形式。

但是藏語只有一種否定形式，即標準否定，語義上卻表示四種否定意義，因此標準

否定會產生歧義解讀，這種解讀在短語層面表現為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之間的歧義，不

涉及程度、量化否定的解讀。當否定轄域取寬域時，否定標記實際上屬於極性否定，整

個句子屬於否定句，否定的中心就是句子的焦點；當否定轄域取窄域時，否定標記實際

上屬於焦點否定，整個句子是肯定句，否定的中心並非句子的焦點。具體採用哪種解讀，

要根據語境條件而定。藏語中沒有專門表達焦點否定的形式，所以無法分化歧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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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中到底有幾種否定標記呢？ De Clercq（2013: 39）認為漢語區分短語層面的
否定和構詞層面的否定，前者用“不”表示，15後者用“非”標記，但這與其所觀察到

的“不”可以表示構詞層面否定的漢語事實相悖，如“不快樂”既可以表達短語層面

的極性否定、焦點否定，也可以表達構詞層面的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De Clercq 2013: 
52–53）。事實上如果排除了來自古漢語的因素，現代漢語通常只使用“不”作為構詞
否定的標記，如我們只說“不科學”“不權威”“不鹹不淡”，不說“非科學”“非

權威”“非鹹非淡”。因此漢語也同樣是一個否定標記“不”表示四種不同的否定意義。

參照 De Clercq（2013: 39）所述，英語中用四種不同的否定標記分別表示極性、焦
點、程度和量化四種否定特徵，但是英語中否定詞“not”比較特別，兼表焦點否定和
極性否定，因此造成了英語中否定轄域的歧義解讀（但如果是語綴形式“n’t”，則只
能表示極性否定）。因此，英語事實上是三種否定標記，“not”表示極性和焦點否定，
“non-”表示程度否定，“un-”表示量化否定。

綜上，通過比較藏語藏巴哇話、漢語、英語的否定特徵融合模式，我們可以得出

表 4。藏巴哇話只用一種否定標記（ma-）表達四種不同的否定語義，這是造成藏巴哇
話否定類型差異的形態原因。

表 4  藏語、漢語和英語否定特徵的融合模式

極性否定（PolNeg）焦點否定（FocNeg）程度否定（DegNeg）量化否定（QNeg）

藏語 ma-
漢語 不

英語 not non- un-

但是目前仍不能解釋藏巴哇話否定類型在句法方面的特點，如藏巴哇話的否定標

記只能用於標準否定、漢語沒有否定轄域的歧義現象（但是英語和藏語有）。除了否

定標記本身，我們還需要聯繫否定標記之外的句法操作來尋求解釋。

4. 否定的句法操作

否定有自己的句法投射，在現在學術界普遍採用的 NegP分裂的理論模型中（De 
Clercq 2013; Puskás 2026），否定短語 NegP位於 vP和 VP之間，否定標記基礎生成於

15 否定詞“沒”被認為是“不 +有”的綜合形式，因此不納入基本的否定標記之中（De Clercq 
201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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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短語 NegP的指示語 16位置，N1P、N2P、N3P、N4P分別是量化、程度、焦點以
及極性否定標記，它們分別對應了四種不同的句法層次：PolP、FocP、DegP、QP。句
法上表示極性否定的 PolP是 CP層最低的功能性短語，默認取值為 [肯定 ]，如果其成
分統治（c-command）域中有極性否定標記，則取值為 [否定 ]；表示焦點否定的 FocP
是在 TP之下的功能性短語，不同於 CP層的全句的焦點短語 FocP ，具有 EPP特徵，
需要焦點否定標記從 NegP指示語移位至 FocP的指示語位置；DegP和 QP都是位於
vP內的功能性短語，分別與程度否定、量化否定標記進行一致性操作即可獲得賦值。

基於 NegP分裂的小句的句法結構如圖 1所示，該結構是普適性的，藏語雖然是
中心語居後的語言，但是除了語序方面採用綫性對應公理（LCA）略作調整以外，並
無根本的分別。

藏巴哇話中，否定前綴基礎生成於 vP內，然後通過句法移位到焦點否定的 FocP
指示語位置，通過和 Pol的一致性操作從而使整個句子成為否定句，這是標準否定的
生成過程。由於藏巴哇話中極性否定（N3P）、焦點否定（N4P）的標記都用否定前綴
表示，否定前綴移位到 FocP指示語位置，既可以和 Foc進行一致性操作，經過賦值產
生焦點否定的解讀；也可以和 Pol進行一致性操作，經過賦值產生極性否定的解讀，
因此造成了標準否定的歧義解讀。

圖 1  基於 NegP分裂的小句的句法結構（De Clercq 2013: 102）

16 指示語（specifier）和中心語的關係最初來源於主語和謂語，後來指示語成為一個承載功能性算
子的句法位置，如英語 wh-詞需要移位到句首，即是移位到語力短語（ForceP）的指示語位置承
擔疑問算子的功能。NegP分裂理論將否定語素設置在 NegP指示語位置，也是仿疑問算子的句法
位置設置的否定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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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解釋藏語的否定類型。普遍語法規定了自然語言中否定特徵只有四種，

即 {PolNeg, FocNeg, DegNeg, QNeg}。每種語言選取哪幾種否定特徵則取決於參數差異，選
取何種特徵，其對應的否定結構就帶著該特徵所對應的句法性質，但是否定結構在表

意方面並不存在語際差異，只有一種否定特徵的語言，與具有四種否定特徵的語言，

在否定的語義方面不存在差別。自然語言之間否定的類型差異只是由於否定特徵的選

取不同而造成的表層句法形式的差異。

形式上，藏語藏巴哇話中沒有分化標準否定歧義解讀的句法手段，只有標準否定

一種句法格式。我們認為藏語藏巴哇話選取了否定的極性特徵 PolNeg作為其唯一的否

定標記，如圖 2所示，語音拼讀為否定前綴“ma-”。句法上藏語的否定結構即 PolNeg

所投射的短語結構 PolP，表現在表層句法形式上，即只有標準否定、否定前綴只能出
現在謂頭的位置。意義方面藏語的否定結構仍需表達極性否定之外的焦點、程度、量

化否定等意義，因此造成了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且沒有分化歧義的句法手段。

圖 2  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

{PolNeg, FocNeg, DegNeg, QNeg}

 PolNeg {FocNeg, DegNeg, QNeg} ma-

漢語沒有否定轄域的歧義解讀。我們認為漢語僅選取了否定的量化特徵 QNeg，

拼讀為否定詞“不”，因此在句法上具有量化否定的句法特徵，卻在意義上表達了

量化、程度、焦點和極性否定的語義。量化否定屬於構詞否定的一種，漢語的否定

結構只有構詞否定一種形式，這樣可以解釋很多經驗層面的問題，如“不”有較為

靈活的句法分佈、否定轄域與語序嚴格一致、否定詞和否定中心之間通常是綫性毗

鄰的，等等。

圖 3  漢語的否定類型

{PolNeg, FocNeg, DegNeg, QNeg}

 QNeg {PolNeg, FocNeg, DegNeg} 不

英語中具有三種類型的否定標記，首先和漢語一樣，英語選取了否定的量化特

徵 QNeg，拼讀為“un-”或者“in-”等音位變體；其次選取了程度特徵 DegNeg，拼讀

為“non-”；最後選取了焦點特徵 FocNeg，拼讀為短語層面的否定詞“not”，由於
極性特徵尚未被選取，因此發生了融合現象，“not”雖然帶有焦點否定的句法特徵，
但可以表達極性否定的語義，這導致形式上英語的量化詞或副詞在標準否定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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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歧義解讀。“not”可以直接作用於量化詞或副詞等短語成分，使用位置靈活，
是典型的焦點否定的形式。因此英語可以使用句法手段分化否定轄域的歧義，如句

子焦點和否定焦點一致時否定標記和焦點可以一起移位到句首位置將否定詞和焦點

提到句首。

圖 4  英語的否定類型

{PolNeg, FocNeg, DegNeg, QNeg}

 QNeg {PolNeg, FocNeg, DegNeg} un-

 DegNeg {PolNeg, FocNeg} non-

 FocNeg {PolNeg} not

5. 結語

本文圍繞著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結構和特點，通過與漢語、英語的對比，得出其

否定類型，並通過引入 NegP分類的理論觀點來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類型特點。

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在形式上只有標準否定的這一種形式，即否定標記只能出現

在謂頭的位置，而且標準否定和量化詞或副詞具有轄域歧義。相較而言，漢語則焦點

否定的特點更為突出，否定詞和量化詞或副詞之間不會產生轄域歧義；英語介於漢語

和藏語之間，既有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又可以通過焦點否定的句法手段來分化歧義。

NegP分裂的理論模型主張否定特徵分為極性否定、焦點否定、程度否定和量化否
定四種，各種語言在意義上都具有這四種否定意義，只是具有不同的融合模式，如漢

語的否定詞“不”和藏語的否定前綴“ma-”都是否定的極性、焦點、程度、量化特徵
的融合；英語的“not”是否定的極性特徵和焦點特徵的融合。但是否定標記的融合模
式不能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句法特點，為什麼藏語和漢語的否定標記擁有相同的融合

模式卻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句法特點？

為了進一步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類型特點，我們考察了四種否定特徵的句法實

現機制，並根據藏語、漢語和英語的相應句法表現，揭示了三種語言之間否定結構差

異的深層次因素。藏語選取了否定的極性特徵，但是語義上仍然表達其他三種否定的

意義，因此在短語層面的否定方面造成了形式上只有標準否定的句法形式、意義上卻

有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兩種解讀的歧義現象。漢語則是選取了否定的量化特徵，雖然

意義上仍然表達其他三種否定的語義，但由於量化否定屬於構詞層面的否定，沒有造

成短語層面的歧義現象，呈現出否定詞與其轄域綫性相關的類型特點。英語否定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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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是否定的焦點特徵的拼讀形式，但在意義上融合了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因此
英語具有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同時可以使用句法手段分化歧義。

附錄

本文藏語語料均來自筆者田野調查，調查地點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

藏巴哇鎮上扎村雞兒溝自然村，主要的母語老師是：

ZYX（1985–），男，小學文化程度；
ZGC（1968–），男，小學文化程度；
ZDZ（1981–），男，大學文化程度；
ZDJ（1983–），男，大學文化程度。

本文所涉及的語法標注有：

1/2/3：第 1/2/3人稱（person）
ABS：通格（absolutive）
ASSU：推定情態（assumptive modal）
COMP：標句詞（complementizer）
COMPR：比較標記（comparative marker）
COP：繫詞（copula）
CVB：副動詞（converb）
DUR：持續體（durative）
EGO：親涉式（egophoric） 
EXIST：存在（existential verb）
ERG：作格（ergative）
FAC：陳實式（factual evidential）
FUT：將來時（future）
GEN：屬格（genitive）
INDF：不定指（indefinite）
NEG：否定標記（negative）
NVIS：非視覺感知（non-visual sensorial evidentials）
PART：小品詞（particle）
PFV：完整體（perfective）
PST：過去時（past）
PRF：完成體（perfect）
SG：單數（sin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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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猜測情態（spectulative modal）
PL：複數（plural）
PROG：進行體（progressive）
PROS：將行體（prospective）
PRS：現在時（present）
Q：疑問標記（question）
QUOT：引述標記（quotative）
VIS：視覺感知（visual sensorial evid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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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and Types of Negation in Gtsangpaba Tibe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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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Gtsangpaba Tibetan, the negation markers formally encode only standard negation; nevertheless, 
scope ambiguities can arise between the negation marker and quantifiers or adverbs. Chinese, by 
contrast, exhibits no such scope ambiguity. English, although it does exhibit scope ambiguity, can 
disambiguate the readings by syntactic ways. Adopting the NegP-splitting analys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in negation among Tibetan, Chinese, and English. It argues 
that Tibetan possesses only polarity negation; consequently, its negative markers carry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polarity negation while bearing the semantic properties of other types of nega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scope ambiguity in standard negation. In contrast, Chinese features only 
quantificational negation, whereas the English negative marker “not” belongs to focus n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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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能性標記“下 [xa112]”的來源及 

語法化機制——以青海門源漢語方言為例

俄華楠、敏春芳 *

蘭州大學

提要

能性標記“下 [xa112]”是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的區域共享特徵之一。在門源漢語方言
中，該標記可附於述補結構 VC（結果 /趨向補語）和“V下（動相補語）”之後，構成
“VC下”“V下下”，用以表達能性意義。文章通過系統考察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意義的
表達格式，並結合同西北地區漢語方言以及甘青河湟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 SOV語言的比
較，揭示了後置於動詞性成分的能性標記“下”的語法化機制：“下”經歷了“動相補

語 >傀儡（能性）補語 >能性標記”的演變，其中動相補語“下”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
溯推理獲得能性解讀，被重新分析為傀儡（能性）補語；進而受到周邊 SOV語言“動詞
性成分 +情態動詞 +語氣詞”結構的接觸影響，擴展至 VC後發展為專職的能性標記。
研究認為，門源漢語方言後置於動詞性成分的能性標記“下”的形成是漢語內部機制與

語言接觸協同作用的結果，既是漢語自身語法化的產物，也是甘青河湟語言區域接觸影

響的典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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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門源回族自治縣（以下簡稱“門源縣”）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青海省東北部，隸

屬於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縣內有漢、回、藏、土、蒙古等 26個民族。截至 2020
年末，全縣總人口數為 16.23萬人，漢族佔 34.62％，回族佔 48.56％，其他民族佔
16.82％。1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版）：漢語方言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
研究所等編  2012），門源漢語方言屬於中原官話秦隴片，從其語法系統看，具有諸多
SOV語言的特徵，如小句基本語序為 SOV，後置詞佔優勢，使用格標記等。本文調查
的是門源當地漢族人口的漢語方言，不包括回民漢語。文中所引例句均已注明出處，

其中未注明方言點的例句均為門源漢語方言，係筆者調查所得。2

能性意義是指表達動作結果、動作趨向或動作本身實現的可能性。其表達形式既

包括情態動詞（也稱“助動詞”）、情態副詞、語氣詞，也包括漢語所獨有的述補結

構，如“V得 /不 C”“V得 /不了”“V得 /V不得”等。而在門源漢語方言中，能
性意義的表達形式主要有 a、b兩類：

(1) a. 傢二百斤的東西也背動啢 [lia0]。（他連二百斤重的擔子都背得動。）
 b. 傢二百斤的東西也背動下 [xa112]啢 [lia0]/著 [tʂɛ0]。
(2) a.  棚棚兒再大著一掛掛，豬娃兒們就圈下 [xa112]啢 [lia0]。（這個棚子再大一

點就能圈下這些小豬了。）

 b. 棚棚兒再大著一掛掛，豬娃兒們就圈下 [xa0]下 [xa112]啢 [lia0]/著 [tʂɛ0]。

可以看到，門源漢語方言中能性意義的表達主要由“VC/下啢”（如a例），和“VC/
下下”（如 b例）兩種格式承擔。由此引發兩個關鍵問題：

第一，述補結構“VC”是否能獨立表示能性意義，若不能，是否需要依賴語氣詞
“啢”標示的未然、非現實語境？

第二，“V下下”中的兩個“下”分別是什麼性質？各自能否獨立承擔能性意義？
其來源和語法化路徑如何？是漢語自身發展的產物，還是語言接觸的結果？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門源漢語方言例句中，“下”作動相補語（文中記作“下 C”）

時弱讀為輕聲 [xa0]，如“贏下著 /了 [in24xa0tʂɛ0/liɔ0]”；作傀儡（能性）補語或能性標記

1 引自門源回族自治縣人民政府網：http://www.menyuan.gov.cn/jsmy/index.html，訪問日期：2026
年 2月 25日。

2 本文發音合作人主要有三位：（1）ZMA，男，漢族，1952年 7月生，農民，小學文化。（2）
LYX，女，漢族，1964年 8月生，小學退休教師，中師文化。（3）YZY，男，漢族，1960年 4
月生，中學退休教師，中師文化。調查時間為 2022年 7–8月、2023年 7–8月，核查時間為 2025
年 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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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記作“下 N”）時重讀為 [xa112]（與單字調一致），如“贏下啢 [in24xa112lia0]”，“贏
下下啢 /著 [in24xa0xa112lia0/tʂɛ0]”。在功能上，“下”與甘肅臨夏話“下”（音“哈 =”）

相似（敏春芳  2025），可作趨向動詞、趨向補語、動相補語，並在不同語境中沿兩條
路徑語法化：已然 /現實語境中虛化為體標記（如“贏下著 /了”）；未然 /非現實語
境中發展為傀儡（能性）補語，進而固化為獨立的能性標記（如“贏下 C啢”>“贏下 C

下 N啢”）。句末語氣詞“啢 [lia0]”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著 [tʂɛ0]”標示已然、
現實語境，二者形成語境對立。為保持行文簡潔，下文例句中“下”“啢”“著”均

以漢字呈現，不再逐一標注國際音標。

2. 能性述補結構及能性標記“下”的句法分佈

如前所述，門源漢語方言結果 /趨向補語結構的能性意義表達主要有二：第一，
述補結構 VC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可表能性意義，即“VC啢”，該類屬於臨時性表
達，是否表達能性意義需結合具體語境。第二，在述補結構 VC後可以添加能性標記
“下”或“不（下）”等，即肯定形式“VC下”和否定形式“VC不下 /V不 C”等，
分別表示肯定和否定的能性意義，該類則可突破語境、時態限制，能性意義得以凸顯。

本節在描寫句法分佈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其能性意義的表達格局。

這裏，我們區分能性述補結構和能性標記，能性述補結構是指補語成分處在動詞

後，依靠未然、非現實語境便可表示能性意義。能性標記是指在述補結構後面添加的

專表能性意義的標記詞（本文“VC下 N”“V下下 N”中的“下 N”即屬此類，本文

統一稱作“能性標記”），無需依靠語境便可直接表示能性意義。3

為清晰呈現門源漢語方言能性表達的基本格局，現將各類結構的對立關係歸納為

表 1。

表 1  門源能性意義表達格式對比

結構類型 語境 肯定形式 示例 否定形式 示例 語義解讀

VC（結果 /趨向
補語）

已然 /現實 VC著 /了 走完著 /了 沒 VC 沒走完
結果 /趨向
已經實現

未然 /非現實 VC啢 走完啢 V不 C 走不完
結果 /趨向
可能實現

3 “能性標記”亦稱“能性補語標記”“能性助詞”，指直接放在動詞V或述補式VC之後表達“能
性”意義的助詞（柯理思  1995）。既可指現代漢語共同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 /不 C”“V得 /
不了”中的“得”，也可指漢語方言（如河南浚縣方言）中能性述補結構“VC了”中的“了”（辛
永芬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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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下（能性標記） 不受語境限制 VC下啢 /著 走完下啢 /著 VC不下 走完不下 專表能性

V下（動相補語）
已然 /現實 V下著 /了 贏下著 /了 沒 V下 沒贏下

動作 /狀態
已經實現

未然 /非現實 V下啢 贏下啢 V不下 贏不下
動作 /狀態
可能實現

V下 +下（能性標記） 不受語境限制 V下下啢 /著 贏下下啢 /著 V下不下 贏下不下 專表能性

2.1. 能性述補結構

門源漢語方言中的能性述補結構可以分為兩類：“VC（結果補語、趨向補語）”
與“V下（動相補語）”，其否定形式分別對應“V不 C”“V不下”。這兩類述補
結構必須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下才能實現能性意義的表達，而該語境一般由標示未然、

未現實語境的語氣詞“啢”4承擔。例如：

(3) a. 我飯哈吃飽啢。（我能吃飽飯。）
 b. 我飯哈吃飽著 /了。（我吃飽飯了。）
(4) a. 傢我哈一把提起來啢 /提不起來。（他把我一把抓得起來 /抓不起來。）
 b. 傢我哈一把提起來著 /了 //沒提起來。（他把我一把抓起來了 /沒抓起來。）

上述兩例分別為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結構，除在已然、現實語境中表示結果義或

趨向義外，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時，可表示能性意義。例（3a）“吃飽”為動結式，
“飽”是“吃”的結果補語；例（4a）“提起來”為動趨式，“起來”為動詞“提”
的趨向補語。這種動結、動趨式若要直接表示肯定能性意義，需在述補結構後加上表

未然、非現實事件的語氣詞“啢”，才能表示“能吃飽”“能提起來”。其否定形式

與現代漢語共同語一致，即“吃不飽”“提不起來”。

下面幾例則是動相補語結構“V下”表示能性意義的情況。例如：

(5) a. 這個比賽我們保險贏下啢 /贏不下。（這場比賽我們肯定贏得了 /贏不了。）
 b. 這個比賽我們保險贏下著 /了 //沒贏下。（這場比賽我們肯定贏了 /沒贏。）
(6) a. 傢來下啢？（他能來不能？）——來下啢 /來不下。（來得了 /來不了。）
 b.  傢來下著 /了嗎？（他能來不能？）——來下著 /了 //沒來下。（來了 /

沒來。）

(7) 我的病好脫了哈，床上倆下來下啢。（我的病好了的話，就能下床了。）

4 關於門源漢語方言能性述補結構“VC/下（下）啢”中“啢（哩）”的性質，詳見 3.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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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趁我還動彈下著，你的娃娃哈多看一掛；等動彈不下哈，再想看也看不下呀。
（趁我還能動彈，就多替你照顧照顧孩子；等動彈不了了，想照顧也照顧不

了了。）

前兩例（5a）（6a）為未然語境，“贏下啢”“來下啢”就是“贏得了”“來得了”，“贏
不下”“來不下”就是“贏不了”“來不了”，表示能性意義。（5b）（6b）為已然
語境，“贏下著”“來下著”表示“已贏”“已來”這一已然、現實事件，“沒贏下”“沒

來下”則是對“已贏”“已來”這一已然、現實事件的否定。例（7）為條件假設句，
“下來下啢”在這種非現實假設中表示“能下來”這一能性意義。例（8）通過肯定式“動
彈下著”與否定式“動彈不下”的對舉，實現了能性意義的規約性表達。單獨使用時，

“動彈下著”中的“著”標示現實語境，表明“動彈”為已實現狀態，但同時隱含主

體在該狀態下具備的能力，即“能動彈”。此時“V下”兼有結果義與能性意義，
現實語境使結果義成為主要解讀。與之對舉的否定式“動彈不下”則僅表能性否定，

即“不能動彈”。在肯定否定對舉中，否定式“V不下”的單義性限定了肯定式“V
下”的多義性，使其最終指向現實狀態下唯一的能性意義，即“能夠動彈”。

2.2. 能性標記“下”

門源漢語方言中，“下”（及其否定形式“不下”）除了作動相補語外還可作為

專職的能性標記，附於述補結構後表示能性意義，即：“VC/V下 + 能性標記（下 /不
下）”。下面具體來看。

2.2.1. 能性標記“下”的肯定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門源漢語方言中，上述動結、動趨式表示能性意義時，更多地是

在述補結構 VC/下後加上能性標記“下”，即“VC/下下”。這時“VC/下下”表示
能性意義時便可不受語境和時態的制約。例如：

(9) 我飯哈吃飽下啢 /著。（我能吃飽飯。）
(10) 傢我哈一把提起來下啢 /著。（他能夠把我一把抓起來。）
(11) 這個比賽我們保險贏下下啢 /著。（這場比賽我們肯定能贏。）
(12) 傢來下下啢？（他能不能來？）——來下下啢 /著。（能來。）

上述（9）（10）兩例在動結式“吃飽”、動趨式“提起來”後添加能性標記
“下”，即“吃飽下”“提起來下”。此時能性意義的表達便不再受語境、時體的

制約。句末語氣詞“啢”與“著”均可使用（但為與未然、非現實語境對應，還是以

“啢”為常）。（11）（12）兩例“贏下下”“來下下”亦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VC
下”“V下下”中的能性標記“下”雖然不具有強制性，但在自然口語中還是以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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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常。若省略能性標記“下”，則需高度依賴未然、非現實語境，即只能是“VC啢”
“V下啢”，如前例（3a）–（6a）。

2.2.2. 能性標記“下”的否定形式

那麼，“VC下”“V下下”的否定形式是什麼呢？當“VC”“V下”加上能性
標記“下”構成“VC下”“V下下”表能性意義時，其否定形式有兩種：一是形式
上的否定“VC不下”“V下不下”（見 a例）；二是意義上的否定“V不 C”“V不
下”（見 b例）。例如：

(13) a.  你剛傢哈叫一掛哈對著，你各家幹完不下。（你剛應該把人家叫一下的，
你自己一個人幹肯定是幹不完的。）

 b. 你剛傢哈叫一掛哈對著，你各家幹不完。
(14) a.  傢那門 =價苦吃下哩著，我不相信傢工作哈尋上不下。（他那麼能吃苦，

我不信他找不上工作。）

 b. 傢那門 =價苦吃下哩著，我不相信傢工作哈尋不上。

(15) a. 這個尕草草兒感冒哈治下不下。（這個小草不能治感冒。）
 b. 這個尕草草兒感冒哈治不下。
(16) a.  這個棚棚兒再阿門 =大著，這兩個豬娃兒也圈不下。（這個棚子再怎麼大

也圈不下這兩個小豬崽。）

 b. 這個棚棚兒再阿門 =大著，這兩個豬娃兒也圈不下。

在門源漢語方言中，上述 a、b兩種否定形式均成立。a例“VC不下”“V下不下”
是能性標記結構的形式否定；而 b例“意義否定”的“V不 C”“V不下”實際上是
對應能性述補結構“VC啢”“V下啢”的否定式。在自然口語中，由於共同語“V
不 C”的廣泛影響，且“VC不下”“V下不下”在形式上略顯冗餘，門源方言更傾向
使用意義否定“V不 C”“V不下”。尤其是“V下不下”，第一個“下”為動相
補語，第二個“下”為能性標記。這類形式否定雖成立，但實際使用較少。

2.3. 已然、現實語境下的能性意義的表達

與普通話一樣，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意義一般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體現，但在一

定條件下也可在已然、現實語境中體現。此時，並不強調已然事件的結果或實現狀態，

而是強調主體在已然事件中所具備的能力或條件（王自萬  2023: 11）。例如：

(17) a.  張明尕的會裏一頓三個餅（哈）吃掉 /完 /上下啢
4

。（張明小時候一頓飯能

吃完三張餅。）

 b. 張明尕的會裏一頓三個餅（哈）吃掉 /完 /上下著
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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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句的背景信息限定在“尕的會裏”（小時候）這一已然語境，但並非陳述張明

小時候“某一頓飯吃了三個餅”的具體事件，而是強調他小時候具有“一頓飯吃三個

餅”的能力。述補結構“吃掉 /完 /上”加上能性標記“下”後，句末語氣詞“啢”
與“著”均不影響其能性意義的表達。可見，動結、動趨式表示能性意義時，必須添

加能性標記“下”，具有強制性。

3. 西北地區漢語方言及 SOV 語言能性意義表達的類型學考察

上文我們分析了門源漢語方言中能性意義的兩種表達形式，下面我們通過同西北

漢語方言以及該地區少數民族 SOV語言能性意義表達形式的比較，考察門源漢語方言
能性標記的產生條件及其影響因素。

3.1. 西北漢語方言能性意義的表達形式

西北漢語方言能性意義的表達形式主要有“能 V（C）”“V得 C”“VC啢”“V
下啢”以及“VC下”“V下下”等。為行文方便，我們主要考察與門源漢語方言相
關的後四種形式。同樣地，可將其分為能性述補結構與能性標記“下”兩大類。

3.1.1. 能性述補結構：VC/ 下啢（倆 / 哩 / 呢 /嘞嘞 / 咧）

(18) 羊羊們好價錢個得呵，今年一院院房房就起來下啢。（如果羊能賣個好價錢，
今年就能蓋起來新房子。）（西寧城北話，馬夢玲  2023 :172）

(19) 拿動啊啢？（拿得動嗎？）——腦 =拿動啢，家 =拿不動。（我拿得動，他拿

不動。）（貴德河陰話，馬夢玲  2025: 141）
(20) 你人啊罵不下，你老奶奶啊罵下哩唦？（你不能罵別人，就能罵老奶奶嗎？）

（楊永龍、趙綠原  2021: 510）
(21) 定金你拿著出來呢嗎拿不著出來？（定金你能不能拿出來？）（臨夏話，敏

春芳、付喬  2022: 846）
(22) 這天陰給了一天了，下下哩嗎下不下是？（天氣陰了一整天，不知道會不會

下雨？）（天祝話，宋珊  2022: 176）
(23) 辦成哩（辦得成）|看清哩（看得清）（同心話，張安生  2006: 295）
(24) 這撚兒炭我們兩個抬回去嘞。（這點兒煤我們倆能抬回去。）（神木話，邢

向東  2020: 694）
(25) 這個問題我答上咧。（這個問題我能回答。）（烏魯木齊話，徐春蘭  

2005: 147）

可以看到，“VC/下啢”這一格式在西北地區分佈廣泛，見於青海西寧、貴德，
甘肅臨夏、天祝，寧夏同心，陝西神木及新疆烏魯木齊等地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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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能性標記：VC/ 下 C 下 N 啢（倆 / 哩 / 呢 / 啦）

(26) 個眼眼裏鑽著過去下倆？（這個洞能鑽過去嗎？）（西寧城東話，安麗卿  
2019: 119）

(27) 你的書寫的好著很哩，急趕賣掉下哩 /嘀。（你的書寫得很好，很快就能賣
掉。）（貴德周屯話，周晨磊  2025: 77）

(28) 今個把假期作業一掛做完下哩。（今天就能把假期作業全部做完。）（天祝
話，宋珊  2022: 176）

(29) 我一個小時扎掙下下哩。（我能堅持一小時。）（甘溝話，楊永龍、趙綠原
2021: 513）

(30) 傢黑了呵一個人家裏坐下下著。（他天一黑一個人能 /敢待在家裏。）（祁
連“托茂”話，雷雨  2019: 276）

(31) 天天思謀吃肉呢，這麼辦到下啦不者？（天天想吃肉，這能不能辦到呀？）
（臨夏話，王森  1993: 375）

(32) 橋搭上下哩搭不上哪裏問去哩說？（橋能不能搭上，去哪裏問？）（唐汪話，
徐丹、冉啟斌  2019: 235）

(33) 他們做下下的，我們也做下下哩。（他們做得了，我們也做得了。）（唐汪
話，徐丹、冉啟斌  2019: 219）

(34) 白日晝夜地連著挖麼，那就那挖開下下哩。（晝夜不停地連著挖，那山就能
挖開。）（唐汪話，徐丹、冉啟斌  2019: 235）

(35) 這阿門是就這它在這洞打開下下哩巴拉。（怎麼辦才能把這洞打開。）（唐
汪話，徐丹、冉啟斌  2019: 234）

“VC/下下 N”這一格式主要分佈在青海的西寧話、甘溝話，甘肅的臨夏話、唐

汪話、天祝話等。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唐汪話，例（34）“挖開下下”、例（35）“打
開下下”可看作對“V下下”格式的類推擴展。在“V下下”（如“做下下”）中，“下
下”已凝固為一個整體能性標記；說話人將此格式類推至動補結構 VC上，形成“VC
下下”（如“挖開下下”“打開下下”）。這類類推在西北方言中並不少見，反映了

SOV語序下結構擴展的開放性。不過，由於“下下”直接附於 VC之後，不參與 VC
內部的結構調整，其形成機制與本文所論證的“V下下”演變路徑不盡相同，具體機
制尚待進一步研究。

至此，通過上述對西北漢語方言能性表達形式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助動

詞“能”表達能性意義屬常式外，臨時性的能性述補結構“VC/下啢”在西北地區屬
於一般式，分佈更廣，使用更普遍。這一點，跟王毅等（2004）提到的“甲式：（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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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著 +趨”大體一致。5實際上，甲式表能性意義的核心機制與北方方言（如山東、

山西、河南、河北等方言）的“VC了 2”結構相同，即依靠未然、非現實語境賦予能

性意義，只是該結構本身尚未凝固，仍屬臨時性表達（具體見 3.3節）。不同的是，
甘青河湟地區的語氣詞“啢”功能更為專一，專門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因此，該

區域的“VC/下啢”可視為一種半固化的能性述補結構。

3.2. 甘青河湟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語言能性意義的表達形式

同時，我們發現，能性標記“下”的分佈範圍主要集中在甘肅青海交界的甘青河

湟地區。這與王毅等（2004: 283）指出的“乙式（及其否定式）在多民族雜居地區使用，
是特殊式”6這一論斷是基本吻合的。該區域少數民族語言主要包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

的藏語、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的蒙古語、東鄉語、土族語等，這些語言同當地漢語方

言不斷地接觸融合從而形成了較為特殊的“語言區域”（Linguistic Area），即“甘青
河湟語言區域”（楊永龍  2022）。下面，我們來看甘青河湟地區的諸少數民族語言的
情態表達形式，所引例句格式皆從原文。

(36) ŋaʟ	 t̤ẽʟdɑʔ=ziʔ	 wuoʔʟ=tʰi	 ǀǀ	 t̤əʟniʜ	 ŋaʟ	 tʰẽʜ	 t̤oʟ	 maʟ-tʰi.
 1SG 事情 =IDF EXT=SENP 然後 1SG 到 能 NEG-SENP
 （我有些事情，所以沒能來。）

 （玉樹藏語（拉布話），孫凱  2019: 454）
(37)	 ən	 ʤɑmɑ-ɑːr	 ɔɪ-d	 xur-tʃ	 tʃɿdă-n	 ʊː.
 這 路（沿著路） 森林 到達 能 嗎

 （通過這條路能不能到森林？）

 （蒙古語，阿不都熱西提 ·亞庫甫、張定京主編  2013: 406）

5 其例如下：
 (i) 你的車子房子裏能推著進來嗎？——（能）推著進來呢。（寧夏海原，王毅等  2004: 283）
 (ii) 我們的車子屋子裏也推著進去呢。（甘肅蘭州，王毅等  2004: 283）
 這裏能性意義的表達看似是由助動詞“能”或標記詞“著”來承擔，可是細究便可發現：助動詞

“能”可有可無，不影響能性意義的表達；而“著”也並非像普通話“得”那樣的能性述補結構

標記，而是源自副動詞結構標記，其本身不承擔能性意義。
6 乙式肯定式為 V +著 +趨 +下 [xa]，如：
 (i)  你的車子房子裏推著進去下啦？（你的車子能推進房子裏嗎？）——推著進去下呢。（能推

進去。）

 否定式為 V +著 +趨 +不 +下 [xa]，如：
 (ii) 蒼蠅哈趕著出去不下。（把蒼蠅趕不出去。）（王毅等  200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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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i	 niə	 dʐəhɑn	 ətʂi-ʂidɑ-nə.
 我 一個 人 去：能 -未完成體
 （我能一個人去。）

 （東鄉語，阿不都熱西提 ·亞庫甫、張定京主編  2013: 406）
(39) bu	 ɕʥəɢaːr	 ɕʥə	 ʂdaɡuna.
 我 獨自 去 能

 （我能自己去。）

 （土族語，阿不都熱西提 ·亞庫甫、張定京主編  2013: 402）

Greenberg（1984: 50）從類型學的角度指出世界語言的共性：“在以 SOV為優勢
語序的語言中，有屈折變化的助動詞總是跟在主要動詞之後。”即“動詞性成分 +助
動詞”是 SOV語言的共性。可以看到，甘青河湟語言區域內諸少數民族語言（包括藏
語、蒙古語、東鄉語、土族語）的助動詞（即“能性動詞”）正是一律後置於動詞性

成分，如玉樹（拉布）話的“t̤oʟ”、蒙古語的“-tʃɪd”、東鄉語的“ʂidɑ”、土族語的
“ʂda-”等，皆是如此。

更進一步，我們也可以通過甘青河湟語言區域內的“五屯話”與“唐汪話”來說

明。“五屯話”是一種漢、藏混合語，其詞彙多來源於漢語，語法則來源於安多藏語（陳

乃雄  1989）。五屯話中表示能性意義的助動詞為“tɕhɛn44”，其位置在動詞性成分之

後，同樣符合藏語情態動詞居於動詞性成分之後的特點。例如：

(40) ȵj51	 lɛ24	 tɕhɛn24 ja21?	 ŋo51	 lɛ24	 tɕhɛn24 jɯɣ21.
 你 來 能夠 -疑問語氣 我 來 能夠 -確認 /自我中心情態

 （你能來嗎？我能來。）

 （五屯話，意西微薩 ·阿錯）7

同樣，唐汪話也被認為是一種混合語，8其詞彙多源於漢語，語法多源於東鄉語

（阿 ·伊布拉黑麥  1985）。唐汪話中的“xa（下）”“puxa（不下）”9與東鄉語能性

7 引自“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採錄展示平臺”，網址為：https://zhongguoyuyan.cn/point/60M05，
訪問日期：2026年 3月 1日。

8 唐汪話是否為混合語目前還存在爭議，孫宏開等（2007）認為唐汪話與倒話、五屯話一樣，均為
“混合語”。徐丹、貝羅貝（2018）則從句法借貸的角度進行量化分析，認為唐汪話還未達到混
合語的標準。此處是為了與東鄉語進行對比。

9 原文“xa”“puxa”按語義標注為“能”“不能、不了”，但同時指出其語素來源於漢語的“下”
“不下”。因此，本文將其直接標注為“下”“不下”（見阿 ·伊布拉黑麥 ·陳元龍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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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動詞“ʂʅta（能）”和“ta（不能，不了）”在詞義和用法上完全一致，後置於核心
動詞。這一點亦可作旁證。例如：

(41) a. tʂʻulɛ	 xa-li;	 xalɛ	 puxa.
  出來 下 -未完成體 下來 不下
  （唐汪話，阿 ·伊布拉黑麥 ·陳元龍  2017: 115）
 b. qʻɯtʂə	 ʂʅta-nə;	 pɔtʂə	 ta-nə.
  出來 能 -未完成體 下來 不能 -未完成體
  （能出來；下不來，無法下來。）
  （東鄉語，阿 ·伊布拉黑麥 ·陳元龍  2017: 115）

綜上可見，門源漢語方言中的能性標記“下”後置於核心動詞性成分，是受到

甘青河湟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語言“情態動詞居於動詞之後”的接觸性影響。該區

域少數民族語言的情態動詞常處於語氣詞“li”“nə”之前，形成了“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語氣詞”的語法格式。這一外部動因，使門源漢語方言既沒有採用“能
V（C）”式的前置標記，也沒有像 B型方言那樣將“VC”與未然語氣詞“啢”凝
固為“VC啢”並發展為獨立的能性標記（參見 3.3節），而是在“VC”與“啢”
之間插入了專用的能性標記“下”。至於“下”的性質、來源及語法化機制，詳見

第 4節。

3.3. 現代漢語能性表達的三種類型

辛永芬（2006: 299）將現代漢語能性述補格式分為兩大類型：A型以“得”為標
記（V得 C / V不 C），主要分佈在西南官話、江淮官話等區域，現代漢語普通話即
屬之；B型以“了”及其變體為標記（VC了 2 / V不 C），主要分佈在河北、河南、
山東、山西、陝西的部分方言區。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前文西北漢語方言及甘青河湟

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語言能性意義表達形式的考察，可歸納出第三種類型，即以門源

等甘青河湟漢語為代表的 C型，該型方言以“下”為能性標記，格式為“VC下啢 /
VC不下”，是在 B型“VC了 2（啢）”基礎上受周邊 SOV型語言接觸影響而形成的。
以下將三種類型歸納為表 2。

表 2  現代漢語能性表達的三種類型

類型 代表方言 語序類型 表達格式 標記位置 標記性質

A型
普通話、西

南官話等
VO

V得 C / 
V不 C

動詞 V與補語
C之間

能性標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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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
河北、山西

方言等
VO

VC +了 2 /
V不 C

位置靈活

VC了 2 /
VCO了 2 / V了 2 

能性標記“了 2”，從完成體標

記語法化而來

C型
門源及甘青

河湟漢語方

言等

OV
VC +（下）+啢

/ VC不下
述補結構 VC與
“啢”之間

能性標記“下 [xa112]”，從動相
補語在接觸中語法化而來。（也

可由“VC啢”這一能性述補格
式直接承擔。）

通過表 2可知，門源漢語方言的“VC啢”與 B型方言的“VC了 2”結構相同，

但 B型的“了 2”已發展為獨立能性標記，而門源“啢”始終是標示未然、非現實

語境的語氣詞。二者均未凝固，屬高度依賴語境的臨時性能性述補結構。正是由於

這種不穩定性，能性意義需要一種更為穩固的表達方式。C型“VC下啢”正是在這
一需求驅動下，於“VC啢”的基礎上，在“VC”與“啢”之間插入標記詞“下”
而形成的。

那麼，門源為何沒有走上像 B型方言那樣將句末語氣詞發展為能性標記的道路？

先看 B型方言的情況。以河南林州方言、河北武邑方言為例：

(42) 一碗大米飯她吃完咾
4

[lau0]。（一碗大米飯她吃得完。）（河南林州，谷向偉  
2006: 99）

(43) 我瞧清黑板上嘞字兒咾
4

[lau0]。（我看得清黑板上的字。）（河南林州，谷向
偉  2006: 99）

(44) 一瓶兒茅臺他喝咾
4

[lau0]。（一瓶兒茅臺他喝得了。）（河南林州，谷向偉  
2006: 100）

(45) 這籃子菜我拿動咾
4

[lau0]。（這籃子菜我拿得動。）（河北武邑，張曉靜
2019: 40）

(46) 明天星期天，我看完這本小說咾
4

[lau0]。（明天星期天，我看得完這本小說。）
（河北武邑，張曉靜  2019: 40）

(47) 這籃子菜我拿咾
4

[lau0]。（這籃子菜我拿得了。）（河北武邑，張曉靜  
2019: 40）

可見，B型方言的“了 2（咾）”在表達能性意義時，既可以是“VC了 2”（如

例（42）（45）），也可以是“VCO了 2”（如例（43）（46）），還可以是“V了 2”

（如例（44）（47））。無論格式如何變換，“了 2”均已發展為獨立能性標記。與之

相比，門源方言的“啢”只能出現在“VC啢”中，“VCO啢”與“V啢”均不成立。
這是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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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賓語位置的限定。B型方言為 VO語序，賓語位置靈活，既可前置於動詞
性成分作話題成分（“OVC了 2”），也可處於常規 VO語序（“VCO了 2”）。而

門源方言為 OV語序，賓語必須前置，語氣詞“啢”只能緊貼述補結構 VC，無法遠離，
即“OVC啢”（如“我這碗飯哈吃完啢（我能吃完這碗飯）。”不能說成“*我吃完
這碗飯啢。”）。這一語序差異，使門源方言無法構成與B型“VCO了 2”對應的“VCO
啢”格式，從而失去了“啢”獨立為能性標記的句法前提。

第二，“了 2”與“啢”的不同演化路徑。B型方言的“了 2”因賓語 O插入“VC”

與“了 2”之間，形成“VCO了 2”格式，隔絕了“VC”與“了 2”的緊密聯繫。長此

以往，能性意義的表達重心從整個述補結構轉移到了句末的“了 2”上，使其最終發展為

獨立的能性標記，可直接附於動詞後形成“V了 2”，如（44）（47）。這一過程可形式
化為：VC了 2 > VCO了 2 > V了 2。

而門源方言的“VC啢”因 OV語序限制，賓語 O因固定前置，無法插入“VC”

與“啢”之間，因此“啢”始終緊貼述補結構 VC，失去了成為獨立能性標記的可能。
加之“啢”功能日益專職化為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其向能性標記的語法化進程被

徹底阻斷。如“我這碗飯哈吃啢
4

。”在門源話中只表將來義（即“我要吃這碗飯”），

無法解讀為能性意義（即“我能吃這碗飯”）。

進一步來看，學界對“啢（哩）”的性質雖有不同看法，但共同點是其標示未然、

非現實語境（參見趙綠原  2021；王雙成  2025；周晨磊  2025）。門源漢語方言的“啢”
在陳述句中相當於事態助詞“了 2”，可用“哩”替代，如“我飯哈吃啢 /哩”即“我
要吃飯了”；在疑問句中相當於疑問語氣詞“嗎”，可用“哩嗎”替代，如“你飯哈

吃啢 /哩嗎？”即“你要吃飯嗎？”因此，“啢”只提供未然、非現實語境，10不承擔

能性意義的表達。

綜上，門源方言的語氣詞“啢”已被鎖定為單純的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的標記，

無法承擔能性功能。僅靠臨時性的“VC啢”表達能性意義，是不夠穩固的。正是上
述語序與功能的雙重限制，迫使門源漢語方言另尋他途。在需要專職能性標記的情況

下，語言接觸為門源方言提供了新的結構模式。如前文 3.2節所述，甘青河湟地區諸
少數民族語言普遍採用“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語氣詞”的結構表達能性意義。門
源長期處於多民族語言接觸之中，當地漢語方言深度複製了周邊 SOV型語言的這一結
構模式。受此影響，門源方言必須在“VC”與“啢”之間填充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成
分，即“VC +（能性標記）+ 啢”。這一結構空位恰好由漢語自身發展而來的動相補
語“下”填補。

10 正如前文提到的，未然、非現實語境主要由語氣詞“啢”標示，但也可通過正反問句（如：你吃
下吃不下？）等方式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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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性標記“下”的性質、來源及語法化機制

如前文 3.3節所述，門源漢語方言因 OV語序限制和語言接觸的結構制約，必須
在“VC”與“啢”之間插入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成分。至於為何選擇“下”而非其他，
本節予以討論。

吳福祥（2010）指出“下”在西北方言中的語法化路徑為：趨向動詞 >趨向補語
>（結果補語）>動相補語 >傀儡（能性）補語 >能性助詞（即本文的“能性標記”）。
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標記“下”具體是如何從動相補語發

展為傀儡（能性）補語，又如何進一步發展為專職的能性標記。

4.1. 動相補語 > 傀儡（能性）補語

“動相補語”相較於強調動作結果的結果補語來說，更強調動作 /狀態的實現或
完成，表示較為空泛的結果義。而“傀儡（能性）補語”的作用在於使可能式成為可

能（吳福祥  2010）。二者的區別在於：動相補語表示已然、現實語境下的實現義，
傀儡（能性）補語則表示未然、非現實語境下的能性義。門源漢語方言的“下”從表

實現義的動相補語到表示能性義的傀儡（能性）補語正是經歷了“實現 >可能”的演
變。但需說明的是，這一演變並非詞義的直接更替，而是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溯推理

（abduction）驅動的語境吸收而實現。11

如前所述，門源漢語方言的能性意義的表達方式有二：第一，臨時性的能性述補

結構“VC啢”“V下啢”。第二，在述補結構後添加能性標記“下”。這裏先看第一
種。“VC”“V下”在已然、現實語境中表示動作 /行為的完成或狀態的實現，在未
然、非現實語境中則由表實現義轉變為表能性意義。那麼這種未然、非現實語境的形

成，一個重要途徑便是句末語氣詞“啢”。下面來看：

門源漢語方言中結果、趨向述補結構 VC從表動作結果、趨向的完成 /實現義到
能性意義高度依賴整個結構所處的語境。無論是“著”標示的已然、現實語境還是

“啢”標示的未然、非現實語境，其補語 C本身並未發生語義演變。例如：

11 從語義演變的普遍規律看，信息量較大的“實現”義通常不會直接演變為信息量較小的“可能”
義。本文所論的“實現 >可能”演變，實質是語法形式在特定句法環境中發生的功能轉移，其核
心機制是回溯推理（abduction）驅動的語境吸收：由於客觀事理上，“事件 e已然實現”（S1）

必然蘊含“事件 e可能實現”（S2），因此當說話人在未然語境中使用原本編碼“實現”義的格

式時，聽話人可通過語用推理將“可能”義解讀為該格式的臨時義。這種推理反復出現並固化，

導致格式獲得新的“可能”義。換言之，“實現 >可能”是“實現”義格式在未然語境中被語境
賦予的“可能”義逐步吸收、固化的結果。這在漢語方言中並非孤例，前文 3.3節中北方方言“VC
了 2”表能性的現象即為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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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a.  這個路哈我走完著 /了吧？（這條路我走完了吧？）——走完著 /了 //沒走
完。（走完了 /沒走完。）

 b.  這個路哈我走完啢吧？（這條路我能走完吧？）——走完啢 /走不完。（走
得完 /走不完。）

 c.  這個路哈我走完下啢 /著吧？（這條路我能走完吧？）——走完下啢 /著 //
走完不下 /走不完。（走得完 /走不完。）

該例句尾“吧”為疑問語氣詞，表示“信大於疑”。“走完”為述補結構，“完”

是“走”的結果補語。三句的區別在於“走完”後所接成分不同：（48a）句後接完成
體標記“了”（即“了 1”），詢問“是否已走完”，屬已然、現實語境；（48b）句
後接未然語氣詞“啢”，使“走完”處於未然、非現實語境，表達“能否走完”的能

性意義；（48c）句在“走完”與“啢 /著”之間插入能性標記“下”，能性意義得以
凸顯，且不受語境限制，即“啢”與“著”均可成立。

再看“V下”從表“實現”到表“可能”的情況。從客觀事理上看，已然事件必
然蘊含其實現的可能性。因此，當“V下”出現在由語氣詞“啢”標示的未然語境中
時，原本的“實現”義在語境壓制下退居背景，而通過回溯推理得出的“可能”義則

成為前景解讀。正是這種在未然語境中反復進行的語用推理，使得“V下”中的動相
補語“下”逐漸沾染、吸收了語境的能性色彩。例如：

(49) a. 真的我的公公婆婆哈我孝順下著 /了。（我確實孝順了我的公公婆婆。）
 b. 真的我的公公婆婆哈我孝順下啢。（我確實能孝順我的公公婆婆。）
 c. 真的我的公公婆婆哈我孝順下下啢 /著。（我確實能孝順我的公公婆婆。）

該例“孝順下”為述補結構，“孝順”為形容詞，“下”為“孝順”的動相補語，

表示“孝順的實現”。例（49a）與（49b）的唯一區別在於句末語氣詞的不同：（49a）
句的“著”標示已然、現實態，表示對“孝順公公婆婆”這一已然事件的事實陳述；

（49b）句的“啢”標示未然、非現實態，在未然語境中表達“能孝順公公婆婆”的可
能性。此時，“下”在未然語境中逐漸沾染上了能性意義；（49c）在“孝順下”和“啢
/著”之間插入能性標記“下”，能性意義得以凸顯，且不受語境限制。

可見，“VC”和“V下”在已然語境中表實現，在未然語境中表可能。門源方言
的語氣詞“啢”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詳見 3.3節）。正是“啢”提供的未然語境，
使“V下”中的動相補語“下”在回溯推理作用下逐漸獲得能性意義。由於動相補語
“下”語義較虛，在未然語境中長期受到語氣詞“啢”的語義感染，其“實現”義與

語境的“未然”義之間形成語義不協調。聽話人通過回溯推理將能性意義解讀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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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語境下的臨時義，這種推理反復進行，最終導致“下”被重新分析為傀儡（能性）

補語。這一過程可形式化為：

[V下動相補語，表實現 ] + [啢未然 ] > [V] + [下傀儡（（能性）補語），表可能啢未然 ]

此時，“下”雖已獲得能性意義，但其表達仍高度依賴由“啢”標示的未然語境，

尚處於傀儡（能性）補語階段。12它要發展為獨立、專職的能性標記，還需進一步的

句法擴展，而這正是語言接觸所提供的契機。

4.2. 傀儡（能性）補語 > 能性標記

前文 4.1節論證了“下”如何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溯推理獲得能性意義，被重新
分析為傀儡（能性）補語。然而，此時的“下”仍高度依賴由“啢”標示的未然語境，

尚處於傀儡（能性）補語階段。它要發展為獨立、專職的能性標記，還需進一步的句

法擴展。

那麼，這一句法擴展何以可能？漢語動補結構本身就是右分支的，補語虛化為黏

著標記後置是常見路徑。但門源漢語方言的特殊之處在於：如果僅靠內部演變，“VC
啢”本可走上與 B型方言相同的道路，即讓句末語氣詞“啢”語法化為能性標記。事
實卻非如此：“啢”始終是未然語氣詞（“我吃啢”僅表“我要吃”），而一個專職

的能性標記“下”被插入“VC”與“啢”之間，形成“VC下啢”。這一差異的關鍵
在於周邊 SOV語言“動詞 +情態動詞 +語氣詞”的結構制約：在 B型方言的 VO語序
中，句末成分可以演變為能性標記；而在門源方言的 SOV語序中，受接觸影響，能性
功能必須由緊貼動詞的後置成分承擔，句末語氣詞只能保留語氣功能。因此，接觸影

響並非簡單地“觸發”了“下”的後置（後置本是漢語特點），而是決定了“能性功

能由哪個成分承擔、在什麼句法位置實現”，將其從“句末語氣詞”轉移到“緊貼動

詞的後置標記”的位置。這為“下”從傀儡（能性）補語發展為能性標記提供了結構

空位和外部動因。

那麼，“下”是如何填補這一結構空位並發展為專職能性標記的？本文分兩個步

驟進行論證：首先描述“下”填補空位並降級的過程，最後補充語音與韻律證據。

4.2.1. “下”填補空位與降級為能性標記

為說明傀儡（能性）補語“下”與能性標記“下”在共時平面上確屬不同性質的

語法成分，我們設計了以下句法測試（不合語法者以“*”標示），見表 3。

12 這裏的傀儡（能性）補語在本質上仍屬於動相補語，但相較於“VC啢”中的結果、趨向補語 C
而言，動相補語“下”語義更虛，更易受到“啢”所標記的未然語境的語義感染，從而帶上能

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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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傀儡（能性）補語“下”與能性標記“下”的性質差異表

測試項目 傀儡（能性）補語“下 C” 能性標記“下 N”

1.能否獨立表示能性意義
必須依賴“啢”

（V下啢 / *V下著）
可脫離“啢”

（VC下著）

2.能否省略
不可以

（*V啢）
可以，省略後由“VC/下啢”承擔

（VC啢 / V下啢）

3.句法位置
緊接動詞 V後
（V下啢）

附於述補結構之後

（VC下啢 /著；V下下啢 /著）

4.否定形式
“V不下”
（贏不下）

“VC不下”“V下不下”
（吃完不下 /吃下不下）

5.語音形式 重讀 [xa112] 重讀 [xa112]

以上測試表明，傀儡（能性）補語“下”與能性標記“下”的核心區別在於獨立

性、省略能性詞、句法位置、否定形式四個維度。前者尚依賴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

的語氣詞“啢”，句法位置緊接動詞，省略後能性意義無法表達；後者已可獨立表能

性，句法位置擴展至附於述補結構之後，省略後能性意義可由“VC/下啢”這一語法
格式承擔。二者在共時平面上已是不同性質的語法成分。

正是由於語氣詞“啢”的功能被限定為單純的未然語境標記，無法像 B型方言那
樣走向“VC啢”的凝固化，門源方言必須在“VC”與“啢”之間填充一個專職的能
性標記成分，以匹配周邊 SOV語言“動詞 +情態動詞 +語氣詞”的結構模式。這為
能性標記“下”的進入提供了結構空位。那麼，“下”是如何填補這一空位的？

第一，語言接觸產生的空位。如前文 3.2節所述，甘青河湟地區諸少數民族語言
普遍採用“動詞性成分 +情態動詞 +語氣詞”的語法格式。長期的接觸使得門源漢語
方言複製了這一結構，但漢語原有的臨時性能性述補結構“VC啢”無法與之對應，
從而形成缺位，即“VC（ ）啢”。因此，門源漢語方言必須在“VC”與“啢”之間
插入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即“VC +（能性標記）+ 啢”。

第二，傀儡（能性）補語“下”的擴展。前文“V下啢”中的動相補語在未然、
非現實語境中受到語氣詞“啢”的語義感染已發展為傀儡（能性）補語，即“[V下動相

補語，表示實現 ] + [啢 ] > [V] + [下傀儡（（能性）補語），表可能啢 ]”。而臨時性的“VC啢”中的結
果 /趨向補語 C無法像“下”那樣發展出能性意義，即“[VC] + [啢 ] > [V] + [C啢 ]”
無法成立。為凸顯能性意義、佔據“VC +（ ）+ 啢”中能性標記的空位，“下”作為
傀儡（能性）補語的搭配範圍開始擴大，插入到作為整體的結果 /趨向補語結構VC（即
動詞性成分 VP）與語氣詞“啢”之間，形成了“[VC] + [下 C] + 啢”。然而，動詞 V
後的補語位置已經被 C佔據，因此 [VC]後的傀儡（能性）補語“下”受到擠壓，從
而被迫“降級”發展為專表能性意義的標記“下 N”，即“VC下 C > N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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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下”降級為能性標記後的類推擴展。同樣由於能性標記缺位的影響，表

能性意義的動相補語結構“V下（ ）啢”也需要能性標記來填補空位，於是從“VC
下 N啢”借回已經發展為能性標記的“下 N”，在平行類推的作用下形成了“V下 C

下 N啢”格式。至此，能性標記“下”的語法化最終完成。此時，由於能性標記“下”

的產生，“VC下”“V下下”所表達的能性意義便不再受語境的制約，可脫離表未然、
非現實的語氣詞“啢”而獨立存在。如圖 1所示：

圖 1

至於門源漢語方言中能性意義的否定表達形式“VC不下”“V下不下”的“不下”
則是對能性標記“下”的否定。這一點不再贅述。

4.2.2. 語音分化與韻律證據

“下”在語法化過程中，其語音形式經歷了從輕聲到重讀的演變。動相補語“下”

在自然語流中弱讀輕聲 [xa0]，符合漢語“實詞虛化 >語音弱化”的一般規律；當“下”
演變為傀儡（能性）補語後，其語音形式已轉變為重讀本調 [xa112]，但句法上仍依賴
標示未然、非現實的語氣詞“啢”才能表示能性意義，如例（50）；當“下”進一步
發展為專職的能性標記後，重讀得以保持，句法上則可脫離“啢”獨立表能性，如例

（51）。這一語音分化在“V下啢”“V下下啢”的對比中最為直觀：

(50) 傢來下 [xa112]啢？（他能不能來？）——來下啢。（能來。）
(51) 傢來下 [xa0]下 [xa112]啢？（他能不能來？）——來下下啢 /著。（能來。）

這種語音形式的分化具有重要意義：它從形式上證明，動相補語“下”與能性標

記“下”已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語言單位，而非同一成分在不同語境中的臨時變體。語

音的“異化”是語法化過程中“分裂”的典型表現。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語音分化模式並不違背語法化“虛化 >語音弱化”的普遍規
律。關鍵在於，能性標記“下”的重讀並非由輕讀動相補語直接演變而來，而是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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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語在不同語境中分化發展的結果。敏春芳（2025）對臨夏話“哈 =”的研究表明，

已然、現實語境中的“下”可進一步虛化為體標記（如“贏下著 /了”）。而在未然、
非現實語境中，動相補語“下”沾染能性意義後（詳見 4.1節），因需與已然路徑中
的體標記“下”形成功能對立，必須從語音上加以區分，遂由輕讀轉為重讀，獲得能

性意義的形式表徵，進而發展為專職能性標記。這一解釋可由共時最小對立對驗證：

“我吃下 [xa0]著”表已然發生，“我吃下 [xa112]啢”表能性，語音輕重是區分兩種功
能的唯一形式特徵。重讀在“V下 [xa0]下 [xa112]啢”中進一步得到固化（第一個“下”
輕讀表動相，第二個“下”重讀表能性），成為能性標記的韻律標誌。因此，能性標

記“下”的重讀是功能分化的形式手段，而非對語法化規律的違背。

進一步從韻律角度看，“V下下”格式中，弱讀的第一個“下”與前面的重讀動
詞構成一個雙音節音步“V下 [xa0]”，符合漢語“重—輕”的節奏模式；重讀的第二
個“下 [xa112]”則自身構成一個獨立音步。整體形成 [2 + 1]的韻律結構。根據馮勝利
（1998）的自然音步理論，漢語單音節不足以構成獨立音步，因此弱讀的“下 [xa0]”
必須貼附於前面的動詞 V，而重讀的“下 [xa112]”則作為獨立音步存在。這種韻律結構正
是“V下下”得以凝固的語音基礎。至於甘青河湟漢語方言中出現的“VC下下”格式（如
唐汪話“挖開下下”“打開下下”），則是在“V下下”（如唐汪話“做下下”）基礎
上進一步類推的結果，可視為門源漢語方言發展方向的延伸（參見第 3.1.2節）。

值得注意的是，傀儡（能性）補語“下”在語音上已與能性標記趨同（均重讀），

但其句法行為仍保留動相補語的某些特徵（緊接動詞 V後、依賴“啢”等）。這表明
語音演變往往先於句法演變，是語法化連續統中不同層面演變速度不一的典型表現。

5. 結語

辛永芬（2006: 299）將漢語能性述補格式分為兩大類型：A型“V得 C / V不 C”

和 B型“VC了 2 / V不 C”。本文在此基礎上，通過對門源及甘青河湟漢語方言（包
括臨夏話、唐汪話、西寧話、甘溝話等）的考察，歸納出第三種類型：C型“VC下啢 
/ VC不下”。我們認為，這一類型是在 B型“VC啢（了 2）”的基礎上，受語言接觸

影響插入能性標記“下”而形成的（詳見 3.3節表 2）。

在 B型方言中，“VC了 2”因高頻使用而逐漸凝固，加之賓語位置靈活（可插入

“VC”與“了 2”之間，形成“VCO了 2”），使“了 2”最終發展為獨立的能性標記。

與之不同，門源方言因 SOV語序（賓語必須前置），語氣詞“啢”始終緊貼述補結構
VC，無法獲得獨立。在同甘青河湟地區諸少數民族 SOV語言的接觸影響下，門源方
言複製了其“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結構模式，形成“VC +（ ）+啢”
的能性表達格式，必須在“VC”與“啢”之間插入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成分。這一結
構空位恰好由漢語自身發展而來的動相補語“下”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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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該空位為何是“下”而非其他，則是漢語自身發展的結果。動相補語“下”

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溯推理獲得能性解讀，被重新分析為傀儡（能性）補語；進而被

借用到結果 /趨向補語結構“VC”之後填補空位，最終“降級”發展為專表能性意義
的能性標記。由於類推作用，已發展為能性標記的“下”進而擴展到動相補語結構“V
下”之後，形成了“V下下”結構。能性標記“下”的出現，使能性表達可突破語境
限制，最終形成“VC下啢 /著”“V下下啢 /著”等格式。

綜上，門源乃至整個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中後置於動詞性成分的能性標記

“下”，既與漢語自身動相補語“下”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獲得能性意義並最終發

展為能性標記的演變有關，也與周邊 SOV型少數民族語言“動詞性成分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接觸性影響密切相關，是漢語內部機制與語言接觸協同作用的產物，也是

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共用的語言區域特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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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Potential Marker [xa112] in Chinese Dialects of the Gan-Qing 

Hehuang Region: A Case Study of Menyuan, Qinghai

Huanan E, Chunfang Min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tential marker [xa112] is a shared feature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Gan-Qing Hehuang 
region. In the Menyuan dialect, this marker is suffixed to two types of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s 
– “VC” (resultative/directional complement) and “V [xa112]” (phase complement) – forming “VC 
[xa112]” and “V [xa0 xa112]” constructions to express potential meanings. Through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expressions of potential meaning in the Menyuan dialect, and by comparing 
them with those in other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various SOV minority languages in 
the Gan-Qing Hehuang linguistic area, this paper reveal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post-verbal potential marker [xa112]. The marker undergoes a three-stag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 phase complement > pseudo (potential) complement > potential marker. In this process, 
the phase complement [xa112] acquires a potential interpretation in irrealis, non-factive contexts 
through pragmatic inference and is reanalyzed as a pseudo (potential) complement. Subsequently, 
under the contact influence of the neighbouring SOV languages’ “verb + modal verb + particle” 
structure, it extends to positions after VC and develops into a dedicated potential marker.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verbal potential marker [xa112] in the Menyuan 
dialect results from the interplay of inherited mechanisms of Chinese and language contact, 
representing both a product of Chinese-internal grammaticalization and a typical manifestation of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Gan-Qing Hehuang linguist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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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儒耳目資》u 字母甚、中、次三分考

——兼論明清西人注音文獻的複雜性質

尹  瑀

南京大學

提要

明清西人注音文獻音系的複雜性，在既有研究中未受充分重視。本文以《西儒耳目資》u
字母為中心展開個案研究，明確了甚 u[u]、中 ụ[ʉ]及次 u̇[ɯ/ɿ]的擬音方案，並論證其聽覺
層級差異源於口腔共鳴腔的物理特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明此類文獻的複雜性質：既

能為明清官話的音系構擬提供關鍵的語音細節，又會因“他者”視角而存在“強人就我”

的記音偏誤，後者對於研究漢語國際教育史與中西文化交流史亦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

《西儒耳目資》音系，甚中次，語言演變，語言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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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甚、中、次”是明末來華西人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在《西儒耳
目資》（1626）中創製的一套語音分析術語，用以描述明末官話中那些無法用 a、e、i、
o、u羅馬字母記錄、卻為漢語母語者“自然知之”1的語音區別，承載著非漢語母語者

對明代官話音系的跨文化觀察視角。釐清這一術語的內涵，是準確解讀《西儒耳目資》

音系、進而探求明代官話真實音值的關鍵。書中，i、a字母未作相關區分，e、o字母
僅作甚、次二別，唯有 u字母獨具甚、中、次三分。有鑒於此，u字母成為探究“甚、
中、次”具體含義最理想的突破口，向來備受學界關注。

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對《西儒耳目資》u字母的甚、中、次問題進行過探討，然而
由於金尼閣對“甚、中、次”的描述較為模糊，學者們理解各異，而且研究時還須兼

顧韻字的古音來源及歷史演變，導致各家擬音仍存較大分歧，例如羅常培（1930）將
甚 u、中 ụ、次 u̇分別擬作 [u][ʮ/ʯ][ɿ]、陸志韋（1947）擬作 [u][ʉ]及“不定的 ï”、
李新魁（1982）擬作 [ʊ][u][ɯ/ɿ]、曾曉渝（1995）擬作 [u][ʯ][ɿ]、蔣冀騁（2002）擬作 [ʊ]
[u][y]、孫宜志（2014）擬作 [ʊ][u][ɿ]等等。

造成這樣的分歧，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研究視角的偏差：相關研究大多沿襲了傳統

國人韻書的研究思路，將書中所記語言現象直接等同於明代漢語的實際情況，而未能

充分考慮金尼閣的非漢語母語者身份，更未能將《西儒耳目資》置於語言接觸的框架

下分析。因此，有必要全面考察《西儒耳目資》甚 u、中 ụ和次 u̇字母的分布情況，
釐清相關概念，明確甚、中、次的判定標準，並重新審視西人注音文獻在明清官話研

究中的用法及地位。

2. “甚 u”和“中 ụ”字母

本節討論主要涉及 u、ụ和 iụ三個韻母。現將《西儒耳目資》音系中它們的拼合關
係表列如下：

表 1  《西儒耳目資》u、ụ、iụ韻母拼合表

u iụ
清 濁 上 去 入 清 濁 上 去 入

ū甚 ụ̄中 û甚 ụ̂中 ù甚 ụ̀中 ú甚 ụ́中 ŭ甚 ụ̆中 iụ̄ iụ̂ iụ̀ iụ́ iụ̆
百 逋 補 布

魄 舖 酺 普 鋪

1 《西儒耳目資 ·譯引首譜 ·列音韻譜問答》葉四十八：“中華自幼學習，自然知之，旅人敝土未
知，勉而學之，故勉而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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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 模 母 暮

弗 夫 符 甫 附

物 無 武 務

德 都 覩 度

忒 㻌 徒 土 吐

搦 奴 弩 怒 袽 女 女

勒 盧 魯 路 閭 旅 慮 律

則 租 阻 胙 崒 疽 沮 聚

測 麤 䅳 楚 措 浚 趨 徐 取 娶 㶼

色 蘇 數 訢 恤 須 徐 胥 絮 恤

者 諸 詛 主 助 著 术

撦 初 樞 鋤 除 濋 杵 憷 處 黜

石 書 殊 暑 恕 術

日 儒 汝 茹 入

格 狐 古 顧 居 舉 據 茁

克 枯 苦 庫 墟 渠 齲 去 屈

黑 呼 胡 虎 互 虛 許 噓 殈

額 吾 伍 誤

∅ 烏 吾 午 誤 迂 魚 語 御 域

先看 iụ複韻母。就中古音的來源而言，這批字主要與古遇合三、臻合三入術物、
通合三入屋燭、曾合三入職、梗合四入錫韻對應。現代普通話音系基本讀入 [y]韻。
值得關注的是，“中 ụ”字母的設立，是金尼閣的創見，並未出現於此前的西人注音
文獻中。這一突破前人框架的舉動，顯示出金尼閣對於“中 ụ”字母的獨立極具信心。
再結合金尼閣的母語法語中，u字母表示 [y]音，再次暗示 iụ韻母的音值，當與 [y]音
非常接近。

不過，再綜合以下證據來看，《西儒耳目資》中 [y]音位尚未形成。首先，金尼
閣曾言：“如衣 i字為元母之三，其號自定，其音曰衣 i，加以元母之午 u，則生夫魚
iu。”可見，在其語感中，“魚”音仍是一個由 i與 u拼合而成的複合元音，而非單
元音。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就漢語共同語音系的發展進程而言，*iu>y音變此時
尚未完成。明清以降，古遇攝合口三等字呈現出三種歸併狀態：歸入魚模、獨立成韻

或混同西微。前輩時賢多以“獨立成韻”（如甯繼福  1985: 225；唐作藩  1991；萬獻
初  2011等）或“混同西微”（如陸志韋  1988: 22；董建交  2021: 187–188等）作為
[y]音形成的關鍵節點，並對音變完成的代表性文獻產生了爭議，具體存在《洪武正韻》
（1375）、《韻略易通》（1442）、《韻略匯通》（1642）、《五方元音》（1654）等
不同說法，文獻跨度長達 300年。本文認為，[y]音形成後，獨立成韻或混同西微均有
可能，這取決於韻書作者的語感和審音標準。相比之下，觀察古知三章組聲母與遇攝

合口三等字的拼合狀態，才是判斷 [y]音是否完全形成的可靠依據。因為無論將古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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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組遇攝合口三等韻擬作 tʂiu類還是 tʃiu類讀音（即是否認同 tʂ類聲母可與細音韻母
相拼），在解釋其如何演變為現代普通話 tʂu類讀音的過程中，都會面臨與 y韻母拼
合的矛盾。具體來說，若擬作 tʂiu類韻母，*tʂiu>tʂy>tʂu音變中須經歷的 *y>u環節，
缺乏合理的音變條件；若擬作 tʃiu類，則會直接發生 *tʃiu>tʂu音變，並不經歷 *y韻母
階段。由此觀之，如果明清官話文獻音系中，古遇攝合口三等字呈現出系統性分化：

知三章組字歸入 [u]韻，其餘字（唇音除外）獨立成韻或混同西微，即可證明其時 [y]
音已徹底形成。而目前所見最早形成這一格局的，為清代樊騰鳳（1601–1664）所作的
《五方元音》音系，書中上述兩類字分入虎韻和地韻。2

從音理上觀察，*iu>y在語音上應該是漸變的，發音時逆同化作用使 [u]的圓唇動
作提前發生，同時 [u]的舌位從後部逐漸移向前部，最終融合成一個兼具 [i]舌位和 [u]
唇形的前高圓唇元音 [y]。整個演化的過程可用公式表示為：*iu>iʉ>y。那麼，《西儒
耳目資》中的 iụ韻母，自然表示的是 *iu>y過渡階段的音值，即 [iʉ]音。由此推測，“中
ụ”字母描寫的就是 [ʉ]音。

再看 u、ụ單韻母。就擬音而言，韻母 u主要與古遇合一、遇合三、臻合三入物韻
對應，這些字在現代普通話音系中基本讀成 [u]音，古今一致，可直接擬作 [u]音；韻
母 ụ則可依據上文對“中 ụ”字母的分析，直接擬為 [ʉ]音。相比之下，更為複雜且需
要深入探討的，是 u與 ụ兩韻母之間的關係。

觀察表 1可知，“中 ụ”韻母主要出現於者、撦、石、日聲母之後，而同一聲母
環境下的“甚 u”韻母用例則頗為有限，並且這些韻字在現代普通話音系中基本讀為 [u]
音。基於上述特徵，有些學者主張“中 ụ”韻母並非獨立音位，而是“甚 u”在捲舌聲
母後的音位變體，或某種方言中的特定讀法，雖然依照金尼閣的分法擬成“甚 [ʊ]中
[u]”形式，但不認可兩者是真正的音位對立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金尼閣母語為法語。法語音系中存在 [u][y]兩種高圓唇元音的對
立，這種語言經驗可能使其對於圓唇元音舌位前後的細微差異更加敏感。從語音學角

2 需要說明的是，y音的形成與撮口呼的獨立關係密切。目前所知最早分立“撮口呼”的文獻是明
末李登（1524–1609）的《書文音義便考私編》（1587），收錄在明末梅膺祚（生卒年不详）《字
彙》（1615）中的〈韻法直圖〉〈韻法橫圖〉亦分此呼，時間上明顯早於本文推論的 [y]音完全形
成的《五方元音》時期。不過，*iu>y音變是一個漸變的語音過程，並且傳統韻書主要反映音類
的分合，難以呈現精確的音值，因此這只能說明作者意識到該類介音已非 *iu音，在聽感上有別
於傳統的開口、合口，但實際音值未必對應現代語音學意義上的 [y]。這一判斷可從朝鮮諺文對
音文獻中得到印證。金基石（2007: 60）系統梳理了 15–18世紀朝鮮文獻中的諺文對音，指出“從
朝鮮文獻的對音上看，還沒有證據表明《韻略易通》時期即 15世紀 y韻化已經完成，陸志韋先
生推論《五方元音》時期即 17世紀似乎更有道理，此前應為 iu向 y演變的過渡期。”這一結論
與本文的觀察正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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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觀察，後高圓唇元音 [u]因唇腔向前延伸，聲腔較長，具有較低的第二共振峰，而
央高圓唇元音 [ʉ]則因舌面收緊隆起的最高點的位置前移，共振頻率改變，第二共振
峰相對較高。兩者之間的音色差異，對缺乏前、後高圓唇元音對立的漢語母語者而言

未必容易察覺，但對於習慣 [u][y]對立的法語母語者而言，則較可能在聽覺層面形成
可辨的差異。尤其是在者、撦聲母之後，“甚 u[u]”與“中 ụ[ʉ]”構成嚴格的最小對
立對，更說明金尼閣的區別記錄並非依附於聲母的條件變體，而是建立在語音感知基

礎之上的相對穩定記錄。

更重要的是，根據本文的觀察，既有研究多側重“甚 u”“中 ụ”的聯繫，沒有充
分關注到兩者的不同。在者、撦聲母之後，這兩組韻母不僅構成了最小對立對，而且

所攝韻字的古音來源亦有差異：“甚 u”韻字主要源於古莊組三等字，而“中 ụ”韻字
則主要來自古知三章組字。若進一步結合石、日聲母中“中 ụ”韻字的古音來源，可以
明確，“甚 u”與“中 ụ”之間的對立，本質上反映的是古遇攝合口三等字中莊組與知
章日組的系統性分化。

這一對立格局的形成，與知三章組（包括日母，下同）遇攝合口三等字的音變過

程密切相關。該類字經歷了聲母捲舌化與韻母前化的協同變化：聲母首先發生捲舌化

（*tʃi->tʂ-或 *tʂi->tʂ-），導致原有的 i介音消失；失去前化條件後，韻腹 u的前移進程
中止，穩定在 [ʉ]音區。隨著音系結構的重新平衡，[ʉ]逐漸併入 [u]。其演變路徑可歸
納為 *tʃiu>tʃiʉ>tʂʉ>tʂu（或 *tʂiu>tʂiʉ>tʂʉ>tʂu）。《西儒耳目資》記錄的正是處於過渡階
段的 *tʂʉ音。與同時期國人韻書的失載相比，金尼閣的記錄不僅保存了當時官話的真實
語音狀態，更為瞭解完整的音變過程提供了關鍵細節，成為記錄這一現象的珍貴文獻。

類似的音類對立現象亦見於今河南西部的部分方言，如洛陽的欒川、偃師，鄭州

下轄的鞏義、登封，以及黃河以北的濟源、新鄉、浚縣等（段亞廣  2021）。在這些方
言中，遇攝三等字同樣呈現出聲母相同、莊組韻母同於一等（u音）、知章組韻母自
成一類（ʯ音）的格局。董建交（2021: 191）認為，《西儒耳目資》音系與此方言類
型一致。然而，本文認為二者未必存在直接的歷史聯繫。這種相似更可能屬於平行發

展的結果，關鍵差異在於特殊韻母的分布範圍：河南西部方言的 ʯ韻僅限於遇攝的知
章組，而《西儒耳目資》中另有“iụ”韻，所轄韻字範圍更廣，涵蓋遇合三的精組、
見系等。段亞廣（2021）已經指出，河南方言的這一現象，是舌尖作用突出影響下形
成的一種區域性、自源性演變，音變路徑為 *tʃiu>tʃʯ>tʂʯ，而其他地區則遵循常規路
徑 *tʃiu>tʂu。《西儒耳目資》所描寫的，正是後一路徑中的 *tʂʉ音。

3. “次 u̇u̇”字母

《西儒耳目資》中，“次 u̇”字母的出現具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出現在則 ç[ts]、
測 ç‘[tsʰ]、色 s[s]聲母後。並且，它的中古音來源非常集中，主要與《切韻》（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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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系的古精莊組止攝開口三等字對應，如：咨脂、慈之、紫紙、四至。這些字，《中原音

韻》（1324/1341）音系基本歸入支思韻 [ï]，現代普通話音系基本讀為 [ɿ]音。

關於“次 u̇”字母所描寫的音值，學界主要觀點如下：一是官話 [ɿ]音，如曾曉渝
（1995）、王松木（2011）、孫宜志（2014）等；二是山西方言 [ɯ]音，如陸志韋
（1947）、李新魁（1982）；三是官話 [ɯ]音或 [ʮ]音，如王弘治（2012）、張民
權（2013）等。三種觀點皆有所據，然仍有未盡之處。第一種觀點並未解釋金尼閣為
何選擇 u字母記錄 [ɿ]音的核心問題；第二種觀點已受到曾曉渝（1995: 34）的質疑，“山
西方言中讀 [ɯ]韻的字與金氏‘u̇次’韻字對不上號”；第三種觀點則需進一步結合
漢語史的其他材料，論證漢語共同語的 i>ɿ音變曾經歷過 [ɯ]或 [ʮ]音階段。更關鍵的
是，上述三種觀點均未考慮到《西儒耳目資》音系的語言接觸屬性。確定西人模仿之

音和國人認可之音是否一致，是研究這類文獻必須審慎對待的重要問題。

確定書中所述“次 u̇”字母的具體音值並不困難。稍晚成書的萬濟國（Francisco 
Varo，又譯弗朗西斯科 ·瓦羅，1627–1687）《華語官話語法》（1703）可為此提供重
要線索。作為“金尼閣系統的翻版”（柯蔚南  2003: F13），3該書對很多字母的發音作

了詳盡細緻的描述。萬濟國雖將《西儒耳目資》的中 ụ、次 u̇字母合併記作次 u̇字母，
但其中“以 ç開頭”的次 u̇字母（即與聲母 çh[ts]、çh‘[tsʰ]、ç[s]拼合的次 u̇字母），
實際上對應著《西儒耳目資》中的次 u̇字母。對此，萬濟國（瓦羅  2003: 26–27）的發
音描述有二：（一）“以‘ç’開頭的詞或音節，如‘çhū’̇和‘çū’̇及其所有聲調，
即使帶有圓點，也不在閉口圓唇之列……‘ç’或‘z’的自然發音是在齒內完成的，
這兩個音與閉口音不能相容，原因就在這裏。”（二）“那些以‘ç’或‘çh’起首
的詞，雖然也屬此列，發音卻不同：嘴唇要開，露出牙齒，舌頭觸齒時用一些力，使

得發聲時帶上‘嗞嗞’聲……‘z’或‘ç’的自然發音就是如此：嘴呈開狀，舌頭觸
碰牙齒，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再閉攏雙唇。以這種方式發音的詞，如‘雌’（çh‘ū̇）、
‘慈’（çh‘u̇）̂、‘刺’（çh‘u̇）́。”其中，“不在閉口圓唇之列”“不可能再閉攏雙唇”
等表述，則明確指向韻母的發音狀態。由此可見，明清西人注音文獻中描繪的 u̇字母，
是一個似 u非 u的不圓唇元音。“不圓唇元音”，首先排除了 [ʮ]音的可能。而對於
漢語中頗具特色的舌尖元音，金尼閣明顯存在感知困難。以 [ʅ]音為例，他雖能辨出其
與 [i]音有別，但仍在〈譯引首譜 ·列音韻譜問答〉葉五十四中表示“忒細易亂，故從便
尋之用。一甚之中俱包之，未敢細別，余心未安故耳”，勉強將 [ʅ]韻字歸入了“元母
之三衣 i”[i]韻中。[ɿ]音的感知情況大抵也是如此，它只能被金尼閣歸入一個似 u非

3 經比較，萬濟國、金尼閣方案的字母區別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送氣符號的位置，二是萬濟國
方案中新出現 çh、çh‘、ng三種字母組合，這主要是為了適合西班牙語讀者的需要。兩者整體呈
現出“大同小異”的格局。這絕非偶然，因為萬濟國書中多次提及耶穌會的羅馬字注音方式，明

顯借鑒過耶穌會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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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的舌面元音。不僅如此，對 [ɿ]的辨認困難，直至清代仍是來華西人學習漢語的普
遍難題，例如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在《語言自邇集》（1886）
中如此描述 [ɿ]音：“介於 bit中的 i和 shut中的 u之間的音……我們沒有合適的元音
表示它”（威妥瑪  2002: 26），依然是從舌面元音的角度去感知。綜上所述，《西儒
耳目資》中的 u̇字母實際是對舌尖元音 [ɿ]的“舌面元音化”描寫，最有可能的只有 [ɯ]
音。如此構擬，也同樣符合金尼閣〈譯引首譜 ·列音韻譜問答〉葉五十五“開唇而出
者為甚，略閉唇而出者為次”的描述。

不過，西人記錄之 [ɯ]音，是否真實反映了當時官話的實際讀音，仍有待商榷。
從漢語語音史的角度觀察，這類字從中古到現代經歷了系統的舌尖化音變。朱曉農

（2004）已指出，該音變通常經由 *i>ɿ或 *i>iʑ>ɿ實現。趙日新（2007）也提到，*i>ɿ
是廣見於現代漢語北部和中部的一種音變現象。綜合音理推演和方言證據來看，漢語

史上的 *i>ɿ音變，沒有經歷過 [ɯ]音的階段。儘管如此，近年來，仍有學者嘗試結合
歷史文獻，將《西儒耳目資》記錄的特殊音值納入官話止開三精莊組字的音變鏈條中。

然而若仔細檢視其立論依據，可發現這些材料大致可歸為兩類：一是方言接觸後的官

話文獻，二是語言接觸後的域外語料。下文分而述之。

一、方言接觸後的官話文獻，主要涉及《韻補》（成書於 1152年之前）《詩集傳》
（1186）兩種受閩語影響的國人文獻。

（一）南宋吳棫（？ –1153/1154）所撰《韻補》，博考古音，開宋代古音學之先河。
書中數次提及“俗讀”中存在古止開三精莊組字讀如魚虞韻的語音現象，如：

[茲 ]子之切，此也。子聲本如濟水之濟，以濟翻茲，方得本音。思息茲切，
詞似茲切，皆當用此音以翻，今讀訛。又菑本側持切，聲當近之；慈本疾之切，

聲當近齊。今俗讀此二音幾與魚虞等韻相叶，其失之甚矣。

[資 ]如今讀，叶魚韻，貨也。⋯⋯古資雌疵思詞一類多與今魚虞等韻叶用。

[士 ]事也，今與止韻叶用，古有一音，如今世俗所讀，而與“舉武”為韻。

[事 ]事本仕吏切，古有一音，如今世俗所讀，與御遇相叶。

邵榮芬（1995）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指出這是受到了吳棫祖籍福建建甌方言的
影響。此後學者多從此說。然而，張民權（2005: 109–111）考宋儒文集所記人事，指
出吳棫本人不屬閩人，實為皖地舒州（今安徽安慶）人，並進一步主張該現象為“早

期官話音的表現”（張民權  2013: 69）。閩音影響說的立論基礎似乎受到了衝擊。

需要指出的是，《韻補》中的這一特殊現象，僅出現在“俗讀”之中。如何理解“俗

讀”，成為解題關鍵。張民權（2013）認為，吳棫所言“俗讀”是相對於讀書音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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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讀”，即口語中流行的“通語”音。然而，這一觀點恐難成立。同為南宋文人

的孫奕（1126–？）在《示兒編》（1205）中就將“俗讀”放入卷十八“聲訛”之中。
“俗讀”一詞，應指在某一地區口語中實際流行的讀音。《韻補》成書之時，吳棫正

在泉州為官，4故書中所謂“俗讀”，更適宜理解成在泉州地區通行的官話音。止開三

精莊組字與遇合三合流的特點，宋代閩南泉州文士詩詞文用韻中已見（劉曉南  1999: 
179），今泉州方言仍能尋得蹤跡（林連通主編  1993: 160）。由此可見，將此現象歸
為一種帶有泉州方言特色的官話讀法，是可以成立的。

（二）宋儒朱熹（1130–1200）的《詩集傳》（1186），是宋代《詩經》學研究
的代表性著作，書中所用叶音及相關語料，多以通語、方音、音理、偏旁類推、文獻

舊音等為據，是研究宋代時音的重要資料。據劉曉南（2023: 520）統計，該書止攝開
口三等精莊組字改叶遇攝的現象，只涉及“子叶茲五反”“子叶茲古反”“士叶音所”3次叶
音。整體而言，這類叶音用例並不顯著。朱熹出生於福建尤溪，成長於建州，慶元二

年（1196）後主要居於武夷山和建陽雲谷，壽終於建陽考亭，可以說一生中大部分時
間都在閩語地區生活。止開三精莊組字與遇合三通押，是宋代閩音的一大特點，遍布

除汀州外的七閩大地（劉曉南  1999: 179）。因此學界基本認可這一叶音現象是閩方言
的折射，劉曉南（2001）、曾南逸（2015）等學者均持此說。

二、語言接觸後的域外語料，主要涉及中古以來與漢語深度接觸過的越南語、蒙

古語、琉球語、朝鮮語。此類材料在性質上與《西儒耳目資》頗為相似，均屬於非漢

語母語者使用表音文字所作的記錄，因此值得特別重視。

（一）越南漢越語。作為一種對應中唐以後漢語共同語音系的域外漢字音（王

力 1991: 533），漢越語中止攝開口三等字基本讀為 [i]音，但精莊組字卻與遇攝魚韻
字的讀音相同，讀作 [ɯ]音，如：資 [tɯ1]、詞 [tɯ2]、四 [tɯ5]等（阮廷賢  2012: 204, 
231–232）。王力（1991: 501）、阮廷賢（2012）等學者因該現象不涉及知、章組字，
而判定其與漢語無關，屬於漢越語自身的演變。但是，聯繫《西儒耳目資》中止開三

精莊組字歸入“次 u̇”字母、知章組字歸入 i字母的描寫來看，兩者的記錄具有高度相
似性。而《西儒耳目資》確為記述明代官話的重要語音文獻。基於這一聯繫，我們認

為上述現象同樣與漢語官話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

（二）元代八思巴字文獻。作為元代八思巴字漢語的官方譯寫規範，《蒙古字韻》

（1269–1292）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此時漢語共同語的語音面貌，是此類文獻中最重要的
一種。書中古止開三精莊組字用hi字母轉寫。鄭張尚芳（1998: 175）指出“-hi當是近於 [i]

4 紹興十五年（1145）十一月二十日，吳棫以左朝奉郎的身份通判泉州，並在此整理著述，直到紹
興二十二年（1152）才離去。《韻補》等書正是成於此時（張民權  2005: 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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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ɯ]，那就是 [ɨ]”“這個很接近 [ɿ]的 [ɨ]也應當就是拼‘精照’組聲母的 -hi，此時也
只是有點接近 [ɿ]，但還不是……應當也是 ɯ、ɨ、ɘ類的音。”由此可見，在元代蒙古
人的聽感中，官話古止開三精莊組字的讀音同樣被認為是一個與 [ɯ]接近的音值。

（三）明代琉漢對音文獻。自明洪武五年（1372）中琉關係日趨密切以來，多種
琉漢對音資料應運而生。這些資料均由朝廷直隸衙門官員編纂，語言素材來自實地實

錄，並最終上呈御覽，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和音韻學研究價值。丁鋒（1995: 108）聯繫
《琉球館譯語》（約 1469）、《使琉球錄》（陳錄 1535、蕭錄 1579）等資料，指出“司
思茲子孜自資”等止攝精組字與“祖足速俗宿”等模韻字、通攝入聲字都對譯著琉球

語中的 tsu、dzu、su等音節，並解釋為“混合對音”的結果，因為琉球語中這些音節
的韻母先後經歷了 [u][ɯ]階段，模韻、通攝入聲字對應的是 [u]音階段，而止攝精組
字則對應的是 [ɯ]音階段。

（四）明代漢朝對音文獻。為了培養通曉漢語官話的人才，朝鮮王朝刊行了一系列

漢朝對音文獻，尤以學者崔世珍（1468–1542）所編《四聲通解》（1517）最為突出。
該書採用諺文系統記錄了“正音”“俗音”“今俗音”三種官話音系，分別對應於《洪

武正韻》反切音、15世紀時音（申叔舟記）、16世紀時音（崔世珍記）。古止開三精莊
組字，“正音”系統中記作“ ”韻母，“俗音”系統中記作“ ”韻母，“正俗音”

系統雖未直接著錄，但崔世珍在《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刊行於 1517年之前）中明確認
可了此類字的“ ”音讀法。5從語音結構上看，“ ”可分析為核心元音“ [ɯ]”
（擬音據李得春  1990）加上表示舌面元音舌尖化的“ ”符號（李得春  1997）構成。
可以推知，明代朝鮮學者亦將這批字的主要元音歸為 [ɯ]音。

以上四種材料的標音儘管存在記錄時間與記錄者母語背景的差異，但對於止開三

精莊組字主要元音的語音感知高度一致，均指向 [ɯ]音。這指向兩種可能：一是該類
字的官話讀音就是 [ɯ]音，二是 [ɯ]是記錄者從其母語中選擇的、最接近官話讀音的
一個音位。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國學界普遍採用的舌尖元音符號 [ɿ][ʅ]，是由瑞典漢學家高
本漢（Bernhard Karlgren）借用瑞典方言字母而成。而在寬式音標中，他其實並未嚴格
區分 [ɿ][ʅ][ɯ]音，而是統一借用俄文字母 ы記錄。這表明，在非漢語母語者的語感中，
[ɯ][ɿ]音值相近，以 [ɯ]對譯 [ɿ]是一種普遍接受的音位層面的近似處理，而非嚴格音
值描寫。故而本文傾向於後一種解釋，認為這是以源語言中已有的音位近似模擬官話

中發音特殊的舌尖元音。

5 《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九 支紙寘三韻內齒音諸字”條：“今案，齒音諸字，若從《通考》
加 為字，則恐初學難於作音，古今之翻譯皆去 聲。而又恐其直從去 之聲，則必不合於時音。

今書正音加 字於右，庶使學者必從正音用 作聲，然後可合於時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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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語語音史的角度觀察，舌尖元音 [ɿ]（即“資思韻”）至遲在晚唐五代時期已
經形成。王力（2010: 291–292）、麥耘（2004）指出朱翱反切中已經出現“齒頭字切
齒頭字”的明顯傾向，孫伯君（2009）也通過遼代契丹小字的使用情況進一步證實此
時漢語共同語中 [ɿ]音的存在。這一時間節點恰好與上文提及的越南漢越語的借入時代
相近，可見漢越語的 [ɯ]音記法，正是對漢語共同語 [ɿ]音形成階段的直接感知記錄。
此後 [ɿ]音在漢語共同語音系中一直保留至今，元代八思巴字文獻、明代琉漢對音文獻、
漢朝對音文獻中反復出現的 [ɯ]類標音，實為不同時代、不同國籍的記錄者在各自母
語中面對 [ɿ]音所作的獨立感知選擇。因此，這些域外對音文獻的時代跨度雖然較大，
卻共同指向了漢語共同語中長期穩定存在的 [ɿ]音。

舌尖元音屬於標記性很強的元音，在印歐語言中較少出現。即使是在現代教學條

件下，舌尖元音也是外國學生普遍感到困難的音素，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中的重

點和難點。那麼，對於生活在數百年前、全靠自悟的外族人而言，舌尖不圓唇元音 [ɿ]
的習得難度，只增不減。由於其母語中缺乏專用於舌尖元音的符號，他們只能以自己

熟悉的語音系統模擬漢語發音，追求整體聽感的相似，難以實現音值的精確還原。而 [ɯ]
作為後高不圓唇元音，發音時舌身後縮、嘴角展開，易引起舌尖上抬，從而產生近似 [ɿ]
的音色（宋欣橋  2019: 52）。在缺乏精準標記手段的情況下，以 [ɯ]對應 [ɿ]成為了最
可行的折中方案。時至今日，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不少國家的漢語初學者依然如此，

他們會不自覺地將普通話的 [ɿ]韻讀作 [ɯ]音（曾南逸  2015；玄貞姬  2018）。

同樣從記錄者感知差異的視角出發，沈鍾偉（2022）提出過另一種可能性：根據
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的數值，舌尖元音處於元音空間中的央高元音位置，因而可

能存在普遍性的實際發音（舌尖元音）和聽覺感知（舌面央高元音）的區別。舌尖元

音發音部位靠前而第二共振峰數值偏低的現象確實特殊，卻可以從發音生理機制中找

到合理解釋。鮑懷翹（1984）通過比較 X光發音照片，指出舌尖元音在舌面後——軟
齶位置還有一個次收緊點，這個位置的前後直接影響了第二共振峰的高度，為上述現

象提供了生理層面的說明。凌鋒（2011）則從另一個角度補充闡釋，強調對於比 [i]更
靠前的元音，第二共振峰與元音前後的傳統對應關係不再成立，轉而呈現元音越前、

第二共振峰越低的關係。最後，若依沈鍾偉所述，舌尖元音的實際發音與聽覺感知之

間存在如此普遍性的顯著區別，則很容易引發一場“聽者啓動”的語音演變，然而迄

今並未觀測到此類音變的發生。綜上所述，將這種由母語背景差異造成的特殊聽感，

推廣為一種普遍的語音感知現象，其立論基礎可能並不穩固。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近代以來官話中止開三精莊組字並未經歷過 [ɯ]音階段。
在金尼閣等明清來華西人的語感中，舌尖元音 [ɿ]是被感知成了舌面後高不圓唇元音
[ɯ]。換句話說，《西儒耳目資》中的“次 u̇”字母，記錄的本是漢語中的 [ɿ]音位，
但在實際認知過程中，金尼閣受母語負遷移的影響將其感知成 [ɯ]音值，由此形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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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性的“偏誤”。有鑒於此，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西儒耳目資》中的“次 u̇”字
母應該看作不同的音值：當研究漢語語音史時，“次 u̇”字母應擬作 [ɿ]音，而當研究
金尼閣等明清來華西人所習得的“中介語”6時，“次 u̇”字母應看作 [ɯ]音。

4. 甚、中、次的分立標準

上文對《西儒耳目資》中甚 u、中 ụ、次 u̇三個字母所代表的音值進行了詳細考
察與分析，結論指出：甚 u宜擬 [u]音，中 ụ宜擬 [ʉ]音，次 u̇宜視情況分擬 [ɯ]或 [ɿ]
音。本節將基於上述考辨事實，進一步探討“甚、中、次”術語的語音性質。

對於甚、中、次的分別，金尼閣在〈譯引首譜 ·列音韻譜問答〉中多次闡述，具
體如下：一、甚者，自鳴字之完聲也。次者，自鳴字之半聲也；二、中者，甚於次，

次於甚之謂也；三、開唇而出者為甚，略閉唇而出者為次，是甚次者，開閉之別名也。

然而，金尼閣的這番解釋，始終沒有解決國人對“甚、中、次”概念的困惑。《四庫

全書總目》（1789）中“所謂甚次，即中國之輕重等子”的理解，顯然存在誤會。前
輩時賢則試圖借助現代語音學概念加以界定，也始終未能得出一致的結論。

之所以出現此類解釋困境，一方面自然是與學者們的擬音分歧相關，另一方面則

是因為金尼閣所言的“開閉”概念是建立在自身語音認知基礎上，具有一定模糊性，

與現代語音學定義並不完全等同。有鑒於此，要探求其本意，自然需要回歸到金尼閣

的真實發音上，細緻分析甚 [u]、中 [ʉ]、次 [ɯ]的發音方式。元音的音色是由聲腔的
共振決定的，而口腔作為聲腔中最為靈活多變的部分，任何細微的變化都會對元音音

色產生影響。發甚音 [u]時，舌面後部隆起，圓唇又延長了有效聲腔長度，口腔共鳴
腔最大，第二共振峰通常偏低，聽感較為渾厚；發次音 [ɯ]時，舌身後縮、舌根抬高，
同時嘴角向兩側展開，極大壓縮了口腔內部的共鳴空間，因而共鳴腔最為狹小，第二

共振峰偏高，聽感較為尖銳。而金尼閣特意增設的中音 [ʉ]，舌面中部隆起，亦帶有圓
唇延長聲腔的特徵，聲腔長度不及甚音 [u]，但口腔寬度大於次音 [ɯ]，共鳴腔大小適
中，聽感上既不同於 [u]的渾厚，又未完全呈現 [ɯ]的尖銳，從而形成介於二者之間
的中介性質。甚、中、次的感知，正是金尼閣依據歷史聽感經驗對元音音色差異的主

觀歸納。這也啓發我們，在解讀明清時期西人注音文獻時，不宜機械套用舌位高低、

前後等現代語音學術語，而應回歸其實際所記音值，結合發音機制和歷史語境進行綜

合推斷。

6 中介語是指學習外語的人在學習過程中對於目的語規律所作的不正確的歸納與推論而產生的一個
語言系統，這個語言系統既不同於學習者的母語，又區別於他所學的目的語，在語音、詞彙、語

法、文化等方面均有表現（魯健驥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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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中、次”之中，“中”音最為特殊。它並非承襲自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甚、次二分方案，而是由金尼閣獨創並專用於 u字母的一種類別。從古
音來源看，金尼閣此舉實質上分離了 u字母下的止攝字與遇攝字，將利瑪竇方案“次
u̇”下非止攝字悉數劃入“中 ụ”，只留止攝字在“次 u̇”中。究其原因，除前述的語
音因素外，我們認為，傳統音韻學的啓發同樣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外部動因。與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利瑪竇等稍早來華西人相比，金尼閣對官話語音的
研究，顯然更加深入。他不再局限於共時平面的現實語音，而已經深入到中國傳統音

韻學的範疇，不僅廣泛涉獵《洪武正韻》《古今韻會小補》（1606）等韻書，而且還
進行了中西語音學概念的融合和對比，《西儒耳目資》也是其與王徵、呂維祺、韓雲

等中國文人互相質證、交流音學思想後出版的音韻學著作。書中，金尼閣作〈三韻兌

考〉比較《西儒耳目資》《洪武正韻》等書的韻母系統，又作〈等韻三十六母兌考〉

用圖表的形式比較《西儒耳目資》聲母系統與三十六字母，並在〈列音韻譜問答〉中

詳細描述了“五十字父”和“三十六字母”的對應關係。因此，將 u字母從甚、次兩
分改為甚、中、次三分，對韻字不同古音來源的清晰認知，或許是金尼閣堅定態度的

重要來源。

不過，這一做法，並沒有得到明清來華西人的普遍認可，其後的耶穌會士何大化

（António de Gouvea, 1592–1677）《無罪獲勝》（1671）、多明我會士萬濟國《華語
官話語法》等都選擇了利瑪竇的兩分法，沒有使用獨立“中 ụ”符號。這背後除了中
[ʉ]、次 [ɯ]音值相近等語音因素外，還有以下三種現實因素的考量：一、作為西人內
部“一種規範的方法”，7利瑪竇方案只作甚、次兩分，金尼閣方案只是在此基礎上

的改進和擴充，影響力相對有限；二、對於明清來華西人而言，最迫切的需求是在盡

可能短的時間內掌握官話，以實現與中國文人、百姓的基本交流，而不是從事精細的

語言學研究。因此，學習的實用性往往優先於記音的精確性。利瑪竇的甚、次兩分

法，已經可以實現基本的口語交流需要，其微小的“不準確性”尚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相較而言，金尼閣的甚、中、次三分法雖更為精確，甚至達到了“賞知音”的水準，

卻要求使用者多記憶一個特殊符號和一條注音規則，無形中增加了學習難度；三、對

於書寫印刷而言，金尼閣方案需要增加一個特殊的中 ụ符號，刻版工序更為繁雜，增
加了製作成本，並需要耗費更多工時。

7 《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利瑪竇  2014: 233–234）：“為此神父們創立了一種方法，發
明了五種標音符號和標注氣息的符號，用這種方法可以把所有漢字的發音都用拉丁字母寫出來，

成為一種規範的方法。利瑪竇神父叮囑說，從此以後大家都要遵循這種方法，不得隨意書寫，以

免造成像現在這樣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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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語

字母 u的甚、中、次三分現象，是《西儒耳目資》研究中一個頗有代表性的切入
點。這一問題看似屬於術語範疇，實則牽涉到了語言演變和語言接觸兩個重要層面：

“中 ụ”的獨立，揭示了漢語共同語 *iu>y語音演變的關鍵細節；而“次 u̇”的存在，
則體現了非漢語母語者學習 [ɿ]音時的語音偏誤現象。見微知著，我們得以對明清西人
注音文獻的研究形成更為系統的認識，初步結論如下：

其一，明清西人的官話語音描述，主要源於自身的認知與學習過程，因而具有一

定的主觀色彩，所用概念未必能與今日語音學術語直接對應。想要準確理解這些特殊

的分合現象，我們應秉持客觀審慎的態度，既不輕疑，亦不盲信，回歸到西人學習官

話的具體歷史情境中，細緻辨析這些字在當時的實際語音，仔細揣摩明清西人的語音

感受，如此方能在古今與中西的交匯中，努力接近歷史的真實。

其二，對於漢語語音史研究而言，每一種材料都存在一定的價值和局限。明清西

人注音文獻也是如此。該類文獻的複雜性質，一方面在於它是漢語語音史的珍貴記錄，

能為官話的音類分立和音系構擬提供最直接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因記錄者的母語干擾

而帶有系統性偏誤，顯現出一些“他者”視角下的“強人就我”現象。因此，在明清

官話的研究中，各類材料不可偏廢，我們既要鑽研國人留下的韻書、韻圖、詩文押韻

及各類音義文獻等，也要琢磨外國人筆下的羅馬字母標音文獻、諺文標音文獻等。只

有將中外著述者描述的各種語音現象全部羅列出來，提取一致特點，解釋差異原因，

我們才能較為準確地勾勒出明清官話語音面貌，從而在文化互動中推進中國音韻學的

發展。

其三，研究非漢語母語者所記錄的語音材料，應具備雙重研究視野：既深入瞭

解漢語本身的音韻結構，也明晰記音者母語的語音系統。在此基礎上，當文獻中出

現“語音偏誤”時，可以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進行差異化處理：如果旨在研究漢語

語音史，則需根據對音規則審慎轉換出此時官話的實際音值；如果旨在研究漢語作

為第二語言學習史，這些“偏誤”則可轉化為揭示早期漢語學習者語音感知、中介

語系統與中西文化交流的寶貴證據。唯有將這批文獻放在更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更綜

合的學術思路裏，我們才能真正釐清它們的學術價值，從而讓我們的研究更具邏輯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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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著眼於山東境內的膠遼官話，結合歷時文獻記錄與共時方言今讀，探索中古入聲韻的

演變方向並總結音系規則。文章擬就以下問題展開討論：合盍曷韻見系歸家麻；末鐸韻見

系的分合；薛開韻精組與薛合韻精組的分合；薛月屑合韻見系與藥覺韻見系的分合；藥韻精

組與鐸韻精組的分合；末韻的歸派；德職莊陌麥韻的歸派；覺韻歸家麻；屋燭韻知章組歸

魚模的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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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版）·漢語方言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 18）圖 B1-4“官話之四”顯示，膠遼官話在山東的分佈主要包括威海、煙臺、
青島的全部與濰坊的大部。本文所引歷時材料除青島暫缺外，於威海、煙臺、濰坊

三地皆有涉及。此前一些研究認為，膠遼官話比較完整地繼承了周德清（1277–1365）
《中原音韻》（1324，下文簡稱《中原》）的音系，如知二莊與知三章保持區別、
精組三四等與見曉組三四等對立、清入歸上等特點均為二者共有。韻母的情形除劉

淑學（2000: 131–134）針對宕江曾梗通五攝有所討論外則相對不被青睞，目前仍有
深挖的空間。同時，任何語言在守舊之餘亦兼具激進的一面，換言之，膠遼官話聲

母和聲調的存古意味著韻母的創新——附此一提，精知二莊合流、日母歸零聲母和來

母、次濁平歸陰平、次濁入歸上、全濁入歸去等特點也絕難談得上存古。以此為出

發點，文章擬梳理近代文獻相關記錄，結合現代方言調查材料，探索中古入聲韻在

膠遼官話的歷時演變。

2. 膠遼官話入聲韻的文獻表現

2.1. 傳統韻書

2.1.1. 《雜字韻類輯要詳解》

民國抄本，作者不詳，下文簡稱《詳解》。該書封面有“地北頭”等字樣，今招

遠、萊陽、海陽均有同名村落。根據特字“劣”*lə與仙合、薛合、諄韻精組的表現，

可知該書兼具煙臺南部與北部的特點，音系基礎可參考棲霞亭口。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a，“瞌”*kʰa。

末鐸韻：“各”*kuə，“闊”*kʰuə，“郝”*xuə，“噩”*uə。

薛合韻：“絕”*ʦie，“雪”*sie。

薛月屑合韻：“決”*kye，“闕”*kʰye，“穴”*xye，“月”*ye。

藥覺韻：“角”*kyə，“殼”*kʰyə，“藥”*yə。

德職莊陌麥韻：“百”*pə，“魄”*pʰə，“墨”*mə，“德”*tə，“特”*tʰə，“勒”
*lə，“側”*ʦə，“冊”*ʦʰə，“塞”*sə，“格”*kə，“克”*kʰə，“黑”*xə，“額”
*ə，“國”*kuə，“惑”*xuə。

屋燭韻：“妯”*ʦu、*ʦy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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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十五音》

抄本，作者、地點均不詳，惟封面寫有“丙辰年乙丑季夏抄”字樣，下文簡稱

《十五》。根據張鴻魁（2007: 39）的研究，該系列韻書最早出版於民國元年（1912），
由此可知“丙辰年”當為民國五年（1916）。根據精知二莊合流為 *ʦ且與知三章 *ʧ
有別的特點，此書的音系基礎應在萊州東北部。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割”*ka。

末鐸韻：“郭”*ko，“闊”*kʰo，“豁”*xo，“郝”*xuo，“惡”*uo。

薛月屑合韻：“掘”*kye，“缺”*kʰye，“穴”*xye，“越”*ye。

藥覺韻：“覺”*kyo，“卻”*kʰyo，“學”*xyo，“約”*yo。

德職莊陌麥韻：“白”*pei，“拍”*pʰei，“脈”*mei，“得”*tei，“忒”*tʰei，
“肋”*lei，“窄”*ʦei，“測”*ʦʰei，“色”*sei，“隔”*kei，“刻”*kʰei，“赫”
*xei，“阨”*ei，“國”*kuei，“或”*xuei。

屋燭韻：“妯”*ʧy。

2.1.3. 《精集洪武正音字辨》

抄本，無作者、地點信息，不同版本的抄錄時間有“歲於庚辰樵錄、庚申小陽月

二十五日抄成、歲次甲辰抄、歲次癸巳季冬”四種，下文簡稱《字辨》。此書知莊章

組 *ʧ與精組 *ʦ不混，結合入聲韻的表現，其音系基礎當在萊州西南部。入聲韻讀音
如下：

末鐸韻：“括”*ko、*kuo兩讀，“廓”*kʰo，“壑”*xuo，“惡”*uo。

德職莊陌麥韻：“北”*pei，“迫”*pʰei，“默”*mei，“德”*tei，“忑”*tʰei，
“勒”*lei，“賊”*ʦei，“塞”*sei，“擇”*ʧei，“拆”*ʧʰei，“色”*ʃei，“革”
*kei，“克”*kʰei，“黑”*xei，“國”*kuei，“或”*xuei，“額”*iai。

屋燭韻：“軸”*ʧu、*ʧy兩讀，“叔”*ʃu、*ʃy兩讀。

2.2. 傳統韻圖

2.2.1. 《韻譜》

牟應震（1744–1825）著。周賽華（2023: 97–103）考定其為早期棲霞方言，其說
合理。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a，“磕”*kʰa，“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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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鐸韻：“各”*kuo，“廓”*kʰuo，“壑”*xuo，“愕”*uo。

薛月屑合韻：“厥”*kye，“闕”*kʰye，“月”*ye。

藥覺韻：“腳”*kyo，“卻”*kʰyo，“學”*xyo。

德職莊陌麥韻：“北”*pe，“迫”*pʰe，“墨”*me，“得”*te，“忒”*tʰe，“䘅”
*ne，“勒”*le，“則”*ʦe，“墄”*ʦʰe，“塞”*se，“側”*ʧe，“拆”*ʧʰe，“色”
*ʃe，“革”*ke，“克”*kʰe，“黑”*xe，“厄”*e，“國”*kue，“惑”*xue。

2.2.2.《字本》

作者不詳，因起首有“國語字母”即註音符號的相關介紹，可知寫定時間不會早

於民國七年（1918）。根據精知莊章合流與入聲韻的表現，此書反映了一種牟平、環
翠過渡地帶的方言。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葛”*ka。

薛月屑合韻：“厥”*kye，“闕”*kʰye，“悅”*ye。

藥覺韻：“覺”*kyo，“卻”*kʰyo，“學”*xyo，“約”*yo。

末韻：“潑”*pʰe。

德職莊陌麥韻：“百”*pe，“麥”*me，“得”*te，“特”*tʰe，“䅞”*ne，“勒”
*le，“摘”*ʦe，“拆”*ʦʰe，“色”*se，“格”*ke，“客”*kʰe，“黑”*xe，“額”
*e，“國”*kue。

2.3. 傳統音註

2.3.1. 《音韻註略》

張彭緒撰，1851年葆真堂刻本，下文簡稱《註略》。根據正文首頁“山左登郡
福邑”人氏的自述，結合入聲韻的特點，可知這是反映早期福山方音的文獻。入聲韻

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a，“瞌”*kʰa，“欱”*xa，“盫”*a。

末鐸韻：“括”*kuo，“恪”*kʰuo，“豁”*xuo，“鄂”*uo。

薛合韻：“雪”*sie。

薛月屑合韻：“掘”*kye，“缺”*kʰye，“血”*xye，“越”*ye。

藥覺韻：“角”*kyo，“確”*kʰyo，“學”*xyo，“鑰”*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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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職莊陌麥韻：“白”*pe，“拍”*pʰe，“麥”*me，“得”*te，“忒”*tʰe，“勒”
*le，“則”*ʦe，“測”*ʦʰe，“色”*se，“格”*ke，“刻”*kʰe，“黑”*xe，“額”
*e，“國”*kue，“或”*xue。

屋燭韻：“屬”*ʦy。

2.3.2. 《音註雜字》

刻本，所據底本與反映諸城方言的《音註四言雜字》丙本一致（王君君  2023: 
88–92），僅在音註上有所改動，下文簡稱《雜字》。根據精組與知二莊合流且與知三
章有別的特點，可知與《十五》同為萊州東北部方言。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葛”*ka。

末鐸韻：“闊”*kʰə，“郝”*xuo，“惡”*uo。

薛月屑合韻：“決”*kye，“缺”*kʰye，“月”*ye。

藥覺韻：“角”*kyo，“卻”*kʰyo，“鑰”*yo。

德職莊陌麥韻：“白”*pei，“墨”*mei，“勒”*lei，“宅”*ʦei，“色”*sei，
“槅”*kei，“克”*kʰei，“赫”*xei，“國”*kuei。

2.3.3. 《拜新年》

薇齋懶儂著，是抄錄於民國廿三年（1934）的方言戲文。根據全濁平聲“頭”讀
同全清“豆”、微母“望”讀同明母“忙”、見系開口二四等“街見”讀同精組“醉

箭”等特徵，可以判斷是文登、榮成一帶的方音。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喝”*xa。

覺韻：“角”*ʦia，“捉”*tʂua。

2.4. 記音文獻

2.4.1. 《配音書》（Phonetic System of Writing the Tengchow Mandarin, 1872）

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 1821–1902）著，是一份聲韻配合表，下文簡稱《配
音》。此書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系統記錄膠遼官話的傳教士文獻，1反映了牟平方音。

入聲韻讀音如下：

1 高氏三年前出版的《文學書官話》（Mandarin Grammar, 1869）所記音系與聲韻調特點大多與煙
臺符合，惟音系當中 /iai//ie/無別，故未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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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盍曷韻：“葛”*ka，“渴”*kʰa，“喝”*xa。

末鐸韻：“惡”*uə。

薛月屑合韻：“決”*kye，“缺”*kʰye，“穴”*xye，“月”*ye。

藥覺韻：“腳”*kyə，“卻”*kʰyə，“學”*xyə。

德職莊陌麥韻：“白”*pɤ，“拍”*pʰɤ，“陌”*mɤ，“得”*tɤ，“特”*tʰɤ，“勒”
*lɤ，“則”*ʦɤ，“拆”*ʦʰɤ，“色”*sɤ，“格”*kɤ，“客”*kʰɤ，“黑”*xɤ，
“厄”*ɤ。

覺韻：“捉”*ʦua。

2.4.2. 《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

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著，該字典收錄了芝罘（Chefoo）方
音，下文簡稱《漢英》。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合”*ka。

末鐸韻：“閣”*kuə，“闊”*kʰuə，“豁”*xuə，“鄂”*uə。

薛合韻：“絕”*ʧiɛ，“雪”*ʃiɛ、*ʃyɛ兩讀。

薛月屑合韻：“訣”*cyɛ，“缺”*cʰyɛ，“穴”*çyɛ，“悅”*yɛ。

藥覺韻：“角”*cyə，“卻”*cʰyə，“學”*çyə，“藥”*yə。

德職莊陌麥韻：“百”*pə，“魄”*pʰə，“脈”*mə，“得”*tə，“特”*tʰə，“勒”
*lə，“摘”*ʦə，“策”*ʦʰə，“色”*sə，“黑”*xə，“厄”*ə，“國”*kuə，
“或”*xuə。

2.4.3. 《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1892）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著。此書收錄了〈登州音節表〉
（Têngchow Sound Table）與〈濰縣音節表〉（Weihien Sound Table）兩種聲韻配合表，
前者大概是蓬龍小片的材料，下文簡稱〈登州〉；後者是濰坊城區的材料，下文簡稱〈濰

縣〉。〈登州〉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ɑ，“磕”*kʰɑ。

末鐸韻：“闊”*kʰuə。

薛月屑合韻：“決”*cye，“穴”*çye，“月”*ye。



1221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藥覺韻：“角”*cyə，“卻”*cʰyə，“學”*çyə，“約”*yə。

德職莊陌麥韻：“得”*tɤ，“忒”*tʰɤ，“勒”*lɤ，“則”*ʦɤ，“策”*ʦʰɤ，“色”
*sɤ，“刻”*kʰɤ，“黑”*xɤ，“額”*ɤ。

〈濰縣〉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ɑ，“磕”*kʰɑ。

末鐸韻：“闊”*kʰuə。

德職莊陌麥韻：“得”*tei，“忒”*tʰei，“賊”*ʦei，“策”*ʦʰei，“塞”*sei，
“窄”*tʂei，“拆”*tʂʰei，“色”*ʂei，“格”*kei，“刻”*kʰei，“赫”*xei，“厄”*ei。

2.4.4. 〈北方方言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1894）

佛爾克（Alfred Forke, 1867–1944）著，下文簡稱〈比較〉。這是一份以北京音為
核心，涉及天津、祁州、濟南、登州、太原、合肥、南京、河南的字音對照表。根據

知莊章組 *tʂ、*ʧi與精組 *ʦ不混和入聲韻的特點，登州部分的基礎音系大概是乳山、
牟平、文登交界處的過渡方言。入聲韻讀音如下：

末鐸韻：“闊”*kʰo，“豁”*xuo。

薛月屑合韻：“缺”*cʰye，“月”*ye。

藥覺韻：“角”*cyo，“確”*cʰyo，“學”*çyo，“虐”*yo。

德職莊陌麥韻：“北”*pə，“德”*tə，“特”*tʰə，“勒”*lə，“則”*ʦə，“窄”
*tʂə，“冊”*tʂʰə，“色”*ʂə。

屋燭韻：“竹”*ʧy。

2.5. 小結

中古入聲韻在膠遼官話的發展既存在共性，也保持差異。相同點共三處：合盍曷

韻見系歸家麻 /a/；覺韻歸家麻 /a/；屋燭韻知章組存在魚模合口 /u/和撮口 /y/異讀。
不同點共六處：第一，末鐸韻多數文獻合流為 /uo/，只有《十五》《字辨》《雜字》〈比
較〉存在 /o//uo/的參差；第二，薛開韻精組與薛合韻精組在《十五》《字辨》《韻譜》《雜

字》〈濰縣〉〈比較〉保持 /ie//ye/對立，其餘均合流為 /ie/；第三，薛月屑合韻見系與

藥覺韻見系多數文獻保持 /ye//yo/的區別，僅《字辨》〈濰縣〉合流；第四，藥韻精組
與鐸韻精組多數文獻保持 /yo//uo/的區別，僅《字本》《配音》合流為 /uo/；第五，末
韻僅《字本》歸車遮 /e/，其它文獻歸歌戈 /o/；第六，德職莊陌麥韻存在三種歸派方向，

《十五》《字辨》《雜字》〈濰縣〉歸齊微 /ei/，《詳解》《配音》《漢英》〈登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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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歸歌戈 /o/，《韻譜》《字本》《註略》歸車遮 /e/。值得注意的是，受文獻性質
所限，《字本》《配音》藥韻精組讀 /uo/與《字本》《配音》〈登州〉薛合韻精組讀

/ie/兩種現象並不能直接從原書的例字獲知，而是根據聲韻拼合關係呈現的空格推導出
來的，詳見 3.2節。

3. 膠遼官話入聲韻的歷時分析

以文獻表現為截面，底下結合入聲韻及相關現象今讀一併觀察，進而發掘中古至

今的演變脈絡。中古音以張光宇（2019）前切韻系統為準，共時材料取自相關調查報告
和學位論文，詳見附錄。根據音類來源、分合關係、演變機制等異同，上述九個專題可

合併為四個類別展開討論：外轉攝一等韻；外轉攝合口三等韻；前中元音類；存古類。

3.1. 外轉攝一等韻

3.1.1. 合盍曷、鐸開韻

合盍曷韻見系普遍存在 /a//uo//o/三個層次。其中，/a/為白讀，/uo//o/為文讀，
例如：海陽方圓“葛”ka，“渴”kʰa，“鴿”kə，“盒”xuo；榮成成山“割”白讀 ka，
文讀 kɔ，“磕”白讀 kʰa，文讀 kʰɔ，“欱”白讀 xa，文讀 xɔ；等等。此外，省內冀魯
官話和中原官話均有同樣的白讀 /a/，如利津、德州、濟南、淄川、新泰、金鄉、聊城、
臨清等地（錢曾怡等  2001: 73），可見這是廣泛存在於山東的層次。根據龍口、萊
西水集、海陽省志“盒”白讀 xuə，文讀 xə的現象，兩個文讀可進一步離析，/uo/為舊
文讀，/o/為新文讀。

中古盍韻 *op，曷韻 *ot，合韻早期為 *up，後續併入 *op而成為咸攝一等的重韻。
如果不求甚解地說，白讀 /a/可以簡單地用 *op,ot→ o→ a加以概括。可是隨之而來的
疑問是：為什麽與之平行的鐸開韻 *ok沒有經歷同樣的過程讀為 /a/？例如：蓬萊馬格莊

“各”白讀 kuə，文讀 kə，“鶴”白讀 xuə，文讀 xə，“惡”白讀 uə，文讀 ə；萊西店埠

“擱”kuə，“鶴”xuə，“惡”uə；等等。同樣地，與鐸開韻 *ok平行的歌韻 *o也
沒有讀 /a/的現象，例如：棲霞翠屏“歌”白讀 kuo，文讀 kə，“可”白讀 kʰuo，文讀
kʰə，“河”xuo，“餓”uo；等等。顯然，元音 *o隨著不同的韻尾而有不同的表現。
兩種讀音類型代表兩個不同的演變方向，其規則可表示為：

(1) o→ a/k_p,t
(2) o→ o/k_k,∅

事實上規則（1）（2）都是無條件的，不僅見系呈現 /o//a/之別，端系亦然，這裡
為求直觀列出條件而已。對比規則（1）（2）可知，合盍曷韻白讀的歸派是條件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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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條件是塞音韻尾，發音部位的前後 [ ± back]之別決定韻腹的走向，並在失落之前
使得原先的區別特徵 [ ± back]轉移至韻腹。合盍韻的雙唇韻尾 *p、曷韻的齒齦韻尾 *t
帶有前部特徵 [-back]，通過逆同化使得韻腹前化為 *a。歌韻無韻尾，其元音 *o與鐸開

韻的軟顎韻尾 *k帶有後部特徵 [+back]，並不具備觸發元音前化的動因。規則（1）適
用於所有膠遼官話，規則（2）除萊州、威海以外均適用，詳見 3.1.2節。

完成了規則（1）（2）的 /a//o/分化之後，合盍曷韻從通語引進文讀 *o，是規
則（1）下的失而復得。入聲消失以後，合盍曷韻、鐸開韻與歌韻 *o合流，合盍曷韻
舊文讀與鐸開韻白讀的 /uo/即可從中導出：

(3) o→ uo/k_#

規則（3）同樣適用於端系，按照薛鳳生（1999: 146）對青島平度的音系分析——
“假定這是個一步達成的音變，一個沒有聲母條件的音變似乎是較妥善的解釋”。規

則（3）的適用范圍同樣是萊州、威海以外的地區。合盍曷韻新文讀與鐸開韻文讀 /o/
來自稍晚二次輸入的 *o，是規則（3）下的失而復得。在新文讀 /o/與白讀 /a/的兩面
夾擊之下，合盍曷韻舊文讀 /uo/的空間持續遭到壓縮。

3.1.2. 末鐸合韻

鐸開韻、鐸合韻以及與之平行的末韻見系合流為 /uo/是青萊片和煙臺的主流，而
在萊州、威海兩處，三者關係存在一些特殊情形。以萊州為例，結合劉玥（2020: 
26–27）對其內部差異的考察：鐸開韻見組讀 /o/，曉組、影組白讀 /uo/，文讀 /o/，例
如“擱”kə，“郝”xuə，“惡”白讀 uə，文讀 ə；鐸合韻、末韻見組、曉組白讀 /o/，
文讀 /uo/，影組讀 /uo/，例如“郭”白讀 kə，文讀 kuə，“括”白讀 kʰə，文讀 kʰuə，
“豁”白讀 xə，文讀 xuə，影組字很少，參考《十五》“斡”*uo。中古末韻 *uot，鐸合

韻 *uok，以上可概括為：

(4) o→ o/k_k
(5) o→ uo/h,∅_ k
(6) uo→ o/k,x_t,k
(7) uo→ uo/∅_t,k

顯然，以上三韻根據聲母的不同而分野。規則（4）（5）表現出見組與曉影組的
區別，規則（6）（7）表現出見曉組與影組的區別，暗示見組與影組曾經的發音部位
並不相同，亦即軟顎 [+velar]與聲門 [+glottal]的差異使得同韻字根據聲母而分化，曉
組似介於二者之間。介音的增刪使得三韻的分合關係不如煙臺般直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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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外轉攝合口三等韻

3.2.1. 薛合韻精組

中古薛合韻 *iot，薛開韻 *iat，按規律今讀應當分別為 /ye//ie/，正如登連片西南部
與青萊片所見。而在龍口至文登一線以東以北的區域，薛合韻文讀與薛開韻有別，白讀

則與薛開韻合流為 /ie/，例如：牟平“絕”白讀 ʨiə，文讀 ʨyə，“雪”ɕiə；棲霞亭口“絕”
ʧyə，“雪”白讀 ʃiə，文讀 ʃyə；文登“絕”ʦiɛ，“雪”siɛ；等等。這種合流現象看
似只涉及“絕雪”兩個常用字，未免使人懷疑涉及特殊的例外變化，是孤證。

然而，平行於入聲韻的“薛合=薛開”，同攝的陽聲韻同樣存在“仙合=仙開”的

現象，如蓬萊省志“全”ʧʰan，“宣選旋”ʃan；2榮成人和“全痊泉”ʦʰian，“宣選旋”
sian；等等。同理，平行於山攝“仙合=仙開”的現象，臻攝也存在“諄 =真”的現象，
如長島“竣”ʧən，“皴”ʧʰən，“旬”ʃən；榮成崖頭“俊駿峻”ʦin，“旬荀詢循巡殉”
sin；等等。文獻裡面山臻攝的記錄亦然，如《詳解》“天”韻部“錢泉”*ʦʰian，“先
宣”*sian，“人”韻部“進竣”*ʦin，“信馴”*sin；《漢英》“鐫”ʧien，“泉”ʧʰien。

《字本》《配音》〈登州〉“絕雪”的讀音雖無法直接獲悉，卻可推導得出，試以〈登

州〉的聲韻拼合關係觀之：

表 1  〈登州〉噝音聲母與中元音韻母拼合關係表 3

*ie *ye *ə *uə *yə
*ʦ 則 坐

*ʦʰ 策 錯

*s 色 索

*ʧ 姐 爵

*ʧʰ 且 綽

*ʃ 舍 說 勺

〈登州〉車遮 /e/有別於歌戈 /o/，據此首先排除“絕”讀為 *ʧuə的可能。其次，
按照煙臺聲母的演變規律，精組開口三等當與知三章合流為 *ʧ，因此可排除讀 *ʦ的
可能。最後，*ʧye的位置顯然是個空格，因此“絕”只能讀為 *ʧie。至於“雪”讀 *ʃie

2 舌葉聲母使得音節由細轉洪 *i→∅/ʧ_，屬於後起的變化。
3 在煙臺文獻擬音裡面，《詳解》等傳統文獻的 *ʦi、*ʦy等價於《配音》等記音文獻的 *ʧi、

*ʧy。前者看不出分為兩組的傾向，視為一組聲母是音位化的處理。後者記錄表層的音值，將其
析為 *ʦ、*ʧ兩組，兩組聲母互補，分別拼合洪音與細音。現代材料如芝罘、萊陽等，洪音拼合
ʦ組，細音拼合 ʨ組或 ʧ組，與《配音》的處理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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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 *ʃye抑或兩讀，則無可稽考。《字本》*ʦye、*ʦʰye、*sye雖然都不是空格，但是
這三個音節以“拙啜說”為代表字，從用字習慣來說，它跟〈登州〉一樣只用薛韻章

組字，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精組的 /ie/。而且，從陽聲韻*ʦyan、*ʦʰyan兩個空格透露的“仙

合=仙開”也可倒推出“薛合=薛開”。所以，《字本》這兩種表現均提供了正面證據。《配

音》*ʧ不與 *yen相拼，而 /ie//ye/的音節分佈情況與〈登州〉一致，見 3.2.3節。

以上構成系統的文白異讀現象，文讀四呼俱全，白讀只有開齊合三呼，撮口呼

的消失當從音節結構內部尋找線索。在這些音節之中，齒齦聲母 *ʦ具有銳音特徵
[+acute]，傾向於使後元音前化，介音 *i與韻尾 *n、*t部位均為前 [-back]，且具有
展唇特徵 [-round]，而音節中唯一的後圓唇 [+back, +round]成分 *o、*u處於 [-back, 
-round]前後包夾的環境之中，繼而被同化為舌位等高的前展唇元音。規則寫為：

(8) o→e/ʦi_n
(9) u→∅/ʦi_ən
(10) o→e/ʦi_t

“絕雪”的現象平行於“全宣”，因此圓唇成分的失落當在入聲消失之前。倘若

韻尾 *t先行失落，圓唇韻腹 *o便不再處於 [-back, -round]的包圍。音變的制約條件被
破壞後，*ʦiot變為開音節以後只能演變為撮口呼。只有在保留韻尾的前提下，入聲韻
的音節結構 *ʦiot才能與陽聲韻 *ʦion一致，也就具備了同等的音變環境，繼而走上同
步的演變道路。

同時，棲霞觀裡的情況值得我們留意，該方言點“旋”ʃian，“俊”ʧiən，“絕雪”
卻是 ʧyə、ʃyə，亦即陽聲韻與入聲韻不相平行。這樣的情況極其少見，因此規則的先
後順序需要有所調整。棲霞觀裡入聲消失在先，規則（10）的條件不復存在，如此薛合

韻只能讀 /ye/，陽聲韻的圓唇成分之後再失落。包括棲霞亭口在內的登連片東北部圓唇

成分先行失落，入聲之後才消失，因此陽聲韻 /ian//in/與入聲韻 /ie/平行。

圓唇成分失落的現象還見於灰泰合韻、祭合韻、支脂合韻、桓韻、魂韻的端系字，

其中桓韻相較於其它韻多出元音前化的過程，即桓歡併入寒山：

(11) o→ a/u_n
(12) u→∅/t,ʦ_əi,an,ən

這些音節的聲母、韻腹、韻尾特徵均為 [-back, -round]，其結構與規則（8）（9）
（10）類似，合口混入開口與撮口混入齊齒兩種現象演變機制相同，背後運作的規律亦
無實質差別。規則（12）屬於登連片的普遍特徵，甚至波及到接壤的青萊片東部過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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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如萊州、平度北部（于克仁  1992: 8–9）、即墨北部（趙日新等  1991: 3–4）等，直至
今日仍幾無例外；規則（8）（9）（10）只局限於登連片東北部，曾經也是轄字範圍很
廣的層次，現代則以殘餘的白讀形式存在於底層；二者共同點是均呈現東多西少的總體

態勢。“絕雪”兩個入聲字呈現的規則，跟與之平行的陽聲韻規則實為一體之兩面。

3.2.2. 薛月屑合韻見系與藥覺韻見系

中古薛月屑合韻 *iot，藥覺韻 *iok，兩韻僅在登連片東北部的蓬龍小片、牟平、威
海有別，例如：蓬萊南王“決”cyɛ，“缺”cʰyɛ，“學”çyə，“藥”yə；乳山夏村“決”

cyɛ，“缺”cʰyɛ，“月”yɛ，“覺”cyo，“卻”cʰyo，“藥”yo；等等。文獻顯示，
早期萊州、芝罘、福山也保持著兩韻的對立，可知歷史上 /ye//yo/有別的範圍大於現代。
萊州西南部相較於東北部更易受到通語影響，故《字辨》兩韻合流而《十五》《雜字》

保持對立，該對立在現代萊州已消失。芝罘、福山早期的對立層次也因作為區域中心

的緣故而被徹底推平。

薛月屑合韻與藥覺韻今讀的區別在於中元音韻腹的前後差異，追根溯源，韻腹的

共時差異源自韻尾的歷時差異。薛月屑合韻的齒齦韻尾 *t部位偏前，[-back]特徵使得
元音 *o前化為 /e/，藥覺韻的軟顎韻尾 *k部位偏後，[+back]特徵使得元音 *o繼續保
持 /o/不變。原本前後對立的韻尾 *t、*k消失之後，作為補償，代之以元音 /e//o/的前
後對立，規則如下：

(13) io→ ye/k_t
(14) io→ yo/k_k

登連片西南部與青萊片兩韻合流，至此再無車遮、歌戈之分，可以採用薛鳳生

（1986: 43）的方法，從“十三轍”的“乜斜”、“梭坡”各取一字，以“坡斜”指稱
合流後的韻部 /ə/：

(15) e,o→ ə/y_#

3.2.3. 藥韻精組

就現有調查而言，藥韻精組僅在長島、龍口、牟平存在異讀，白讀歸歌戈合口 /
uo/，文讀歸歌戈撮口 /yo/，例如：長島“雀”ʦʰuo，“嚼”ʧuo，“鵲”ʧʰuo，“削”
ʃuo；龍口“削”suə，“嚼”ʧuə，“雀”ʧʰuə；牟平“嚼”白讀 ʦuo，文讀 ʨyuo，“雀”
白讀 ʦʰuo，文讀 ʨʰyuo，“削”白讀 suo，文讀 ɕyuo。

《字本》《配音》藥韻精組的讀音雖無法直接獲悉，卻可推導得出，試以《配音》

的聲韻拼合關係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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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配音》噝音聲母與中元音韻母拼合關係表

*ie *ye *ɤ *uə *yə
*ʦ 則 作

*ʦʰ 拆 錯

*s 塞 鎖

*ʧ 者

*ʧʰ 掣

*ʃ 蛇 說

《配音》車遮 /e/有別於歌戈 /o/，據此首先排除讀為 *ie、*ye的可能。其次，*ɤ
源自德職莊陌麥韻和戈韻幫組，亦可一併排除。再者，如前所述煙臺的聲韻演變規律，

藥韻精組理論上當讀為 *ʧyə，正如〈登州〉“爵綽勺”三字所見。最後，《配音》在
*uə、*yə位置上的大量空格表明，能夠容納藥韻精組的位置有且僅有 *ʦuə。《字本》
“鵲”*ʦʰyo，“削”*syo，而 *ʦyo卻是空格，可知“爵嚼”讀為 *ʦuo。

藥韻精組為薛合韻精組提供了控制變量法的對照組，在聲母 *ʦ、介音 *i、韻腹 *o
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韻尾部位的前後決定了演變的方向：只要韻尾部位為前 [-back]，
圓唇韻腹就會向前轉移；只要韻尾部位為後 [+back]，圓唇韻腹就不會向前轉移，反而
使得介音 *io→ *yo→ uo從前往後轉移。二者合而觀之：

(10') io→ie/ʦ_t
(16) io→uo/ʦ_k

3.3. 前中元音類

3.3.1. 末韻

末韻在蓬龍小片和青萊片沒有異讀，而煙威小片末韻普遍存在兩種讀音類型，且

在威海與煙臺的表現存在差異。威海白讀歸車遮 /e/，文讀歸歌戈 /o/，例如：榮成靖海

“撥”白讀 pe，文讀 po，“潑”白讀 pʰe，文讀 pʰo，“掇”白讀 te，文讀 to，“脫”
白讀 tʰe，文讀 tʰo。煙臺文白讀皆歸歌戈 /o/，白讀為開口 /o/，文讀為合口 /uo/，例如：
海陽省志“奪”白讀 tə，文讀 tuə，“脫”白讀 tʰə，文讀 tʰuə；等等。兩相比較，威海的
/o/等價於煙臺的 /uo/，而 /e/在威海完整保留了下來，是煙臺 /o/的前身。煙臺 /o/來自
後續的中元音中和，詳見 3.3.2節。

中古末韻 *uot，演變為今讀 /e/至少需要三個步驟：介音脫落、元音前化和韻尾脫
落。那麼具體順序到底如何？根據規則（11）（12），圓唇成分失落在元音前化之後，
根據規則（10），圓唇成分失落在入聲消失之前。因此末韻白讀規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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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o→ e/u_t
(18) u→∅/t,ʦ_et

規則（17）（18）機制如下：發音部位偏前的韻尾 *t先行牽引 *o水平前移為
*e，作用於任何聲母之後，平行於規則（8）（10）；儘管唇音聲母後的 *u在表層脫落，
如《字本》，然其底層歸根結底仍可視為 *pue；軟顎聲母 *k、介音 *u均有後高特徵
[+back, +high]，二者相當契合，因而介音 *u得以保留，正如環翠“聒”白讀 kuɛ、“豁”
白讀 xuɛ所見；除此以外，處於齒齦聲母 *t、*ʦ，非後韻腹 *a、*e、*ə，前韻尾 *i、
*n、*t包圍下的介音 *u脫落是登連片的普遍規則，前文備述；上述兩步完成以後，
塞音韻尾功成身退，最後失落。正如《字本》所見，末韻歸車遮 /e/輒與德職莊陌麥韻

無別。

3.3.2. 德職莊陌麥韻

中古後期德職莊韻 *ek，陌麥韻 *ɛk。今四韻絕大多數不分，僅有“額”等少數陌
麥韻字仍可看出與德職莊韻的區別。額，《字辨》*iai歸皆來，芝罘、牟平等地除歸歌
戈的文讀外還有歸車遮的白讀 /ie/，用於“額勒蓋”一詞，有些材料不明本字徑直寫作
“夜”或“頁”。兩種顎化的讀音均見於《中原》，理應存在繼承關係或有共同來源，

其演變路徑為：*ɛk→ *iɛk→ iɛ~iai。德職莊韻與陌麥韻的區別可以視為底層殘餘，但

主流的演變方向始終還是合流，共同起點可表示為：

(19) ek,ɛk→ ek

這相當於《韻略易通》（1442，下文簡稱《易通》）“庚晴”韻部的入聲。*ek
此後的演變，音值上表現為單元音與複合元音兩個方向，音類上則分屬車遮、歌戈、

齊微三種。

歸車遮。《易通》“遮蛇”韻部僅有齊撮兩呼 *ie、*ye，*e、*ue的空格正好順
水推舟吸引音值相近、同時也只有開合兩呼的德職莊陌麥韻 *ek、*uek以及末韻白讀
*et、*uet填補。劉祥柏（2023: 447）稱德職莊陌麥韻的這種演變方向為“車遮型”，

特徵是“歌戈與車遮對立不混，德麥韻與歌戈同樣也保持對立”。在這種類型下，德

職莊陌麥韻事實上與獨韻無異。這正是威海除乳山崖子外絕大多數地區的情形。

歸歌戈。該類型分佈於登連片除威海以外的地區，具體過程是 *o、*ue先後併入
*uo。第一步如 3.1.1節所述，煙臺經歷過一步到位、無條件的規則（2）（3）兩種變化，
於是 *o自齒齦聲母 *to、*ʦo至軟顎聲母 *ko的位置全部成為空格。雙唇聲母 *po與
*pe同理，在音位上可處理為 *puo。因此，*o已不復存在，而開口呼與之失去對立的
*e即可視為填補其原先的空缺。第二步是 *ue、*uo合流，*e、*o開口呼對立組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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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消失為德職莊陌麥韻 *ue併入 *uo提供條件。*ue的分佈範圍相當有限，僅見於雙唇
聲母 *p和軟顎聲母 *k之後，因此只需要中和 *pue: *puo與 *kue: *kuo兩組對立即可。
規則如下：

(20) ue→ uo/p,k_#

介音 *u具有圓唇特徵 [+round]，使得後面的 *e感染了圓唇色彩，因而車遮 *ue
比較容易與歌戈 *uo實現中和。而在威海，這樣的中和並不會發生，因為威海的演變
方向剛好與煙臺相反，從而構成齒齦聲母 *te: *to、*ʦe: *ʦo和軟顎聲母 *ke: *ko的
系統對立。既然無法在開口呼創造出空格，雙唇、軟顎聲母合口呼 *pue: *puo、*kue: 
*kuo的對立自然不會受到空格帶來的中和壓力。因此，煙臺的中和化需要建立在兩個
前提下，一是音系內部對立對系統消失帶來的空格，二是以雙唇 [+bilabial]作為語音
基礎。此外，規則（20）的中和使得末韻幫組和見系的文白層次失去區別，而端系與
讀同末韻的特字“劣”則因為介音 *u脫落變成開口呼的緣故，仍可看出原先前元音
*e的痕跡。

歸齊微。該類型只存在於青萊片。單元音 *e、*o和複合元音 *ei的分野，取決於
登連片和青萊片兩地介音 *u的分佈情況。如規則（12）所述，登連片蟹止攝諸韻合口
端系介音 *u脫落，進而佔據 *tei、*ʦei的位置。*e出於音值接近和互補原則歸車遮以
後，在 *ei的排擠下，後續自然難以複化，因此今讀仍為半低至半高區間的中元音。
青萊片僅有少數地區部分脫落介音 *u，其餘絕大多數地區並不執行規則（12），於是
齒齦、軟顎聲母位置上 *ei的空格吸引 *e走上複化的道路：

(21) e→ ei

綜上，膠遼官話曾經普遍具有 *e、*o前後兩個中元音音位。德職莊陌麥韻歸車遮

是登連片和青萊片共同的邏輯起點，伴隨著相關音系規則的餽給或阻斷作用，使得後

續演變方向存在地域差異，中元音自然而然成為膠遼官話韻母系統內部差異最大之處。

在登連片，表現為同一演變方向的四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 *e、*o在開合撮三呼對立，繼承自《易通》。該階段保留了德職莊陌麥

韻的獨立地位，反映了入聲舒化以後，因互補併入車遮且與歌戈中和之前的最早狀態，

以威海為代表。加上地處半島最東端的緣故，該地呈現了最古老的中元音韻母格局，

中元音韻母共七個：/e//ie//ue//ye//o//uo//yo/。

第二階段 *e、*o在合撮兩呼對立，體現了 *o、*uo合流以後、德職莊陌麥韻 *ue
併入 *uo以前的階段，如《韻譜》《字本》《註略》，中元音韻母共六個：/e//i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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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uo//yo/。這種格局方言裡面不多見，乳山夏村可能是僅有的例證。乳山夏村的 /o/是邊
緣音位，一者歌鐸韻的表現與煙臺一致，合流為 /uo/，/o/大多出現在幫組，個別見系
字當是文讀，二者德職莊陌麥韻保持獨立。因此，乳山夏村 /o/併入 /uo/的同時還保留著
/e//ue/，六個中元音韻母也符合煙威交界的過渡狀態。

第三階段 *e、*o只在撮口呼保持對立，分佈於煙臺北部的牟平和蓬龍小片，中元
音韻母共五個：/e~o//ie//ye//uo//yo/。該階段車遮 *ue與歌戈 *uo完成中和，典型代表
是《詳解》《配音》《漢英》〈登州〉。

第四階段 *e、*o徹底合流，分佈於登連片西南部，中元音韻母共四個：/ə//iə//uə/
/yə/。早期福山、棲霞處於第二階段，芝罘處於第三階段，在規則（15）（20）的作用
下，現代則都在第四階段。四個階段總結如下表：

表 3  膠遼官話登連片中元音演變示意表

開 齊 合 撮

車遮 e↓ ie ue↓ ye↓
歌戈 o→ uo yo↑

青萊片可以分為萊州與非萊州兩大類，因為德職莊陌麥韻歸齊微 *ei的緣故，中元
音韻母最多只有五個。萊州早期如《十五》《雜字》*e、*o在撮口呼保持對立，加之
末鐸韻的 *o、*uo保留至今，中元音韻母保持在五個：/ie//ye//o//uo//yo/。雖然表面與
登連片第三階段相同，然而登連片 /e~o/與萊州 /o/包含的韻類和具體的過程均不相同。
在此基礎上執行規則（15），即是《字辨》與現代萊州的情況，約等於登連片第四階
段，中元音韻母也是四個：/ə//iə//uə//yə/。萊州以外的青萊片既沒有 /ye//yo/的對立，更沒
有 /o//uo/的分野，因此中元音韻母只殘餘 /iə//uə//yə/三個，省併最為激烈，以〈濰縣〉
為代表。兩類情況總結如下：

表 4  膠遼官話青萊片中元音演變示意表

開 齊 合 撮

齊微 ei uei
車遮 e↑ ie ue↑ ye↓
歌戈 o→ （←）uo yo↑

縱觀膠遼官話，中元音數量從威海的兩個，發展到煙臺北部不成系統的兩個，減

少到煙臺南部和青萊片的一個，青萊片甚至大多只有齊合撮三呼。就地理位置而言，

自東向西、自北向南是逐漸簡化的。登連片第一、三、四階段分別對應三種中元音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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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格局，亦即劉祥柏（2022: 396–401）提出的“兩分型、洪混細分型、合流型”。
這也符合近代以來中元音分佈日漸萎縮的總趨勢——《中原》*e系的先天 *ien、廉纖
*iem，*o系的桓歡 *uon，與寒山 *ian、*uan同監咸 *iam持續中和。待到徐孝（生卒
年不詳）《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下文簡稱《圖經》）之時，*e、*o的對
立僅存在於陰聲韻，即該書的拙攝和果攝（薛鳳生  1999: 131–133），相當於登連片第
一階段三組對立的態勢。

3.4. 存古類

3.4.1. 覺韻

覺韻包括 /a//o/兩種讀音類型，前者為白讀，後者為文讀。白讀 /a/在膠遼官話相
當普遍，集中在“剝雹捉角”四字，例如：萊陽市志“剝雹”pa，“捉”ʦua，“角”cia；
文登“剝”pa，“捉”tʂua，“角”ʦia；等等。此外，有些字讀 /a/相對少見，例如：牟
平“搉”cʰiɑ，“岳”白讀 iɑ；萊陽姜疃、萊陽沐浴店“駁”pa；萊西沽河“浞”tʂʰua；等等。
此外，張祥晉《七音譜 ·卷三》（1936: 14）也有相關記載：“麻樣‘雜攃薩’亦合口
無字，而其音則登州人言‘檛戳刷’之音也。”亦即煙臺“戳”的讀音是高密“攃”

*ʦʰa讀音的合口呼 *ʦʰua。同類現象還見於新泰、淄川、博山、濟南、德州、利津、壽
光等地（高曉虹  2016: 49–51），可見覺韻歸家麻也是山東境內三種官話共享的底層。

在中古音系內部，各家大多構擬覺韻韻腹為中元音 *ɔ~*o，鐸韻韻腹為低元音
*ɑ~*ɒ，前者往往比後者更高。而從膠遼官話的實際情形來看，結果恰恰相反，覺韻 /a/
無論如何總是比鐸韻 /o/更前且更低。對此必須重新闡釋：膠遼官話保留了中古鐸覺有
別的層次，且音位對立模式有所不同。覺韻從未與其它韻類合流，它填補了陌麥韻高

化留下的空格：

(22) ak→ ɛk

自此，覺韻 *ak取得江攝二等的地位，繼續保持與鐸韻 *ok的分別，入聲消失以
後自然與合盍曷韻一併歸家麻 /a/。覺韻與鐸韻歸歌戈 /o/是文讀日漸覆蓋的結果，最
終使 /a/成為殘跡。

3.4.2. 屋燭韻知章組

屋燭韻知章組文讀為 /u/，白讀為 /y/，例如：萊西馬連莊“贖束蜀屬”ʂu，“叔淑熟”
ʃu；海陽二十里店“妯”ʧu，“叔”白讀 ʃu，文讀 ʂu，“屬”ʃu；等等。該層次與《中原》
相同。《中原》屋燭韻知章組共有兩組最小對立對，一是入作平“淑蜀孰熟塾”*ʃu與“贖
屬”*ʃiu的對立，二是入作上“觸束”*ʧʰu與“畜”*ʧʰiu的對立，讀為細音者與術韻
同音。造成洪細差異的原因是，屋燭韻知章組 *ʧiuk的洪音化自《中原》至《圖經》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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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膠遼官話白讀亦然，文讀 /u/還沒完全覆蓋演變滯後的白讀 /y/。這本質是介
音消失速率的問題。

4. 總結

文章探討了膠遼官話中古入聲韻的九個專題，根據歷史文獻和現代方言的情形，總

結出中古以降的演變過程。膠遼官話中古入聲韻的演變，登連片有三大趨勢：第一是後

圓唇成分的大範圍消減，表現為 *o的前展唇化和 *u的失落；第二是塞音韻尾發音部位
的前後決定韻腹發音部位的前後，張光宇（2000: 467）說，“主要元音的發展變化，主
要受制於韻尾和介音，偶爾也可以見到聲調和聲母所起的作用。在這方面，韻尾常常必

須分發音方法（鼻音、塞音）和發音部位（雙唇、舌尖與舌根）。就發音部位來說，舌

根與非舌根的分野（即後與非後的區別）尤其重要”，這當真灼見；第三是*e、*o的中和，
透過地域上的共時差異可以窺見歷時發展的每個階段。青萊片雖有一些與登連片的共同

點，但總體的文白異讀遠不如登連片複雜，大部分韻類的演變方向與通語保持一致。以

下根據演變機制的異同將文中所列 22條音系規則分門別類歸納如下，作為全文的結尾。
從中既可找到中古入聲韻在膠遼官話發展的共性，也可窺見內部的顯著差異。

後中元音前化：（1）o→ a/k_p,t（合盍曷韻，登連、青萊）；（8）o→ e/ʦi_n（仙合
韻精組，登連）；（10）o→ e/ʦi_t（薛合韻精組，登連）；（11）o→ a/u_n（桓韻，
登連、青萊）；（13）io→ ye/k_t（薛月屑合韻見系，登連、青萊）；（17）o→ e/u_t（末
韻，煙威）。

後中元音不變：（2）o→ o/k_k,∅（歌韻、鐸開韻，煙臺）；（3）o→ uo/k_#（合
盍曷韻、歌韻、鐸開韻，煙臺）；（14）io→ yo/k_k（藥覺韻見系，登連、青萊）；
（16）io→ uo/ʦ_k（藥韻精組，煙臺）。

合口介音脫落：（9）u→∅/ʦi_ən（諄韻精組，登連）；（12）u→∅/t,ʦ_əi,an,ən（灰
泰合韻、祭合韻、支脂合韻、桓韻、魂韻端系，登連、東部青萊）；（18）u→∅/t,ʦ_et（末
韻端系，煙威）。

前後中元音中和：（15）e,o→ ə/y_#（薛月屑合韻見系、藥覺韻見系，登連、青

萊）；（19）ek,ɛk→ ek（德職莊韻、陌麥韻，登連、青萊）；（20）ue→ uo/p,k_#（德
職莊陌麥韻，煙臺）；（22）ak→ ɛk（陌麥韻高化吸引覺韻拉鏈，登連、青萊）。

後中元音分化：（4）o→ o/k_k（鐸開韻見組，萊州、威海）；（5）o→ uo/h,∅_k
（鐸開韻曉組、影組，萊州、威海）；（6）uo→ o/k,x_t,k（末韻、鐸合韻見組、曉組，

萊州、威海）；（7）uo→ uo/∅_t,k（末韻、鐸合韻影組，萊州、威海）。

前中元音複化：（21）e→ ei（德職莊陌麥韻，青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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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音註雜字》，作者不詳（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年代不詳）。

二、現代方言

1. 蓬萊南王、棲霞翠屏、萊西水集、海陽方圓：語保工程採錄展示平臺。

2.  蓬萊省志、海陽省志：《山東省志 ·方言志》，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濟南：山
東人民出版社，1993），11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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